
内容简介

光华大学附中时羡慕工科，误打误撞念了文科。对于将来想做的是工程师，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转到清华大学以为可去生物系，结果却在历史系呆了两年多。本是考上留美名额，最后终是去到英国。留学想考经济史，到头来仍然不得不选择考古学。当然，最后当上了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如此曲折命运下，夏鼐均能做到其中出类拔萃者，何故？且看“民国大学生日记”系列。


《夏鼐日记》


现存夏鼐先生的日记，历时五十余年，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病危当天，即去世前二日。1931年以前部分摘录于夏鼐先生撰写自订年谱。


作者简介


新中国成立前简历


夏鼐先生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1927年以前在温州上私塾、小学和初中，1927年9月到上海上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北京，进燕京大学，次年又转入清华大学求学。1934年7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10月初，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以求出国深造，学习近代考古学。按照当时的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1935年夏，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夏先生改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先生由英国经埃及返国。他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南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夏鼐先生回国后不久，便在该处任专门委员之职。1941年夏至1942年，他和吴金鼎、曾昭燏、高去寻等调查并发掘了四川省彭山县豆芽房和寨子山的崖墓。1943年，夏先生转入由南京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被任为副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先生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时，中央研究院已迁回南京，夏鼐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副研究员升任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室内研究工作。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中央研究院所藏图书、文物资料被迁运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都随着殷墟出土的文物由大陆去台湾。夏先生当机立断，决意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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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星期日

决定乘此次益利轮赴沪，以公路不靖也。下午赴少兰家晚宴，并至祖谦的祖父榻前探病。返家后，家中设宴为我饯行，大伯、五叔、耀第、晓初、幼翰、景珊、步清、锄非、少兰皆在座，饮至10时许始罢。益利轮定明早5点半开船，故宴毕不即散，或坐而闲谈，或打麻将，至4时半饮粥后即动身，与母亲及大嫂告别。母亲耄矣，未免伤神。大姊及姬妹邀妻同至轮船送行（离家已达10次，妻秀君之送行，此尚为第一次也），［侄女］绵绵亦随来。适有微雨，13辆车赴码头。住3号官舱，风雨凄其中与诸亲族告别，痴立船舷旁，犹见秀君掀开车簾向我招呼也，心酸欲下泪，强忍而止。

7月29日 星期一

前日睡眠未足，昨宵又完全未睡，故今晨6时益利轮开行时即行安寝，抵乐清时，尚在睡梦中。午餐时，稍进二三口，即觉欲呕，乃放箸返室。阅Remarque，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不久又入睡。船抵坎门后，以风浪过大，又入内港抛锚避风。晚餐亦仅食一碗。临行时以澈夜未寝，精神不佳，如在睡梦中。今日睡足后，回忆昨景，反愈觉伤神，自问何苦自苦乃是。八年流浪尚嫌未足邪？此次益利乘客颇少，一人独占一室。孑然一身，谁与言笑，反不若去岁乘益利房舱时之乐也。睡醒时，惟有阅书，食苹果、荸荠而已。停泊时虽无风浪，然颇伤孤寂。此后如一人独行，当以乘较速之海晏轮为佳，不妨大呕一场，此种孤寂实较呕吐为更苦也。

7月30日 星期二

本来今天可以抵定海，因为风浪过大，停泊在瓯江口，不敢开动。虽在内港避风，船不簸摆，但是无聊之至，阅《西线无战事》，倦时抛卷，闭目休息，即想及家人，颇怨恨船主早知有风，何不在温多泊一两天，何苦使人在船中活受罪。又瞑想家人们现下不知作何事，一别三年，这三年中人事沧桑，变迁无穷，令人悚惧，不能再往下想了，忙拿起书来以打断思路。

7月31日 星期三

晨起后，船亦起锚开行，风浪甚大，仅早晨食土司，午晚餐皆未食，中午呕吐数口。勉强阅毕《西线无战事》（pp.1—308），眠在床上不能动弹，静听浊浪打击船舷声，单调之至。偶侧身外望，黄色的波浪滚滚向后而去，绿岛二三点缀于其间，天上白云数片，停在那儿不动，沙鸥翱翔于船旁，假使我是坐在海滩上，我必能欣赏这美景，但是现在只觉得要呕吐，哪里有闲心情。假使有亲人在旁，我也可以安慰一些，但是像这样孤零零地躺着，未免太令人难堪了。


8月

8月1日 星期四

昨晚抵定海，午后1时始开。从前有亲朋同行时，多结伴上岸游览，此次独行，殊觉无趣，故仅至码头，即行返舱。自定海以北，风浪尚静，能够进餐，无事时阅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最新世界年表》30余页。自恨从前对于日文未能深造，殊为可惜。

8月2日 星期五

晨间抵上海，即住神州旅馆中，房金3元2角，对折合计1元6角，虽未见佳，实为自己平生所住寓最昂贵之旅馆矣！时仅6时，即赴八仙桥青年会找陈凤书，据云并无其人，再至四川路青年会寻之，仍未得踪迹，殊令人失望。赴中国旅行社谒问，据云陈君尚未向社定舱，殊令人焦急。将护照交社代向意领事签字，正式购买船票。赴北京路通贸公司找王书之，知沈钧已于上月27日去世，此君人为可亲，不幸废病累年，遂致夭亡，惜哉。

8月3日 星期六

昨夜臭虫作祟，彻夜未寐，隔室牌声又扰人不止，恨甚。6时许即起身，赴八仙桥青年会访柯召君，云此间较清静，无臭虫，即搬至青年会，住828号，每日2元。赴大陆银行取款，除船票及车票44镑外，尚余40镑。将20镑汇往英国伦敦，其余20镑则购金镑票，每镑13元6角。至中国旅行社取回护照及船票，系35号D。午后至庞元龙处小坐，又至蓬莱市场晤及李俭。

8月4日 星期日

晨8时始起，一夜安睡，精神颇适，至图书室阅书。下午访林济君。返时，王书之君来访，同至荣昌祥试西装。返后至9层用膳。少顷，文奎君亦来，少坐即去。林济及李俭来，随便闲谈至8时许，王、林二君始去。与李俭至大马路，已9时许，各店多已闭门。即返舍，西装及皮箱已送来，惟零碎物件多未购置，未悉来得及否？

8月5日 星期一

上午为找寻陈凤书，又去了一个上午，结果仍无所获。先到中国旅行社去问，说是American Lloyd［英国劳埃德协会］代订。到A.L.去问，据说不知道。电话询问船局，知是Thon Cook（济利通）代订，又去询问，据云船票已取去，未留下地址。至意国邮船公司去问，也说船票已取去，系二等经济舱14号，现下地址未详。至四川路青年会一询，仍无结果，只好作罢。至内山书店购日本书3册。无意中遇及廼文及光业，同至元济堂3号晤及煜光。午餐后，稍坐，即赴商务购书，返时已4时许。至图书室阅报。少顷庞，林二君来，同返室中，沙君亦来，同至四马路味雅粤菜馆聚餐，返时已11时许矣！

8月6日 星期二

晨起后，即将商务所购之书，扎成一捆，送到守墀处，返时即顺途购物。午刻返舍，见陈凤书君所留之字条，知其住在新亚酒店。傍晚邀书之至北四川路及大马路购物，返时已9时许。

8月7日 星期三

上午6时即起，写好家信，即整理行囊。守墀来，一同上街购物，返时已11时许，赶到码头时已12时半，相差不过5分钟船即开行，危矣！访陈凤书君，下午闲谈，打桥牌，晚间9时许即睡。所坐的船是意国邮船公司的孔铁浮地（Conte Verde），吨数为18765吨，所坐为二等经济舱，为42镑，合华币500余元，余所占之房为35号D，同房四人，一为丁惠康君，系上海工部局医生；一系洪潘君，赴奥学音乐；一系胡叔之君，赴法读书。同船有清华同学邹文海君，赴英习政治；李继侗先生，赴荷兰参加国际植物学会。吴志翔及江鸿治二君亦系赴英。陈凤书君同室者，卓东来君，赴英习经济；刘文腾君，赴英习纺织；张德粹君，赴丹麦习农业。晚间，俞大缜来访，有傅孟真先生介绍信：

夏先生：惠书敬悉，感之。弟之大姨俞大缜女士与兄同船，路上乞多予照顾，至感。兄到英后入何学校，乞示知为幸。专此，敬请学安傅斯年七月十七日

8月8日 星期四

今日船行颇簸摆不定，上午吐三次，下午吐二次，虽吞服中西药房所购之晕船药，亦不见效，三餐未食，偃卧床上，听隔室亦作呕吐声，难过之至。今天尚是海行第二天，已饱受教训而已，以后20余天，不知如何度法，思之未免悚惧。呕吐稍止时，阅江绍源之《发须爪》，乃研究中国迷信之书也。今日精神极为不佳，如在梦中。但又转想到年来的生活，何尝非在醉里梦中只顾向前盲目地冲进，不顾一切，等到将来梦回酒醒时，不知又将作何感想。船正簸摆，心中作恶，不能作苦思，但是这些问题便是苦思也无法解决！

8月9日 星期五

船行稍平静，有微雨，坐在甲板上靠椅上，海风斜吹，雨丝拂面，满天皆是灰云，海水作单调之波皱，乏味之至。傍晚，船抵香港，写一封信给家中，与陈君、刘君上岸。香港系山岛，满山灯火，如群星罗列，亦一伟观也。由九龙码头行至小轮渡处，港币1毫至尖沙嘴，呼车1毫至德辅路永安公司附近购物。沪币1元仅当6角5分，1镑当9元8角。购银表、领带及照片，即返船。用去1镑2先令，又沪币10元。自家此次共带20镑，以作途中一切零用。闻陈君仅带7镑，深恐不敷，故预向自家借去2镑。

8月10日 星期六

昨夜船自香港开行。今日风浪尚静，三餐皆能进食。坐在甲板上阅书：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二册。下午5时半练习救命圈用法。晚间无事，与陈君坐在甲板上，仰观白云飘逸，明月隐现，为状颇有趣。海水作黝黑色，惟受月光反映处，闪闪作银白色，似鱼鳞铁甲，殊为伟观（下午曾睹飞鱼，长二三寸许，有翅，飞离海面二三尺，远达二三丈，有时十余成群，有类蜻蜓戏水，亦一奇观也）。浴在银色的月光中，最易引起回忆的灵潮，我想起幼年时夏夜坐在家中庭院内，仰观月星的光景；又记忆到其后，这种家庭的享乐渐减少，换成清华园中月夜独自徘徊，谁料一年后的夏夜，却在这大海孤舟上望月呢！世事多不可预料，事后回想，常使人兴嗟！

8月11日 星期日

阅书：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一章。

船行尚定，与陈、邹、李差不多打了一天的桥牌。上午至音乐厅，观天主教徒做祷告仪式，状颇尊严。下午无事，坐在甲板上与程其襄君闲谈，程君系四川人，曾在德国习数学二年，此次系再度赴德。据云在德费用，每年均在一千七八百元，如高中毕业，在德学习四五年亦可得博士学位，盖德国学制无学士或硕士学位，如能读完功课，随一导师作成论文，经过口试，即授博士学位也。此君颇健谈，娓娓不倦。晚间观电影。返时坐在甲板上赏月亮，今天是阴历七月十三日，月已近圆，疏星淡淡，另具风味，波浪不大，拍舷作声与月下人语声相呼应。至11时余始返舍而睡。

8月12日 星期一

今天风浪更静，虽四顾茫无涯涘，而波平如镜，有类春日之西湖，水波稍有起伏，而波纹漪涟有如细锦，更增妩媚。傍晚时打牌打得起劲，忽仰头见窗外晚霞流丹，为状极美，不禁推牌欢呼，联袂出休息室，依船舷望晚霞。海行已有数日，对于海景，渐觉厌倦，以海中所见，不过海水与青天而已，天上白云虽多变化，但家居海隅，饱睹夏云奇峰，海水之变化更为单调，由波平如镜至怒涛汹涌，虽程度不同，初睹时颇惊其伟大，但日久即觉生厌。今在海中观晚霞又多一奇景，时红日已入水平线下，天际所留残霞，由深紫而浓红，而橙黄，而黄绿，而蔚蓝，加以云朵数堆，如紫，如烟，遮蔽其前，作深黑色，合此种种颜色，反映入海浪中，如浪波碎成万片采锦，其灿烂之状，实为惊心动魄之至。

8月13日 星期二

自离沪以后久未阅报，今日抵星州，始知陈公博、顾孟馀随汪精卫下台，何应钦亦辞，王宠惠有返回继汪之希望。国事变化，尚未可料。

昨夜12时许始睡，今晨9时始醒，已近新加坡，四周常见小岛，舟行愈近，则绿洲星布，翠树巉岩，点缀于碧海中，甚为美观，颇类瓯江入口时之光景，令人顿起乡思。更近时，则炮台、码头，洋房皆逐渐入目，11时靠岸。将靠岸时，有小艇10余，其广仅容一人，船客投银币入水，即潜入水中取出。与陈、卓、刘三君同上岸，先赴邮局投信，沿途风景有类上海静安寺路西端，洋房整洁，间以浓阴，惟此地近热带（离赤道90英里），多椰子树等，更为伟观耳。至吗咭街乐芳园午餐，费去叻币7角5分。又至理发馆理发，皆为闽人所开设。此等铺肆皆带中国式，市招中英合璧，又以多雨，店前皆有走廊以利行人。下午曾下大雨，雨后天气顿凉，但在正午未雨时，其热度亦不过如上海光景耳。至书店购风景明信片，同行者谓已困累，乃呼车而归，每部仅4角叻币。此间亦有东洋车，颇广，可并坐二人，亦为前所未见。返船补记三日来之日记。船至7时余始开行，惜未赴动物园、植物园游览也。

8月14日 星期三

船自昨日离新加坡，今日航行麻刺甲海峡中，风浪尚静。读完杨树达所著之《汉代婚丧礼俗考》。又阅完韬奋之《萍迹寄语初集》，此书系其欧游记事、文笔明洁、颇可一读，惟有时夹杂新闻记者笔调过甚，令人不快，又如述西欧之贫穷及娼妓，亦似稍嫌形容过分。西欧社会固有许多可讥蔑处，但在现下国粹主义高涨时，不必借此类叙述以长顽固派之气焰也。晚间有电影，未去看，沐浴后即睡。至于理发，船上亦有理发室，须4先令半，故昨日在新加坡上岸理发费叻币3角，约合9便士。船上有洗衣亦颇昂贵，故内衣自洗，衬衫则交其代洗。船上亦有代洗照相底片之所，每卷（120）须2先令半，较沪上贵3倍。医务处种牛痘须5先令，亦可谓昂矣。

8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船入印度洋，风浪稍大，食量尚佳，但稍觉头晕而已。无事时温习日文。下午睡觉。晚间弄桥牌。在船中每日进膳皆为西餐。自家从前仅食过二次，一次是燕京时林东海先生家中请客，一次是去年清华政治学会进城参观聚餐。这次乘船，遍尝异国风味，船中印有菜单，颇为精美，有许多东西，虽写出来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早餐为麦片浆、鸡蛋、面包、咖啡。午餐、晚餐每日不同。

今天的午餐是：

①Pickled red Salmon-Pork-rolling［腌红三文鱼猪肉卷子］，

②“Francillon”Salad［“Francillon”色拉］，

③Hot consommé in cup［杯装清炖肉汤］，

④Rice and curry［米饭与咖喱食品］，

⑤Hungarian stewed beef slice，mashed potatoes［匈牙利风味炖牛肉片，土豆泥］，

⑥Cheese-Fruits-Coffee［奶酪水果咖啡］。

今天的晚餐是：

①Rice cream soup［大米粉奶油汤］，

②Slice of dentex Leghorn style［来航鸡风味的鲷鱼片］，

③Roast mutton leg，assorted vegetables［烤羊腿，什锦蔬菜］，

④Chocolate ice-cream-pastry［巧克力冰淇淋糕点］，

⑤Fruit-Coffee［水果，咖啡］。

8月16日 星期五

今天整天航行印度洋中，但风浪尚平静，故虽在大洋中，仅稍觉头晕而已，食量尚不减平时。晨间坐在甲板上，与一闽籍华侨蔡五常君闲谈，其人系新加坡中学毕业，赴剑桥读工程，预算每年用400镑。上午温习日文。下午因为患了感冒，不很舒服，睡觉一顿。起身后写一封家信，预备明天抵科伦坡时投邮。今日船中已出通告，谓明晨9时可抵岸，届时恐无暇修书也。船明晚11时始行，有人发起赴Kandy［康提］一游，每人2镑，自家出不起钱，报名今午截止，只好眼光光地看别人去逛。晚间有几个荷兰女人在吸烟室合奏音乐。这几天听厌了单调的机轮声及海潮声，骤闻佳乐，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可惜自家是门外汉，只觉得其悦耳而已。

8月17日 星期六

今天抵科伦坡（Colombo），是锡兰岛的首邑，上午9时许抵岸。将近岸时，有长堤一道，以阻海浪，仅开二口以容轮船出入，检验护照，故候至10时半始能登岸。船不靠码头，另乘渡轮，往返须1卢比（合华币1元）。与陈、卓、孙三君同行，另有左君及陈凌云君亦加入，一共6人登岸后，先换10先令为印币，至邮局寄信（20分）。沿途至海滨，海潮击沙岸，状至可观，令人忆及普陀之千步沙。然后雇汽车，6人3小时共12卢比。先至一英国饭店午餐，用去1卢比，乘汽车至Victorian Park［维多利亚公园］，树木颇盛，公园门口有奏乐令蛇跳舞者。市政府在其旁，建筑颇佳。又至博物馆参观，楼下系人文部，有兵器、陶器、佛像、货币、土人模型、宝石等；楼上为自然部，有动、植、矿物标本，就中以动物标本最为可观，有一鲸骨闻为1895年所获，长达八九丈。赴Kelerirya之佛寺，进门须脱去鞋帽，寺中为一坐像之佛，旁立二侍佛，左端有一卧佛，皆颇伟大，长达三四丈，卧佛与北平卧佛寺中之佛相似。殿之四壁，绘佛一生故事，五色缤纷，似为新近重修整者。出寺后，赴动物院，有狮子、象、虎、黑豹、熊、豺、猴、袋鼠之类（门票半卢比）。其中以象、虎最有意思，虎虽在柙中，见人犹咆哮作威；象则有象奴管之，颇驯善，象奴卧身其口中亦无碍。又有蚺蛇，长达27.5英尺，重220磅（165斤）。出院后，至海滨，有椰子园，工人表演爬树技术，下树后索钱。佛寺导者，动物院导者及象奴亦皆要小账，汽车夫小账为半卢比。驶回码头后，略购几张明信片及照片，即行返船。此处所见几皆为印度人，华侨甚罕，盖自新加坡以西非复属华侨势力矣。码头附近之街道完全西式，内城街市两旁为印人店肆，颇为穷困，汽车停时，常有乞者伸手讨钱。

8月18日 星期日

船昨夜开行，沿印度西洋北驶赴孟买，故依船舷而望海岸尚隐约可见，且时有罔峦起伏，在天空作水波形之轮廓。上午温习日文，赴医务处种痘，计5先令。前次吴禹铭君告诉过我，至印度须先种痘，因为他曾说起船中也有种痘，因之自已便一天搁一天，今天只好破钞。自己如依从前脾气，便要硬着头皮冒一次险，或干脆不上岸游览，现在是又要逛，又要命，只好出几块钱，算是自己做事拖延的惩罚。下午依船舷与一印度人谈话。晚间观电影，返时已10时余，又自洗汗衫及短裤。

8月19日 星期一

仍是沿着海岸向北驶，但风浪稍大，加以自己又伤了风，不很舒服。上午阅《萍踪寄语二集》，所得的印象又是贫困、娼妓，及青田人之丢丑；又读《日华辞典》所附之文法篇。下午在陈凤书君房中闲谈，陈君同房之刘文腾君系北平大学工学院1929年毕业者，与夏翼天同学，询及翼天去年考上留美，是否系同宗，盖此君误以为去年考取者为夏鼏（翼天）也，经余解释，始知其误。怪不得去年初发表时，翼天的胞兄夏鼎写信给孔耀，询问是否为其弟。晚间写信给家中，以明将抵孟买，又可以投邮也。晚间风浪颇大，写信时几欲呕吐。夜中做梦，梦见自己在家中临行时的光景，自己不知为什么事不满意大发脾气，说自咒的生气话，醒来殊觉可笑也。

8月20日 星期二

晨起时，船已靠码头，盖预定6时抵岸。早餐毕，与陈、卓二君至验护照处，验毕即登岸，与另一群3人合雇汽车3时6卢比，殊便宜。车夫系犹太人，先赴海滨观Gateway of India［印度国门］，乃1911年英皇巡阅殖民地在此登岸之纪念牌坊，与巴黎凯旋门颇相似，巍然峙立海滨，状颇尊严。又至邮政局附近兑换货币。广场中鸽子甚多，有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光影。后沿 Queen's Road［女王之路］北驶，过火葬场，至Malabar Hill［马拉博山丘］，为当地富人住区，甘地之住宅亦在焉。于Hanging Park［斜坡公园］，乃建立山上之公园，树木繁盛，绿草如茵，为海滨，门前则可俯瞰全市，房屋栉比。后赴印度庙参观，亦须脱鞋，有玉佛数座镶以金银，教徒数人正在祈祷。附近有波斯袄教之Towel of Silence［寂没塔］，闻其教徒死后，即将尸置其上，以饲鹫鸟，被啄完为登天，不能进内参观。又至Victorian Garden［维多利亚公园］，所见树木多向所未见，如仙人掌之类，吾瓯栽于小花盆中，此间所生长者高可及人。园中附设动物园，亦不外狮、虎、熊、豹之类。出园，行驶市中，经过数家市场，有一街多华人店、宅，至惠罗公司购物。返船时已11时许，汽车夫欲敲竹杠，谓6卢比系一小时之价，吾们不理他，最后予以5卢比。此间人多以欺骗手段待顾客，幸吾们人多，有恃无恐。船至下午1时始开行。下午读《日华辞典》所附之文法篇。晚间弄桥牌。

近马拉博山丘时，有所谓Holyman［圣者］，赤身涂泥，仅有一布以遮私处，住于由二茅屏架成之屋中。据云不食五谷，仅吸烟以充饥。又街市中往来之印度女人，鼻上多穿有一鼻环。额有上红点，男人额上涂黄斑。吾国中古时代之“鸦黄”，或即由于受印度之影响欤。

8月21日 星期三

船行阿拉伯海中，风浪颇大，觉头晕，进食亦稍减。与陈、卓、孙三君打桥牌，输了800多分。我们的目的，不在弄牌，是因为风浪过大，有点支持不了，借此以专注心思于一事，可以减少晕船的苦楚。晚间船上有音乐会，前次演奏的那几个女的，已经在孟买登岸了，听说在那儿演技。今晚是几个男的演奏，亦颇不错，坐在甲板上静听的人很多。此次自孟买登船者颇多，闻经济二等乘客达200余人，故甲板上的几十张藤椅坐满了人，音乐声由吸烟室中传出，悠扬动人，惜风浪略大，不能久坐，我在9时许便回去睡了。

8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的风浪比昨天更大，仅比沪港途中的略差而已。赴陈君房中，想邀他到甲板上去，谁知道他躺在那儿连动也不敢动。自己便先返房，吐了一次，中午勉强进餐，又呕吐一次。被卓君拖着去与陈、孙又来桥牌。晚间有电影，不去看了。晚餐后即回去睡觉。海行已二星期，我真有些厌倦海行的生活。曾忆幼时随母亲到慈湖外婆家去，乘了三四点钟的河船，也时常晕船呕吐。母亲常笑着说：你以后娶妻，纵使是娶乡下，也要娶近郊的，省得到丈人家去途中呕吐。谁知道自己竟是要远渡重洋，要在海中过二十多天的生活呢！

8月23日 星期五

船仍行阿拉伯海中，风浪较昨稍小。将《日华辞典》所附的文法篇读完。与陈、孙、邹三君打桥牌，又花去一天的工夫。刘文腾二天未出来进食，今晚风浪稍小，始敢出来进食。我自己虽不济事，但比他好得多。晚餐后与陈凤书君躺在甲板上话旧，说起光华毕业同学，已到海外去的是谭弼、邵云骏、陈树藩三君，已经去世的是吴华、宁有澜二君。又说起宁君去年毕业清华，预备赴美，一切手续都已办好，过沪时稍作勾留，亲友饯行，饮食不慎，致罹伤寒而亡，惜哉！9时许，吸烟室中有赛马，所谓赛马者，乃以木马六匹，各予一号数，买马票者认定号码，然后掷以“呼卢喝雉”用之粒子五，观每次所掷之某点数几粒，即某号木马进几步，先达终点为胜，购此号马票者得赢钱。船中尚有赌Sweep［一扫光］者，乃赌每日船所行之速度，欲赌者每人出1角，猜中者得总数60%，其余二相近者得15%，尚有十分之一为小账，归茶房。

8月24日 星期六

晨起风浪渐小，惟气候渐热，知渐近红海。上午晨餐后，洗澡，洗内衣，补记前三天的日记，以前三天风浪过大，一返房即睡，无暇作日记也。下午阅《考古学研究法》，系日文，颇吃力。船于傍晚驶进红海。晚间有音乐会，未去听。

8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在红海中行驶，两岸都是沙漠，气候特别炎热，为平生所未曾经历过。昨夜便曾因热得厉害，醒过几次，满身是汗。晨间7时便起来，在甲板上散步，下来晨餐，汗渗透汗衫，连衬衣也湿了。回房脱却衣服，将汗衫洗了，赤着膊，放下门簾，开着电扇，仍觉闷热。茶房进来扫地，操着不熟练的英语说“Upstairs Good”［上面好］！穿好衣服到甲板上，虽有海风，但是那赤日当空，由海水反射过来，热气腾腾。邹文海君说：“还是风浪大好受，这样热天真不可耐，怪不得这一带人民文化低落，懒洋洋地躺着，一点事情也没有心情去做。”午餐又是满身臭汗。下午睡了一觉，醒来后赤着膊，坐在电扇前面阅《考古学研究法》。晚间稍佳，9时有电影，但回到房中睡时，一爬上铺又累得满身是汗。

8月26日 星期一

船继续在红海中行驶，但纬度渐北，故气温稍减，不似昨日之炎威迫人。明日船可抵苏彝士运河，今日预修家书一封。上午阅《考古学研究法》。下午将行李收拾好，将铁箱及皮箱交与船中行李舱主任，托其代运至伦敦，每件收手续费6先令。明天上午10时可抵苏彝士运河，Thoms Cook［汤姆斯·库克］公司又组织到开罗的旅行团，每人出费5镑半，午刻可抵开罗，饭后即往逛金字塔等处，下午5时半动身返船，8时许到波赛，恰巧轮船也到波赛港了，赶上轮船。自家颇有前往的意思，花费几个钱倒不在乎，但嫌时间太匆促，逛得不痛快，连博物院也不见得能去参观。故拟将来返国时再往参观，能有机会逗留一两天最佳，否则只好以最后的机会，作走马看花式的游览。但恐由陆路返国，连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那才后悔不迭呢！

8月27日 星期二

船渐近苏彝士运河，两岸渐狭。晨起后到甲板上去，向西面眺望，沙漠上岗峦起伏，都是童山没有草木，晨曦射过来，反映作黄金色，东岸的山适在阴影中，只看见蓝灰色轮廓而已。上午10时抵苏彝士埠，停泊一小时许不靠岸，有阿拉伯人上船卖明信片等。由苏彝士开行后，便在运河中行驶了，这长90哩的运河，须要12时始驶过，闻须纳费900镑。这河宽100至175码，仅容一船驶过。两岸都是沙漠，西岸尚偶见树木，东岸竟完全是黄沙。驶进Bitter［苦湖］时，我便回舱睡了。下午5时许，被一艘意大利运兵船中的歌声吵醒，闻意国运兵9000人赴东非，以图克复阿比西尼亚。晚间9时许船抵波赛港，与陈、卓、刘、胡、陈五君乘渡船上岸，在热闹的街道上走了一周，此间商人信用甚劣，途中小贩更恶，如卖帽、卖糖果、擦鞋者等，追随着路人后面揽生意，聒人不已，很是讨厌，五个人食了冰激淩竟要4先令。返时，在码头近旁的百货公司购物。夜半1时返船，附近赴非洲之意轮中兵士正在高唱歌词也。

8月28日 星期三

船行于地中海内，风浪甚静，三日内即可抵意，三万里之行程即将告终。风浪一静，则觉海上生活，虽稍单调，尚为不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于航程之告终，殊有惋惜之意。连日天热，每餐饮冰水，胃部受刺激，晨起时口中满含酸苦之胃液，颇惧胃疾之重发。更为糟糕者，则为眼睑皮之红肿很厉害，看见的人便要问我眼上生了什么病，到医生处注射了二次药水，明天还要去看。下午与陈、卓、孙三君打桥牌。我对于这眼病颇怀悚惧，希望两三天内便能治愈。

8月29日 星期四

晨餐时，遇到一位在中国做过两年事的美国人同桌，闲谈中我偶然问他对于中国感想如何？他说中国现在是糟糕，不过未来的希望很大，日本也许灭了中国，但不久便要同化于中国，满清入关后的历史便是一个显例。我一听便觉得有点别扭，难道中国未来的去路，只是被人家灭亡，然后再去同化他们吗？我问他：你以为中国没有在自己努力下复兴中国的希望吗？他说：那也是可能的，但那须要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改组，很需时日。眼病较昨更厉害，虽然医生说几天以内便可痊愈，我总有些不安。下午勉强把《考古学研究法》一书阅完，此系余第一次读整本日文书籍，有些地方仍不甚懂。下午用茶点后，与陈、刘二君至二等舱访陈凌云君，系浙省特派考察欧美社会救济事业者，带小官僚气，亦《官场现形记》中人物也。晚间以目疾增剧，8时半即睡，音乐也不去听了。

8月30日 星期五

晨10时许抵Brindisi［布林的西］，船虽靠码头，但仅停一小时，故不准登岸游览。凭船舷下望，此间近码头一带，房舍尚佳，有喷水池及大理石像，但人民往来者多衣服不整，可见其地不甚繁华。附近泊有军艇，又见有飞机二架翱翔空中，盖此间为军港及航空站，故不准照相。下午至汤姆斯·库克公司临时办事处换取正式联运车票，又付茶房小账1镑。船中零食及洗衣等欠款，今日归清，我仅洗4件衬衫，每件5便士，惟这三天内到医务处2次，一共6次计90Lire［里拉］合32先令，被他敲一大竹杠，但目疾有增无减，殊为焦急。上午收捡行李，又将几个船上新相识的通讯处开下来。这几天被眼疾一闹，弄得一点兴致也没有。

8月31日 星期六

3万里的海程，今日告终。上午10时许［抵威尼斯］靠岸，提着行李与陈凤书君一同登岸。此外尚有赴罗马的孙乾、田德望、陈凌云三君，赴英伦的邹文海、吴志翔、江鸿治三君，加以北大教授张真如先生一共9人，将行李交与客栈接客，自己步赴栈中，为Hotel Pensione Dinesen［包吃包住旅馆］（S.Vio 628，Accademia）。时离午餐尚早，遂令栈中侍役导引巡览，经过市街，不甚热闹，惟甚整洁。少顷达圣马可广场（San Marco Square），广场长192码，广61至90码（有石柱500余根），三面为市肆，一面为大教堂（建于第9世纪）及大侯宫，场中一钟楼，高325呎。场中养鸽甚多，飞翔于阳光中，为状甚美，鸽不畏人，饲以玉黍，即飞至人手中啄食。至大教堂中游览，教堂四壁及天花板多以五色玻璃镶嵌成画，甚精美，雕刻亦佳。闻附近有玻璃厂，可以参观其制造经过，惟须稍购其制品数种以为酬耳，惜无暇去观，即乘公共汽船返栈。此间无汽车及电车，以其间有运河150条，桥378条，桥有阶级不便行车。公共汽船仅行于大运河中由圣马可至Accademia 仅60分。午后，坐在栈中与田、陈二君谈话，陈君知余为清华公费，又为浙江同乡，即另眼看待，殷勤询问余之通讯处。3时以前，此间市肆多休息，故3时许始出去，至圣马可教堂附近购物，顺便至附近眼科医生处看病，施行手术，费去50　Lira［里拉］，颇为心痛。晚间租小艇，4人一艇，绕大运河一周。至Rialto桥，由小运河绕道至圣马可广场附近湖心听音乐，数艘小艇挂五彩灯，有男女乐师数人奏乐唱歌，可将小艇停泊其旁谛听，但一曲吭毕，即来索线，予以2里拉。月夜坐小艇行水中听歌，风味殊不恶，步行返栈。


9月

9月1日 星期日

昨宵为蚊虫所扰未能安睡。上午须赴医生处看眼病，即就便与陈君至大侯宫参观。此侯宫建筑既伟大而宫中之装饰尤佳，雕刻壁画处处皆是，美不胜收，以决定今日离意，走马看花匆匆即过。至地牢参观，则阴森之气逼人。返栈与邹、吴、江三君一同算清账目，匆匆赴车站，离开车时间仅一分钟。上车时车中颇拥挤，车厢8人一间，如中国二等车。有意国人同车厢，其人不谙英语，以法语相谈，殊为痛苦，陈君时做姿势表示，颇为滑稽。少顷，另一意人略解英语，询问中日仍在作战否？华人四万万，何故不敌四千万之日人？我只好答以近代战争，在武器而不在人数，十年以内讲求武器，中国必报此仇。车抵米兰，车厢中仅余我与陈君2人，伸足而睡，殊为不恶。午晚二餐皆以面包及水果充饥，闻车中餐费殊昂也。车渐近瑞士，山水甚佳，湖光岚影有类西湖，至瑞士已是晚间8时余，以昨宵未曾安睡，9时许即睡，及醒已12时半，车已过瑞士而达法国。此山明水秀之瑞士，竟在黑夜中通过，故未能领略其风景，惜哉！

9月2日 星期一

上午8时许抵巴黎，由东站到北站须自雇汽车，汽车3人连行李共15法郎。余与陈、邹三人一车，吴、江二君一车，至北站有二入口，二车不相接，误以他车未至，致未能赶上火车，遂决定明晨再走。在车站附近小旅馆之二人房间，35法郎一日。下午与陈、丁至Rue de Helder［埃尔德街］之旅行社，名Les Grands Voyages［伟大之旅］。出费25法郎周游巴黎市，一部大汽车坐20余人，一个引导者在前面讲解，先用法文，后用英文。我们的座位过后，竟听不清楚，虽费了3小时的工夫，所得实在有限得很，只知道曾游过Place de Republique［共和国广场］，有大皇宫，建筑及雕刻甚美，又至巴黎圣母院，进去参观也不过如此而已。由圣母院出来沿着赛因河，沿河有旧书摊多处，过桥反顾圣母院时已近黄昏，晚霞衬托圣母院，再加以赛因河的水，风景尚佳。又赴Sacré-Coeur［圣心大教堂］，是一个矗立在山上的教堂，俯瞰巴黎市亦一伟观。返旅舍后，知陈君丢失50法郎，自己也丢了20法郎，加以眼病未愈，无心多留，决定明晨离开此间。晚间在旅馆附近散步，以未有熟人引导，又法文太差，不敢远去，10时许即返舍安睡。午餐12法郎，晚餐6法郎半，小账加一。

9月3日 星期二

晨7时许即起身，赴面包店购面包4块，又购水果数色，即赴车站。8时37分开行，正午12时许抵Boulogne［布洛涅］。海滨对岸即英国，由法赴英除此途外，又可乘Calais-Dovers［加来—多佛尔］之船。验护照后登船，船行须一小时许抵Folkstone［福克斯通］，闻海峡多风浪，此行幸尚平静。登岸后须验体及行李，但对于小件行李不必打开，以蓝粉笔作一记号即算验过。对于体格，亦仅检查是否有肺病及花柳病，甚为草率。登火车后，心中大慰，已安抵英国矣。英国火车，较意、法为佳，意国有车厢，反觉气闷，法国钢车，无车厢，如中国蓝钢车，惟窗大，作椭圆形，无桌，英国则有桌，可放置东西。下午6时抵伦敦之Victoria［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后唤一Taxi［出租汽车］，至Gower St.91［高尔街91号］之China Institute［中国协会］，承干事张似逊君又以汽车送我们至Horewood Hotel［哈伍德饭店］，又至顺东楼食中国菜。回来发现丢失皮包，尚有用剩之7镑及支票、行李票，侍者谓曾踢及一物，即皮包也，赏以1镑。连日辛苦，颇为困倦，故即安睡。今晚所见令人觉得新奇者，一为专卖生育制节书籍、用具之店铺，一为栈房中锁匙附以大铜牌，书明如贵宾误带去此匙，请交邮寄回。

9月4日 星期三

今晨下雨，穿着雨衣与陈君出去找程德泰君，谁知道将Albert Street［阿尔伯特街］，误为Albert Road［阿尔伯特路］，虽找到68号却是空房子，白跑一场。回来时看见Portland Station［波特兰车站］，知道中国公使馆便在这里附近，顺便即去一趟，收到学校中所发的公费证明书，但款项仍未寄来。返高尔街之中国协会，请干事张似逊君介绍住所，张君开了几个地点。我们去看，在高尔街的，每星期连早餐30先令左右，屋虽差不多，但嫌过昂，且我们尚欲住在人家的Family［家庭］中，以便有与英国人接谈之机会，故拟明日再决定。晚间又去访程德泰君，据云政经学院共有60余中国同学，正式生仅20余人，因入学手续相当麻烦，须俟与教授接谈后始能决定，常有要求遭拒者。至于住所方面，此间阿尔伯特街尚廉，每星期14至17先令，连早点在内，但房子不好，冬天几不能居住云。在中国协会遇到谭季甫及曾宪朴等，据云乡间房子颇佳，约明日往彼处看房子去，每星期约35先令，膳费在内。

9月5日 星期四

上午与陈君至Goodge St.［古德吉街］，乘地底车至South Wimbledon St［南温布尔顿街］，谭君已在鹄候，第一次乘escalators［自动阶梯］，乃同至曾君处，房东太太极客气，代为打电话询房子，始知已出租。又至Mostyn St［莫斯廷街］20号Mrs Pierce［皮尔斯夫人］处，有二间房出租，一为25先令，一为35先令，连膳费在内，当时即决定二人暂住一处，将来再行分开，遂行进城。乘地底车至London Bridge［伦敦桥］上Monument［纪念碑］一望，此为一大塔，高202呎，乃纪念1666年之伦敦大火者，阶梯共311级。至附近午餐。下午乘地底车至Charing Cross Rd.［查令十字街］，在Embankment Park［泰晤士河畔公园］休息一会儿，然后至Houses of Parliament［议会大厦］，今日不开放，仅参观Hall of Westminster［威斯敏斯特大厅］有历史价值之处，如Charles Ⅰ［查理一世］站立听宣布死刑之处，皆有铜牌说明。经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特教堂］，未进内参观。沿Strand St.［斯特兰德街］至Fleet St.［弗利特街］，抵Holborn Square［霍尔本广场］，足已倦，找不到Underground Station［地铁车站］，问路于人，乘Bus［公共汽车］到Tottenham Court Road［托特汉姆广场］。至中国协会看报，遇及伍启元君。途中遇及邹、江、吴三君。返栈房时，告以明晨将离栈。

9月6日 星期五

晨起，整理行李，唤汽车赴新居，连小账10先令。至后，始知小房间已为他人所定，其人下星期五来，将来须另谋办法。下午谭、曾、周三君来，约至顺东楼晚餐。他们三人至附近网球场拍球，我与陈君坐在旁边看着。陈君谈到燕京学生近年生活之奢侈，今年有百余人组织一跳舞会，几乎每星期跳舞，同学每年费用平均约600元以上。曾君谓英国学生不如此，恐美国亦未必如此。中国人学人家的东西，专学坏处而变本加厉。6时许，乘地底车进城，来回仅8便士。顺东楼晚餐后，至Piccadilly Circus［匹卡迪利广场］，有类上海四马路，途旁站有艳装女郎，只身行客经过时，要问今晚有暇否？到我家中来坐坐。惟此辈野鸡，有一优点，即为自由身，非若中国有鸨母虐待，盖贪轻易奢华生活之女郎，在此间不重贞操之国家，以此途为其职业。乘地底车返舍，已11时半。伦敦最使我钦佩者为其交通之便利，尤以地底车为最，怪不得孙中山海外归来，民生主义除衣、食、住外还提倡“行”字。

9月7日 星期六

这是搬入新居的第一天。晨9时许皮尔斯夫人来敲门说：May I bring hot water for you［要我给你们弄点热水来吗］？ 这里虽有热水管，但为节省起见，洗脸热水在厨房烧好送。这老太婆64岁了，却很健壮。她的丈夫死了六七年。她的儿子又以肺病于两年前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寡媳，在附近人家里做事。家中烹饪一切都是这老太婆自己管理。她说这座房子是她丈夫在日以1050镑购得，房捐每年14镑，现靠房租度日，只希望活到70岁可以得到养老金（每星期20先令）。下午进城，由新居至South Wimbledon［南温布尔登］车站，须时15分钟，坐地底车半小时，抵托特汉姆广场，单程7便士，来回8便士，月票1镑2先令。今天至South Kensington［南肯辛顿］之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去参观，进门大厅，陈列Eumorfopoulos Collection［犹莫福普洛斯藏品］，有一铜鸱极像上季［殷墟］发掘得之石鸱，乃购一图片，拟寄给梁思永先生。又赴楼上参观中国瓷器，颇多佳品，仰韶彩陶之实物，亦为第一次接目，惟无黑陶及柴窑，汉唐陶俑亦嫌不具。适有一英人来，谓自己甚喜中国陶器，几每星期六下午都来参观一次，询问我两耳壶之用处，仙桃有否象征，中国人喜欢宋瓷抑喜欢明清五彩瓷，被他缠了一小时。下楼匆匆参观铜器部之中国铜器，较罕见者为一周盘及唐大镜，有许多铜器与殷墟所发现者相同，但却被归入汉代去，如果殷墟材料一发表，可以矫正他们错处不少，许多死东西都可以因此而变活。6时闭门，只好匆匆地再看Rodin［罗丹］刻雕及地毯等，购了一本《中国陶俑》便出门返家。晚间与皮尔斯夫人闲谈，弄纸牌，听无线电。他们中等家庭的享受，比较中国普通最高等家庭并无逊色。

9月8日 星期日

早点后正在记日记，谭季甫、周建北二君来访，打桥牌，下午1时他们匆匆别去。午餐后，与陈君散步，无意中到了曾宪朴君寓所的门口，被他们唤进去，打桥牌。4时许返舍食afternoon tea［下午茶］。英国的风俗，每日下午4时余必有一次进茶，食点干点心；至于午餐倒并不怎样重视，普通在外工作的，都在餐馆中用膳；晚膳顶重视，普通是两道菜：一是肉食，一是布丁。我的卧室是35先令一星期，膳费在内。

9月9日 星期一

上午阅《伦敦指南》，即与陈君进城。赴中国协会阅报。赴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取简章。再赴中国公使馆，将傅先生的介绍信交进去，郭大使现在日内瓦，我也不希望一定面见他。与陈君在Oxford Street［牛津街］大街闲走，到Woodworth & Co.［伍德沃思公司］，有类上海三大公司，货价颇廉；又至查令十字街旧书肆，书价较新书约打三四折。返舍得谭君等留字，约我们往周君处，不知什么事情，或许是寻房子的事。房东说：如果二人都决定住在这里，他可以把那另一人拒绝了回去。但是我尚不能决定，只好待将来再谈。

9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曾君处，晤及曾、周二君。据云，有一座房子，三室出租，房东系曾君房东之戚友，惟须待月底始能搬进。又云，昨日来访时，曾与皮尔斯夫人小谈，对我们两人很满意，谭君笑着指老陈说：“你的拍马手段成功了。”曾君说：“中国学生比普通住客客气，对于食住一切不像他们那样动即挑眼，所以他们还是很欢迎。”皮尔斯夫人前次以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又答应了别人租住，到现在知道了我们的脾气，才后悔不迭。午餐时，皮尔斯夫人说两人同居一室，房金可减为25先令，我说将来再说吧！晚间与陈君及皮尔斯夫人闲谈，将途中所购明信片给他们看，又拣了二张送给他们，他们很是高兴，说从前不知道中国人，现在觉得中国人不错，喜欢中国人了。写信给校长及贤修。

9月11日 星期三

晨间收到曾昭燏君复信，系明信片，内云：“承询入学事，燏每日下午2时至3时半均在家，请于星期三或星期四来此一谈何如？如此两日不能来，请示知一时日，燏当在家相候也。如晤宪朴，祈为致意，燏与之久不通讯矣。专此敬复，即颂近祺曾昭燏9月10日此间最近之地道车站为Notting Hill Gate，如坐地District Line，大约直接可达。”今天本来预备到曾昭燏君处探问关于学校情形，适谭君来，同至Kemley Road［肯布尔路］周建北君处，弄桥牌，不知不觉便过了12点钟，曾宪朴君又来，便在周君处午膳。自己煮饭烧菜，听说5个人只费三四先令，真懊悔自己从前不曾学些烹饪，既省钱又合胃口。周君系复旦毕业，来英一年，闻其妻子将于后天来英作伴，租了二间房子，一共只25先令。午餐后返舍写信给国内的朋友们，开张单一看，有十数封信要写。晚间闲谈，又没有工夫写信了。

9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与陈君同时进城，我先赴意国邮船公司；托其将行李送来。即赴British Museum［不列颠博物馆］，此系世界闻名之宝藏。我因为下午2时尚有曾昭燏君之约，只得匆匆一观楼下之犹莫福普洛斯藏品，及楼上之Prehistoric Room［史前考古室］，即行出院。在ABC用膳后，乘地底车至Marble Arch［大理石拱门］，至Courtauld School of Art［考陶尔德艺术学校］，索取简章。乃赴曾君处，承曾君告以入学情形，谓考陶尔德艺术学校入学必无问题，惟欲读Phd［哲学博士］则必须经过一考试，系6月中举行，现已来不及，但可先读M.A.［文学硕士］，明年再改为哲学博士，以二者年限皆为2年，明年考取后，再读 2年亦可读哲学博士也。吴金鼎君系读哲学博士。曾君今春来英，下学期可读文学硕士，以自费关系，不能久留，故只得读文学硕士。曾君谓上学期仅读Yetts［叶兹］之中国古文字学，Horel［霍雷尔］之中国地理及补习德文。并云，中国人在外国读中国东西，殊觉滑稽，如霍雷尔之中国地理，仅足以教普通英国人，吾们所知道的比他还要多。又云，如欲入大学学院，课程较佳，惟不知能否以中国题目作论文，又补习印度文，不知能否与读学位同时进行，抑须先行补习，与学校接洽后始可决定，如欲入考陶尔德艺术学校则毫无问题云云。余告辞后，由地底车返舍。

9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London Museum［伦敦博物馆］，经过St. James's Palace，［圣詹姆斯宫］时适值御卫军换班（闻每日上午10时半至11时半。英皇在Buckingham Palace［白金汉宫］时，在白金汉宫举行，否则在圣詹姆斯宫举行），一队穿着红军衣，戴着高黑帽的兵直立在那儿，像玩具里的铅锡兵，旁边另有一队穿着黑衣的军乐队。少顷，一个红衣兵肩着国旗，由宫中出来。立在那儿旁观的三四百人有不少是英国人，脱着帽子行敬礼，三个红衣兵分派在广场的三面，挡住观众，肩旗的与挂着指挥刀的队长在广场中走上走下。我正有点看得厌了，忽然军乐声作，一个骑兵的军官引导着另一队红衣卫军，由Pall Mall［林阴道］那边过来，进到广场中后，两队都有军乐队，奏着军乐，排着队形，新来的替换旧有的位置，旧有的一队，整队出来，由林阴道那儿的宫门，入宫休息，新来的一队也整队入宫，只剩下一个站岗的红衣兵，在宫门前走来走去，观众也散了。我一看表已11时半，便先进午餐，然后到伦敦博物馆去参观。进口处陈列新得之品，向左转陈列史前时代遗物，皆系得自伦敦者。更进后一室，则系罗马时代遗物，后面系空中摄影伦敦图。由后面绕至右端，则系中世纪遗物。后面右角一室，系金银器、宝饰等物。由梯至地底，左端有一罗马时代木船，已成焦炭，壁上悬一五彩图，表示罗马时代船艘驾驶之情形。左面各室，为塑成之各时代伦敦情形，如石铜时代，罗马帝国征服英国、海盗Viking［维金编者注：8—10世纪劫掠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焚掠伦敦，颇为有趣。后面系车器及救火具。绕至右端，则系建筑遗物及监狱情形，有一Newgate Cell［新式单人牢房］之实况，令人毛发悚立。出地底室，由正厅至楼上，走廊上系皇室藏品，多小玩意儿，如扇、茶壶等。右端入则系金雀花朝至Stuart［斯图亚特］各朝之遗物，有Charles Ⅰ［查理一世］临刑时所穿之衬衣，Cromwell［克伦威尔］所用之圣经。后面则系瓷器及玻璃器。绕至左端，则系衣服室，自17世纪至20世纪之衣、帽、鞋、手套，无不毕具。又有桥，及17世纪的聚餐模型。绕至御物室，有Victoria［维多利亚］、Edward Ⅶ［爱德华七世］之衣物，及George Ⅴ［乔治五世］登极时之御服。更上一层楼，则多系伦敦建筑之模型及图画。后面（南首）则系戏剧室，有名伶所御之衣饰及戏车。议院室有各议院首领之照相及遗物，如Loyd George［L.乔治］之烟斗，Gladstone［格拉德斯通］之手杖及在校时笔记。各首相之笔迹颇富历史价值。绕至右端有儿童室，则多系儿童玩具，种类甚多，殊觉外国儿童之幸福远胜中国也。余至会客室，访问Institute of Archaeology［考古学院］之情形，Miss Crosoe［克鲁索小姐］出见，谓此间有Royal Archaeology Institute［皇家考古学会］，但不招学生，仅收会员，不知是吴、曾二君弄错，抑系另一机关。时已5时余，6时闭门，只得出院。此博物馆规模虽小，仅及于与伦敦有关之物，然收集颇完备，极富兴趣。门票星期二为1先令，三、四为0.5先令，其余各日免费，何以如此定法则不可解。出来后，由林阴道，经Trafalgar Square［特拉法尔加广场］，至Victoria Embankment［维多利亚河堤］，睹及Cleopatra's，Needle［古埃及方尖碑］，乃由埃及移来之石柱，刻有Thotmose Ⅲ［图特摩斯三世］及Rameses the Great［拉美西斯］之刻辞，旁有两“狮身人铜像”，有大战时飞机炸弹之创痕。返舍时已7时半，陈君说曾开门探望两次，颇惧余途中遇见意外也。

9月14日 星期六

在家休息。闻陈君云，谭君将于今日返Birmingham［伯明翰］，乃同至曾君处访问之，弄桥牌以为消遣。下午在家中看报。晚间Mr.Millner［米尔纳先生］来，系在此间农学院肄业者，住在陈君房中，陈君搬入吾的房中，两人同住一间。米尔纳先生系Lancashire［兰开夏郡］人，说话带有土音，颇难懂。闻系初次离家，举首望见窗外明月，即觉悄然，此亦初次离家者所难免之事也，但其人尚可相处。

9月15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下雨，坐在客厅中与陈君及米尔纳闲谈。阅The Connoisseur［《鉴赏家》］中关于中国的两篇文章，皆1933年出版之旧刊物也。午餐后，与陈君散步，返时已近茶点时间。茶后又作长谈，米尔纳颇健谈，晚餐后在餐室中听无线电，一面闲谈。我觉得住在人家中的好处是可以学得英语，坏处是多旷工夫，若旷着工夫坐着听别人谈话，不利用机会学点说英语的本领，那还是住在公寓中为佳。

9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补记12日以来的日记，又将已购得之伦敦明信片，于背面加以中国的说明。下午写四封信。晚间坐着闲谈。

9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写了二封信。下午进城，至查令十字街观旧书铺，惜无钱不能购买。旋至中国协会，晤及张君。至伦敦大学已过办公时间，乃赴中国大使馆，得陈篯熙君来信，傍晚返舍。一事未做，虚度此日。明天又要进城，接洽入学事情及取钱。路上碰到几个讨乞的艺术家，有些会拉梵哑铃编者注：即小提琴。有些会画风景人物，立在路旁拉琴，或陈设画品，或在人行道画粉笔画，路人如果看见他可怜，便给他一两个便士，但决不强讨。伦敦市内无沿门讨乞者。据云，乡间亦有沿门讨乞，都市中因有警察干涉，不敢进去耳。西洋的社会救济政策较佳，但这种乞丐仍未能免，可见现代社会仍有根本改革的必要。接曾昭燏君来信云：“夏先生，大学学院接洽有头绪否？伦敦博物馆想尚未往，以燏之意，伦敦博物馆于我等恐不甚合宜，因纯为英国考古学，英国历史已不甚长久，况于我国无大关系，是否愿与Prof.Yetts［叶兹教授］一谈后再决定，如欲与之一谈，燏当与之约定时日。盼赐复，敬颂旅祺曾昭燏上9月16日”

9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进城，至中国银行取钱。顺便至Royal Exchange［皇家交易所］，这是伦敦的名建筑之一，门前廊柱是希腊神庙式的，前面又有欧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及惠灵顿将军铜像，可以进去。中央是大天井，四周走廊有壁画，绘伦敦史迹，又有石像。皇家交易所的右面便是Bank of England［英格兰银行］，对过便是Mansion House［市长公署］，建筑也都不错。午餐后至中国协会阅报，与张以逊君商谈入学事。至伦敦大学取章程。返时至不列颠博物馆，由左首楼梯至楼上民族室，绕楼一周至埃及室、图画室、瓷器室、皇家图书馆。至楼下观埃及室、希腊罗马室、巴比伦室，已到关门时间，只好回来。我觉得伦敦人真是好福气，有这样一座大博物院，仔细观览非花一个多月不可。其中与中国有关者，如图画室中之顾恺之《女史箴图》等，瓷器部，King's Library［皇家图书馆］之中国旧版书及李秀成手迹等，有暇当再往一观。今日第一次获得家信，乃8月25日所寄出者。

9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将大学学院的Application Form［申请表］填好，又写一封致Register［登记处］的信，预备下午进城接洽。又写致曾昭燏的信，附入致叶兹教授的信。午餐后进城赴大学学院，将信交进后，雷吉斯特即介绍至Senior Tutor［高级教师］Mr.Solomon［所罗门先生］。 据他的意思，最好还是到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东方语言学校］去。此间考古学偏重西方，须懂Greek［希腊语］或Latin［拉丁语］或Egyptian［埃及语］，回去后干中国方面的考古学似不相宜。当答以此来目的欲得训练，且作小规模之研究工作，文字方面可以补习。所罗门先生云，俟Prof. Ashmole［阿什莫尔教授］返后再定。阿什莫尔教授现不在伦敦，俟其返校后定期面谈始能决定。废然告辞而出。至不列颠博物馆观中国瓷器，排列已与Guide［导览］中所述者不同，新增物品颇多，观至唐代已近5时。欲出，与杨曾威君相遇，又遇及柯召及钟道铭君。钟君邀往北京楼晚餐，遇及朱延丰君。赴钟君寓所闲谈，钟君新由苏俄游历回来，汪桂生君来询问苏俄情形。9时半始返，抵寓已10时半，陈君埋怨我，谓以为我一定遭遇意外，空为我担忧一场。

9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将致叶兹教授的信以挂号寄去。回来在家中读不列颠博物馆的中国瓷器说明。这两天为了入学的事情没有办妥，公费及文凭又没有寄来，很觉得没趣。下午赴Wimbledon Common［温布尔登公地］及Richmond Park［里士满公园］。温布尔登公地，是中世纪庄园制度下的公地，现归镇公所管理，广至千英亩。由High Street［海伊街］的欧战阵亡纪念塔处下车，走行公地中，一片衰草，游人寥落，秋风萧萧，令人黯然气结，远望中心的磨坊，车扇懒懒地旋转着，颇有中世纪风味。由磨坊处左转，是一段丛林，在林中践着残枝枯草，沿着小径走，松鼠蹲在枝丫上食果子，看见人便蹿上枝去，鸟儿的声尚可闻见。出丛林是一座公墓，由铁栏杆望过去，十字架与天使的雕刻像，林立其间。有几个墓上有鲜花圈，有一两个人站在墓旁低头凝思，大概是回忆墓中人。由Kingston Road［金斯顿路］转至里士满公园，这是伦敦顶古的一个公园，广逾2000余英亩，进去是草地，几匹麋鹿在那儿游散着，越过一森林，是一座白色的建筑，左望是一池湖水。走得倦了，只好回来。

9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接曾昭燏君来信（明信片），约下午3时左右同赴叶兹教授处。上午读不列颠博物馆的说明关于宋代瓷器一部分。下午进城，顺便至Wallace Collection［瓦伦斯艺术馆］观画及中世纪甲胄，此为著名艺术馆之一。惜时间匆促，未能细观，即赴曾君处。曾君劝我还是到Institute［研究所］为佳，以大学学院无中国考古学，我的意思仍偏向大学学院以其设备较佳也。入见叶兹教授，将李济之先生介绍书送上，他看后便说：“你读汉代的东西，很好，我今年开中国铜器一班，明年预备开汉代遗物。你如果读学位，硕士的注册是没有问题。如读俄文不读德文亦可通融。”我告诉他，校中已向大学学院接洽过。他说那不紧要，由他向阿什莫尔教授说一声便了。接着便问我是哪儿人，说他自己也曾在温州逗留过十来天，风景很不错，惟语言极难懂。他说其余各事，将来写信告诉我，简直使我没有说话的机会。我告辞出来后，怔然不知如何做好，我的未来命运便这样决定了么？向曾君告别后，到钟道铭、伍启元二君处，都找不到人。返时至曾宪朴君处，告以明天不必进城。

9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曾宪朴君来，闲谈着英国的风俗：中国人吃饭不放箸，俯着头吃东西，他们是笔直地坐着，将东西弄在叉上放进口中，时常放下刀叉，喝东西或闲谈；但是放下时要搁在两方，如并放在中间，便是表示不再食了。美国人有时用刀切碎东西，放下刀用右手拿叉扎东西，但是英国人却是两只手拿着刀叉。又如切橘子，美国人有切成四块吃的，英国人却从不如此，他们或切开盖，拿茶匙插进去取汁，或如切苹果一般的，切去皮然后一瓤一瓤地吃。酒席是第一道冷盘，二汤，三鱼，四熟肉，五鸡，六布丁，七水果咖啡。又说自己曾在大餐馆聚餐，普通是12先令，好点的便要1镑。又说英人代客人穿上大衣，客人不能拒绝，否则为失礼。谈了半天，中午始去。午后与陈君同至周建北君处，曾君亦在，遂同弄桥牌，又输了2000多分。周君夫人前星期新由国内来，坐在旁边织绒线，看那两个人亲昵的样子，令人羡煞。晚间写信给家中，索寄文凭。

9月23日 星期一

与陈君一同进城，参观动物园。这动物园中脊椎动物便达三千，全部达万数，我们先参观北部，是猫狸、鹤、鸱、啮齿类动物（鼠类）、雉类，北部动物室及鸟类；由一桥越过小河至中部，更多精彩，多巨大动物，有斑马、野驴、长颈鹿、河马、羚羊、象、犀，更西是大猩猩的屋，二头大猩猩在铁笼中吵架，用草末互相抛掷，引得看的人大笑。昆虫室布置得非常巧妙，在壁中陷入铁丝笼，外加玻璃罩，笼中平铺沙土，栽小草，背景是画好的丛林或草地。再西是松鼠类、袋鼠类、灵猫类。由地道至南部，这一区域最广，也最有意思，有美洲驼羊、鸟类、鹈鹕、狐猴、貘。至角隅之小丘，几个猴子在那儿晒太阳，转弯至人工堆成的假山，最高一层是山羊，中间一层是白熊、黑熊，下层是塘鹅及牛、羊，各层之间有通路，由石墙与通路隔开，路中可通行人，布置颇可。又有鸟类、海狗池、羚羊、狼狐、企鹅、鹿牛、孔雀、蜂鸟、猛禽类、鹦鹉类。经过草场至黑熊、龟、猴、鹤及驼鸟。爬虫室有蛇、蛙、鳄等。至水族馆，须另购门票，壁中装置1吋厚之玻璃，水盛其中，布置砂石及水草，灌入养气，然后放置鱼类其中，每星期二喂食，入口处为淡水鱼，稍进为海水鱼，最后为热带鱼，最有趣者为游泳之二尺余大龟，其它如肺鱼、海牛之类亦均可观，惟金鱼未见佳种。出水族馆己近3时半，观喂饲企鹅、白熊及狮虎。今日为星期日，半价，儿童来观者不少，且有购票乘坐象、骆驼、鸵羊，及马车者，殊令人羡慕他们的幸福生活。

经Regent's Park［摄政公园］至Baker Street［贝克街］，参观Madame Tussaud's［杜莎夫人］之蜡像馆，做得非常逼真。进门后左转，是法国路易十六一族，及英皇乔治全家的模型，以及欧战中的政治家及大将，美国各任大总统，英国现任阁员，欧洲政治家，英国文学家。上楼左首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几幕事迹，如约翰签大宪章，爱德华第五被害，纳尔逊及戈登死事等。右首室内是保持世界纪录的航空家等，报界、剧界名人，运动家等。下楼右首室中是英国各朝帝后。地底室是Chamber of Horrors［恐怖室］，有谋杀犯之凶手塑像，法国断头台，Algier［阿尔及尔］倒悬钩，英国鞭刑，意国死囚站笼，美国电椅，几个被斩后血淋淋的人头，几个监狱囚室，赝造假币的地室，还有一个东伦敦的中国鸦片馆与几幅中国杀头刑场摄影，这是该蜡人馆中关于中国的唯一的陈设，可怜我们贵国的人，只能在恐怖室中占一位置！返舍已近8时，晚膳后稍坐即睡，以今日之游，殊为困倦也。

9月24日 星期二

在家休息，天气渐冷，会客室中已生上煤炉。陈凤书君曾笑着说：“现在还是暑假中，可是天气却已似寒假中的光景。”因为明天想进城去看博物院中的中国瓷器，今天将说明中关于中国的一部分读完，又将《饮流斋说瓷》中有关的各点，摘出记在说明旁边。昨日收到钟道铭君来信，关于入学事，内云：“兄今日惠临，有失迎迓，甚以为歉！叶兹教授愿兄在研究所研究，颇为难得之事，兄如决定注重中国考古方面，自以从叶兹教授为宜。如兄拟先行研究西洋考古，再应用于中国方面，则不妨于阿什莫尔教授返伦后，再为斟酌情形，加以最后决定。反正两方入学均无困难，只在兄之选择耳。鄙见如此，不知兄意以为然否？21日灯下”。

9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下午赴Kew Garden［克佑花园］，此为英国著名之植物园，广及300英亩，将近时即见一中国式宝塔，巍然矗立于绿阴中。进门后，向北沿径而行，道旁植花草，如午时花（Portulaca Grandiflora［大花马齿苋］）等正开着花，若在春季当更美观。盖此园实合并公园与植物园二者之优点，布置美观，足供游憩，而每种植物多标明种名、生长地、习性及用途，且多由远处移植而来者，中国之植物如伏牛花（Barleris）、槐（Locust）、翠菊（China Aster）、扁柏（Arbor Vitae Thuja）之类。至North Gallery［诺思画廊］，乃一专画植物名家 Miss North［诺思小姐］所画，达200余幅，捐赠此间以供陈列。至第一博物院，乃双子叶植物，有植物标本（花、茎、叶、种子）、模型（蜡制）、图画、分布图、用途（制品）。中国方面之物，如二楼之通草（Fatsia Papyrifera）、蜡子树（Ligustrum），三楼之橄榄（Canarium Kimela）、茶（Camellia）、罂粟（Papaver Soneferum）。陈列植物标本外，兼陈列制成后之通草细工、蜡烛、刻雕橄榄核、茶叶、鸦片，且有一鸦片榻室之模型及烟斗、烟枪等。在他们眼目中，中国大概是与鸦片结不解之缘了。这一馆留停过久。至第二博物馆（单子叶植物）已过5时，闭门谢客了。第四陈列室为森林，有风景画、木材标本、植物标本、害虫标本、木具等；第三博物馆为建筑用植物及建筑物模型，此外尚有温室，皆已闭门未能入观。出园门至Richmond Bridge［里士满桥］，俯瞰泰晤士河，两岸绿阴，游艇往来，风景入画。

9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Pottery［陶器］部，有仰韶陶器、商周灰陶、汉代明器、唐代陶俑，惟无黑陶期之物。有一黑陶双耳瓶，出于四川，颇厚，不似“黑陶”之薄，显然受希腊影响，恐系汉代以后之物。宋瓷颇不少，但罕精品，仅定窑、龙泉窑之有花纹者，颇可一观。汝、哥二窑未有确定标本，哥窑仅有一二器。钧窑多粗碗，乌建、白建亦未见精。明代瓷器，最佳者为永乐之脱胎，及宣德之祭红，其余如青花、三彩及五彩亦有可观，玲珑瓷颇小巧有趣。康、雍、乾三朝之物颇多佳品，惜以时晚匆匆看过，未能仔细，有暇当再往一观。不列颠博物馆以外，尚有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之瓷器，亦属不错，前次匆匆一观，未餍所望，以后当再往观。

9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凤书君同往访谭季甫君，他由伯明翰来，下星期又将返校。下午进城观电影，散场后同至顺东楼吃中国菜，喝啤酒，在座共7人（谭君兄妹、周君夫妇、曾、陈与我），陈君做东，一共用了35先令。饭菜并不贵，每客2先令，啤酒一瓶便是1先令，味淡如水，连我也可以喝上两瓶，一共喝了15瓶（小瓶仅容一杯）。这是谭君与小陈开玩笑，要他做东。

9月28日 星期六

一星期后便要开学了，今天虽是阴天，不可不去再游一次名胜的地方。Hampton Court Palace［汉普顿离宫］，离此间尚有一小时的路程，上午乘火车去，由Trophy Gate［胜利纪念碑出入口］进门，故宫巍然在望，经御河上的桥梁至Base Court［底层庭院］，这是Cardinal Wolsey［渥西主教］在16世纪初年的建筑，但已经过后人的改造与增筑，经Clock Court［时钟庭院］，至Fountain Court［喷泉庭院］，是18世纪初年的建筑，红墙尚鲜红，不似前面那样久经风霜，红色变为黝黑，至右首之Tudor Garden［都铎花园］及Pond Garden［池塘花园］，观大葡萄树，乃1768年所植，已近170年的高寿了。又观15世纪Mantegna［曼泰尼亚］的名画Triumphs of Caesar［恺撒的凯旋式］，返至South Garden［南花园］小坐，临着泰晤士河返首回望William Ⅲ［威廉三世］新宫，极为壮丽。经 Tennis Court　Lane　［网球场路］，至Tiltyard［斜庭］，再经正门至State Apartments［国务套房］，由King's Staircase［国王楼梯间］上楼，首为卫兵室，武器如枪、剑等，架于壁上，排成图案形，非常美观，由小门至Wolsey［渥西］的旧室，然后返至威廉三世及Queen Mary［玛丽王后］的各室，陈列名画、画毯、瓷器、御床、桌椅等，经Haunted Gallery［闹鬼的长廊］，相传Henry Ⅷ［亨利八世］之后Catherine Howard［凯瑟琳·霍华德］被杀后，鬼魂曾于此间二度出现，白衣宝冠，凄然长号。经Great Watching Chamber［大警卫室］至 Great Hall［大厅］，乃亨利八世时所造，天花板镂刻极精，窗户由五彩玻璃嵌成图案。 下楼后经当时藏酒之地窖，至Great Kitchen［大厨房］，乃亨利八世以来之御厨也，但自George Ⅲ［乔治三世］登基以后，英国皇室久不居此宫，御厨建筑本不甚佳，久经荒废，更不足观，仅供嗜古者之凭吊而已。经Wilderness［旷野］至Maze［迷宫］，乃有名之迷圈。出经Lion Gate［雄狮大门］，至Bushy Park［灌木公园］小坐，即返舍。

9月29日 星期日

昨日的游览令人稍倦，加以下雨，故今天不出去。

阅书：Weicte，Master Painters of Britain［怀特：《英国的著名画家》］。此书颇佳，插图160幅，亦极精美。第1卷，述英国画界在18世纪时开始独立，Hogarth［荷加斯］之Cartoon［风俗画］，Constable［康斯特布尔］之风景画，Reynolds［雷诺兹］之肖像画，鼎足三分。第2卷，述19世纪初叶之Pre-Raphael［拉斐尔前派画家］运动健将，如Hunt［亨特］、Rossetti［罗塞蒂］、Millais［米莱］。每卷先作导言，然后选出代表作，叙述其优点所在，作者生平则另作一附录。

晚间闲谈，今日是老太婆的65岁生日，可是他虽住在伦敦的附郭，至今还未游过克佑花园、动物园、Madame Tussaud's Waxworks［杜莎夫人蜡像馆］等处。我知道我游览那几处时所发感想，羡慕他们小孩子的福气，只适用于有钱的阶级，中下阶级的人整日忙碌哪里有这样的空暇来游。

9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补记这六天的日记。下午进城至中国大使馆，询问校中银款已来否？又请介绍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索取阅览券。赴中国协会阅报，遇及迟镜海、张德昌二君，与张君闲谈知道王栻已考上研究院。返舍晚餐，知陈凤书君今天见Mr.Whale［惠尔先生］功课已接洽好。自家尚毫无头绪，殊为焦急。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将怀特《英国的著名画家》阅完。第3卷，述拉斐尔前派画家中期的Burne Jones［伯恩·琼斯］及印象派的Whistler［惠斯勒］。第4卷，述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画界至1907年本书出版为止。

下午阅书：Petrie，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
 ［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第一章序言。作者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由他的父亲处学得化学、机械学、测量绘图，由他的母亲处学得矿石学及历史的爱好，由更上一代的祖先遗传了组织人员的才能，便借测量金字塔的机会，跨入考古学的范围。与他一比较，我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完备得多，但是我所读的多是偏于文史一方面的东西，与考古学不生关系，自己对于古物虽有嗜好，在初中时便喜欢拣古钱，但对于用人办事的才干太差劲了。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逼入考古学的领域，将来的成败，实属不可预料，我只好不断努力，聊尽己责而已。

10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书：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

下午与陈君同赴South Kensington［南肯辛顿］，参观Imperial War Museum［帝国战争博物馆］，乃陈列欧洲大战中的纪念物。楼下陈列室七，陈列军用品，如大炮、机关枪、坦克车、军舰、潜水艇之类，及军人制服，勋章，战场模型，及战后之纪念碑。楼上陈列战时妇女服务，伦敦受空中袭攻之情形，关于战时情况之雕刻及绘画。看过后，觉得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一座博物馆，陈列国耻的纪念品，只“一·二八”战役已可陈列好几间房子了，但不知道中国的画家也有淞沪战役的作品否？赴对面之Science Museum［科学博物馆］，参观海陆空交通利器之进化，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之标本。最有趣的是Children's Gallery［儿童美术馆］，用模型图画来表示交通、路灯、室内灯火之进化，又有许多仪器，可以用手转钮使它活动。旁边又有一电影室，每日放映三次关于科学的影片，教小孩子们知道科学。出儿童美术馆后，上楼参观采矿学堂，已鸣铃要闭门了，只好回来。

10月3日 星期四

阅书：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

下午得Italian-Abyssinian War［意大利—阿比西尼战争］已开火的消息，这也许是第二次欧洲大战的导火线。晚间，陈君回来说在城中看到Mannequin Play［时装模特儿表演］，这有点像中国时装大会。此间大公司中，有每天举行者。当这行业者，须年青貌美，身材合宜。表演时，有店员在旁说明，这一套服装是用什么料子做的，价钱几许，适合于某种肤色、某种身材的人穿，表演的人作各种姿势，有类舞蹈，然后由台中退下，另换一个人，另穿一套时装上来。下午由3时至5时，表演者几达百人，另有一秩序单分发观众，观者如看中哪一套，便可在单上作一记号，表演毕后，侍者来收单子，即可与之接洽。据陈君云，观者多为妇女，仅有少数男子系陪太太来观者，以所表演者皆系妇女之时装，若陈君为观光而来殊罕，怪不得侍者掩口而笑。

10月4日 星期五

进城。至Trafalgar Square［特拉法尔加广场］，系一广场，中立圆柱，高达176呎，上面巍立着纳尔逊的铜像，碑座上刻着海战情形。其铜即取自所掠获之法国铜炮。四角所蹲坐之铜狮，出于名家Landseer［兰西尔］之手。又有常胜将军戈登、乔治第四、Hancock［汉考克］、J. Napier［纳皮尔］等。有喷水池二，鸽子数百，北端围墙嵌有标准之尺码。广场之南有Charles［查尔斯］第一之铜像，据云为伦敦所有铜像中最佳者。其所立地即Charing Cross［查令十字］之原来所在地。至St.Martin Street［圣马丁街］时遇雨，避入公共图书馆阅书。午餐后，赴不列颠博物馆，至图书馆中阅书，又至Oriental Student's Room［东方研究者室］翻阅稿本，得《广东□报》，拟作一札记，寄给国内。接到吴金鼎来信，谓已由国内来英，邀我6日12时半去顺东楼便饭一叙。

10月5日 星期六

下午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取长期阅览券。遇及钟道铭君，谈及入学事，钟君劝我不要读学位，谓以全部精神读书，效力较大，如读学位，必致多费工夫于不必要之处，导师对于正式生与Research Student ［研究生］待遇一律，如肯求教，定肯指导，惟对于正式生，如不勤勉，必加警戒！对于研究生则较为放任。故钟君之意，对于不自勉者，不必劝其读研究生，以易流于放任也。但对于能够自勉者，则不读学位，实为较佳。我的意思亦未尝不想到这一层，但家庭环境似乎颇希望我能读一学位，故我颇想弄一个M.A.［文学硕士］，聊以塞责。如果有余款，再继续在英自由研究一年。10月6日 星期日

应吴金鼎君之约，进城至顺东楼，原定12时半，今日是冬季的第一日，伦敦钟点拨回一点，余至后尚在11点半。至附近闲步，有北京楼、新探花楼、新中国楼。中国饭店在伦敦共有五间。吴君偕其夫人同来，饭后至Hyde Park［海德公园］，在Marble Arch［大理石拱门］附近，星期日下午有演讲者达20余人，立在Platform［讲台］上大声疾呼，有讲宗教者、有讲政治者、有讲哲学者，或由团体遣派，或出于自动，傻劲殊令人失笑。与吴君夫妇别后至Albert Hall［阿尔伯特庄园］，又至Science Museum［科学博物馆］，Imperial Institute［帝国学院］，Indian Museum［印度博物馆］，后二者仅匆匆一过，有暇当再往一游也。据吴君云，在研究所注册可以到大学学院听课，不必另行出费，我已大致决定到研究所去，明天谈话后即可完全决定。

10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至大学学院见Prof. Ashmole［阿什莫尔教授］，瘦长身材的中年人，颇为客气。他已接到Solomon［所罗门］及叶兹的来信。我将来意说清楚后，他说：对于我的来此，非常欢迎，但欲读Higher Degree［高等学位］则颇有困难，以此间所收者多为已有专长者，如埃及学、希腊罗马学、英国考古学。至于中国考古学仅有Institute［研究所］一方面，可以从事。我又请教他，像我这样一个将来仅有机会从事于中国考古学的人，是先学西洋方面考古学以便将来作比较研究呢？还是即行从事中国考古学呢？据他的意思，关于技术一方面，无所谓中西，自然可以共同学习。至于学识方面，似乎以即行从事中国方面的为佳，但可至此间听课。我又询问了一些关于功课方面的情形，即握手告别。

时间尚早，赴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游。进口处为Statesman's Aisle［政治家走廊］，有William Pitt［威廉·皮特］、Gladstone［格莱斯顿］、Disraeli［迪斯累里］等的纪念碑，对面是五彩玻璃嵌成的圆花窗，非常美丽。向左转是音乐家及科学家的纪念碑，地下埋着大科学家如Darwin［达尔文］、Lyell［莱尔］等的骸骨，中间是欧战无名英雄墓。由南首回到进口处对面窗下，便是Poets' Corner［诗人角］，壁上嵌着大理石刻的像，地面上刻着墓志。Thomas Hardy［托马斯·哈代］的墓在中间，附近是Dickens［狄更斯］、Macaulay［麦考莱］等墓，壁上是Ruskin［罗斯金］、Goldsmith［哥尔德史密斯］、Burns［彭斯］、Shakespeare［莎士比亚］、Wordsworth［华兹华斯］的刻像。左角上有Chaucer［乔叟］的墓，是这一角最古的墓，其前即系Tennyson［丁尼生］、Browning［勃朗宁］的墓，壁上有Betjeman［贝杰曼］、 Spencer［斯宾塞］、Milton［弥尔顿］的纪念碑。这一处令人留恋最久。转弯至Henry Ⅶ［亨利七世］的Chapel［礼拜堂］，两旁是中世纪骑士的座位，中央东端是亨利七世的墓。天花板由大理石镂雕，几令人疑为鬼斧神工，骑士座位上的徽章、帜旗、盔甲，George Ⅴ［乔治五世］即位时换过，焕然一新，看着旌旗微飘，犹令人想见当年的盛况也。右首的皇陵在修理中。左面的即Mary Tudor及Elizabeth［都铎王朝玛丽及伊丽莎白女王］的合葬之陵，墓旁嵌着一个戒指即伊丽莎白赠给宠臣Essex［埃塞克斯］者。与亨利七世礼拜堂相对者为Edwardian Ⅶ the Confessor［忏悔者爱德华七世］的皇陵，中间是Edward the Confessor［忏悔者爱德华］，四周有Edward Ⅰ、Edward Ⅱ、Richard Ⅲ［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理查德三世］及其后陵，Henry Ⅲ［亨利三世］及Henry Ⅴ［亨利五世］这些皇陵都很平淡，石椁高出地面，上面仰卧着石刻或木刻之像。亨利五世的像裹以银箔，首以银制，皆已被盗。至Abbot Islip's Chapel［修道院院长Islip的礼拜堂］楼上，观Wax Figure［蜡像］，时已近3时，要做祷告了。由中间东望Sanctuary［内殿］，西望Choir［唱诗席］，都是最近修理过，描金一新，与苍古之墓石一比，越发显得金碧辉煌。由Cloister［修道院］至Chapter House［牧师会堂］，地砖绘彩，须加穿橡皮拖鞋进去，有寺中所保存之文件陈列柜。又至Under-floor［上层］，参观修造时所掘得遗物，如泥塑、砖瓦、货币、武器之类，又有丧仪中所用之木刻人像。出室后，徘徊修道院四旁，遥听寺中祈祷时之歌声，令人想起Irving［欧文］所写的情形，同时诗人角的幽逸，亨利七世礼拜堂的清丽，都涌上脑海中，令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出来后，经White Hall［白厅］，见及Cenotaph［纪念碑］、10 Downing Street［唐宁街10号］、Admiralty Arch［海军部大门］等，返时已7时许矣！

10月8日 星期二

阅书：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pp.1—269，完）。下午写信给家中及煜光。晚间与陈君商定，在这儿住一个学期再说，要房东另购一床。

10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两封信，一致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一致梁思永先生，叙述这一月来接洽的情形，及自己改入Courtauld Institute［考陶尔德研究所］不得已的苦衷。

下午至特拉法尔加广场，参观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国家肖像美术馆］。先至三层楼，各代名人肖像依时代排列。二层楼则左首系18世纪文艺科学界名人，右首长廊墙上系17至19世纪素描肖像。另有一室，暂时作展览乔治五世即位25年内去世之名人。楼下29、30、31号房间，则系19世纪之文艺科学界名人。由肖像院出来至国家画院，则系搜罗全世界名画，自己对于画史没有研究，看了这许多名画，瞪目不知所措，仅对于英国名画知道稍多，便先观这一部分的三室及德国一室，其余待将来再观。英国名画此间不及Tate Gallery［泰特美术馆］之富，但多杰作。Hogarth［贺加斯］、Gainsborough［康斯博罗］、Reynolds［雷诺兹］、Turner［透纳］、Crome［克罗姆］、Cotman［科特曼］、Constable［康斯特布尔］、Rossetti［罗塞蒂］、Millais［密莱司］、Whistler［惠斯勒］都有代表作。 德国则有Dürer［丢勒］及Holbein［贺尔拜因］之名作。贺尔拜因之Duchess of Milan［米兰公爵夫人］72000镑，其中40000镑系一英妇捐其财产三分之一以购赠此院，但坚嘱画院不准泄露其姓名，此英妇亦一奇人也。

10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听叶兹教授叙述他的课程内容。每星期仅一点钟，次日前往讨论，然后作论文一篇交进，星期二前往讨论论文内容。听Constable［康斯特布尔］演讲Methods and Scope of Archaeology［《考古学的方法与范围》］。至不列颠博物馆附近旧书店中翻书，价多昂贵，未曾购买即行返校。谒叶兹教授，讨论课程排列，我本来想读A8、A9、A11及Early Phase of Culture［早期文化］，但只提出前三者，他嫌过多，只得放弃A8之First Term［第一学期］，至于早期文化便不敢提了。他仍嫌过多，后来说你如执意要读，自然可以批准，弄得我倒不好意思起来，看他有点不高兴，我便不多说。关于第二外国语，他说将来另想办法通知。我返舍后，也很感不舒服。我昨天尚不觉得怎样，今天开始懊悔了，懊悔不听钟君的劝告。我所以如此办理者，非由于不知二者之优劣，只因为家庭方面的暗示，使我极其为难，弄一个M.A.聊以娱亲。我知道自己又酿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报考考古学已是一错，从读叶兹教授乃是二错。前者由于想留学，后者由于想学位，虚名误人。将来如何补救？可惧！可惧！

10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写了封信给学校，催寄月费。下午至大学学院谒Prof. King［金教授］，询问Demonstration of Rocks and Minerals［岩石与矿物］一课的时间，据云下星期始能完全决定。大概不外于星期二11—12时或星期四2—3时。

10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阅书：C. Holmes，Illustrated Guide to National Gallery
 ［霍尔姆斯：《国家美术馆图解指南》］。这虽仅是一部游览指南，实可作为西洋画史略读。

下午去逛Tower of London［伦敦塔］。这是Norman［诺曼］与金雀花朝的城堡及王宫，同时亦作重要政治监狱用。进门处有石桥，原来系跨临壕沟，但壕沟现已填平。城墙分内外二重，外墙通泰晤士河处有水门，名曰Traitor's Gate［叛徒之门］，相对面即是Bloody Tower［血塔］，楼下城门有活闸。进城门后，向右上Wakefield Tower［韦克菲尔德塔］，从前为关禁犯人之处，现改为展览御宝之处，如皇冠、御杖、金杯之类，御杖上之金刚石称为世界第一，重达516 carat［克拉］，光彩夺目。向左至血塔楼上，Walter Raleigh［沃尔特·雷利］曾幽禁之室，陈列氏所著之初版History of World［《世界历史》］，以为纪念。Tudor May［都铎王朝五月］时，被害之主教Cranmer［克兰默］及Riley［里普利］亦囚于此。再上一层，则为相传亨利五世被暗杀之处。下来后，其西一屋为Lady Jane Grey［简·格雷女士］被害前幽禁之地。再前为刑场，Queen Anne Boleyn［安妮·博林王后］、Catherine Howard［凯瑟琳·霍华德］、简·格雷女士、Lord Hastings［洛德·黑斯廷斯］、Earl of Essex［埃塞克斯男爵］皆被刑于其处，闻坟墓皆在其旁之Chapel Royal of St. Peter ad Vincula［戴镣铐的圣彼得教堂］，惜不能入观。Bell Tower［钟塔］为Queen Elizabeth［伊丽莎白王后］幽禁之地，与Beauchamp Tower［比彻姆塔］有行道相通。比彻姆塔可以上去，壁上满是当年囚犯被幽时刻划之字画（有由塔中他处移来者）。至White Tower［白塔］，乃最古之建筑，William the Conqueror［征服者（威廉）］所建，凡四层，陈列各代武器。第二层有Ranulf［雷纳福］被囚处，第三层有Chapel of St.John［圣约翰教堂］，第四层有King's Conical Chamber［王室的圆锥形房间］。由最低一层出来后，观Wardrobe Tower［储藏塔］之废址及罗马城墙。此伦敦塔富于历史趣味，惜自己关于英国史所知道的过少，然即就渺小的英国史知识，即足令人低回不忍舍去。这儿最感动人的许多英雄佳人的惨史，在草地上平铺几片花岗石，虽不觉什么特异。但回想到简·格雷女士由囚室的窗棂，望这草地上拖过她丈夫的尸身，同时这刑场又正在准备着他自己的行刑。这正在妙龄的贵妇，如何芳心欲碎，能不使人动情？出伦敦塔后，至Tower Bridge［塔桥］，望泰晤士河之景，然后循Royal Mint Street［皇家造币厂街］，经Cable Street［索链街］、Narrow Street［窄街］，观伦敦东区的情景。此为穷民窟，有似上海的小弄堂。狭小的街道，马粪又不曾扫去，两旁是两层或三层的小屋，听说屋中有一屋睡五六个人者，路上也有几个小孩子在那儿玩耍，破旧的衣服，龌龊的脸孔。这是伦敦繁盛的制造者，可是他们自己享受得什么呢？

10月13日 星期日

写了两封信，给陈伯权先生兼复篯熙君，另一封给刘古谛君。下午，房东的内侄夫妇带着婴儿来探望姑母。茶点及晚餐，都一同进食，随便闲谈。

10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至南肯辛顿看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博物馆的优点，除了搜集完备之外，尚有说明卡片之富于通俗教育性质一点。进门后，向右转为化石室，几个柜陈列标本，说明什么是化石，化石的成因是什么，又有马化石、象化石、鹦鹉螺化石，依进化次序排列；原人化石标本，以及其他各种化石，搜罗极富。恐龙（Dinosaurian Reptile）之模型，长达84呎9吋，由颈至头已达23呎3吋，由趾至肩，高11呎5吋。出化石室后，向进口处左首而进，为动物室，长廊为鸟类标本，有鸟窠标本数十。最后一室为英国常见之脊椎动物。向北各室，分别陈列珊瑚类、海绵类、昆虫类、鱼类标本，另有一室专陈列鲸鱼，大鲸骨骼共5具，最巨者为BlueWhale［蓝鲸］，长达82呎。爬虫类之大海龟（Leathery Turtles），长达8呎，重达1吨。蚺蛇（Malay Python）长达24呎。各室常有几柜，为Intercontinental［洲际的］性质。今年为Darwin［达尔文］赴西印度群岛采集标本之百年纪念，陈列当时所采之鸟类标本，乃达尔文由此悟及进化之理者。进口处大厅陈列教育性质之标本，如蝇、蚊、虱、蚤之类，以及脊椎动物骨骼（牙齿）之比较解剖标本等。后厅为家畜，亦有Mendel's Law［孟德尔定律］之实验标本。楼上左首二层皆为哺乳动物标本，右首二层为矿石，三层为植物。我对于植物因为所知道的太少，没有像对于动物那样发生兴趣。对于矿物岩石自然更是莫名其妙，但想认识点矿石，捧着一个指南，立在柜旁，一面读一面对照标本。午餐后仍进去参观，脊椎动物的齿骨比较标本，也颇可注意，以对自己将来或许有用也。

10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进城，去大学学院上General Surveying［普通测量学］课，以教授未返，须下月始上课。至中国大使馆孙中山被难纪念室，在最高一层，有一窗开向天井上玻璃棚，演义小说中谓作书抛出窗外路上，实不足信，实际上由于买通英仆通消息也。赴校听Lindsay［林赛］讲佛教艺术。与吴君一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在门口长廊上坐着讨论中国历史考古学。旋赴国家美术馆，再度参观。拿了一本指南对照着，先看意大利派的宗教画，然后看荷兰派的Rembrandt［伦勃朗］、Flemish［弗兰德斯］、Eyck［爱克］、Bruegel［勃鲁盖尔］、Rubens［鲁本斯］及Van Dyck［凡·戴克］。觉得意大利派虽艺术极臻完善，但题材太偏宗教，反不若Dutch［荷兰］或弗兰德斯派之近人间性，易起同感。Spanish［西班牙］派之El Greco［格列柯］及Velazquez［委拉斯贵支］，法国派之Claude［克洛德］、Chardin［夏尔丹］、Manet［马奈］等都属不错。英、德二派前次已细看过，今日便不再看。匆匆回家，已近8时半，将这两天的日记记毕，便去睡了，因为多跑了路，疲倦不堪。

10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仅至历王以前97器，惜未购得图录，不能参照原字。今年要读叶兹教授的Chinese Bronze［中国青铜器］，不得不先稍作预备，然到英国来读中国东西，殊堪痛心，我知道自己又是走错了路。

下午赴考陶尔德研究所听Miss Yang［杨小姐］讲演中国佛教艺术。听毕后，叶兹教授询及我论文题目，前次是《汉代北方殖民之考古学上证据》，我回来后细加思维，自己的日文阅读能力太差，不能利用日文资料，则此篇必不能完善，故今日又请其暂行延搁，将来再定。曾君拟作《周代金文之文字变迁》，此种题目并不难作，虽审定时代或生困难，然骗外国人实甚易也。

10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至大学学院，知已决定每星期四11时至12时授岩石矿物常识，明天来上第一课。下午至中国协会阅中国报纸，华北最近恐又将生事。赴考陶尔德研究所，听Binyon［宾容］讲演Chinese Painting［中国画］。

10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中国银行将最后的10镑取出来，赴G uildhall［市政厅］参观Great Hall［大会堂］，进至Council Chamber［会议室］，圆穹顶，装潢很美，座位呈圆形，后面尚有Aldmen's Chamber［市政官接待室］，以正在开会不能进去参观。又至Guidhall Museum［市政厅博物馆］，乃伦敦城内各处所掘出之古物，自旧石器时代之手斧起，各时代之物多有；收藏之富不下伦敦博物馆。经图书馆至其Art Gallery［美术馆］，尚佳。但我曾参观过National Gallery［国家美术馆］，“曾经沧海难为水”，遂觉“六宫粉黛无颜色”耳。午餐后，至St.Paul's Cathedral［圣保罗大教堂］仅匆匆游一周，地底室及屋顶皆未去，下次再游。赴大学学院听课，已迟到10分钟。然后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听宾容的中国画讲演。晚间接家中第二次来信（9月28日寄）。

10月19日 星期六

阅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西周诸器读完。东周诸器仅读一部分。

10月20日 星期日

阅书：W.H.Bolton，The Romance of Archaeology
 ［W.H.博尔顿：《考古学轶闻》］。

10月21日 星期一

阅书：W.H.博尔顿《考古学轶闻》（pp.1—242）。这是一本通俗的读物，叙述考古史，颇富兴趣，令人不忍释手。本来想读完《两周金文辞大系》，终嫌那书太带书院气息，便先读完此书了。

10月22日 星期二

进城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听课，叶兹教授明日要开始讲演中国铜器，今天先介绍几本书，并略述中国铜器的起源。下午去图书馆借阅叶兹的Catalogue of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猷氏集古录》］第1卷。关于文字考释方面，并未见佳。惟铸铜技术一章，以叶兹氏曾亲自实习铸铜，较纸上空读之金石学家自胜一筹。至Foyle［福伊尔］旧书铺购书2册，其中一册系 Ludwig［路德维希］的Schliemann of Troy［《特洛伊的谢里曼》］，作者是以传记家出名的，我要看他如何叙述这富于传奇性的考古学家的一生历史。晚间开始阅读，预备以后几天内进城来回的车中阅读。

10月23日 星期三

进城，至图书馆继续阅读叶兹教授的《猷氏集古录》第1卷。关于中国古代铜制礼器分类，大致依照容庚的《殷周礼乐器考略》，未有创见。下午去听课，叙中国铜器的起源及其分类，与书中所述者相近，惟无“奁”及“洗”，以二者系后起；又无“卢”，以其为“盂”之一种；而加入“敦”，以别于“ ？臣”；又加入“甗”，以别于“瓿”。其讲演亦未见如何了不得，惟利用幻灯，有照片60余，以助听众明了实物，则为国内课堂内所难办到者。我觉得西洋学者研究中国的东西，并未见如何高明，惟以其较富实验精神及文字方面之便利（此指其易参考西洋各国之著作而言，非指对于中国文字而言），有时所得较富。

10月24日 星期四

进城，先至大学学院听岩石与矿物一课。至图书馆继续翻阅《猷氏集古录》 第1卷之图版及说明。此书每册定价12镑12先令，合华币180元左右，可谓昂矣。然图版制作极精，尤其是彩色版，令人不忍释手。在中国出版的书，现下决不能印制此项图版。下午至叶兹教授处听Discussion［课堂讨论］，不过补充昨天所讲的东西而已，又将各种礼器之名称及图形给学生看，可怜这些英国人对于这些写法、读音都困难的礼器名称，真有点无法可办，我想至少要半个月，他们才能记得清楚。我又怀疑自己在这里读Chinese Archeology［中国考古学］，对于自己的前途，是否适宜。

10月25日 星期五

进城，至图书馆将《猷氏集古录》第1卷读完，继续阅第2卷。第1卷的图版末尾几个，有些最近在殷墟发现过，可是当时无法知道，将来非改订不可，铁似的事实，不容争辩，我觉得中国考古学家的幸福。但这是应该从发掘入手，不是仅仅书斋的工作。我现在越发觉得自己择校的错误。我与《特洛伊的谢里曼》一样，“For he thought with Mephistopheles：‘Only a title will gain their confidence’［因为他同魔鬼般的人想法一样：‘只有头衔能使他们有信心’］” （pp.141）。我性情中的矛盾，并不下于他，然而，很显然的，我没有他那么的能干，更没有他那么幸福，由富翁的地位去做考古事业。

10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到附近的St.Mary Royal School［圣玛丽学校］，看选举镇公所的参议员。前几天保守党与劳工党都已推举候选人，房东还接到保守党候选人的一封信，说自己如果被选，将如何为公家利益努力，又说镇公所参议员27人中已有13人是劳工党，如果此度再增加一个劳工党，则占绝对多数，恐又要加税以作济贫事业。房东是六十几岁的老太婆，自然不懂什么政治，她说要选保守党，因为她怕增加地税。可是她也有她的社会观，她说社会上应该有富人，否则，谁去雇用穷人。

下午进城至图书馆阅书。晚间至曾君处，应Mrs.Mann［曼夫人］之约也，周君夫妇亦在座，弄桥牌。

10月27日 星期日

阅书：路德维希《特洛伊的谢里曼》（pp.1—328）完。这是一部有趣味的传记。然而虽是一个考古学家的传，但对于考古学的技术方面并没有提及，不像皮特里的自传，时常提及考古学的技术，对于学考古的人得益不少。这部谢里曼的传记，则是普通读物，富于文学趣味。实则谢里曼的传记，最好是这样做，因为他的动人处是他的性格与信念，而不是他的学识与技术。晚间陈君牙痛，不能进食，并且觉得冷，提早去睡了，看他的样子很可怜！

10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陪着陈君去看牙医。理发回来后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

下午阅毕《两周金文辞大系》（共276页）。又阅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inerals［《矿物研究入门》］及Guide to the Study of Rocks［《岩石研究指南》］，皆前次所购者。

傍晚时腹痛，这病真是累我不浅。这是抵英后第一次最厉害的发痛，希望以后不要再发。接到学校来信说注册不成问题，但在M.A.［文学硕士］考试以前，须先经B.A.［文学士］资格考试，这事又有点麻烦，待明年再说吧！吴金鼎君说这事可以任意延搁，推说无工夫，待将来再说吧！我本来是为了M.A.才将就一点在这儿读书，如果连这一点又生问题，弄得两面失算，将来后悔莫及了。

10月29日 星期二

阅书：《猷氏集古录》第2卷（完）。

收到学校的汇款，共72镑，系属电汇，大概是第二次去信发生了效力。经济有了着落，心中一慰。下午一高兴，又去买了好几本书来，以后有机会还想多买几本书呢！到考陶尔德研究所听课，叙述重要的参考书。旋到中国协会阅报，已经可以看到双十节的报纸了。清华本届公费生月半可以发表，不知王栻君能被录取否？旋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至闭馆时始返。又阅及《清华学报》，吴春晗君又有文章发表，此君努力异常，前途希望不小。

10月30日 星期三

进城，至国家美术馆一游，顺便又购了7张画片。至伦敦博物馆谒见Dr. Wheeler［惠勒博士］，询问课程，知1月15日起开始，每星期三下午3时在伦敦博物馆上课。顺便询及田野工作方法，提出安阳花土问题，他介绍他的太太。惠勒夫人说，可以用Gum［树胶］、Dammar［垯马树脂］，使Pigment［颜料］固着于土，又用石膏将土固凝，然后由铁板插入下端。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将作业匆匆做完交进，听讲Technique of Bronze Casting［青铜冶铸技术］，此为精彩之点。中国方面学者罕有实际铸铜之智识，故常不着实际。

10月31日 星期四

好几天没有下雨，今天又下起雨来，住得这么远，走动真不方便。上午至大学学院听讲演，旋至中国协会阅报。赴考陶尔德研究所上讨论班，至图书馆中阅Antiquity［《古物学》］杂志。旋至叶兹教授室中，讨论Qualifying［资格考试］、Examination［合格考试］、Title of thesis［论文题目］及Foreign language［外国语］。据他的意思，似乎非三年不可，前者要二年后始举行。至于俄、德二国文字，他说可以读俄文，但每一小时须5先令，须自找先生。关于论文题目，说为材料关系，还是主张仍旧用他前次所说的题目。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对于他的印象不甚佳，我想离开他，另找出路。但为了虚荣心的关系，又舍不得离开。这矛盾的心理，害得我好苦。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圣保罗大教堂参观。10月18日曾去过，今天又买了门票至屋顶上去。经过了图书馆、Whispering Gallery［回音廊］，至Stone Gallery［石廊］，已经过375阶级。这是圆顶的外部，依着石栏四望，伦敦全市都在目中，可惜今天下着细雨，不能远瞩，但是在这如雾如烟的氛围中，风景的线条轮廓越发柔和，像南宋水墨山水，更为动人，夹着雨点的冷风打到面上来仍不忍舍去，立在那儿好一会儿才离去，不过不肯再向上至Gilted Gallery［金色回廊］及Ball［穹顶］上去了。下来至地底室，东面埋着艺术界伟人如Wren［雷恩］、Reynolds［雷诺兹］、Leighton［莱顿］等的墓，西面则为震动一世的英雄纳尔逊及惠灵顿的墓，尚有其他将帅的坟墓。这里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样，用为伟人埋骨之地，一代英才只留下这一堆黄土给后人凭吊。

至银行领钱，以未带护照不能领得。至书店购书，连走了几间书店，随便翻阅，因为带钱不够仍不能多购。返舍时，途中见卖报的，标题为“Chinese Premier Shot［中国总理遭枪击］”，买来一看，原来是汪精卫被刺。

11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写信给梁思永先生，报告提取花土的方法。又写信给发掘团诸团员，随意乱讲，寄发后，才有些觉得流于轻薄。下午与陈君去附近电影院看电影，Victor Hugo［雨果］的Les Miserables［《悲惨世界》］，颇不错，尤其是小女孩的数次痛哭及最后的哭别，观众颇有呜咽者。晚间写了一封家信，报告校中公费已寄到，及英国生活费状况。又写了一封给王栻，向他发牢骚。我这几天心境很不佳，加以夜间胃疾时作，不能睡稳，越发没精打采，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气，觉得自己的前途实在黯淡。

11月3日 星期日

阅书：S.Casson，Progress of Archaeology
 ［卡森：《考古学的发展》］（pp.1—106）。这书叙述最近二十年内考古学界的进步情形，包括全球。本来是普通读物，故文章写得很流利、通俗，而仍能表出作者学识的丰富，实属不可多得。关于中国，虽只提到仰韶彩陶及殷墟遗物，但能与其他各处的发现连起来叙述，故比较容易看出意义来。首章关于解释考古学兴盛之原因，也颇富于暗示性，可以解释中国的考古学。

今天天气特别好，居然看见太阳了，温暖得像春秋佳日，与陈君出去散步两次。下午有些微风，践着落叶缓步而行，别有风味，看见几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在路旁游戏，不知怎样的忽然想起家来。低吟着“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禁凄然，可怜我这异国飘零的流浪者。晚间由无线电中知道，中国明日起采用不兑现纸币制，此举实属孤掷一注，危险性极大，尤其是地位不甚巩固的国民政府，人民信任心很弱。纸币必像从前“奉票”一样，价值低落，百货昂贵，小民受苦不少。如果政府一倒，后起者不复承认这一批账，则全国经济即将全般破产！可不惧哉！我与陈君讨论了好一会，大家只好摇摇头！前几天金镑由12元余涨至15元余，即由于此，政府中人必已有以此致富者。我想到自己的前途，如学校中不准延长，我恐怕只好辍学返国了。昨天写信回家还作乐观语，现在则不敢作如此想了。

11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至Bow 街的警察局，办登记手续。英国章程，留居不满三月者，可不必登记，否则必须于三月内登记，违则有罚。惟以无半身照相，将来需补交。出来后，至Royal Court of Justice［皇家法院］中Public Gallery［公共走廊］参观审判。上面坐的法官与堂下律师都穿着黑大褂，头上戴着灰白色假发，法官还悬着一条红带呢！英国之喜保存旧俗，此亦一例也。至汇丰领钱，至中国银行存款。旋至考陶尔德研究所交费。至图书馆阅书，至7时许始返。

11月5日 星期二

今天发雾颇重，上午进城时，路上汽车都开着灯，以免闯祸。这灯是在弧灯的外边，较小，因为虽是发雾，终较晚间为亮，用不着弧灯。太阳在雾中发血红色，与北平刮风沙时发白者，又是不同。

上午至校，听Mr. Hart［哈特先生］讲General Surveying［普通测量］。至考陶尔德研究所讨论上星期所交之Essay［短篇论文］。叶兹教授谓余所作为Interesting Essay［有趣味的短篇论文］，对于Prototype［范例］为豆为觚一问题，谓余及吴君有田野亲睹实物之经验，自然可信，惟论证以为铜觚之原始形必有觚棱，未免武断。安阳出土者，多无觚棱，孔子所云，未必不可另作解释。

下午在图书馆阅《猷氏集古录》第3卷，乃中古佛像，远溯印度佛教艺术，近求佛像特征，颇可一读。外国人的好处，在于能多参考好几国文字。熟悉中国以外的佛教艺术，故较专限中国境内者为佳。4时半，赴Mrs.Constable［康斯特布尔夫人］的茶会，不过借这机会与同学见见面，认识认识，谈谈话。这次到会的并不多，本系的限四五人，其余都是校中职员。返家整理笔记。

11月6日 星期三

今天是英国王子Duke of Gloucester［杜洛斯特公爵］的婚日。上午无课，至Buckingham Palace［白金汉宫］去参观，远远的便看见观众如堵，勉强在Victoria Memorial［维多利亚纪念碑］附近站得一位置。11时半新娘的车子来了，观众是那么的拥挤，我离通路又是那么的远，虽然踮着脚尖，只看见高坐的驱车者的头及骑卫的上身，观众欢呼，车子驱入宫门，宫门关闭。骑卫整队回去，铜制的甲胄，在阳光耀映下颇有中世纪骑士的风味。婚礼因为新娘的父亲上月病故，所以不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只在宫中教堂举行，观众在外面等着，人是那么拥挤，好几个妇女受不了（观众中女多于男），昏晕去了，卫生队扶他们出去（晚间阅报，谓昏晕去者、擦伤者，男女老少共120人之多）。12时半，阳台两旁的窗门开了，贵宾出来看望，少顷，阳台后面的门也开了，新郎、新娘出来，观众欢声雷动，举着手巾遥挥，新夫妇也挥手回答。英皇、英后也出来了，又是一阵欢呼。新娘穿着白色礼服，新郎穿着红色军服，英皇穿着红色制服，二个作傧相的郡主在英皇旁边伸着头向外望，他们的母亲扶着他们，观众大笑。约5分钟后，英皇领着两个小孙女回去了，英后亦挥手向观众告别，（听房东说，民众对于英后的感情极佳。据我今日的观察，似乎对英皇较冷淡，或许由于英皇以身份关系，保持尊严态度，较难亲近。）新夫妇最后也挥手致谢观众。阳台后面的门关闭了，两旁窗门前的贵宾也退回去，观众的欢呼停止。观众散开，像潮水一般涌着，大部分是回去午膳后，预备下午再来看新夫妇出去蜜月旅行。

我去Royal Academy of Arts［皇家艺术研究院］，看院中的Diploma Gallery［应试作品展室］。这多是选入皇家艺术院的会员交进作品，杰作反不若国家美术馆之多，怪不得博士论文罕有佳品。中国美展亦在此中，现正在布置中。至校中匆匆将短篇论文完卷交进。听叶兹教授讲Decoration and Design［装饰与设计］。

11月7日 星期四

今天下着雨，伦敦的天气真有点令人厌气。上午听岩石与矿物。旋至中国协会阅《大公报》，上午15日清华公费生已发表，张宗燧兄弟都获取。清华、交通二校占三分之二以上（共30名）。经济史是南开的陈振汉君，假使我的要求获准，真不知鹿死谁手呢！冒着雨至School of Slavic Study［斯拉夫语学校］询问读俄文的情形。至校听讨论装饰与设计，Mr.Lindsay［林赛先生］谓夔龙之夔，或指海马，以图纸极像海马也，说颇新奇，但实属全无根据，非仅夔字古训为独足兽，且黄河流域亦不能获见海马。余以为“夔龙”即龙。惟中国人喜用二字叠文，如云雷即云或雷，夔凤即凤，至多不过表示“怪异”之意而已。冒雨至书店，嘱购General Survey［《普通测量》］即行返家。阅Perke，First Step of Homines Progress
 ［珀克：《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

1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补记前三天日记，洗澡。下午进城，取照片，至警察局登记户籍。旋至Lowen Regent Street［洛温摄政王街］，参观书籍展览会。楼下陈列书籍装订之机器，有工人在那儿工作以示观众，又有作家手迹。楼上为分类图书馆，以最近出版之书籍，由专家审定、择要提出陈列。三层楼则为各书店之陈列室，所陈列者皆为新近出版之书籍。6时半，听B.Russell［罗素］之演讲，因为是通俗演讲，不甚精彩。从前在Durant 的Story of Philosophy
 ［杜兰特：《哲学传记》］里看见他的照相，现在苍老多了，银白色的头发，在灯光下发亮，但是炯锐的眼光、红润的脸色、洪亮的发音，表示并不曾衰老。黑色的便服、白色的衬衫、雪青色的领带，充分表现英国绅士的风度。讲的是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安慰》］，说安慰人生的哲学，一部分是坏的哲学，避免现实，麻醉人生。但是好的哲学也能安慰人生，自然安慰的方法不同，是使人们更为活动、更为聪敏。Good Philosophy also can give consolation by giving activity and keen knewledge［好的哲学也能安慰人生，使人们更为活动，更为聪敏。］讲演时夹杂有引人发笑的话，听众里女多于男，时常失笑。讲课后至George Allen and Unwin［乔治·艾伦与昂温］书店，说谁买他的书，可以亲笔签字，大家都乘机买一本，请他签字以为纪念。一会儿便买去五六十本。不过，不是买新出版的In Praise of Idlemen and other essays
 ［《懒汉颂》］，便是要Cheap Edition［普及本］的On Education［《论教育》］。我呢！两种都买一本，还请他在明信片上另外签字，这位老哲学家一面签字，一面指着他著的那本昂贵的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自由与组织》］说：“我希望这部书多卖掉几本。”可是我在旁边看着，似乎始终未曾卖掉一本。

1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进城，天气中满是黑云，下着细雨，今天是伦敦市长就职巡游的日子。我与陈君至Old Broad Street［老宽街］书店中购书。大的店铺都挂着旌旗，还有用五彩布扎成牌坊状，横越街心。上午11时许购好了书，便在Royal Exchange［皇家交易所］前捡定一个位置站立着，两旁路上已站满了观众，小孩子都在第一排，由父母领携着，这些孩子有拿着五色纸束成的拂，摇拂着这些拂子，跳踢着，张着口嬉笑。由于这些孩子的动作，忽然使我想起幼少时在家过三月三迎神节或二月拦街福的光景。可怜我这游子，已近十年未在家享受春秋佳节的幸福了。太阳由云端中出来，在Mansion House［市长官邸］上摇着的旗，映着阳光发亮了。这时已近11时许，街道上已断绝交通，只有警察及救护队来往街心中。12时半，前队来了，首先是骑马的警察，以后是军乐队，接着好几队军队与军乐队，军队有炮队、航空队。接着是Gnicdman［化装表演］，有铁匠、绘玻璃绘匠，在车上扮演着工作的情形，这些车子是由马拉着。后面是Country Life［农村生活］，扮演乡间工作情形，如牛奶场、水果园、罐头厂，猎人及猎犬一队亦参加其间，又有大麦、燕麦、猪、羊、鸡等农产物分别摆在各车上。苏格兰女士的Pipers［吹奏者］穿着古装，吹着排箫。再后是Alderman［高级市政官］、Sheriff［行政司法长官］、前任市长。最后是新任市长，六匹壮马拉着涂金的马车，市长穿着红色的外衣，挂着金练，戴着两头尖的帽子，观众欢呼，他也动一动帽子，迎着笑脸向民众招呼。市长的车后是一队兵，最后又是骑着马的警察。Processions［列队行进］的队伍完全过去了，观众分别四散。听说晚上尚有盛大的宴会，耗费三四千镑。市长的年俸是一万镑，但是交际及慈善等开销甚大，每位皆须自掏腰包津贴，故被选者多为巨商富贾，新任之Sir，Vincent［文森特先生］，现年67岁，为伦敦富商。

下午至Tate Gallery［泰特美术馆］，在Millbank［米乐班克］，由Westminster Station［威斯敏斯特车站］，沿泰晤士河向西而行。陈列者多为英国作品，仅有二室系陈列外国作品。关于英国一方面作品，作品件数虽胜于National Gallery［国家美术馆］，然佳作不及国家美术馆之多。但是Sargent［沙金］、Blake［布莱克］的作品，此间反较佳。Turner［透纳］之作品最多，但杰作仍在国家美术馆。因4时即闭门，匆匆周览一遍即行出门。为时尚早，遂至附近之Westminster Cathedral［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游。此为天主教之教堂，1895年始动工，现在内部尚未完工，就其已成的部分说，其优美精致，似更胜于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特教堂］、St.Paul Church［圣保罗教堂］。有电梯，已上升至塔尖。需纳费1先令，因为时已昏黑，上去也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即行返家去了。

11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去Wimbledon Common［温布尔登公地］，看他们做Remembrance Sunday Service［休战纪念星期日祈祷］，围观的人很是不少。下午赴曾君处，同赴周君处弄桥牌。晚间房东谈及英国物品之贵，谓鸡蛋一打值2先令4便士，小鸡一只值4先令，稍大者须6先令，牛肉一磅约值3先令（？）。

1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至白宫之欧战纪念碑参观典礼。早膳后去彼处已近9时半，站满了人，立在人丛后面，扬着头向前望，白色的纪念碑，两旁插着国旗。军队，御林军及军乐队，一队队由Trafalgar Square［特拉法尔加广场］那儿开来，刺刀闪闪发光。10时半开始奏乐，因为今早有雾，国王不亲自出来，遣派Duke of York［约克公爵］代祭，内阁阁员逐一进献花圈。到11时，议院钟楼的钟响了，一声炮响，静默2分钟，顿时鸦雀无声，数千人拥挤的地方竟像无人的旷野。只有不耐拘束的马，虽在骑警的坐下，仍摇着身子，马铃声与马蹄声偶一闻得。间或有观众中少儿的自语声。在这静默中，我偷眼向纪念碑那儿望去，铅灰的天空中，两三只白鸽在那儿飞翔着，和平！战争！在纪念战死者典礼中，不禁想起东非意阿战场上，不知又有多少毙命于此时。更想到昨天的报纸上提到，日人在上海以水兵被暗杀为借口，提出要求，闸北也许又成战场呢？2分钟过去了，几声炮声，群众又骚乱了，军乐队喇叭声，又在群众的哗声中出来。典礼毕后，逐渐散开。遇到一个在华多年的英人，说了几句话。挨近一看，碑座上挂满花圈。午膳后至国家美术馆一游。赴图书馆，阅毕叶兹《猷氏集古录》第3卷。

1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至学院，听General Survey［普通测量］，又至研究所听讨论Essay［短篇论文］。下午翻阅滨田《泉屋清赏·彝器部》一、二两册，印刷的精美，不下于《猷氏集古录》。本来想开始作短篇论文，竟因为翻阅这书及浏览刘节《楚器图释》，无暇动笔。我想起钟道铭君所说的话，实属不错，不读学位比读学位的成绩一定要好。我现在想等家中的来信，态度如何，以后决定。至于今年的计划，可先尽量阅览研究所中的关于考古学的书籍，明年暑假或转入埃及学或到爱丁堡去听比较考古学，似乎比困在此院中读学位为远胜矣！

11月13日 星期三

至研究所，读Siren，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西尔伦：《早期中国艺术史》］，读了两章。又浏览《西清古鉴》，想找出一定的器形与一定的图案是否有相关的关系，结果一无所得，仅知道甗的足部饕餮多作牛头状，觚之中部作饕餮形，鼎之足部上端作饕餮形，狭长细条中多作夔龙形，较广之图案则多作饕餮形。Miss Hake［黑克小姐］催卷了，我只好回答明天再说。听叶兹教授讲Epigraphy and Inscription［铭刻学与纹饰］，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不过足以骗外国人而已。我越想越有点气，怪自己为什么投他的门下为学生。我不敢再想下去，怕想得过度，成为神经病。今天将文凭交与大使馆，请其译成英文。

11月14日 星期四

至大使馆取回文凭，下午草成短篇论文，虽只寥寥6页，颇多新奇见解。

今天是普选日。听说较1931年那次投票更为踊跃，投票处时常派汽车去接迎选民来投票，汽车由党员尽义务。我曾到附近去一看，比较上次地方参议会的选举，只不过多了两警察，门口站着几个党员，这里仅有保守党及工党有候选人，保守党胸前有紫色绸条，工党是红色绸条。今晚无线电自10时后即广播各区选举结果，至夜间4时始止，明天续行报告，大概是保守党获胜。

11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在查令十字街旧书肆随意翻阅，身边只有9个先令多的零钱，买了一本书便费去8先令，不敢再买了。下午返家时，付了车钱后只剩半个便士。在不列颠博物馆阅书。前厅所陈列的Eumorfopoulos Collection［猷莫福普洛斯藏品］已经撤去。楼上的陶瓷部粉刷一新，还加上几幅五彩的中国造瓷图。在图书馆中，因为要交中国青铜器的短篇论文，不免又要翻阅几部中国书，殊觉旷废时刻，转系的念头又炽。 返家的车中，阅完Haddon 的History of Anthropology
 ［哈登：《人类学史》］，内容甚佳。惟篇幅过少，材料过多，在寥寥百余页中，堆积这样多的事实，并且大部分又都是前所未熟悉的事实，殊为吃力，但是一本良好的参考书。前星期在车中阅完Moretti的Anthropology
 ［莫雷蒂：《人类学》］，每天差不多要费2小时在车上，不能不设法利用这时间。得林长风君复片，约于本星期日午后4时在寓恭候我。

11月16日 星期六

将下星期要交进的短篇论文做好，差不多费了一天的工夫。

上午去理发，途中遇到曾宪朴君。他说得到消息，华北将官受日人支配，有向中央宣布独立之议。陈君云，日人向中央提出要求，限20日内总答复。中央军队已退至保定以南，如日人再行进逼，战事或不能免。陈君昨日接到家中来信，谓“满洲国”官吏至其家中调查，是否受国民政府津贴，陈君颇为气愤，自己出钱念书，还要受人家的干涉，但为家庭关系，又只好修书家中，证明完全自费。

英国大选已发表，保守党胜利，前首相MacDonald［麦克唐纳］及其子皆失败，自由党首领Samual［塞缪尔］亦落选，工党虽得席较前届为多，但不及保守党远甚。

11月17日 星期日

进城，与陈君至前次在纪念碑遇到英国人Drysdale［德赖斯代尔］家中去，他是69岁的老头儿，前清时曾教过李鸿章孙子李国焘的英文，在中国40多年，他的太太72岁了，也曾在中国30多年。我与陈君在他家坐了两三点钟，喝过下午茶以后才走。他说起中国的事情也替中国叹气，说国联在意阿战事平定后，也许再替中国想办法，英国人民对于中国虽甚关切，但相距过远，鞭长莫及。又说曾会过袁世凯几次，袁为人甚精干，惜为其子所误，帝制自为，以致失败。告别后至Albert Street［艾伯特街］访林长风君，得悉其归国日期在二星期内。又同至李超英处，李君在英5年，攻财政学，已获博士学位，将于一月内返国。

1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写了一封家信，叙述这两星期来的盛会（6日、9日、11日），并将画报寄回去。又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请将公费寄中国银行转，又询：（1）读学位问题。（2）转学问题。

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又浏览中国瓷器部。晚间赴林长风君之约，至顺东楼晚餐，李超英君亦在座。今天晚报说，中央已派遣军队十万、飞机百架至郑州，华北将领有在星期三宣布独立消息。大家阅后，都很气愤，希望决战。李君约星期三午餐。至林长风君寓所，林君自述从离开南开至今日之历史。又谓二年来留学费用达万元左右，此次返国，如果可能拟设法携眷赴美。

11月19日 星期二

至大学学院，听普通测量。至研究所，听讨论短篇论文。叶兹教授对我的东西，虽谓颇富兴趣，但谓下结论似过于迅速，常缺乏相当根据。下午将这星期要交的短篇论文，从头修改一番。再赴南肯辛顿，将文凭及注册费交进。顺便至India Museum［印度博物馆］及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参观，已经5时许，离闭馆时间仅一小时，走马看花，未能细阅也。回家时阅报，谓日人对华北将领提出哀的美敦书，限明午以前答复。蒋介石约有吉公使赴京谈判，不知结果如何！与陈君叹气不止，两三年后的中国不知便将如何？思之令人悚惧。

1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将昨日修改后的短篇论文，再誊录一番。然后进城赴李超英君之约，至顺东楼午膳，李君夫人亦在座，系杭州人。少顷林长风君亦来。又谈起华北问题，蒋已退步，认为现在尚非积极抵抗之时，战事或可免，而中国所受之侮辱更大。至研究所，同学Hartin［哈廷］君讲关于中国瓷器。返舍时阅晚报，谓华北事情尚有新发展，以昨晚蒋与有吉公使谈判，表示让步，而华北各将领态度不一致，但最近数日内必可见分晓。

11月21日 星期四

自来水笔坏了，拿去修理，日记便隔了一星期多没有记，29日开始补记，已有许多事情记忆不清了。上午至大学学院听岩石与矿物，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旋至Museum Language Institute［博物馆的语言学校］接洽学习俄语，缴费25先令，又费6先令购书，不知结果如何？等着瞧罢！

11月22日 星期五

约好了林长风、李超英二君一块儿在顺东楼吃食，李夫人亦在座。无意中遇到谭弼君，约定明晚往谈。旋至李君住处打Table Golf［桌上高尔夫球编者注：即台球。］，弄到傍晚始返，约定星期日再见。

1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读完Tyler 的Anthropology Vol.Ⅰ
 ［泰勒：《人类学》第1卷］，下午与陈君同至Wimbledon Theatre［温布尔登剧院］看戏，这是来英第一次看Drama［戏剧］，演的是Wild Violets［《野生的紫罗兰》］，情节并不如何高明，不过是一对情人，女的父母告诉他们以自己少年时的情史，女校的情形，男女生的交际等。不过舞台技术确是不错，舞台是能旋转的，采光除舞台上的灯光外，主要的是两面厢楼放射的彩色灯光，歌唱、音乐亦颇不错。晚间至谭君处，与周君夫妇同至曾君处，又是弄桥牌为戏。10时许始返。

1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Peake 的Early Step in Human Progress
 ［皮克：《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下午至林君处，少顷李君亦来，同至附近照相馆照相，随便闲谈，傍晚始返。林君说及他自己在英用去9000元，自己估计所学的东西实只值2000元，在英二年只读了40本书，在会计事务所练习了4个月，如此而已。希望我努力，学些东西回去，其语颇有老大哥的风味。

1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至书店购书。午后至Chancery Lane［大法官法庭小巷］的Public Record Office［政府档案馆］，有11世纪之调查财产户册，各代帝王之手书，名文学家莎士比亚、Scott［司各特］之手书，Netran［纳尔逊］之左手签字，Wellington［威灵顿］之Waterloo［滑铁卢］报告书，Washington［华盛顿］之致英国国会书，英国财政部文件等，颇富历史趣味，陈列者仅极少一部分耳，尚有各部档案另行储存。如欲参考，须有公使馆介绍书达外交部始得借阅。关于中英外交之档案，达1000余册，可谓多矣！可惜现在自己已改行，否则治中英外交史真是方便。

11月26日 星期二

至大学学院听普通测量。旋至研究所图书馆，借阅Hobson，Catalogue of G. Eumortopoulos Collection Vol. Ⅰ
 ［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1卷］，宋以前之瓷器颇多精品。

11月27日 星期三

至不列颠博物馆，在Oriental Student's Room［东方大学生室］乱翻目录，其中颇多近代史之材料，萧一山前次在此抄去不少，加之自己现在已改行，不值得去抄，但仍恋恋不忍舍，只好说是旧情未断了。至研究所听叶兹教授讲演Chinese Art Exhibition［中国美术展览会］，遇到曾昭燏君。据云，叶兹教授对他谈及我这一次的短篇论文，颇加称许，谓英文写得很不差，内容也好，闻之殊觉欣慰。但改系之心仍未死，我自己为此事的矛盾，心理上颇为苦痛。

晚间阅报，谓日人已占朝阳门及丰台，不知国事如何得了，殊为着急。

1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至大学学院听岩石与矿物。旋至中国协会阅中国报，遇到张德昌君，他已搬进中国协会住，每星期房租15先令。到他房中坐谈片刻，说到清华日下，不知作何光景，皆为之叹息。张君又说，我们的公费不知要受影响否？我想大概不至于受到影响。旋至中国美术展览会，这是第一天，参观者颇为拥挤，自己先行周览一遍，然后细看。Gallery Ⅰ［第一陈列室］的铜器刚看完，已是5时许。忙到研究所去，叶兹教授要大家下星期四交进短篇论文。晚间至俄文班上课，连字母还不十分熟悉，颇为困难。

11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借阅O.Siren，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Ⅰ
 ［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1卷］，阅完。此书尚佳，虽偏重美术，实则亦可作考古学教本读，惟氏似不识华文，更谈不到甲骨金石文字，未免隔膜一层。而材料方面，因为出土地及出土情形多不清楚，更未免混入不可靠的材料，但大致尚妥，插图百余幅，选择尚精，制版亦佳，有暇拟继续阅览以下各卷。返家，沐浴，补记21日以来之日记。

11月30日 星期六

进城至林长风处，同至李超英君处闲坐。旋赴中国美术展览会。但以今天为星期六下午，参观者较前日更多，甚为拥挤，又与林君同行，未便就自己的脾气一一按号对照，只好大略巡览一遍，自己的兴趣自然是集中于宋以前的古物。我以为自宋代起，因为印刷术的发达，书籍的增多，已入近代史的范围，不比六朝隋唐犹存中古风味也。但就美术眼光观之，自推宋代书画瓷器皆大发达，清初之美术更为灿烂，虽稍嫌纤巧，实另具一富贵气象也。返家遇雨。


12月

12月1日 星期日

在家将Tylon：Anthropology Vol.Ⅱ
 ［泰勒：《人类学》第2卷］（pp.1—160）阅完。前几天在车中已读过大半，今天不过将剩下未读的一部分看完。天气已寒，围炉读书，整天没有出去，此书作者学识极广，虽出版已近50年，而内容尚少过时（out of date）之处。富于暗示性，读时尚想依此书之体裁，拿中国材料来著一本同样的书籍，惜现下殊无暇及此也。

12月2日 星期一

进城至中国美展会参观，由第一陈列室至第三陈列室，依号数一一对照，已及明中叶。其余各室以后再观。Architecture Room［建筑室］中之中国陈设，参观者最感兴趣。对于殷周铜器，因为时代的高古，也多赞叹不置。书画方面，自然不能十二分赏识。但对于瓷器、玉器，则比较能够赏识好处。旋再赴殷周铜器室，持故宫明信片铜器摄本对照。无意中遇到Prof. Karlgren［高本汉教授］，我是初次见面，并不认识他。他忽招呼我去看那镶金的“父辛鼎”，说恐怕靠不住，又介绍自己是高本汉，问我能不能说北方话，便与我说起中国语来。说初看见“曾伯陭壶”时颇疑为伪，但仔细一看，似为真货，惟其花纹，实自成一系统。又指新郑铜器，谓显分二组：一为较早之龙纹，一为近于楚器之蟠虺纹簠。又指“伯庶父壶”，谓盖系真物，器身疑不可靠。又指“服尊”，疑两耳为后增之物。又领我到第二室，指那No.397的镶金银的圆杆，说工细罕甚，而日人仅以5元购得。又问我近来国内发掘情形，最后握手道别，约我有空到瑞典去参观。

12月3日 星期二

至中美展参观，周览一遍。听Hobson［霍布森］讲演。写家信回复关于学位的问题，明年再定，又述及李、林二君近事。

昨日得大哥家信云：“至于学位，本无关问题，欲求高深学问，学位自可放弃，但洞悉个中情形甚少，或将谓欲求学位而未能。我为弟计，如能求博士固佳，否则亦必须求得硕士，以目前社会视学位仍属注重也。如校中所定公费为三年，继续之费即自负担亦可，弟以为然否？”

12月4日 星期三

至中国美展会，昨天已经依展品号数一一阅过，今天拣着几个陈列室较仔细的阅览。回来写短篇论文，写了四五页，仍旧搁置下不写。

12月5日 星期四

至学院听岩石与矿物。参观美展。至研究所，听Yashiow的《东方长卷画幅》。晚间上俄文班。

12月6日 星期五

上午研究所听Discussion［讨论课］。在图书馆中乱翻杂志，阅读Burlington Magazine［《柏灵顿杂志》］中叶兹教授的论文。下午听霍布森讲中国宋瓷。

12月7日 星期六

整天工夫都花在写作短篇论文，写了14页，自己看看仍不满意，但已经够费力气了。

12月8日 星期日

今天差不多整天的工夫，都花在校对中国美展会的目录。将中国画依作者姓名编成目录。又依上海预展时目录，填入号数及名称。

12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将短篇论文修改，添入瓷器及画两部分寄出。至图书馆，阅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1卷，又阅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中国陶器和瓷器》］。

12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院听测量课。至中国协会阅报，旋至博物院图书馆阅所藏太平天国文件《旧遗诏圣书》，作札记。赴研究所听霍布森讲演明清瓷器。返家得林长风君辞行之函，云今晨10时离英返国。我什么时候可以返国呢？不禁悄然。写信给王栻，述及听罗素讲演，以此君乃罗迷也。将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之In the Beginning［《在原始时代》］阅完。此君之Diffusion Theory［传播理论］殊嫌过甚，在现下之智识状态下，尚难作如此大胆之推论也。

12月11日 星期三

至中国美展参观，遇及吴金鼎、曾昭燏二君。下午出来赴研究所，阅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2卷。

12月12日 星期四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抄阅《新遗诏圣书》，未完。下星期当再去，拟作一文记之。晚间上俄文班。

12月13日 星期五

至研究所听叶兹教授讨论班。我的短篇论文颇蒙称许。午后至Mount Row［芒特街］的古董店，参观C.T.Loo［卢芹斋］的古董展览，此君偷盗古物出国不少，此次又乘中国美展的机会，运一批东西来弄钱。铜器及瓷器皆属不差，标价殊昂，如殷商铜壶标价4000镑，白陶每片标价60先令。遇到Loo，问我姓名，我也问他，一听说姓卢，我便知道是他了。40多岁样子，中等身材，颧骨高耸。我有点不高兴再与他谈话。旋返研究所，阅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2卷（完）。系述汝、影青、官、哥、龙泉、处州、东青及建窑，其中关于Chin type of Kuan Ware［官窑中的均类型］乃元代均窑，官窑中似无此种。

12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阅Dariron，Man of the Dawn［达里朗：《早期人类》］，乃述人类历史至旧石器时代之末为止。作者非知名之士，但此书殊可一读。书系1934年出版，新近材料都已收入，文章亦流畅可诵。

公费由美寄来，并谓以后当按月汇来，颇为安心。下午约陈君同去看电影，系Dante's Inferno
 ［《但丁的〈地狱〉》］。写信给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
 ［美国中国协会］，通知已收到此款。

12月15日 星期日

将达里朗的小书阅完。又开始阅读Haddon，Head Hunter
 ［哈登：《猎头民族》］，乃叙述南洋群岛作人类学调查之纪事。下午写信二封。晚间写参观美展记，约千余字，未完，有空再写。

12月16日 星期一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抄录《新遗诏圣书》，又翻阅Latourette［赖德烈］之《中国传教史》，及Morse［莫尔斯］之《国际交涉史》中关于太平天国一段的史实。

12月17日 星期二

至学院上测量课。至中国协会阅报，遇及江、吴二君邀赴中国美展会，随便讲述些给他们听，旋赴London School［伦敦学校］，与陈君及杨建翘君至Bramfield 路S.W.11看新房子，房东夫妇尚不差，索价亦公道，仅25（小房子）至27（大房子）先令一星期，但仍嫌过远。告以星期四回音，预备在两天以内找到房子也。此间一带之房子都用煤气灯，不用电灯，可见英人之守旧。

1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至研究所，叶兹教授指定假期中工作，又介绍关于中国美术之英文书籍。下午与陈君同至中国协会，抄得出租房屋之地址，找过六七处都不能满意。再赴Swiss Cottage［瑞士村舍］的College Crescent［学院弯角］20号，Mr.Rattigan［拉蒂根先生］夫妇2人，颇为客气，夫系Schoolmaster［教师］，妇系爱丁堡硕士，女子4人皆尚幼稚。房子不差，索价亦公道，二人合居，Partial Boarding［供部分膳食］仅3镑5先令，谓以后尚可减至3镑，便决定租下。晚间向旧房东暗示要搬家。

12月19日 星期四

至研究所，阅Yin and Chou Research
 ［《殷周研究》］。仅阅完Karlbeck［卡尔贝克］所作的两篇，关于商殷石刻一篇无甚特见，铜范一篇则甚佳。至于更重要的高本汉的《商周铜器》，及Andersson［安特生］的The Goldsmith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的错金技术》］，则无暇披阅矣！晚间上俄文班。

12月20日 星期五

与陈君一同进城至中国银行取钱，更改通讯处。至中国协会阅报纸，《大公报》已寄到12月1日。用餐后至Oxford Street［牛津街］瞧热闹，看他们为预备圣诞节而忙碌。百货商店中都很挤，买一手箧给房东算作过圣诞节的礼物。至中国使馆通知更改通讯处。旋至中国美展会。

12月21日 星期六

阅书：哈登《猎头民族》（pp.1—234）。至温布尔登，看人家Christmas Shopping［圣诞节购物］。

12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Peake，Early Steps in Human Progress
 ［皮克：《人类发展的早期进程》］（pp.1—244）。这书综合着考古学及人种学的材料，分章叙述人类文化各要素之起源及进化，有时加以他自己的解释，颇可一读。

12月23日 星期一

阅书：Max Schmidt，The Primitive Races of Mankind
 ［马克斯·施密特：《人类的原始民族》］。今天的大雾，听说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下午3时许陈君进城赴燕京同学会，送他到车站。路上被灰白色的浓雾幂住，十步外的东西成为黑影，二十步以外完全看不见。汽车行驶极慢，与步行差不多。车前二道灯光冲不开这浓厚的黑雾，街心对过的房屋即不清楚，只看见窗中透出来的电灯，如浮在烟云中闪闪作光。立在人行道上的树旁，向前后张望，仅看见最近一株的黑影，再远一点的树木便看不见了。近车站处的店铺都开着电灯，可是走过两三间后再回头望，不仅那铺面看不见，连灯光也看不见，除了五六步以内的东西外，其余都是阴影，更远的则连阴影也没有，只有浓厚的雾。这是我抵英以来第一次遇到的重雾。

12月24日 星期二

阅书：马克斯·施密特《人类的原始民族》。这书前半部颇见组织材料成一系统之苦心。后半部分述全部（亚欧以外）各民族之文化，则以篇幅关系，稍嫌简略。

12月25日 星期三

阅书：马克斯·施密特《人类的原始民族》（pp.1—348）。

今天是圣诞节，可是我还是与平时一样的，坐在火炉旁边阅书，陈君坐在一旁。我们两个人占有了这一间餐室。中餐有鸡吃，算是应应景。晚间围着火炉闲谈，喝点果酒。圣诞节，英人看得比过年还重要，这天差不多各机关、各游艺场、各商店都闭门休息。明天是Boxing Day［节礼日］，因为从前邮局于圣诞节停止办公，要到第二天才送递圣诞礼物的包裹（Box）故得此名。但是现在邮局却是圣诞节照常办公，节礼日休息。圣诞节吃Turkey［火鸡肉］。圣诞节前夕，小孩子都挂起袜子，希望圣诞老人由烟囱中进来送礼物，有小孩将贺年片放进烟囱中说寄给圣诞老人。

12月26日 星期四

明天便要搬家了，今天下午与陈君到Royal Theatre［皇家剧院］去看电影。晚间与房东闲谈，他们很想留我们住在这里，我说对不住，实在因为太远，不能再住，已择定了房子。他们知道不能挽回，仍觉惋惜。因为我们住在这里，许多事情都自己干，说定是Full Boarding［供全部膳食］，后来每日赴校上课，变成Partial Boarding［供部分膳食］，仍交纳全部膳食的钱，所以房东特别表示好感。

1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至附近Carter Patterson 的Agent［驾驶货车运输的代理商］，通知代运行李。返家收集行囊，因为多买了几本书装不下了。将大衣的驼绒里子纽上大衣，又穿上了绒衫，结果还有夹大衣、浴衣，及二本书留在外面。将它们打成一包，将书放在手箧中。午后等候行李车，等到3时半还没有来，只好先走。胳肢下夹着包袱，两手各提着一手箧。衣服穿着过多，今天气候又温和，觉得又热又累。到新居后（Swiss Cottage Crescent 149［瑞士村舍弯角149号］）还赶上茶点，在客厅中与小孩子玩着。晚餐后到附近的Embassy Theatre［大使馆剧场］去看Goossefeather Bed［《鹅毛床垫》］，房东只带着最大的女儿去，小的不服气，说为什么只带他去，他不过比我大几岁而已。大的反驳道为什么你不早几年出来？看他们小孩斗嘴，颇令人失笑。

12月28日 星期六

至附近Hampstead Library［汉普斯特德图书馆］阅书报，此虽为区镇之图书馆，而藏书颇富，定期刊物亦达六七十种。下午在客厅中与房东的孩子们顽笑，那已上学的孩子跟着学伴学上一个逗笑中国人的歌，还写下来给我看。他的母亲斥责他们说：这是不应该的，以后不许再唱。他们又说听年长的同学说中国人是如何的狡诈，在街上用机栝（Trap）捕人，也被他们的母亲叱止，说不要再说这些废话。

接曾昭燏君来片，内云：“伯希和所论唐人画一文已借得，然燏不谙法文，不能读，何时有暇来展览会或校中，能助燏一读否？”

12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至Hampstead Heath［汉普斯特德荒原］，为一公园，占地颇广，树林池塘，风景颇佳。英国风景画家Constable［康斯坦布尔］，即居于附近之Well Wolk［韦尔·沃尔克］，其居处尚有一标识以志其地。下午至Rochester Road［罗切斯特路］访李超英君，已赴德国，仅晤及其夫人，据云不久即再返英。

12月30日 星期一

赴研究所阅Karlgren，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高本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此书极佳，作者费几年之工夫，始得此结果。但以材料关系，故结论有时或未免站不住，如对于宗周钟、散氏盘，皆以为与其标准不合，疑为赝品。殊令人想起笑话中的昆虫分类学家，拿到了不能归类的昆虫，抛在地上一脚踏死。我以为欲作此项研究，须将安阳殷陵出土者为Yin Style［殷代风格］之标准，新郑出土者为Middle Chou［中周］末期至Han Style［汉式］之标准，寿州楚王墓出土者为Huai Style［淮式］之标准，所得结论必较为坚实。而高本汉氏之研究，则可为旁证。

12月31日 星期二

赴校，阅高本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

曾昭燏君来，将Pelliot，Les Fresques de Touen-Houang et Les Fresques de M.Eumorfopoulos
 ［伯希和：《敦煌壁画与猷氏藏画》］携来，原文系法文，曾君不谙法文，故助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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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星期三

在伦敦第一次过年，英国人对于圣诞节极注重，可对于过年却不在意中，各商店、各机关都照常营业。赴校，将Karlgren［高本汉］的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读完。返家，晚上在客厅中弄桥牌。我记起去年的元旦日，正在由家赴京的途中，在海轮上，与少兰、煌光、幼翰诸亲戚在一起，今年却都远隔千里了，不知道明年的元旦，更在何处过节。

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校将高本汉的论文作一提要，摘记下来。下午赴伦敦学校，参观地理书籍的展览会。晚间上俄文班。

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国美展会参观。下午与陈君及房东，至附近其友人家中，弄桥牌，傍晚始返。

1月4日 星期六

阅Sir A.Stein，On the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斯坦因：《古代中亚的通道》］，乃氏中亚三次探险之记述也，书中插图颇富，原价31先令半，前在旧书店以5先令购得之，殊为快意之事。

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至Hampstead Heath［汉普斯特德荒原］游了一个上午。下午阅斯坦因之书。下午及晚间弄桥牌，旷误时间不少，以后应加节制。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补记一星期来之日记，赴中国协会阅新近出版杂志。旋赴旧书店翻阅旧书，买了4本书；又陈篯熙君定购俄文书二册，下星期四有回信。下午赴英国博物院图书馆。旋至皇家学会，听Pelliot［伯希和］讲演安阳殷陵，这次的旁听券也是他送赠我的。他的讲演内容大略如下：先述安阳之历史及地理，然后述小屯、后冈、侯家庄三处发掘地，及各处之重要贡献，最后专就侯家庄殷陵发挥陵墓之构造，陵中所发现之古物 （述及铜器及白陶，对于日人所藏之大盉亦加述及），宋代盗掘坑，石刻之精美及其重要性，两大铜鼎及盔。讲演后放幻灯，共有50余片，为中央研究院所借。讲演完毕后，余至讲台与之握手，谢其送券之善意。

1月7日 星期二

至博物院阅书，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中Yetts［叶兹］氏之安阳发掘记略，Nature［《自然》］中之四川发掘，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人类学研究》］中刘咸之《盘瓠考》及Toung Pao［《通报》］中伯希和之《六朝唐代画家考》。

1月8日 星期三

将伯希和之《六朝唐代画家考》阅完。阅斯坦因的 Thousand Buddhas［《千佛》］，有Binyon［宾容］之导言，图版颇精美。赴中国协会阅报，知12月14日中央改组之详情，蒋廷黻有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说。

1月9日 星期四

至校，阅《柏灵顿杂志》新年号中关于中国美展之论文，又阅宾容之《远东画史》。 旋至博物院图书馆，阅1925年Year Book of Oriental Art［《东方艺术年鉴》］，参观书画室中所陈列之中国画。晚间上俄文班。

1月10日 星期五

至图书馆，翻阅从前的旧Antiquity［《古物学》］。

1月11日 星期六

至图书馆，翻阅《古代》旧杂志。

1月12日 星期日

在家，阅完A Little book about London［《伦敦简介》］（pp.1—160，by Whiting［怀廷著］），及Glanville［格兰维尔］的The Egyptians［《埃及人》］（pp.1—95）。下午弄桥牌，因为老陈的执拗，颇为不欢，后来转想，又自觉得可笑。

1月13日 星期一

本拟将Tang Paintings［《唐代绘画》］写好交进，一进图书馆，又是翻阅旧杂志，弄了一天，没有写一个字。返家后，拟晚间开始写作，燕京同学叶君来，陪着谈笑，弄桥牌，到11时余才去。今天又是失眠，睡在床上一两个钟头才入寐。

1月14日 星期二

开始上课，青铜铸造学，本拟假期中画一测量图，一天搁延一天，终没有绘成。下课后，连忙写《唐代绘画》，写了1000字左右，交卷才算完了一件事。至考古学院，规定本学期作业添了Museum Archaeology［博物馆考古学］及Bronze Casting［青铜铸造］。

1月15日 星期三

将斯坦因的《古代中亚的通道》阅完（pp.1—321）。此书将氏在新疆三次考古经过及成绩作一总叙述。就道德而论，捆载古物而返，氏实有侵中国主权。但就学术而言，氏之成绩实为可嘉，其精审似在安特生氏之上。安特生之考古工作，以沙锅屯所作最佳，仰韶村次之，至于甘肃的考古工作，仅代博物院购古董而已，无科学精神可言。中央研究院之工作尚佳，最大之缺陷在于出版报告过慢，此当由于这一方面人才之缺乏。下午赴Lancaster House［兰开斯特邸宅］，知下午起Museum Archaeology［博物馆考古学］开始上课。赴中国美展一游，购些画片。赴图书馆，阅《古物学》中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的北京猿人（1931.3）及毕士博（Bishop）的山西新石器发掘报告（1933.12）。

1月16日 星期四

赴中国协会阅中国报纸，遇及张德昌君，据云最近接到蒋廷黻先生的来信要到南京做官去了。我对于做官虽没有什么热心，但亦不反对人家去做官，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局面下，不应该再谈清高，规避做官。故此事的得失在于结局，是救起了中国，还是仅仅毁坏了几个学界闻人，如丁文江做淞沪督办，前车可鉴。赴大学学院上矿石学。至旧书店翻书，只买了一本。赴艺术研究所上课，指定“周代京都”一题，下星期交卷。与吴金鼎君谈及丁文江氏逝世，中央研究院失一重要人物，后继无人，总干事一职傅孟真氏胜任而不干，惧有人反对也；李济之氏人缘较佳，亦有希望，但皆不及丁在君氏之干练。如李氏一去，考古组又成问题，梁思永可以继任为主任，而不能驾驭董、郭二氏，董氏又必不肯就主任一职。顺便又谈及蔡孑民氏将来不幸逝世，后继者亦将无人，中央研究院根本成问题。晚间至Centre School of Art and Craft［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Bronze Casting［青铜铸造］一课，10时许始返。

1月17日 星期五

赴艺术研究所，阅Bishop［毕士博］、W.C.White［怀履光］之Tombs of Old Lo-Yang［《洛阳故城古墓考》］，乃叙述洛阳韩君墓，只看完第一卷的叙述。因为要做下星期要交的“周代京都”一文，翻阅中国书籍，打断兴致，很觉不高兴。我真想离开这儿，改学埃及学或史前考古学。

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附近图书馆，翻阅报章杂志。下午赴艺术研究所，将怀履光的《洛阳故城古墓考》的下半部，叙述出土物各件详细形状者，匆匆阅过。今天下雪，看着窗外的雪花乱飞，心中想假使是在家中与家人团聚着，欣赏窗外雪景，那是何等美妙。

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偕往汉普斯特德荒原，雪已停止，但尚未融化，青年男女乘着雪橇在雪坡上滑走，他们真会享乐。回想国内青年，现在正是在那儿挣扎着从事救国运动，还受当局的禁制，真替自国青年抱无限的同情，自己尚未走出青年的界外，但不知怎样，总自觉已经老朽了。我自己没有充分享受青春的快乐，但是我并不懊悔，我只希望下一代的青年，能够比我这代享福，那便是中国的幸福了。在雪地中踏行着，到了近午，才想起回家。在公园门口，看见诸群人围着几个讲演台，一个是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独立劳动党］即共产党，旁边是Christian Evidence Society［基督教见证会］，再过去是British Secular Society［英国非宗教联合会］，写着Reason is Religion［理性是宗教］，再过去是黑衫党（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遥遥相对，各讲演员都高声喊着，煞是有趣。返家后，在客厅与陈凌及房东弄桥牌，后来我独自坐在房中，写下星期要交的短篇论文，自觉颇有新解，至11时许始睡。

1月20日 星期一

赴艺术研究所，阅Hobson［霍布森］《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第3卷，均窑、磁州窑及定窑；第4卷，明代瓷器，只阅了一半。返家后，晚间广播无线电，谓国王病危，我们等到11时，还是这消息，只好先去睡，心中想明天一定可以看见国王病故的消息。

1月21日 星期二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已于昨晚11时55分逝世，今天的报纸第一版登载国王的遗像。我上午至大学学院上课，旋赴中国协会晤及吴君金鼎，知博物院今天闭馆一天。赴艺术研究所阅读霍布森《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的第4卷，再阅第5卷，只阅了三分之一。

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下午赴Museum of London［伦敦博物馆］，上博物馆考古学，颇觉有意思。赴中国美展会，听叶兹教授的讲演。

1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上岩石与矿物。赴艺术研究所，阅毕霍布森的《猷氏集古录》第5卷。上叶兹教授的班。晚间赴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开始作石膏外模。

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君同赴Westminster Hall［威斯敏斯特大厅］之国王乔治五世停柩处。昨日由王宫移至此厅，今晨8时开始开放，任人入内参观，昨晚1时即有人在门外等候。我们抵其地时，由门口直至Lambeth Bridge［兰贝斯桥］，列成一长排，等了一刻钟才能进去，听说一小时可以通过15000人。御榇停在大厅中间，放在紫绒铺着的座上，榇上又放着毯，上面放置烛台及十字架，四角有御卫兵，俯首静立着。出来后，至威斯敏斯特教堂，观Kingly［国王的］新墓，昨天始移来埋葬，墓上的砖尚在砌堆中，Poet's Corner［诗人角］又多一新鬼。赴中国银行取钱。购书。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晚间继续作青铜铸造，曾昭燏君谈起叶兹教授问她，我是否满意此间学校，我发了大批牢骚，表示要离开此间，曾说她也不满意，不过为了学位，又不得不屈就。学位，学位，你真害人不少。我想脱开你的毒手，不知能如愿否？

1月25日 星期六

昨天睡得很晚，今天10时才起身，弄了半天的邮票，真是玩物丧志。下午赴图书馆阅报章杂志。回来后，阅不列颠博物馆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Roman and Greece［《罗马和希腊古物参观指南》］，预备费半天的工夫，仔细阅览。

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写作下星期的短篇论文，因为前晚的讨论，昨天整天不适意，今天提笔写时，仍是生气。下午卓东来君来，陪着他谈话，傍晚始去。晚上写了几封信。

1月27日 星期一

赴书店购书。赴博物院图书馆阅书。返家将行李由楼上搬到楼下去，楼下的一室较大，惟近街道较吵耳，布置室内陈设花了一个晚上，睡时街灯由窗帘上映入，犹似月光，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诗来，低头吟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未免神伤。

1月28日 星期二

今日为国王国葬日，学校停课，与陈君赴Marble Arch［大理石拱门］，10时许抵其地，已人山人海，拥挤异常，为平生所未见，拥在中央，几乎透不过气来，有好几个人晕倒了，挤到前面，依旧看不清楚，因为有三四排军警，遮住视线，向后一看，丈余的地都站满了人，不管看见看不见，都伸着头前望，自己也只好满意了，少顷Hyde Park［海德公园］鸣炮致敬，军乐悠扬，已11时余，仪仗行列开始到了，最初是军队卫兵，然后是灵柩，后面是现在的国王及罗、奥、比、布、丹国王与法总统等，但是看不清楚，后面是太后等的车，到12时余始完全通过。报载昨晚7时，便有人在街上带了食具等着，怪不得今天拥挤。前四天赴威斯敏斯特大厅参观者达80万人以上。今天各商店多闭门，勉强找到一间餐馆午膳。下午在家阅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的The Search for Man's Ancestors［《寻找人类的祖先》］，颇佳，通俗而不失精密，惟嫌篇幅稍短而已。以日间在人堆中挤拥过倦，晚间浴后即眠。接梅校长来信，又使我精神极其不安。辗转思维，不能决定。

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因前次送进之短篇论文尚未阅毕，故仅讲西洋人研究中国画之小史。旋赴伦敦博物馆，上泉布学课。退课后，与惠勒夫人商洽，下星期起做实习工作。赴中国美展，听叶兹教授讲演。阅J.W.Greyang［格雷扬］等人的From Meteorite to Man［《从陨星到人类》］。

1月30日 星期四

赴大学学院，上岩石与矿物，讲课将完毕，下星期拟加温习。赴博物院图书馆，翻阅鸦片战争时英人由中国携去之沿海地图，乃当时地方官陈报上司之地图，常有红签标注各地相距里数，驻防兵数等。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曾君及我的那篇《周代都城考》，最承赞许，今天宣读曾君的那篇。晚间上青铜铸造。

1月31日 星期五

赴博物院图书馆，阅斯坦因的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中国新疆考古与地理探险旅行简报》］，抄录《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法》旧刊本。晚间上青铜铸造，已作好石膏外模。

阅E.Crawley 之Mystic Rose［克劳利：《神秘的玫瑰》］，首三章谓原人心理，视四周满是evil spirits［恶鬼］，故发生taboo［禁忌］制度，对于不明了之事，皆以神秘视之，因之对于异性，亦发生sex taboo［性禁忌］，发例极富，有许多令我记起在故乡时所见所闻的事情。我以为中国内地的民俗，便是民俗学上的好材料。将来有暇，当在故乡作小规模的搜集。

昨天与曾君谈起忠王供状，据云尚藏其家中，近已改存上海银行保险库中，陈寅恪先生曾托人接洽由清华出款千元影印，已有成议，后来不知如何作罢。又云：曾文正公日记影印本，删节不少，尤以关于批评时人之部分。此删去之部分，闻已毁弃，殊为可惜。


2月

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赴汉普斯特德荒原附近之Keats Grove［济慈园林］，参观诗人John Keats［济慈］故居。室中陈列遗泽，标注史实。先至The Brawne Room［布劳恩室］，乃其情人 Fanny Brawne［法妮·布劳恩］所居者，当时有墙相隔，今则两屋相通。至济慈的Sitting Room［起居室］，壁中有Severn［塞弗恩］所画济慈静坐此室读书之油画，室中陈列二椅，即依照画中之位置。风景不殊，而诗人逝世已过百年矣，令人生感。室前为花园，即济慈作《夜莺诗》之所，其旁之布劳恩起居室，即济慈得病后移榻之所，致其情人之函，有时即作于此室，传递至邻舍其情人之居，故无邮戳。楼上为寝室，梯已撤去，仅以白线志其处，须由布劳恩居室上楼，有济慈卒后遗像，及墓地照相，济慈获病之初即睡于此室中。其前之布劳恩居室，则陈列当时汉普斯特德荒原之风景。其旁小室，则陈列济慈在校及行医之证书等。游毕后，赴近旁之济慈博物馆，乃图书馆之一室，陈列济慈及其友好之书函，所藏之书籍，济慈情人之遗物，关于济慈之书籍等。阅览之余，令人钦佩英人保存先人手泽之热心。下午赴Windmill Theatre［风车剧院］，观continual revue［连续时事讽刺剧］。晚间弄桥牌。

2月2日 星期日

在家阅A.Keith，Concerning Man's Origin［基思：《关于人类的起源》］。为通俗读物，其第2、4两章颇佳。又阅Plenderleith，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普伦德莱思：《古物保管》］，以明日拟开始作实习也。晚间写信给周培智君，此事延搁一天又一天，自觉太不应该，恐将来自误前途，前星期三接到梅校长来信，我想于最近一月内决定此转学问题，不知可能否？

2月3 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下午赴伦敦博物馆之Research Laboratory［研究实验室］，谒Dr.Plenderleith［普伦德莱思博士］，询问关于取花土、漆杯之技术，及能否在其实验室中学习。今天起开始学习古物保管，想从开箱一直到复原作陈列品为止。今天开箱、洗刷、编号，傍晚始返家。

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普通测量，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系Tang Pottery［唐代陶器］。下午阅霍布森之《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第6卷。

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阅殿本《西清古鉴》及《咬留吧总论》。又至旧书店翻旧书，没有带钱，选定了明天再购。赴伦敦博物馆上课，洗刷铜铁器之方法，系用caustic soda［氢氧化钠］及zinc［锌］。至中国美展，听叶兹教授之讲演。

2月6日 星期四

赴大学学院，Demonstration of Mineral and Rocks［矿物与岩石示范］已完毕，今天拿了十几个标本来定名，有好几个不知道，或定错了。出来，与吴君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又同至北京楼午餐，随便谈论中国考古的情形……我记得去年听袁复礼先生说，他们在斗鸡台掘汉墓，墓旁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为墓所破坏者竟完全不加注意，袁先生指出才知道。

下午购书，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将我的那篇周代都城宣读给他们听，叶兹教授还摘要下来。晚间上青铜铸造课。

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Pottery Gallery［陶器馆］； 赴伦敦博物馆，练习拼合及粘贴陶片。晚间上青铜铸造，这星期作好 gelatine mould［明胶范］。

2月8日 星期六

阅Crawford［克劳福德］的Man and His Past［《人类及其过去》］。下午弄桥牌。傍晚至英国朋友处，参加茶会，至夜深1时许始返。发现被窃，林君的大氅失踪，我的室中幸无失物，大家都非常惊奇，3时许始睡。

2月9日 星期日

上午11时始起身，阅完克劳福德的《人类及其过去》 （pp.1—227）。

下午赴吴君处闲谈。又说起中国考古界的情形，现今的阻力，一是经费的缺乏，二是政治及社会的阻力，现今仍有许多人反对掘墓，而有些地方与祖坟有关，更为困难； 又地方观念太深，今年河南省政府还向中央研究院索取安阳出土的东西，国人对于考古的观念仍与盗宝无异，安阳的裴老头子谓最好的办法，公开任村民发掘，出价收买，三一三剩一，中央、安阳、村民各得利益三分之一，则不出三月安阳之宝藏皆可掘出。又说起从前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深夜起来在小屯打五道横沟，河南教育厅也派人来占中央所未曾发掘的地方，结果和解，由中央发掘，将来归河南保存，但河南省政府派的人，已经掘了一大批去，起运时还遗失了两箱，一箱是甲骨片，一箱是刻字的人头骨，到现在还不知道下落。河南博物院所藏的甲骨片，现有拓片暗中偷售，每份50元。吴君又提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的已知宝藏，山西的先史遗址更可注意。谈到7时许始散。

2月10日 星期一

补记一星期来之日记。阅Petrie，Aims and Methods of Archaeology［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下午赴伦敦博物馆，练习整理陶片。旋赴中国美展会。

2月11日 星期二

赴大学学院，上普通测量。旋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关于商殷青铜器，没有什么意味。曾君说，叶兹教授的书不久便要出版了，关于考释文字方面，受她的助力不少； 又说想到瑞典去跟高本汉学语言学，牛津的人类学以自然科学根柢过差，有点不敢去。阅毕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pp.1—193）。

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在不列颠博物馆观光。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课，实习陶器修理之方法。至中国美展会，听叶兹教授之讲演，这是第四次，也是最末的一次，将铜器逐一指示其来源及特色，有似public guide［通俗讲解］，并没有新鲜的玩意儿。阅Crawley［克劳利］之Mystic Rose［《神秘的玫瑰》］。

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岩石与矿物，这是最后的一班，认识一般普通的矿石，约知大概。至中国协会阅新近的报章杂志，国事益不堪问。《东方杂志》新年号，有蒋维乔、吴稚晖关于中国教育会的纪事，吴文颇有趣，述与章太炎对骂之经过，不啻一革命外史也。下午至艺术研究所，乃宣读曾君所作的殷商文化。晚间上青铜铸造，作好蜡模。归途中曾君谓接到牛津方面友人来信，劝其仍在此间弄一学位为佳，曾君有首肯意。

2月14日 星期五

至艺术研究所，阅O.Siren的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Vol.Ⅱ，Han Period［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2卷，汉代］，作札记颇慢，只看了一半。下午听西尔伦的讲演，乃将中国美展会的弥陀大佛像，与氏所知的其他佛像作比较。晚间赴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修改蜡模。

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至汉普斯特德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接周培智君来函，又使我精神极为不安，转学爱丁堡与否，最近便要决定。下午阅Elementary Surveying［《初等测量》］中的首二章，关于chain survey［链式测量］及transverse survey［横向测量］。

2月16日 星期日

欲画地图，以仪器不够，只得作罢，素描bronze vessels［青铜容器］，以便下星期交卷。今天是房东的生日，午餐喝了一点酒，又是醉醺醺的，脸红耳热。下午及晚上一共写了六封信，许多信件堆积着，还有陈伯权先生、林长风君及校长办公处的信没有写呢。

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至书店购书，又至博物院，依指南细览希腊雕刻及建筑。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参加整理陶片。

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至大学学院，练习transit［经纬仪］测量器之用法。下午阅西尔伦的《早期中国美术史》卷二之汉代艺术。晚间弄桥牌，洗澡，天气已渐暖。

2月19日 星期三

到旧书店翻阅是否有自己要的书，跑了半天，只择了二三本，没有带钱，明天再购。在博物院附近之书店中，发现了大批关于中西交通的书，附图的大本《斯当东英使来华记》3册，只售50先令，可是小本的《澳门记》，却也要50先令。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听修理陶器之讲演，赶回艺术研究所听讲演已过迟，在图书馆中翻阅旧杂志。晚间画地图，未完成。

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至书店购书。又至大学学院拟制地图，见教师Mr. Hart［哈特先生］，要购较精确之量尺，未得，只好下星期再制图。至中国协会阅报。赴艺术研究所上课，讨论班并没有什么可讨论，昨天讲演的是《东瀛珠光》中所发表的日本御府所藏唐代古物，今天稍加叙述而已。晚间上青铜铸造，修改蜡模。

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至银行取钱，返至博物院，依着指南观罗马时代的石刻、希腊罗马的陶俑、金银珠宝，看得很有劲儿。午餐后再来，可惜希腊罗马部分4时即闭，未能看完。晚间观青铜铸造的clay mould［泥范］制作，又至制陶部，询问lower［慢轮］及pottery wheel［陶轮］的区别法，那教师颇和善，做给我看，又示ring method［泥条盘筑法］所制成之陶器。

2月22日 星期六

阅克劳利之《神秘的玫瑰》，乃讨论婚制及结婚仪式之起源，归因于宗教观念，反对群婚说、母权说、劫掠婚姻说、买卖婚姻说，持论极精，惜阅时匆匆，未能多得益处。如以此为基础，整理中国婚姻史，所得成绩必极佳。我很想拿《内则》、《女诫》等书，以“taboo”［禁忌］的学说，作旧书新诂，必胜出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陈氏之书，材料尚不少，但作者学识不丰，故不能分析材料，以求民俗学上之结论。江绍源之书，如《须发爪》之类，以小题目搜集极丰富之材料，惜亦以无组织材料之能力，贡献遂微。

2月23日 星期日

阅Woolley，Digging Up the Past［吴雷：《挖掘发现过去》］（pp.1—142）。此书作者系著名考古学家，尤以发现Ur［乌尔］之皇陵闻名全球。此书叙述发掘方法，颇为精审，文字又深浅动人，较皮特里之《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似更有益于初学者。惟皮特里关于测量及技术方面，凭借于自己经验，此书未曾述及，故亦有其独到处，但文字较沉闷，不及此书之动人耳。 又阅Le Coq，The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勒可克：《新疆的地下宝藏》］。

2月24日 星期一

阅毕勒可克之书（pp.1—169）。此书作者德人，考察新疆，发掘高昌遗址等，成绩颇佳。此乃为普通读者所写，叙述其第二、三次考察（1904—1907），插图及叙述，似皆不及斯坦因《古代中亚的通道》之精彩。其发掘所得，宗教壁画方面最佳，将来赴柏林时当有机会一观。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途经旧书铺又进去乱翻，几乎费了一个上午。旋进博物院，观Greek and Roman Life［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一部分，由考古学观点言之，此部实为希腊罗马部最精粹之部。3时半始出来，找餐馆匆匆用膳后，即赴中国美展会，听5时叶兹教授之讲演，本来他这星期三讲mirrors［铜镜］，因为吾在伦敦博物馆有课，他故意改为铜器花纹，又令曾君借券给我今天来听，他对于我似乎很看重，不过，我总觉得自己是入误途。

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至学院，上测量课，实习使用经纬仪；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课。下午阅Andrews［安德鲁斯］所作《新疆出土汉代丝织品》，又阅James［詹姆斯］之《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院》，后者系用法文写成，读时颇费力，自己的法文还是不行。不过，野心勃勃，却想至少在俄文、德文中学会一种。

2月26日 星期三

阅Leakey的 Adam，Ancestors［利基：《亚当的祖先》］。此书为关于旧石器时代之最新著作，系1934年出版，材料极新极富，作者又能加以组织，实属不可多得，惟结论有时远超过证据……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课，讲演移运Mosaic Oven［马赛克灶］等由发掘地至博物院之法。艺术研究所的课未去听。

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阅Siren：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s，Vol.Ⅲ Sculpture［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3卷，雕塑］（pp.1—70）。下午有讨论班。晚间上青铜铸造课。

2月28日 星期五

阅Crawley［克劳利］的 Oath，Curse and Blessing［《发誓，诅咒和祈福》］（pp.1—152）。晚间未去上青铜铸造课，以蜡模已成，而作外型尚须等候也。

2月29日 星期六

阅书：利基：《亚当的祖先》（pp.1—231）完。

今天将这一月的用账一算，不禁一惊，这一个月竟用了 17镑，内中买书用去5镑余，这一个月买书太起劲了，以后要稍加节制才好。今天整个上午，差不多都费在旧书铺中，结果竟以8先令半买了一本原价仅值15法郎的书回来，可谓笑话。


3月

3月1日 星期日

阅Petrie，Ancient Gaza Ⅳ［皮特里：《古代的加沙》之四］，此系 1933年11月18日至1934年4月4日一季田野工作的报告，吴金鼎君曾参加此役，第一节之 “We welcomed a Chinese archaeologist，Wu Gin Ding［我们接待过一位中国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即吴君也。此种报告，似不及Reissner［赖斯纳］的Naga ed-Deir Ⅲ［《纳戈代尔》之三］之佳，但较简易，亦未尝不可取法。下午陈凌云君来，此君带小官僚气，我颇不喜欢他，陈凤书君招待之甚殷勤，昨天还费了整整的半天陪他去玩，今天又陪他一天，尚未脱光华附中做级长时逢迎级任师长之老脾气也。开始阅不列颠博物馆之Guide to the Anthropological Collection［《人类学馆藏指南》］，有暇拟往按件细观。晚间写信。

3月2日 星期一

阅Moore［穆尔］的Savage Survival （pp.1—153），此书中文亦有译本，名曰《蛮性的遗传》，周作人氏为之作序。此书浅显明白，极合于中等学校伦理科之用，但关于文化人类学一部分，则不仅过于粗浅，且多过时之物，未能采取最新之学说也。上午至Carter Lane［卡特巷］为陈篯熙君购书，顺便至Temple［神庙］及Staple Inn［经营商旅馆］，后者现在修理中，前者以Goldsmith's tomb［哥德史密斯墓］及Middle Temple Hall［中殿］最有意思。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pottery repair［陶器修复］。

3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至大学学院，上测量课。旋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阅Siren，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Ⅳ［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4卷］，关于建筑方面，有些地方涉及建筑学较专门的名词，颇费工夫去翻辞书。西尔伦这部4大册定价16先令的书，插图颇丰，但并无崭新的见解，怪不得叶兹教授说西尔伦的著作，并非serious study［缜密研究］的结果。

3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阅梁思永先生的 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Si Yin Tsun，Shansi，China［《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陶器》］（pp.1—70）。此书……

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听讲关于发掘报告的出版应该注意的地方。返艺术研究所，听讲Chinese mirrors［中国镜］。

3月5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阅Graham［葛维汉］在四川汉州所发掘史前遗址的报告。此君似未曾受过考古学的训练，故报告之缺陷甚多……下午上讨论班，旋至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课，烧制泥范。

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途经Arthur Probsthain［阿瑟·普罗布斯塞恩］书店，进内看关于中国的旧书，与店主人随便谈谈，他看我对于这类书籍很有兴趣，便领我上楼看他的书库，说关于中国的书籍即达 3000多种。旋至不列颠博物馆，依着Leakey［利基］的 Adam's Ancestors［《亚当的祖先》］，详观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旋至学院购仪器，预备画地图也。至中国协会阅报，遇及张德昌君，谓清华大概一定于下学期迁至湖南，地点大概为衡洲，燕京、辅仁皆将停办。本来今天下午要到伦敦博物馆，由中国协会出来时已3时余，索性不去，再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细看旧石器时代遗物。晚间至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课，熔铜铸像，是最后的一阶段。关于青铜铸造的cire perdue method［失蜡法］的详细步骤，另有笔记。

3月7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凤书君同赴Russell Square［拉塞尔广场］，顺便去看陈凌云君，此君有一Leica camera［莱卡相机］（Lens：Summar，f =5cm），要卖 23镑，此镜箱在英国要卖35镑，他因为是特派员，依外交人员的惯例，可以优待免税，我很想买，可惜为价过贵，如果像“Super Ikontex” 相机，只 10镑左右，我一定买了，托凤书君转达，拟以十六七镑购之，未成功。旋赴不列颠博物馆，阅King's Library［国王图书馆］中陈列着的敦煌写本，拟抄一目录寄给吴晗君。赴中国美展会，今日是最后的一天，观者颇为拥挤。

下午至附近的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

今天德国军队重占Rhineland［来因兰］，国际上骤起大波，比上星期的日本政变，事态更为重大，不知道是否要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晚间接家信，谓林长风君有就江苏省政府会计主任的消息，不知确否。玩桥牌，12时始睡。

3月8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始起身，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将不列颠博物馆陈列的敦煌写本抄一目录，加以序言，寄给吴晗君。下午和晚间写信，一共写了六封信。

3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阅 Rostovtzeff，The 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罗斯托夫策夫：《汉代的镶嵌铜器》］（pp.1—70），此书将汉代错金花纹铜器，与西方希腊、波斯作比较，探究其来源，颇佳。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学习修补陶器之法。

3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至大学学院，上测量班。旋至中国协会阅报。下午至艺术研究所，参加test examination［测验考试］，殊觉无聊。

阅完Robinson，Mind in the Making［鲁滨逊：《发展中的心智》］（pp.1—148），此书不啻一思想自由史，叙述吾人智识之浅陋，遗习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书乃欧战初毕时所写，表示当时智识分子之见解，颇可一读。

3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旋赴学院谒Mr. Glanville［格兰维尔先生］，乃前星期去信约期晤谈者。据云，如从之治埃及考古学，可以念M.A.［文学硕士］，但至少须三年，以二年学习一切基础知识，第三年专作论文。惟氏意以为专攻埃及学，未见得一定有用于将来之治中国考古学，并谓可向Dr.Wheeler［惠勒博士］商洽，近东考古学或较有用。下午至艺术研究所，参加测验考试二，Chinese Art Exhibition［中国美术展览］。

3月12日 星期四

读完E.Smith，Diffusion of Culture［史密斯：《文化的传播》］（pp.1—239），氏为主张diffusion theory［传播论］之极有力分子，但其理论，似仍难使人折服，文化之传播为一事实，但是否人类文明完全发源于埃及，殊成问题，而传播之所及，是否远及美洲亦殊不可必，但此书仍不失为佳著。下午至艺术研究所，参加测验考试三，A Special Period［特殊时期］。晚间至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课。

3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又至旧书铺，购买5册书，花去1镑。至不列颠博物馆，翻阅旧杂志。出来时，发现囊中只剩5个便士，时已2时，须直接赴伦敦博物馆。不得已，花2个便士买 Roll and Butter［黄油面包卷］，乘地底车1便士由Tottenham Court Road［托特纳姆球场路］至Piccadilly Circus［匹卡迪利广场］，再步行至伦敦博物馆找惠勒博士。谓因事赴外埠去，一月后始能回来，转学事无从谈起。在工作室练习修补陶器之法。出来后，步行至Marble Arch［马赫拱门］，花2个便士乘车返舍，囊中空无一文矣。只怨自己购书的兴致太高，没有留意到剩余几个钱。

3月14日 星期六

阅Rivers：Social Organization［里弗斯：《社会组织》］，此书关于社会组织，分析极清楚，颇适于初学者之用。作者为主张传播论者，但书中此种色彩尚淡，所述者虽仅限于初民社会，然治人类学或考古学者，其所需者即为此种智识。上午赴Parliament［国会］，参观House of Lords［上院］，Central Hall［中心厅］，House of Commons［下院］及St.Stephen's Hall［圣斯蒂芬厅］。又参观Royal Gallery［皇家美术馆］。晚间坐在会客厅中开了无线电的音乐会，他们搬开桌椅，跳起舞来，自己不曾学过，坐在旁边看，我真有点自恨，恨此生已近30岁，什么也没有学会，连玩意儿自娱的东西也没有学会。但是仔细再想，也觉坦然，自己这一代并不想怎样幸福，只希望后一代能够比我们这一代享福，至少能够有闲暇，读书不忘娱乐，娱乐不忘读书。我反对中国式的生活，读书又不好好地去读书，娱乐又不好好地去娱乐。

3月15日 星期日

阅里弗斯《社会组织》 （pp.1—222）。写了一封家信。

3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绘地图，下午本想赴伦敦博物馆练习补陶片，后来没有去，继续画图，画好了一张。

3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测量学；旋赴艺术研究所，上星期二的考试卷子已经发还，自己一点也不预备，居然拿到七十几分。下午赴伦敦博物馆，学习修补陶片。

3月18日 星期三

阅书Ur of the Chaldeans［《迦勒底人的乌尔》］。赴艺术研究所上课，讨论昨天发还的考试卷子，今天又费了一天的工夫。绘好地图一幅。

3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大学学院，依着地形，校正前两天所画的地图。本想找Mr.Hart［哈特先生］，询问几个问题，他上课去了。至中国协会，阅中国报纸。至艺术研究所，第二次发还上星期的考卷，讨论问题。

3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看Ethnological Collection［民族学标本］，只看了亚洲及澳洲的一部分。依着一本参观指南，逐一细看，颇觉有味。下午本想赴伦敦博物馆，结果没有去，仍在这儿看标本。又至图书馆中阅书，在R.A.I （1931年）中翻到一篇关于猥亵歌谣及其解释，以为助受苦或受“他□”者之一种发泄，又提到Doing［干］一字之双重意义，及Freud［弗洛伊德］一派人之解释，使我想起瓯语中的“锤”字来，以sex［性］来解释work［工作］，谓此歌谣□使人工作时忘了苦痛，不禁失笑。

3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赴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今天是入冬以来第一个好天气，太阳出来了，春的消息已到人间，脱去了冬大衣，换上了春大衣，在那里散步颇觉不错。下午赴叶兹教授的tea party［茶会］，傍晚始返。补记一星期来的日记。

3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Dixon，Building of Culture［狄克逊：《文化的大厦》］。此书说明文化之发展过程，虽不否认传布之力量，而对于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及Perry［佩里］辈之传播论，颇加攻击，持论极为公允，实为一佳著。此书作者即李济之先生之老师，前年底逝世，本来李先生的意思是要我上哈佛去跟他念考古学，因为他的逝世，始改令我来英。狄克逊氏为人类学家，而非考古学家，但我如果下学期不谋改变方针，则此间不仅学不着考古学，连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也无法学习，则反不若去美为佳也。

3月23日 星期一

阅Trever，Excavation of Northern Mongolia［特雷弗：《蒙古北部的发掘》］（pp.1—72），乃叙述 1924—1925年 Kozlov［科兹洛夫］之发掘成绩，知 K氏之发掘，方法亦极粗陋，反不及日人在朝鲜所作之佳。此书亦不甚佳，惟其所述之事实，为英文中所无法参考者（英文中仅叶兹一文为之作介绍），故亦殊值得一读。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作陶器修补。

3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测量学之最后一班，下星期起不上课，而专事实习矣。旋赴艺术研究所，发还考卷，这一次的测验，自己完全不加准备，结果仍在优等之列，实则自思殊为可笑。下午至中国协会阅报。返家，阅狄克逊之《文化的大厦》。

3月25日 星期三

至不列颠博物馆，依着参观指南细观民族学标本中大洋洲一部分，颇有趣味。

3月26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将所指定之Laufer［洛弗尔］的《中国古玉考》及Grant［格兰特］的《中国宗教》，匆匆翻阅。旋阅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东方陶瓷学会通报》］1934—1935年之Seligman［塞利格曼］关于香港附近发现之金石并用期之陶片，此事前曾闻李济之先生道及，苦于未详其内容，今阅此篇，知另有报告，有暇当赴不列颠博物馆查阅。

3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细观民族学标本部非洲部分之标本，最使我注意者为贝饰、陶器制作法、铸铜失蜡法。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实习。

3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至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下午阅David Master的Romance of Excavation［戴维马斯特：《发掘的传奇故事》］（pp.1—192），此书为通俗读物，叙述埃及、巴比伦、爱琴、希腊之大发现，文章颇佳，流利动人，但称不上学术专著，且出版于1923年，故无 Ur［乌尔］之皇陵及印度Mohenjo-daro［摩亨佐达罗］之发现在内，但亦殊值得一读，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可以引起其对考古的兴趣。

3月29日 星期日

将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重阅一遍，摘录要点，将surveying［测量］等数部分整段抄下，以此书已绝版，无法购买也。将上学期的Archaeology in Museum［博物馆考古学］笔记，稍加整理。

3月30日 星期一

至不列颠博物馆，细观民族学标本的美洲土人的部分。将全书Handbook of the Ethnographical Collection［《民族学标本手册》］（pp.1—303）阅完。至图书馆，阅指定的De Groot：Religion System of China［德格罗特：《中国的宗教体系》］，选读数节，此书似乎以ghost theory［鬼神论］解释宗教起源，故先述丧葬风俗，后述灵魂观念，最后始分叙道、佛、儒三教。作者对于材料的搜集，颇费工夫，但以中国人的观点评之，则本书的价值不在乎材料的丰富，而在乎有一种学说在后面，为全书的线索，虽然这学说并不见得靠得住。出博物院后，至旧书铺找书，只买到Frazer：Golden Bronzes［弗雷泽：《贵重的青铜器》］一本。

3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关于非洲土人Benin［贝宁人］及Ashanti［阿斯蒂人］的铸铜术（Cire Perdue［失蜡法］）记载，知道他们的方法可以不用air vent［通气孔］，故叶兹教授反对Raasback［拉斯巴克］的安阳铜范为直接与熔铜相接触之说，似乎理由不足，惟泥范虽可与熔铜接触，而其自身仍可由蜡模范成，非洲之法即属如此。与吴君谈及，吴君谓安阳泥范，open mould［敞范］有刻痕，closed mould［闭范］悉无刻痕，拉斯巴克以为有刻痕者，不知系属何种，如属后种，恐系赝物。 得周君复信，知爱大情形，确不适宜，又令人作难。至中国大使馆，索得国会旁听券。归途经 Francis Edwards［弗朗西斯·爱德华兹］旧书铺，这是第一次到此书店，入内观书，颇为丰富，至6时许始出来。可是只买一本书，因囊中只剩几个先令，有暇当再来。


4月

4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中国协会阅报。下午赴国会旁听，系辩论公务人员待遇应该平等，不得以性别而异薪俸，政府党以维持预算关系，反对此举，而工党则极力主张。我是 3时半去的，进去至St.Stephen Hall［圣斯蒂芬厅］，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少候，今天没有重要的辩论，故来者不多，但亦等了一个小时，将大使馆券换成正式券，去至楼上，将券交与进口处的人，签一个字，即至Member's Gallery［议员边座］，5时半始出来。返家，阅书：Tell Halaf［《哈拉夫土墩》］，乃德国人Oppenheim［奥本海姆］在Upper Mesopotamia［上美索不达米亚］所发掘史前遗址，所得之物以彩陶及石刻为最名贵。

4月2日 星期四

阅书：奥本海姆《哈拉夫土墩》，正文已毕，仅余附录，明天再阅。

4月3日 星期五

上午阅毕奥本海姆《哈拉夫土墩》（pp.1—320）。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开始学习洗刷铁器之法。

4月4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赴Hammersmith Bridge［哈默史密斯桥］，看剑桥、牛津的划船比赛，昨天下雨，道路泥泞，寒风由河面吹来，与人作难，可是观众的兴趣不减，由车站出来后，路上便有人兜售蓝色襟花及纸拂，偏袒牛津可以购深蓝色，剑桥为浅蓝色。越过桥上后，沿着河岸向Moltake前进，拣着一个空地方，等着等着。12时许，对岸的看台上观众欢呼，我们也张颈向左望，两艘游艇如飞地竞相前划，穿浅蓝的在前，剑桥占优势，少顷划过面前，向上流划去，因为观众多的关系，看不着船身了。返家时已2时，正是午餐的时候。下午至Hampstead Library［汉普斯特德图书馆］，阅Brighton［布赖顿］的指南，以明日将赴其处游览也。

4月5日 星期日

加入布赖顿游览团，赴海滨游览。10时由Victoria Coach［维多利亚长途公共汽车］车站出发，12时半始抵目的地。布赖顿为伦敦人士游息之海市，车费单程4先令半，而来回票仅5先令。离车站不远即为海滩，水天茫茫，Palace Pier［宫殿码头］及West Pier［西码头］伸入海中，游人有凭栏垂钓者，由电车至Black Rock［黑礁石］，渐近乡间。旋返城市中心，赴图书馆及博物院参观。更至Royal Pavilion［皇家楼阁］，乃印度式之建筑，乔治第四为太子时，挟其情妇Mrs.Fitzherbert［菲茨赫伯特夫人］所居之处也，别墅离宫，建筑颇佳，闻其中陈设犹维持原状，惜今日 星期，不能进内一览。下午5时返伦敦，抵家已8时许矣。今日天气尚冷，闻春秋佳日，游人更多，实则风景亦并不甚佳，虽称海滨避暑地，而繁华较上海为甚，有海畔伦敦之称，实则还不及故乡［温州］，更休提普陀等处。我时常想，只要将来有钱，安居故里，享受清福，已是适愿也，惟此愿不知何时始达。

4月6日 星期一

阅A.Keith，Antiquity of Man［基思：《人类的古代》］。下午赴伦敦博物馆，练习陶器绘彩及铁器洗刷之法。晚间弄桥牌。

4月7日 星期二

阅基思《人类的古代》。写几封信。本来想今天写给学校的信，写了半天，又只好丢开，有暇再写，真是不好措辞，延长一年的公费，是视这封信的结果而定，终身的事业与这封信都有关系呢！

4月8日 星期三

阅基思《人类的古代》。至不列颠博物馆，借出这书的增订本，依之增改。

4月9日 星期四

阅基思《人类的古代》。

4月10日 星期五

今天是Good Friday［耶稣受难日］，英国人看得比Easter Monday［复活节假日］还要重要，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门。自己仍继续看基思：《人类的古代》，全书2册734页，费了四五天工夫才阅完。在国内时，李济之先生曾介绍此书，自己畏难，不曾阅读，现今阅读并不觉什么困难，有暇还想到博物馆去看这fossil men［化石人类］呢！

4月11日 星期六

阅Keith，New Discoveries Relating to the Antiquity of Men［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下午起草陈请延长留学年限书，洋洋五千言，写了又改，这是280镑公费得失的关键，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

4月12日 星期日

将昨日写好的陈请书，修改誊清一遍，预备明天寄出去，这样竟费去一天工夫，真是想不到的。晚间，同住的法国人Pigue带来几瓶香槟酒，请大家喝，晚餐时喝了半杯，便在客厅中闲谈，12时许始下去睡。

附：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于延长留学年限书全文

月涵夫子函丈，径启者：生于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将上学期肄业经过，作成报告，挂号邮寄，谅已达座右。生前函中曾云：本年暂偏重技术方面之学习，自下学期起，拟就史前考古学或埃及考古学二者中认定其一，作比较深入的学习，但现经调查结果，则如转学爱丁堡［大学］攻史前考古学，至少须再学二年，如在伦敦［大学］攻埃及考古学，则再学二年，恐尚不能蒇事。故此特正式提出请求，依公费生管理规程第六条，准予将来期满后再延长一年，并请提前核准。生之所以出此，实有不得已之原因，兹特缕陈如下：

考古学之学习，其所需之功力，视他种科目，决不见便易（清华校友周培智君，系第一级毕业，曾在中央研究院考古组研究，现来英入爱丁堡，将近四年，尚未蒇事；又校友吴金鼎君系国学研究院毕业，曾在中研院考古组研究，现来英入伦敦［大学］，将近三年，尚未有头绪）。而生在国内时之预备工夫，更见缺乏，未考取公费以前，系研究近代史者（有校中课程单可证）。而考取以后，虽自勉力补习，而为时仅及半年，田野工作更占去其半，所得实极有限。生曾于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4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系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而傅、李二先生事忙，又无暇指导，国内预备，实属困难。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冒然出国，实则对于考古学之知识，实不及他种学科之本科一年级生也。此非生自鄙，更非由于生之不知努力，而实由于环境使然。故其他同学，在本科时已有机会偏重专门，再加以研究或服务二年以上，又加以国内预备一年，则留学年限，二年或已嫌其多，而生则以特殊情形，三年尚嫌其短促。此实由于环境关系，根柢过于浅薄，所以不得不请求延长一年也。

肄业之学校，李先生以返国已久，情形不甚熟悉，与梁思永先生商洽，始行决定； 但梁先生亦系留美返国，对于英国情形，尤其是课程方面不甚熟悉。惟就教授而言，则爱大之柴尔德（Childe），实为此学之权威，故主张入爱大。李先生则以为伦大考古学系之历史较久，设备较周，故主张先入伦大一年，以后或转学爱大，或续学于伦大，再行决定。生离国以前，曾向李、傅二先生请示；二先生均谓将来由生自行观察情形，再行决定转学与否。李先生并予生以进见伦大考古学教授叶兹（Yetts）之介绍信。此为生离国前之情形。

及生抵英以后，向留英同学打听，知爱丁堡方面设备不周，关于考古学技术方面之课程极少。生知将来返国以后，技术方面之需要颇殷，故决定关于技术方面，在伦大先预备好，以免将来转学爱大后无从学习。伦大之考古学，则有三处可以学习，一为大学学院，分埃及考古学系和考古学系（后者包括希腊罗马考古学），一为艺术所（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注重中国方面，李先生介绍之叶兹即为此所之教授；一为考古学院（Institute of Archaeology），注重近东方面，系前年新添设，现无校址，借伦敦博物院（London Museum）上课。最后一处新行创办，设备不周； 艺术所之中国考古学，亦不见佳。故生即向大学学院接洽。但以主任教授避暑未返，9月3日抵英，10月7日始见及Prof. Ashmole。据云：如欲学埃及、希腊、罗马考古学，须先学文字，至少须费二年工夫学习文字。否则不必注册。生又携李先生介绍书见叶兹，彼即劝生在彼处注册。生因此间一年以后，或许转学爱丁堡学习史前考古学，则学习埃及、希腊、罗马文字半途而废，殊不合算，不若以全力注意技术方面。伦敦大学之章程，不论在何学院注册，只须导师核准，各学院功课皆可往读。叶兹因有李先生之介绍关系，比较容易说话，欲偏重技术方面，必可得允许，故生即在其所注册，由校中指定叶兹为导师。此事生于去年10月10日所发之函中，曾经提及。生与导师叶兹商酌功课之结果，决定今年暑假参加田野工作实习。在暑假以前之一年内功课规定如下：

（1）Chinese Bronzes（Yetts）［中国青铜器（叶兹）］；

（2）Pottery and Porcelain［陶瓷］；

（3）Field and Laboratory Treatment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

以上三者在艺术所上课；

（4）General Surveying［普通测量学］；

（5）Demonstration of Minerals and Rocks［矿物与岩石示范］；

以上二者在大学学院上课；

（6）Museum Archaeology［博物馆考古学］；

（7）Aims and Methods of Archaeological Field Work ［田野考古的目的与方法］；

（8）Archaeological Draftsmanship［考古绘图］；

以上在伦敦博物馆上课；

（9）Bronze Casting［青铜铸造］，

在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课；

（10）Osteology［骨学］（Physical Anthropology［体质人类学］）

（上学期之功课，已于2月报告中陈明，其他则俟8月中，当再奉上主任教授签字之报告。）以上科目，分四处上课 （各处往来，须坐公共汽车，极为不便），更加以（4）（6）（9）有实习钟点，颇为忙碌。生所以不嫌辞费，娓娓缕陈者，欲陈明此一学年内，生已就环境所许可之范围内，努力学习。而所以不得不陈请延长一年者，非由于不知努力旷误时间，而实由于生所从事之科目，以二年之时间，决计不够支也。自10月10日上课后，生即觉功课颇过繁重，且偏于技术方面，无暇多行读书，至于写论文以求学位，更属无暇。故11月18日即奉上一函，禀明拟不读学位，实则亦无法读学位也。承批复：“公费生在外研究，不必以读得学位为目的。”自当遵谕而行。

关于转学问题，生之原意，本拟暑假后转学爱大从柴尔德教授，因清华校友周培智君从之习考古学已三年半，情况较为熟悉，故修函商洽，周君复信云：“爱大方面，现仅有史前考古，即弟现所从学者，一切研究材料，太偏重于苏格兰方面。”（1月5日来信）又谓：“柴尔德教授确为苏格兰考古方面之有著作权威者，语及教法及乐掖外人，可谓一完全不热心者，对于有色人种抱轻视之态度，弟在此亦以此与之屡次相左。此间考古科不能成专门，因除柴尔德外无一讲师及助教。……考古学标本很少，因所称考古学室，即在柴尔德房中，有抽屉数个，标本即在其中。……至兄询及搜集古物及发掘工作，在此可谓不轻见之举。”（2月4日来信）周君又寄来章程一册，则史前考古学系中，果仅有柴尔德教授之功课三门。但生以为柴尔德教授为此学权威，纵使设备不周，但从之多读考古学之名著，依其指导努力，亦未尝不可。但依简章及周君来信，则三门不能同时并读。周君来信云：“考古学可选三门，每年习一门，因一门比较一门难也。……史前学（Ⅰ）未先考过及格者，不能选读史前学（Ⅱ）。”（2月20日来信）查简章亦有此规定（兹将简章附上呈阅），惟第三年（Course Ⅲ）着重自修，或可不必上课，自己提前修习。但无论如何，至少亦须在爱丁堡学习二年，始能告一段落。因不仅史前学（Ⅰ）及（Ⅱ），不能同时选读，且欲攻史前考古学，对于未曾学习过之地质学及解剖学等，亦不得不补习。是以事实上必须再读二年，以学习基本科目，至于较深之研究尚谈不到。

但如不转学爱丁堡，仍在伦敦续学，则此后计划亦成问题。伦大之考古学，以埃及考古学为最出名，亦为最佳，此外则为希腊罗马考古学。但无史前考古学之专科，如欲攻史前考古学，则不得不转学爱丁堡；如欲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则必须留在伦敦。此二者之选择，据生之意见，以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为佳。因未离国以前，李济之先生嘱注意有史考古学，以国人研究考古学者，如李济之、梁思永二先生，皆为研究史前考古学。现在此间之周培智、吴金鼎二君，亦偏重史前。生当时亦以为然，但现下则知学习有史考古学，困难更多。第一，必须依导师意见，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第二，对于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更须注意；不若史前之遗物，仅留石器、陶器、骨器，保存较易，技术较简。第三，则以参考书籍较丰富，欲得一眉目，非多费工夫阅读不可，此项情形，不论攻埃及考古学或希腊罗马考古学，皆属相同，惟希腊罗马考古学，着重大理石建筑及雕刻，与中国情形不同，且伦大此科远不及埃及考古学为佳，故生前月往与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教授（Prof.Glanville）接洽。

据氏之意见，如欲从之攻埃及考古学，因生已学习过技术方面之课程几种，故以为再费二年之工夫，或可告一段落。若短于两年，则不如不学；以半途而废，恐毫无用处也。如欲从之学习，一方面可在其博物馆中学习保存古物之技术（伦大仅埃及考古学有博物馆），一方面学习埃及考古学之研究方法。盖生今年所学者，多为田野工作之技术。但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顾及。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由古物以证古史，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凡此种种研究方法，并非听讲空论原则，即可学得，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故欲达此目的，必须先对于其历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当知识。因埃及考古学为比较最发达、最完备之考古学。此间埃及考古学系本科生，至少须专习三年始能毕业，故欲从事学习，至少须再学两年。如埃及象形文字，即分一年级课，二年级课，非学习二年，不能直接应用原始史料。以二年之工夫，打成根柢后，以后再赴埃及，参加发掘团，所得必广。埃及之发掘团，规模较大，工作期在11月至4月之间；吴金鼎君曾参加一次，据吴君云，以事先未学习埃及考古学，参加发掘获益不多。生本年暑假所拟加入之发掘团，系在英国国内，规模甚小，则为史前之铁器时代。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日本考古学界之泰斗滨田青陵，从前即在此间学习埃及考古学，吾国考古学至少须以日人为竞赛对象。但据格兰维尔教授云：再学二年为最低限度，系学习基本知识及技术，系选读其埃及考古学本科生所必修之课程。课程方面虽可缩成二年，但能否完全领受，须视各人之学习能力如何而定。故能否蒇事，殊不可定，但决不能缩成一年。如作较深研究，则非又加一年不可。

无论转学与否，依生所知，皆非再学习两年不可。且此两年内，仅学习基本课程，不能作研究工作。如校中必欲生作研究工作，或不欲生过于专门，希望广行涉猎西方考古学，则惟有续从艺术所之中国考古学教授叶兹，依其指导，涉猎西方考古学，以研究中西古代之交互影响。但即使采用此种办法，亦非再学两年不可。以虽不必学象形文字，但须广涉近东及希腊、罗马之上古史及考古学，始能有所取材。而且与中国最切近之中亚方面考古，成绩多以俄文发表，恐尚须费一年余之工夫学习俄文。清华校友吴金鼎君，即采用此种办法，从叶兹教授研究中国史前之陶器及其与西方关系，已近三年尚未完竣。据云，至少作四年计划。生固与吴君之作深高研究者不同，留学年限又至多只能延长一年，故以为不若以全力注意西方者为佳。且从叶兹教授学，则对其所开之中国考古学课程，不得不敷衍选读，实属费时而无益。但如果离之改从他人，则不得不依导师之指导，专攻一科。英国重专科，如此间之埃及考古学系，即离开［普通］考古学系，而自成一系。吾人固不必太重专偏，各方面均须顾及，但至少须圈定一范围，为学习之集中点。

以上所述，为生不得不请求延长一年之原因。但生不待至下学年，而现下即行提出者，以校中核准延长与否，不仅与下学期之选科，有连带关系，且与生暑假中转学与否之问题，亦发生连带关系。如校中不能“提前”核准延长一年，则生对于转系埃及考古学一举，只得绝念。以格兰维尔教授已有再学二年恐尚不能蒇事之警告，安敢以一年之期间，贸然从事二年尚难蒇事之事，只能于爱丁堡及原来学院，二者择一，半年后依情形决定再行提出请求延长与否。如校中能提前核准，则生可于三者中自由选择，且对于下学年之选课方面，亦方便不少。因可依确定之留间，排定学习之科目，去年以转学问题不能确定，选课即成畸形现象。有种科目，两年成一段落（如母校之第二外国语），如果初为一年计划，后来纵使改成二年计划，此种科目，第二年即不能添入。生所读者为补习基本科目，与其他同学之从事研究者不同。研究者研究一年以后，再扩充一年妨碍甚少，补习基本科目无此种方便。

至于生之提出请求延长一年而非半年者，则以生所请者为补习之依班上课之学年学程，一学年始告一结束，非比作研究工作者，半年一年可不必拘，完全依研究工作进程而定也。

现依上述理由，特此陈请校中提前核准延长留学年限一年。至于转系及转学问题，以及此后学习之方针，如校中能具体地予以指示，则生自当依示遵行。惟生已修函奉达导师李济之先生，陈明此间情形，并表示生意拟专攻埃及考古学，如李先生亦以为然，而校中不加反对，且核准延长年限，生即依此进行。如校中不表示意见，则生与李先生商洽后，即作决定；择定后自当函达校中呈核。惟以途程辽远关系，或许形式上虽为“呈核”，而事实上等于“事后呈请备案”而已，故校中如有何意见，尚以事先示知为佳（李师处或有函致校）。

又此事请校中从速议定示知，于暑假以前抵达此间。以生须于暑假开始时即须将此事决定。因为（1）此间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暑假中（7月中）赴埃及，下学年开始时不能赶回，故曾面嘱生至迟于7月初与之商定，以便其代生规定暑假中除田野工作外之作业，以及初开学时之作业。（2）爱丁堡方面，周培智君劝生暑假中亲往一观，以后决定，“以免后悔”。周君仅暑期开始时在爱大，7月中即他往。（3）生接洽好暑期中之田野工作，8月中开始，至开学时始能脱身。故一切事务，均须于暑假开始后，即刻进行，希望校中从速复示，以为指针。

国难日殷，母校又风波迭起，引领东望，忧心如焚，极欲早日返国，为祖国服务。但欲求有益于社会，必须在此间先打定相当基础，生以愚拙，加以预备工夫之不足，纵令延长一年，亦属粗制滥造，难负重任。若即此一年之延长亦不可得，则生实属惶惧万分，不知将来何以应世。盖粗制滥造，亦须有其限度也。专此奉达，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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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 星期一

9时余始起身，与陈君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在图书馆翻阅旧杂志，又阅了几章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与陈君到博物馆的楼上看标本。后赴中国协会阅报。写信给李先生，请他帮助陈请延长留学年限也。

4月14日 星期二

阅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

4月15日 星期三

阅Leakey，Stone Age Race of Kenya［利基：《肯尼亚的石器时代人种》］（pp.1—135）。

4月16日 星期四

以利基在肯尼亚所发现之Raya及Kayera人化石之要点，摘录于基思书中。

4月17日 星期五

阅毕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pp.1—500）。

4月18日 星期六

阅Davisson，Days and Ways of Early Man［戴维森：《早期人类的生活》］（pp.1—121）； Piggott，Progress of Early Man［皮戈特：《早期人类的发展》］（pp.1—95），又阅《古代》中 Neolithic Camps［《新石器时代的营地》］（1930）及Hill Fort of Iron Age［《铁器时代的丘陵要塞》］（1931年），欲稍知英国的史前遗迹也。

4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赴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天气颇佳，数星期来的阴沉天气令人沮丧，今天阳光满布，游人颇多。午餐喝了一点法国酒，下午躺在床上睡去了。陈君又赴荒原，回来说，第一次看见公园中鹣鹣鲽鲽，躺在草地上嬉顽接吻。春到人间，哪能怪他人呢！起来后，阅Lucas的Present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Antiquities［卢卡斯：《古物的描述与复原》］。前星期五阅报，知Mrs.Wheeler［惠勒夫人］已逝世，关于技术的学习少一导师。

4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至银行取款，旋至旧书铺翻书，便去了一个上午。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阅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934年中关于北京猿人的两篇论文（D.Black［步达生］，Eill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至中国协会阅报。晚间写家信。

4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与Dr.Ritchie［里奇博士］接洽选读Treatment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考古标本的处理］功课，希望能介绍至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实习，不知能办到否。至图书馆翻阅《古物学》。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洗刷铁器。

4月22日 星期三

阅Lucas，Iron Restoration and Preservation［卢卡斯：《铁器的修复与保护》］。下午至London Palladium［伦敦帕拉弟乌姆］，看杂耍演出，这是到伦敦以来第一次看杂耍，总题目是All Alight at Oxford Circus［一切都降临牛津马戏场］，杂戏分为15节。

4月23日 星期四

阅卢卡斯《古物的描述与复原》（pp.1—232，完）。

4月24日 星期五

阅Allen，The Evolution of Idea of God［艾伦：《上帝观念的进化》］。至不列颠博物馆，阅Shellshear 之Pottery Associated with Bronze Implements from Hong Kong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 1932 ）［谢尔希尔：《香港出土与铜器共存的陶器》（《第一届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大会会刊》，1932）］及Collins：The Mirrors-Black and “Quick-silver” Patina of Certain Chinese Bronzes（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934）［科林斯：《铜镜——某些中国铜镜上的黑锈及“水银侵”》（《皇家人类学会通报》，1934）］。

4月25日 星期六

阅艾伦《上帝观念的进化》。 此书以Ghost Wonderland［鬼魅世界］为论据之中心，虽觉过于偏执一面，实可一阅，De Groot之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德格罗特：《中国的宗教体系》］，即采取此学说，以整理中国宗教史者也。

4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至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拍了几张照片。下午阅Elliot—Smith，Artten Kirth etc，Early Man［埃利奥特·史密斯等：《早期人类》］。晚间弄桥牌。

4月27日 星期一

阅埃利奥特·史密斯等《早期人类》（pp.1—176）。又阅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1929 vol.59［《皇家学会通报》，1929，59卷］中Lucas［卢卡斯］一篇关于陶器，A.Keith［基思］关于楼兰人遗骸的文章，摘记要点。又借到Soothill［苏熙洵］以温州语音译的《新约》，颇觉有趣。但是以温州人来读这书，也不能懂，不知道他当时曾推行到什么程度，在故里时从来不曾听人说起这书，大概是完全失败的吧！

4月28日 星期二

第三学期又开学了，上午赴艺术研究所确定本学期的功课。阅书Mackay，Indus Civilization［麦凯：《印度河文明》］。

4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阅《印度河文明》（pp.1—202，完）。此为记述最近发现之Mohenjo Daro［摩亨佐达罗］及Harappa［哈拉帕］，虽属撮要，很值得一读。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Field Work［田野工作］课，5月中旬有Short Expedition［短期考察］。旋赴艺术研究所，上Treatment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考古资料的整理］课，讲演太简略短促，还不及自读Plenderleith［普伦德莱斯］及Lucas［卢卡斯］的书籍时得益之多。

4月30日 星期四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借出Cunnington，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of Wiltshire［坎宁顿：《威尔特郡考古导论》］（pp.1—160）。以昨天Dr.Wheeler［惠勒博士］所规定的短期考察，即在其处，故最好先行略知各遗址之内容，将来去参观时，较易得益也。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上Demonstration of Human Bones［人骨示范］及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前者无益，后者更无聊，自叹空耗时间。


5月

5月1日 星期五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阅高本汉关于汉镜铭文的文章（BMFEA No.6）（pp.1—70），颇不错。阅Man［《人类》］及JRAI［《皇家人类学会通报》］中批评Childe：New Light of The Most Ancient East［柴尔德：《远古东方新探》］，摘录于书眉。此书颇佳，今日开始阅读。下午至中国协会，询问有无房子，欲行搬家。至伦敦博物馆，上Archaeological Draftsmanship［考古绘图］。

5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至Kenwood House［金伍德故居］，参观房子及油画。下午去附近各处找房子。

5月3日 星期日

上午阅柴尔德《远古东方新探》。下午又去附近各处找房子，没有合意的，真是麻烦。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巴比伦的陶器，与书本对照。下午至大学学院，上测量课。

5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课。阅毕柴尔德：《远古东方新探》（pp.1—316）。此君学识，可谓博而深，此书虽题材非其本行（史前考古学），而仍能表现其组织材料之能力，不可多得。

5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Susa［苏萨］、Ur［乌尔］、Al'Ubaid［欧贝德］、Nineveh［尼尼微］各处近年来发掘所得之古物，以柴尔德之书相对照。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田野工作一课。旋至艺术研究所，上Presentation of Antiquities［古物描述］一课。

5月7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Geography［地理］之课。下午阅Retze［雷策］之《中美古代礼俗比较》，久不读法文，颇觉吃力。

5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至图书馆，翻阅《古物学》中论文。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考古绘图。

5月9日 星期六

上午阅Burkitt，Our Early Ancestors［伯基特：《我们的远古祖先》］，此书前在国内时已读过，此番重读一遍而已。下午至陈君新居停处，玩了一个下午，以颇有迁回之意也。晚间叶君来，玩桥牌。

5月10日 星期日

阅伯基特《我们的远古祖先》（pp.1—232，完）。晚间玩桥牌。

5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观新石器时代遗物。至大学学院上测量班，平板仪测量，绘地图。

5月12日 星期二

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借出《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此书最近始出版，蔡氏已做过七十岁的寿筵了。其中，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颇不错；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虽博而不精密；郭宝钧之《古器释名》，则几完全出之推想，更非考古学家之态度。

5月13日 星期三

至图书馆阅Stone，Stonehenge［斯通：《斯通亨奇环状列石》］及 Cunnington：Woodhenge［坎宁顿：《伍德亨奇环状列桩》］，为后天的考察之预备也。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Aim and Method of Archaeology［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旋至艺术研究所，上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古物的保存］。

5月14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翻阅《古代》中关于earthwork［土垒］及barrow［古冢］的文章，亦以预备明天的参观也。晚间收拾行装。

5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至伦敦博物馆，与惠勒博士一同出发，同行者共18人，自10时半出发，1时许始抵Stonehenge［斯通亨奇］。一出伦敦城，便入乡间，沿途浓阴夹道，野花灿烂，而叶底花间，红色的农居时常出现，汽车道平坦而直，回忆前年春假的山西旅行，不禁感叹他们物质文明之进步。将抵斯通亨奇时，惠勒博士遥指着远处平原中一堆石块，说斯通亨奇到了。……寓Angel Hotel［安杰尔饭店］（Fisherton Street［费希尔汤街］），10先令半一天，包括早晚两顿饭。今天的一游，很是满意。我以为在目前便是研究英国考古学，也比研究中国考古学为佳。晚餐后，至Salisbury Cathedral［索尔兹伯里教堂］，沿河岸至Old Mill［老磨坊］，坐在楼角上饮咖啡，木料的椽梁，高仅及人，据云为15世纪时之建筑。

5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8时半起身，9时半出发，先至伍德亨奇，乃1926年时空中摄影所发现……返Salisbury［索尔兹伯里］，途经Savernake Forest［萨弗纳克森林］，浓阴夹道，风景极佳，下车散步林中，领略天然风味，久居伦敦，令人厌烦都会生涯，连日壮游，心神为之一快。抵旅馆时已7时许矣。晚餐后，他们出去看电影，自家躲在室中写日记。自己很惭愧，不能及时行乐。这两天时常觉得自己社交的手段太不行，二十多年来的生涯，养成这不死不活的脾气。这是几天逛得高兴时惟一觉得的缺陷。

5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是这次参观团的最后一天参观……归途中遇雨，抵家时已7时余矣。此行颇为满意，所费不过2镑左右而已，所住旅馆房租每日连早饭7先令，晚饭 3先令半，午餐则或带三明治，或在当地用2先令半的午膳，afternoon tea［下午茶］则平均每天1先令半。返家后，知陈君已找好住宅，本星期六搬家。

5月18日 星期一

至银行更改通讯处，至New Oxford Street［新牛津街］，欲购书箱，未曾购妥，30×24×18的木箱，索价11先令半，板如加厚，则要13先令半，但四周不加铁皮，且无锁，恐不适用。至中国协会阅报。至大学学院，实习transverse surveying［横向测量］。晚间弄桥牌。

5月19日 星期二

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阅读［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下午依照Quain：Anatomy［奎英：《解剖学》］，细观Vertebrate［脊椎动物］之实物。

5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观胸骨及头骨。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田野考古的目的和方法；返艺术研究所，上考古资料的整理。晚间整理行装。

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皮箱店购书箱，嘱Carter Patterson［卡特·帕特森］代运行李。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下午至新牛津街购小木箱，以书籍过多装不下也。返家，将行李都装好，交给卡特·帕特森。至附近的图书馆，将鸦片战争地图描画几张下来。

5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详观头骨。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考古绘图。返家，将星期二早晨与房东小孩Willaw［威洛］合拍的照片取回来，送与房东几张。晚间弄桥牌。

5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至糖果店购些糖果，送与小孩。与陈君动身赴新居，乘bus［公共汽车］至大理石拱门，乘地道车抵Ealing，房东Mrs.Quinn［奎因夫人］，人颇不差，此间住一英人、一丹麦人。房东告诉吾们说，虽然我们是第一次的中国房客，但他对于中国很表同情，希望我们各事不要太谦，容易被人家看不起，各事都要不落人后；又在目前最好少与中国人来往，多与外人交际。午餐后，将行李打开，布置好了，赴附近电影院看电影。回来时，房东有客人Mr.Steven［史蒂文先生］来，与他随意谈谈。晚餐后，坐在客厅中闲谈着，10时半始上来睡。

5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至附近的Pitzhanger公园散步。下午写了几封信，到楼下客厅与房东坐谈少顷，丹麦人携一女友来。据房东云，此丹麦女每日吸烟50支，酒量胜于男人，时常与男朋友到Public Bar［酒吧］喝酒；并说住在这里的丹麦学生，差不多都有酒瘾，每晚夜半始睡，醉态醺醺，上月曾被汽车碰伤。并且云，这些丹麦学生，都是欧战中发财的丹麦人子女，有钱胡乱花费。

5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将Reid Moir［里德·莫伊尔］一篇对于旧石器画图及铜器时代陶器花纹之比较图仿模下来，旋赴大学学院实习测量，今天是用Transit［经纬仪］，我与吴君及英女一组，我们校准的仪器望远镜，吴君过矮，看不到，立在盛仪器的木匣上，始勉强看到，我们失笑。至中国协会阅报，知中研院考古组今年除在安阳高楼庄发掘外，又在山东日照各处发掘石器时代遗址。返时经Hyde Park［海德公园］小坐，春天到了，游人如梭，殊羡他人的幸福。

5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阅Rostovtseff，The Inlaid Bronze of the Han Period［罗斯托夫策夫：《汉代的镶嵌铜器》］，作札记； 上叶兹教授之Foreign Influence during the Han Period［汉代的外来影响］。下午阅毕《汉代的镶嵌铜器》后，又细看人骨。

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阅Rostovtseff，Animal Style in S.Russia and China［罗斯托夫策夫：《南俄和中国的野兽纹》］。下午赴伦敦博物馆，上田野考古方法。返艺术研究所，上考古资料的整理。

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下午阅毕《南俄和中国的野兽纹》（pp.1—112）。

5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君同赴St.James's Palace［圣詹姆斯宫］，观proclamation of date of Coronation［英皇加冕日宣布仪式］，由Trafalgar Square［特拉法尔加广场］下车，道旁两侧分站着巡警和御林军，至Palace［皇宫］前面，观众甚拥挤，10时余宣布明年 5月12日（星期三）举行登基典礼。少顷，几辆花车赴 Charing Cross［查令十字街］、Temple Bar［神殿栏］及Royal Exchange［皇家电话局］宣读，仪式颇为庄严。我赴Bow Street Police Station［鲍街警察派出所］声明迁移住址。旋赴查令十字街，买了几本旧书。晚间接到傅、李二先生的来信，对于我要改攻埃及学一事，颇为赞成，延长留学年限一事，亦允代向梅校长陈请，心中甚慰，颇感二先生奖掖后进的盛意。

5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客厅中与房东坐谈，返室阅读几页日文书。下午与陈君同赴Kew Garden［克佑花园］，拍了几张照相，看见一个 9岁的小孩子，带着一本摘记簿，在花圃旁对着植物学名卡片抄录，认识标本与记忆学名。我们与他谈话，这孩子颇为聪明。我以为我国人的智质，并不劣于外人，惟求学之机会则远不及耳。在茶馆中要了面包与茶，喝着谈着。返舍时购晚报，知日人又在津北闹花样，自掘铁路轨道，栽赃中国。不知道时局如何，殊为忧虑。

5月31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中，房东的客人史蒂文先生带了一个老头子来过周末，坐在后面院落中闲谈。这老头子极信仰《圣经》，仍相信上帝创造人类是在西元前4004年，我只好暗笑，不便与他争辩，只说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史前遗迹及遗骸，他说都靠不住。读毕日人所作《中国古代金属文化之研究》。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赴Windsor Castle［温莎城堡］。9时便动身，到Chiswick Park［奇斯维克园林］，想坐coach［长途公共汽车］，等了一小时，不是人满不停，便是挤不上去，气极了，仍坐车返Ealing，改乘train［火车］，本来是在Slough换车，我们不知道，一直过去四五站，到了Reading，一问人家才知道走过了头，重新回头，到Windsor，已是12点多了，有几部分在下午4时便关门，连忙到餐馆用午膳，一份便是2先令半，只有一汤、一牛肉蔬菜、一布丁。老陈气极了，将5先令的钱一交，便愤愤地出来，一个钱小账也不给。进温莎城堡，因为State Department［国务部］及Queen Doll's House［多尔王后住所］平日不开放，所以便先去参观，今天来的人很多，排成一长列，等了一刻钟才进去，其中的布置有点像Hampton Court Palace［汉普顿宫］，惟较之更富丽而已。旋至多尔王后住所，有些像温州的八月十五小摆设，颇为有趣。至Round Tower［圆塔］，向四周眺望。下来后，已2时半多了，连忙一口气跑到Royal Mausoleum［皇家陵墓］，是维多利亚女皇及其夫的皇陵，每年仅今日Whit Monday［圣灵节周星期一］开放一次，建筑类于教堂，中间是坟墓，墓上仰卧着两人的大理石雕像。返至城堡，进St.George's Chapel［圣乔治礼拜堂］，出来至Albert Memorial Chapel［阿尔伯特纪念小教堂］，也排成长列等候着，但是4时关门的时间到了，不能进去，只好废然而退。与陈君至Eton［伊顿］，将近Eton College［伊顿公学］时，便看见那些戴着丝高帽穿大礼服的小孩子，这是英国最贵族化的中学，每年收费达380镑，学生千人左右，英国贵族生子后，多预先报名，预定名额，闻 Duke of Kent［肯特公爵］去年所生的皇子，便已报名入这学校。由伊顿公学出来后，入茶馆中用下午茶，又是1先令半，再至堡中仍开放着的地方一游，即返家。

6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上关于Tai Shan［泰山］的lecture［讲课］，远不及Chavannes［沙畹］那本论文的精彩。下午认human bone［人骨］。

6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将所阅的那篇日文，作英文的摘记，未完毕。至伦敦博物馆，上田野工作方法，关于levelling［水平测量］的方法。返艺术研究所，上考古材料的整理，这是最后的一点钟，这一课可以说是完全失败。

6月4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后者的讲师Howell［豪厄尔］，不过是久居中国的传教士而已，对于地理学的智识，可以说一点也不懂。前者，教授虽是医生出身，但仅指出几个重要名词而已，也一点没有用处，反不若自己依照着Quain的Anatomy［奎英：《解剖学》］得益较多。下午将日文的论文，作一英文的摘要，完毕交与Miss.Oake［奥克小姐］，转交与叶兹教授。

6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又是详阅人骨，关于 pelvises［骨盆］一部分，对于分别男女很是重要。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考古绘图，这也是最后一点钟，然颇有用处。

6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中复阅G.Childe：The Bronze Age［柴尔德：《青铜时代》］。下午与陈君同至Marble Arch Pavilion［大理石拱门演出场］，观 Chaplin［卓别林］的Modern Times［摩登时代］。回来时买些水果，又嘱房东做点三明治，以便明天游园。

6月7日 星期日

赴St.Pancras Station［圣潘克勒斯车站］，费 4先令购至Whipsnade动物园的来回票，约1时许至Luton Station［卢顿车站］，改乘长途公共汽车去Whipsnade动物园，半小时即到。同游者清华同学会诸人（钟道铭、吴志翔、邹文海、戴志光、李继侗、李泰华诸君）。这动物园的面积达500英亩，其中的动物种类，虽不及Peynet's Park［佩内公园］中之多，但以面积较广，布置成天然的风景，使动物居其间，犹之在野居生活中一样，其中如虎狮薮泽，及丛林中的狼群，最为有趣。5时许动身返回，至8时始抵家。在火车中，他们辩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及中国可否称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辩到圣潘克勒斯车站，尚未完毕。

6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认人骨，告一段落。下午至大学学院，上水平测量的实习，此为最后之一课。此科对于田野工作者用处很大，惜钟点不多，所学恐尚不够用也。赴中国协会阅报，胡汉民死耗及日人华北走私二事外，无他重要消息。上星期以来，广东抗日北伐之消息，英伦日报及广播电台甚为注意，国事至此，不知将来如何，令人愤愤。

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阅 Laufer，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洛弗尔：《汉代的陶器》］。氏为西方所崇拜之汉学大师，而此中汉译英之文句多不通句读、不解字义，西方汉学家多如此，又何足怪。

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阅洛弗尔前书。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考古学方法关于Plan of Building［建筑物平面］之测量法。旋赴大学学院，听Lady Petrie［皮特里夫人］讲演最近Sinai［西奈半岛］发掘情形。出来后，至旧书铺购书，用去2镑余。

6月11日 星期四

阅毕洛弗尔《汉代的陶器》（pp.1—324）。此书为西方汉学名著，而译文错误之处甚多，亦可怪也。

6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傍晚至艺术研究所，应叶兹教授之召，名为讨论前星期交去的论文，实则不过修改英文句子，询问我关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而已。

6月13日 星期六

在家，阅毕斯蒂布《体质人类学导论》（pp.1—196），阅 L.K.Gregory：Man's Place among the Anthropoids［格列高里：《人类在类人猿中的地位》］。晚间收到李光宇君来信，谓李济之先生已代向梅校长说项，延长一年大概无问题，惟通过须待明年春间之校务会议。

6月14日 星期日

阅毕格列高里《人类在类人猿中的地位》 （pp.1—113）……返家，补记三四天来的日记。

6月15日 星期一

阅书Cook，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库克：《古典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pp.1—60）。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下午赴中国协会阅报。返舍后写信三封。

6月16日 星期二

阅书Laufer，The Beginnings of Porcelain in China［洛弗尔：《中国瓷器的起源》］。又复阅梁思永先生的《西阴村陶器研究》，并摘录要点。

6月17日 星期三

阅毕洛弗尔《中国瓷器的起源》（pp.1—177）。下午赴伦敦博物馆，上田野工作方法的最后一课。返艺术研究所，将上次由日文摘要过来的《中国金属文化》与叶兹教授讨论，继续前星期五的工作也。

6月18日 星期四

赴艺术研究所，阅Laufer：Chinese Clay Figures［洛弗尔：《中国陶俑》］。

6月19日 星期五

阅毕洛弗尔《中国陶俑》（pp.1—315）。又开一saving account［储蓄账户］，预备积钱也。曾昭燏君来信云：“傅［斯年］之信已回否，能否相假一阅。燏明日与惠勒博士谈后，即拟写信与傅，写后即奉还也。香港发见彩陶之文见于何处，祈相示为感。即请学安。昭燏星期四。”

6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柴尔德《青铜时代》。下午与陈君同赴South Kensington［南肯辛顿］，参观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及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归途经肯辛顿花园稍息，返家时已8时许矣。得曾昭燏君复信云：“承假傅之信及告香港发见彩陶一文，至感至感。傅之信即奉还，乞查收。下星期二想尚有课，冀于艺术研究所相见也。敬颂学安。昭燏上6月19日。”

6月21日 星期日

加入参观团，赴Hampshire观Silchester，乃一罗马时代城镇遗址，广达百英亩，残垣尚在，由燧石块及石板堆成……返家时已 9时半矣。

6月22日 星期一

赴艺术研究所，将洛弗尔《中国陶俑》作一摘要，又阅梅原末治之《殷墟出土白陶研究》。

6月23日 星期二

阅毕梅原末治之《殷墟出土白陶研究》（pp.1—79），此书尚不错。又阅Hentze之Chinese Tomb Figure［亨策：《中国的俑》］。上午赴Horse Guazd Parade［骑兵阅兵场］，观军旗队列行进。

6月24日 星期三

阅毕亨策《中国的俑》（pp.1—97），作札记。又誊抄前星期交叶兹教授的论文，下午交进，顺便请他签字于本学期的报告书。旋至High Street［海伊街］的Francis［弗朗西斯］旧书铺观书，未曾带钱，空手而返。

6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柴尔德《青铜时代》（pp.1—152），此书在国内时已阅过，此番又复阅一过。至不列颠博物馆观实物。在Charing Cross［查令十字街］旧书铺，又买了1镑多钱的书。至中国协会阅报，两广不稳的消息已登出来了（6月5日左右），但中央仍在否认中，华北走私与增兵，交涉仍无结果，国事至此，真可痛哭。

6月26日 星期五

赴校，翻阅Antiquity［《古物学》］杂志及《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诸篇文章。旋赴清华同学会聚餐，到会者18人，林文魁君由意大利来。此君前在校时为军训总队长，有林大炮之号，毕业后入航空学校，派往意大利学航空，今日座中大谈空军，风采不减当年。据云，本年9月或10月中，日本拟抢占华北，战事或不能免，中国空军虽全国飞机达1000架左右，可以作战者不过300架而已，而日本方面军用机达1800架，预备之飞机马达有四五千架之多，就航空人才而论，个人技术中国并不输与日本，而数量方面则相差殊远，组织人才亦缺，中央主持者热心有余，而在左右臂助缺人，自己头脑亦差劲，对日作战，如果发动，决无胜算。又言意国空军，平日练习作战对象，以英国海军为标的，英意交涉恶劣时，意国航空部对于英国在地中海之海军活动，一一侦察详实，作战之计划亦皆决定，英国之空军以地区关系，目前实难取胜，故只得退让。

6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阅Casson，Archaeology［卡森：《考古学》］（pp.1—70）。下午赴Colindale［卡林达尔］之Hendon Aerodrome［亨登飞机场］，观R.A.F［皇家空军］之表演，门票分2先令、5先令、10先令，观众极为拥挤，所表演节目，如练习轰炸、放烟幕弹、变换队形、腾翻技术，皆颇精彩。

6月28日 星期日

将答应叶兹教授的《石鼓时代研究》译要作好，交与他，也少一重事情。下午拍了几张照片。

6月29日 星期一

阅书：Stein，Ancient Khotan［斯坦因：《古代和阗》］。这一星期来，房东不知为什么事，喜发怒，寻事生非，陈君有迁居意。

6月30日 星期二

阅书：斯坦因《古代和阗》。又阅毕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达尔文：《物种起源》］（pp.1—418）。这本书是这一个月来在车中、餐馆中阅读的，今天阅了最末的结论一章。这部变换全球思想界的巨著，总算是从头至尾阅过了。下午叶兹教授叫去讨论《石鼓时代研究》，想叫我对这作一篇短文，我躲懒推说没有什么意见可写。今日写信给大学学院的印度考古学讲师，想与他接洽一下，下星期便决定转系的事。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阅书：Boas，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博厄斯：《原始人的心理》］。

7月2日 星期四

阅书：博厄斯《原始人的心理》（pp.1—294）。

7月3日 星期五

阅书：Goldenweiser，Early Civilization［戈登威泽：《早期文明》］。

7月4日 星期六

阅书：戈登威泽《早期文明》。

7月5日 星期日

阅书：戈登威泽《早期文明》。

这一星期来，阅了两本人类学名著。我觉得，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Spencer［斯宾塞］、Taylor［泰勒］等的 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 theory［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书此以自勉。

7月6日 星期一

阅书：斯坦因《古代和阗》。

7月7日 星期二

阅书：Andrews，Across Mongolian Plain［安德鲁斯：《穿越蒙古平原》］。至 S.Kensington［南肯辛顿］，参观博物院。至I A，Collingham Road.S.W.5［考古学院，科林翰路，西南5号］，去见大学学院的印度考古学教授 Richards［理查兹］，询问关于印度考古学。据云，印度考古学在英国大学中尚为新设之讲座，关于此学，以在印度为佳，而就历史而言，印度之考古学偏重 Alexander［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之史实，而且依赖中国方面之帮助，始能审定确实之时代，史前遗址Mohenjo-Daro［摩亨佐达罗］及Harappa［哈拉帕］自属重要，但除此之外，尚罕他种发掘，故对于予之改攻印度考古学并不赞成。就事实而论，目前只能攻埃及学，但可同时注重近东方面之考古学。余亦以为目前须注重：（1）田野工作之技术，以遗物与文籍互证之研究方法；（2）古代文化之背景。最后，他允许代为写信给 Prof. Glanville［格兰维尔教授］。

7月8日 星期三

阅书：安德鲁斯《穿越蒙古平原》（pp.1—27）。赴大学学院，办转学手续。此事告一段落，虽知前途困难，也顾不了许多。至中国协会阅报，章太炎去世，国学大师又弱一人。得［清华］校长办公处来信，知延长［留学］年限，大概无问题，惟须待明春始能提出通过，心中一慰。

7月9日 星期四

阅书：Andrews，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

至中国协会，借出《东方杂志》去年14号，摘录《苏州杀降问题》，预备写一文章也。得叶兹教授信，约星期六下午去谈，辞颇客气，殊令人不好意思。

“I am very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going to leave me，but of course you must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the authority in China.You could not have a better teacher than Prof.Granville.

Come here to tea one afternoon. What about next Saturday at 4：30?”

［“很遗憾得知你要离开我了，但中国当局的指示你当然是要服从的。你恐怕不可能找到比格兰维尔教授更好的老师了。

抽个下午来我这里喝茶吧。本星期六下午4：30如何？”］

7月10日 星期五

阅书：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

7月11日 星期六

阅书：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pp.1—359）。写了几封信。下午赴约到叶兹教授家中去，他倒很客气，询问我见格兰维尔教授的结果，我说是至少［需要学习］三年。他问“是否决心改读埃及学”，我说“学校命令，不得不遵”。他又说其他的事情，询问近来中国发掘的情形，将他的Ritual Vessels of China［《中国的礼器》］的校样图版给我看，问我喜欢不喜欢。临走时送到门口，直到墙壁遮断视线时才进去。我回头一望，不禁想起去秋第一次拜访他时的情形。这是我自己的错误，希望由自己的决心和苦干来矫正。

7月12日 星期日

陈君昨天去找房子，没有找到合意的。［房东］老太婆的态度忽又改变，我们决定继续住下来。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到Wenlly，看游泳场及入水表演。

7月13—15日 星期一—三

阅完Taylor，Primitive Culture vol.Ⅰ［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pp.1—502）。此书自为佳作，惜以当时之均变论色彩过重。

7月16日 星期四

至海德公园观Presentation of New Colours［新旗展］。旋至Science Museum Library［科学博物馆图书馆］，观《地质会志》之《广东石器遗址》及Weidenreich［魏敦瑞］之《北京猿人新研究》。返家时阅报，知英皇遇刺，幸警察敏捷，得无意外。

7月17日 星期五

赴不列颠博物馆，观戈登文件，抄录大纲。

7月18、19日 星期六、日

阅书：泰勒《原始文化》第2卷。

7月20日 星期一

至不列颠博物馆，翻阅戈登文件。

7月21日 星期二

应格兰维尔教授之邀，至大学学院，至Mr.Firth［弗思先生］处，商酌下学期读 Phonemics［音素学］事。弗思先生谈到，明末清初耶稣教士返欧，携来中国文籍，Royal Soceity［皇家学会］发起人之一Sir.Wilkins［威尔金斯爵士］著文论中国文字为ideographical［表意文字］，而非phonetic［表音文字］，欧洲亦应仿之，以作universal language［世界语］，此事虽不成功，然对于后世之国际语运动实有甚大影响。氏文中又影抄中国书一页，并云本拟多行采入，并加注释，惜以最近之大火（指1666年之伦敦大火），此中文书籍大多丧失。弗思先生又云，近来流行之crosswords［填字谜］，猜谜者多参考Roget之Thesaunue of English Phrases and Words［罗热：《论英语的短语和词》］，以其书乃用表意文字排列法也，书系1809年出版，即受中国字典之影响，但欧人之采用此法以排列辞书，实首推英国此书。弗思先生谓有文章论此事，不久即可发表。又至不列颠博物馆，翻阅英文稿本部之戈登文件及1864年之《泰晤士报》。

7月22日 星期三

阅毕泰勒《原始文化》第2卷（pp.1—453）。此书后半部几完全以Animism［万物有灵］为题，材料颇丰，但其立论，似过于偏重以万物有灵为宗教之惟一的起源，而其演化论亦过于整齐，然此书仍值得一读也。

7月23日 星期四

开始阅H.R.Hall之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出发工作在即，不知何时才能阅毕此书。下午与陈君至附近一带找房子，以房东这两天接了一个86岁患病的老太婆来，很不自由，并且房东似乎也有点不要我们住的意思。晚餐后，那个苏格兰人说房东要接一个日本人来住，岂不是故意与我们捣乱吗？

7月24日 星期五

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再翻阅戈登文件。下午与陈君至S.W. 找房子，没有找到合意的。晚间整理行李，陈君云在N.W.2找到一处房子，独住32先令，合居30先令，Pantial Partinal Bounding［部分供餐］。拟下星期即搬去住，我的行李可以暂存在他那儿。晚间以洗澡事，房东以为我们不予老太婆以方便，大为发怒，实际上是出于误会，我们越发不高兴再住下去了。

7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整理好行李。晨餐时房东知道我们要走，先发制人，说不租房子与我们了，限下星期六迁移。下星期我虽不住他的房子，仍要出房租饭费。我们真是气极了。不过转想也何必与他闹意见呢？由陈君出面，说一切都是误会，我们并没有搬的意思。房东才依照旧议，在我远离的时间中，仅令出一部分的房租，其余一切将来再谈。乃与陈君同行进城，至顺东楼用膳。乘3时的火车赴Dorchester［多切斯特］。6时半抵地，即赴Westwands 1号之Mrs.Harrison［哈里森夫人］处居住。晚餐后，在附近散步。

7月26日 星期日

赴附近之Maumbury Ring及Poundbury一观。前者为罗马遗址，后者为史前遗址。下午赴Max Gate［马克斯门］，一观Thomas Hardy［托马斯·哈代］之故居。屋前芳草幽林，风景如画。又在附近各处闲步。此城住有居民一万人，规模颇小，不及伦敦附郭之小镇。晚间写信。

7月27日 星期一

第一天赴工作地，路程是两英里。工作时间，每日上午8时起，10时半休息10分钟，1时午餐，5时散工。我们自携三明治去，每天茶钱3便士。

晚间回家，闻新来一小学教师Mr.Kavanagh［卡瓦纳先生］，亦来此参加发掘，与之同出至街道上散步。晚间将给吴晗君的信写好，将札记（《广东□报》）抄录，作为《史学周刊》的交卷。

7月28日 星期二

今天下雨，我想乘此机会，去此间博物院一观前二季所获之物，并有照相、剖面图及说明。一览之后，对于梅登堡的历史，即可了然。博物院中又有哈代的手稿数种。Mayor of Casterbridge［《卡斯特桥市长》］即为其一。又5月间出土之罗马银币，近二万枚，亦陈列其间。故规模虽小，而颇有兴味。晚间Mrs. Cotton［科滕夫人］探问我今天不去，是否因为患病。以发掘人员分居各处，有时有人患病尚不知道，常须巡视照料。

7月29日 星期三

至工作地，参加新石器时代防御沟之发掘。……下午近散工时大雨如注。大家都躲入帐篷中。返家时，沿途颇泞泥。半途时，惠勒博士的汽车来，我与卡瓦纳先生两人便搭乘他的车子返家。晚间至Common Exchange［公共合作社］听惠勒博士的讲演。

今天接到清华同乡一大批的信，夹在一个信封中。知道黄云畴及王祥第都不得意。

7月30日 星期四

赴工作地……今天天气颇佳，在阳光中发掘，感觉稍热，但是穿了夹背心及夹西装，仍未见汗流。我曾笑着对卡瓦纳先生说，英国没有夏天，今天的天气在中国只好算暮春。印度学生Sankalia来，亦住在哈里森夫人的屋子中。据云曾在Dr.Macky［麦凯博士］指导之下，在印度的 Chanhu Daro［昌胡达罗］（1935年10月—1936年5月）发掘。工人在200人以上，饮食由工人自备。工人是喝冷水。工资依每天计算，每星期发一次。

7月31日 星期五

天气阴雨，仍赴工作地发掘，淋得一身雨水，皮鞋也渗进水来了。幸得在到此间的第三天，便购便宜衣裤，拼着牺牲这套衣服……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赴工作地，继续新石器时代防御沟的发掘。这一星期来，参加发掘的渐多了。自愿帮助发掘的人，达30人，大半为女性，亦一异事也。她们是做引导参观、指挥工作，记载绘图等的工作。工人仅14人，每星期工资两镑半；吃力的事，多由工人干去。但是我们也一样的，拿锄头发掘，搬运掘出来的泥土石块，堆积在附近……

8月2日 星期日

与Sankalia赴附近散步，至Frome河畔，倚桥栏闲谈。下午阅几页书，到外边跑跑，一天又是过去了。

8月3日 星期一

至工作地，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晚间房东的叔父，99岁了，拿着拐杖从楼上下来与我们谈话。说他自己童稚时，与其他儿童，时常掘开round barrow［圆丘墓］，拿出骨骼及铜戈等玩弄，弄过了便丢去。又说相传梅登堡之Roman Temple［罗马神庙］下有地道与城中之喷水池相通。在他幼年时，曾有人放进小狗去，可是始终没有出来。

8月4、5日 星期二、三

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 Miss Barbara Parker［巴巴拉·帕克小姐］来，亦居此公寓中。

8月6日 星期四

午餐时大雨，工作似乎难继续，大家都返城，没有事情干，赴图书馆阅哈代的《嘉士德市长》。

8月7日 星期五

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去年他们以为已掘到沟边，抵石垩原层了。这几天的发掘，证明仍是后来填塞的小块。虽极坚硬，仍非原封未动之石垩。

8月8日 星期六

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在这一小区，掘了二星期了。惠勒博士的意思，仍要我在这里继续掘这小区。因为Mr. Christopher Goodman［克里斯托弗·古德曼先生］颇满意我的工作，怕换了别人，没有这样得力。我也知道。但是为自己着急，坚请下星期另换一区，以求得新经验。惠勒博士只好允许。

下午至图书馆，继续阅读哈代的小说。

8月9日 星期日

与Sankalia一同至 Sherborne［舍伯恩］，观 King Alfred the Great［艾尔弗雷德大王］之二兄所葬之 Abbey［大教堂］，及古老之 Grammar School［（拉丁语等为主课的）中等学校］。又至 Sherborne Castle Ruins［Sherborne城堡遗迹］，费了5先令半，游得并不很满意。

8月12日 星期三

……同住在此公寓的巴巴拉·帕克小姐（系读巴比伦考古学系）嫌此公寓饭菜不佳，今日迁移到别处去。

8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的The Times［《泰晤士报》］，Daily Telegraph［《泰晤士每日电讯报》］，News Chronicle［《新闻记事》］及 Morning Post［《晨间邮讯》］，都有此间发掘的新闻。《泰晤士报》及《新闻记事》，并述及有中国学生在此间发掘。

8月15日 星期六

……今日的Daily Express［《每日快讯》］，亦登出此间发掘新闻。

8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马克斯门，再谒托马斯·哈代之故居。下午与Sankalia赴Weymouth［韦茅斯］。海潮中bathing［游泳］的人，男女老幼，达数千人。海水浅而且浊，消暑佳地，名不副实，失望而返。

归路与Sankalia君谈及印度佛教，此君对此颇有研究。明天克瓦纳先生及Miss Helen Illet［海伦·伊利特小姐］都要返家了。下星期三Sankalia先生也要走了。房东这几天的饭菜更劣，大家都叫苦不止。

8月17日 星期一

同住在一处的四个人，只剩下二个人了。克瓦纳先生是小学教师，颇富幽默，据云已任教职14年。对于史前史，颇生兴趣。但是当了14年的历史教员，讲堂中讲来讲去，左右不过是那一套，什么也不能专攻。暑假有6星期，费了3个星期在这儿发掘。欧战时曾参加战役，但是据云假使第二次大战发生，他第一着便是要跑到美国去，逃出局外。又谈到小学教员待遇，每星期自4镑起，可加至7镑。60岁退职，有养老金。小学上午9时半至12时，下午2时至4时，星期六无课，但据云功课仍觉过重，不适于儿童。克氏为人颇佳，对一般英人之冷面，常表示不满。前几天邀我与Sankalia君同至Antelqe饭店的酒吧喝啤酒。至于海伦·伊利特小姐，是小学地理教员，23岁，看上去似乎只十八九岁，居然记得印度的地名十二，中国的地名六（北京、南京、汉口、苏州、上海、广州），活泼动人，在此地一星期，便行回去。前天偶然谈起旅居，她说不曾出过英格兰，希望能到国外跑跑。但至多不过一年，旅居异国是多么的孤寂啊！我闻之苦笑。

……

8月18日 星期二

……晚间与Sankalia至Palue电影院，观童星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儿］的Little Rebel［《小反叛者》］，颇佳。

8月19日 星期三

Sankalia先生又走了。这寓所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今天午时，风雨交作。M.S.L. 29段（EXT）3A层做完后，只好停工。下午至图书馆阅Thomas Hardy，Mayor of Casterbridge［托马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晚间赴Miss Andrew［安德鲁小姐］的cocktail［鸡尾酒］之会，在 King's Arms［国王臂膀］的宴室中，大家饮酒吃茶点，闲谈自7时至8时半始散。

8月21日 星期五

继续昨天的工作。经过东门的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在路南又掘一沟，今日始完毕，幸得自己早日脱身。但是克里斯托弗·古德曼先生人颇佳，他的夫人也很善于待人。他们两口儿结婚仅有二年，感情极佳。他的夫人身体颇弱，在办公室司文牍，但时常到新石器时代防御沟来看丈夫。尤记得前星期我尚在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工作时，一天早晨，她来沟边停住了一会儿，静悄悄地瞧我们工作。我仰头看见了她，打一个招呼“Good morning！［早上好！］”她的丈夫仰头也看见了，连忙说：“Darling，I didn't see you.［亲爱的，我没有看见你。］”她含笑说：“Darling，I just came.［亲爱的，我刚过来。］”他俩便谈起午餐的计划，她要进城买东西，午餐应该添置些水果、牛油。我一面工作，一面听他俩谈话，“Darling！”“Darling！”之声，不绝于耳，真令人慕羡。

8月22日 星期六

……下午至图书馆，阅毕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400余页），向东至Brick Bridge［布里克桥］，即小说中谓失意之人，常来此散步者也。至Bridge Hotel［桥饭店］，与Mr. Chatterjee［查特吉先生］一同散步，沿着 Frome河，至 Haigmann别墅，转向 North Square［北广场］，即 Market［市场］，由Colliton街，至Collinton住所，即 High Place Hall［海伊庄园］，侧门之人面石首尚在。小说中谓儿童戏以石掷之，唇颌受磨损，即指此也。查特吉先生谈印度情形，极愤英人之压迫，对于甘地之和平政策，亦极不满。

8月23日 星期日

赴Stinsford Church［斯廷斯福德教堂］，即托马斯·哈代坟墓之所在，尸骨虽葬于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特教堂］，而心脏则遵遗嘱葬于此间，以示不忘故乡。教堂中，牧师指示氏在世时至教堂中跪立祈祷之所，及其友人捐给五彩玻璃圣迹图之窗，为氏作纪念。此小教堂是13世纪的建筑，我参加他们的早祷。阳光由窗帘映入，颇为静穆，殊适宜于宗教感情的发挥。在野间散步，至腿倦始返。下午阅 H.R.Hall：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晚餐后至Borough Garden［伯勒公园］听音乐会。

8月28日 星期五

……晚餐后散步，至桥饭店附近之布里克桥，即托马斯·哈代小说中谓较低级无聊之辈徘徊之处，遇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手持一枚罗马货币，据云系Trinity街之罗马遗址出土，凡二万余枚，现归Dorset博物馆，少数流落于外，索价2先令半，以1先令购之。晚间与查特吉先生在月夜中沿Frome河散步至夜深始返。

8月29日 星期六

将P.29之底部清理至石垩层。下午观惠勒博士绘测H地点之侧面图。晚间观公园中之音乐会。

8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拿着新购的Thomas Hardy's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托马斯·哈代：《还乡》］，至公园中，坐在树阴下阅读。查特吉先生来，随意谈话，渐渐地谈到发掘得的骨头、陶片拿回后的保存方法来。我告诉他以自己春间在伦敦博物院工作室的经验，他又告诉我在法国的经验，谈至午餐时始别。下午坐在托马斯·哈代铜像旁，阅《还乡》。晚间散步，又遇及查特吉先生。他谈起印度的民族运动，颇为愤慨。

8月31日 星期一

……接大姊来信，回忆大姊在闺时家庭团聚之乐，想起目前漂泊的景况，不禁惨然。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在H地点任记录之职，无事时，以铅笔绘几幅sketch［速写］。

9月2日 星期三

仍在H地点工作。下午Dorset考古学会会员携着亲友来参观，200多人，主任亲任指导员，讲解发掘之经过及其意义。未来以前Miss.Seton Wallis［西顿·沃利斯小姐］叫我们各自照顾自己的职司，以便表示我们的分工。又令打扫已停止发掘的小坑及石墙，亦以示我们的工作也。

9月3日 星期四

接格兰维尔教授的信，决定后天返伦敦。今日大雨，下午停工，至图书馆阅书。阅毕托马斯·哈代的《还乡》。此书描写风景，似较《卡斯特桥市长》为佳，情节亦佳，令人有“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清醒”之感。惟结尾落小说家旧套。犹如读《西厢记》在“草桥惊梦”以后，不欲再读以下四折，此书Book VI［第4册］之四章，亦可删也。

9月4日 星期五

近两星期来，工作的人渐渐散去了。剩下来的自愿参加者，不过二三十人而已，远不及前月全盛时的人众。那时达五六十人。午餐时，满餐厅都是人，现在则像寥落的晨星了。加以昨今两天的风雨时作时停，来者更少。H地点已做到layer 62［第62层］。工人不够，我与摄影师都帮着移土，推wheelbarrow［独轮车］。下午帮着Miss Meg［梅格小姐］绘测剖面图。明天要走了，今天向惠勒博士等声明。晚间收拾行囊。

9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梅登堡做最后一天的勾留。冒着风雨，到各地点巡回一周，向各相熟的人告别。悄然步行返城，到Bristol［布里斯托尔］博物院，摘录Story of Castle［城堡的历史］。下午2时乘车返伦敦。六星期的田野工作，告一段落。傍晚抵家，和他们谈话到9时半，洗澡后便睡。

9月6日 星期日

睡到10时许才起来，睡得颇舒服。早餐后，与陈君在院中散步，谈别来的事情，房东出来，帮他摘苹果。午餐后收拾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振不起精神读书。

9月7日 星期一

进城至中国协会，阅报纸杂志，一个多月没有来看了。下午至查令十字街的旧书铺，钻来钻去，买了几本旧书。旋赴Sankalia先生处，少顷查特吉先生亦来，谈至傍晚始别。

9月8日 星期二

今天起，想多读点书，补充这六个星期的束书不观。今天只阅了Keith，Man's Family Tree［基思：《人类的谱系》］（pp.1—54），又续阅H.R.Hall，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还翻阅这一月来的Nature［《自然》］杂志。

9月9日 星期三

阅毕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pp.1—605）。

9月10、11日 星期四、五

阅读Breasted，History of Egypt［布雷斯特德：《埃及历史》］。

9月12日 星期六

阅读Pendlebury，Tell el-Amarna［彭德尔伯里：《泰尔·埃尔·阿玛那》］。

下午与陈君观电影Rhodes of Africa［《非洲的罗德斯》］，在这British Empire［英帝国］渐呈危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努力设法再次唤起帝国的精神，这片子于星期六上午早场，专门招待小学生来看，其用意殊深。

9月13日 星期日

阅毕彭德尔伯里《泰尔·埃尔·阿玛那》，此书尚佳，惟关于建筑物部分，所附图片过少，不易完全了解。

下午写信与家中大姊及煜光。为了煜光辍学事，颇想尽自己的力量，每年资助他200元，以三年为度，共合30镑左右，此款不能谓之戋小，给自己零用，可以大有用处，仔细考虑，自私的心，与利他的心，两者交战不下，考虑了半日之后，才决定下井救人，自思殊可笑也。给祖谦甥的信，因为他的来信说梦想将来到伦敦来研究，我说“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最高的梦想是能到上海读书，连北平也不敢梦想，更休说外国了。”晚间写信格兰维尔教授，又给惠勒博士一信。

9月14日 星期一

进城想找小张［宗燧］去，知道他已于上星期五来英，至中国协会，遇及周长宁、翁文波二君，据云小张今日由Royal Hotel［皇家饭店］搬往公寓，地址未详，至楼邦彦君处当可知之，乃赴Guilford Street［吉尔福德街］访汤象龙君，同至顺东楼午膳。下午至吴禹铭君处谈话，畅谈国内考古学界情形，及自己将来之计划，他说卫聚贤在一本他的学生做的书首序文，暗骂中研院发掘前无计划，发掘后无报告，报告无内容。我以为未免言之过甚，中研院考古组开始时，即有计划，惟非考古计划，不过欲掘有字甲骨而已，后来改组，然受影响不少，小屯的发掘，最难令人满意者以此。畅谈至傍晚出来，至楼邦彦君处，未遇，留字条而返。

9月15日 星期二

继续阅《埃及历史》。下午看电影N.G.Well，The Years to Come［韦尔：《未来几年》］。

9日16日 星期三

赴楼邦彦君处，晤及张宗燧君。小张年来一别，稚气犹昔，见面后不久，即诉说王栻君去年同室时欺侮他的情形，虽然连说这事已不记于心中，而言时遗恨尚未尽消也。又说去年在南京天文台实习时之情形。旋同至 Stanley Crescent 19［斯坦利弯角19号］小张的寓所一坐，打二副桥牌，乃约其同赴顺东楼午餐。下午至中国银行取款，有了钱又买一批书。

9月17—20日 星期四—日

阅毕《埃及历史》（pp.1—601）。

9月18日 星期五

与陈君同至小张处闲谈，储安平君亦来，同弄桥牌，至傍晚始返。

9月21日 星期一

至大学学院，晤格兰维尔教授。开始学习埃及象形文字。

9月22日 星期二

将Gardiner，Egyptian Grammar Exercises Ⅰ & Ⅱ［伽丁纳尔：《埃及文语法》练习1及2］做毕。阅R.R.Marett，Man in the Making：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马里特：《形成中的人类——人类学入门》］（pp.1—70）。

9月23日 星期三

将Hieroglyph［埃及象形文字］的练习Ⅰ、Ⅱ交伽丁纳尔教授改正。下午与陈君至Swiss Cottage［瑞士村舍］附近各处找寻房子，未有中意者，白忙了一个下午。

9月24日 星期四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Ⅲ做好，预备明天交上，阅毕Kenyon，Libraries and Museums［凯尼恩：《图书馆与博物馆》］（pp.1—70）。

9月25日 星期五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Ⅲ交上，伽丁纳尔教授面加改正。下午与陈君去找房子，在Kintsk Park Villa［花园别墅］一处找得一间房子颇不差，房租亦便宜，及至女主人说出自己是一个日本籍律师的夫人，我们只得舍去。后至Fellows Road 149［费洛斯路149号］，主人不在，房客是一个London School［伦敦学校］的研究生，谓房东待人颇佳，房租亦便宜，现下有二三间房子空着，我们便约定明天再来。

9月26日 星期六

至费洛斯路149号，将房子租妥，二人一间房子，早餐在内，共出35先令，如将有单人住的一间房子空出来，可以21先令一人租下来，比起此间（13 Blakesley Avenue，Ealing W.5）来，30先令Partial Bording［部分供餐］，有晚餐及星期六日两天午餐，价格相差不远，但车钱每月可以省去一镑钱，且时间及精神亦省事不少。回来后即告诉房东以迁居事。下午与陈君同赴里士满公园。深秋的天气，本来有些萧瑟，加以园子的广漠，游人散处，未免更显得零落。在湖畔小坐，看着几个小孩子拿面包末喂湖中的鸭子，对岸的小径，几个士女骑马奔驰而过，陈君赞说英人能够享受幸福。步出里士满公园，在Terrace Garden［阶梯花园］中喝茶用点心。这小花园在泰晤士河岸上，沿着河岸的斜度布置花木，颇为优雅，炎夏是过去了，茶亭中的游人只有四五人。静静地坐着，望着河中来往的小艇，忽然想起故乡的风景，可怜我这游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故乡呢！

9月27日 星期日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IV作好，阅Seton Lloyd，Mesopotamia［西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

9月28日 星期一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IV交上，由伽丁纳尔教授当面改正错误。阅毕西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pp.1—）编者注：此处原文如此。

9月29日 星期二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V作好。

晚间赴清华同学会聚餐，席间有新来同学报告清华近事，1917年毕业之秦振鹏先生叙述当年清华旧事。又有新由泛太平洋会议归来之吴半农君，报告美国方面清华同学情形，并略述泛太平洋会议情形。谓会中各国人士明了日本之野心，不仅限于东三省及华北，明了中国之抗日决心及积极建设。会中各国人士坚询日本代表以日人所要求者为何事，日代表芳泽谓希望中国政府对于内外要事，皆以欣然态度咨询日本而后决定；又希望中国另有一政府，对于日本抱友谊之态度。中国首席代表胡适之氏即起而驳之，谓中国政府已极亲善之能事，超过独立国所能忍受之程度，日本之举动，将使中国人民更为反日而已。氏自“九一八”以后，仍主张和平对日妥协，但自日本压迫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反日之日起，即开始决心积极反日，日本如野心不止，中国决行抵抗云云。

今日报纸记载，日本海军行动，已行准备完竣，日本外相公开宣称现为中国最后机会，屈服日本，承认一切，云云。国事前途，极为惨心。

9月30日 星期三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V交上，伽丁纳尔教授面加改正，又商定本学期之课程及课外自行阅读之书籍。

下午又至各旧书铺巡回一视，欲再购书也。这一年来，省积下来的钱，已达百镑左右，足够半年之用，但前途暗礁甚多，不能不先行准备，自下月份起，拟每月限定用费不得超过12镑，如此则此后二年公费可供三四年之用，但国事如此，恐非能安心读书如此之久。晚间收拾行李，预备明天交给Carter Patters［搬家公司］运往新居。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阅Collingwood，Roman Britain［科林伍德：《古罗马的不列颠》］。

阅报，谓日本关东军与华北军队将官开联席会议，如南京政府不承认其要求，即行积极军事行动，海军已布置完竣，中国民族之命运，即决于此数日之中。阅之悲愤填膺。

10月2日 星期五

阅毕科林伍德：《古罗马的不列颠》。

下午赴Manchester Square W1［曼彻斯特广场W 1号］，参观Egyptian Exploration Fund［埃及考察基金会］之展览会，陈列El Amarna［埃尔·阿玛那］出土物，及埃及猫像。

10月3日 星期六

又是搬家，这是第三次的搬家。到了费洛斯路149号后，即到College Crescent 20［学院弯月20号］旧居停处，去看望小孩子们，买了一匣饼干给他们。下午至公安局声明更改地址，又至汤象龙君处座谈史学会近事，内部意见不甚和洽，不知道将来结果如何，一同至摄政公园散步。傍晚始返，整理行李。

10月4日 星期日

参加燕京同学会，旅行到Epping Forest［埃平森林］去。燕京有4位女同学在内，比清华同学会热闹得多了，虽然就人数而论，一共只有16人，远不及前星期清华聚餐，济济一堂几近30人。埃平森林是伦敦有名的去处，犹之西山对于北平的关系，在林中沿着幽径散步，秋深了，落叶满地，践踏着率率作声。这森林广达5000英亩，一条通过其间的大路，长达10英里，我们只能走过一部分，在湖畔散步一周，在草地上午餐，做几个游戏，然后又穿着林中闲步，在茶室中饮茶后，寻着归路回去。到公共汽车站返伦敦，至地质学家Barbare教授家用茶点，以Barbare为燕京老教授，招待燕京同学也。主人不在家，由其夫人招待。

10月5日 星期一

今天学校开学了。至中国协会，更改地址，看中国报纸。旋赴图书馆，翻阅杂志书籍。晚间写信给双亲，又是三星期未写家信了。

10月6日 星期二

做好《埃及文语法》练习VI。下午Mr.Edmonds［埃德蒙兹先生］上课，云星期五再行改正习题。早知如此，今天又可偷懒也。

10月7日 星期三

今天开始上课，但是并没有什么功课。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晤及向觉明君，谈至傍晚，同赴顺东楼用餐。

10月8日 星期四

初上地质学一课。下午又上埃及文字学一课。阅毕B.Russell，On Education［罗素：《论教育》］（pp.1—150）。

10月9日 星期五

阅Creel，Birth of China［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下午听Dr.Frankfort［弗兰克福特博士］之讲演。遇及钟道铭君，同赴中国餐馆用餐，至其寓所闲谈，至宵深始返。

10月10日 星期六

阅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下午至Paddington 车站购票，归途经电影院，观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颇佳。返校拟取出照相机，以便明日拍几张照片，校门已于午后一时关闭，不准进内，交涉无结果，大为失望。

10月11日 星期日

赴Dorchester［多切斯特］，9时半登车，1时半抵其地，步行至梅登堡，已近2时半矣，晤及惠勒博士……下午7时登车，11时抵伦敦，返家已近12时矣。

10月12日 星期一

阅毕顾立雅《中国的诞生》（pp.1—393）。此书关于商代一部分，以中央研究院供给之材料不少，去年发掘之结果亦已述及，叙述亦能得其要领，颇佳，周代则未见佳，惟态度尚谨严，新材料仅有浚县发掘之卫墓。

上午第一次上德文班。下午听弗兰克福特博士之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10月13日 星期二

作《埃及文语法》习题Ⅷ。至附近书店，又买了一镑多钱的书。下午将练习题交上改正。

10月14日 星期三

阅Lake and Rastall［莱克、拉斯塔尔］之Textbook of Geology［《地质学教科书》］。下午上English Phonetics［英语语音］课及History of Ancient Art［上古美术史］。

10月15日 星期四

上地质学课。下午听弗兰克福特博士讲演Physical Anthropology［体质人类学］。

10月16日 星期五

做《埃及文语法》练习题。下午以体质人类学一课的关系，赶到Burlington House［柏林顿大厅］已晚了，不能进去听Sir Arthur Evans［阿瑟·伊文思爵士］的讲演，仅浏览Exhibition of Athenian Archaeology［雅典考古展览］，其中关于Minoan［米诺斯］一部分，最为精彩。

10月17、18日 星期六、日

将《地质学教科书》中关于Physical Geology［自然地质学］一部分阅毕。

10月19日 星期一

做《埃及文语法》练习IX。下午第一次上Phonetics Practice Exercise［语音实践练习］。德文课每星期一小时，觉得获益极少，目前只想追随，到假期中再努力。

10月20日 星期二

阅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I［《剑桥古代史》第1卷］。下午上Dr.Matthew Young［马修·扬博士］之Biometry［生物统计学］，人体测量学，及象形文字课。

10月21日 星期三

赴中国协会阅报，中国报纸已寄到10月3日，时局极险恶，但这半个月来的英国报纸，未有何种消息，昨天的《泰晤士报》，只说蒋介石与越川又会过一次面，交涉虽仍无结果，但尚不致即行破裂。下午上体质人类学及上古美术史。

10月22日 星期四

阅Russell［罗素］的In Praise of Idleness［《悠闲颂》］，上地质学。

10月23日 星期五

上体质人类学，作象形文字练习题，交上改正。阅毕罗素《悠闲颂》（pp.1—231），此书文笔极流利，措辞俏皮，使我一口气读去，不肯中途停顿。

10月24日 星期六

阅毕Shorter，An Introduction to Egyptian Religion［肖特：《埃及宗教引论》］（pp.1—132）。

10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同赴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落叶满径，秋风萧瑟，令人悄然。开始阅Erman，Die Literatur der Aegypter［厄曼：《古代埃及文学》］。

10月26日 星期一

赴不列颠博物馆观陈列品，遇吴禹铭君。据云，李济之先生将于年底来英讲学，系叶兹教授方面消息，不知确否。又云，安特生现赴华，不知有何种行动，希望当局不要让他再干开掘或搜买古物。像他那样的乱做，只足以破坏考古学上的证据而已。

10月27日 星期二

第一次测量人头骨。

10月28—31日 星期三—六

阅毕厄曼：《古代埃及文学》（pp.1—318）。30日晚间，罗凤超、黎名郇二君打桥牌，12时许始去。

1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一同至Regent's Park［摄政公园］散步。本来想在家读书，陈说我们忙了一个星期，难道休息一天也不能吗？我不相信休息。我以为在工作中可以得到快乐，用不着休息，但是这一星期来胃病时作，为了身体的关系，只好出来散步，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在湖畔坐着，看他们小孩子的喂水鸟。旋至中国协会阅报，遇及汤象龙君，拿了中国学生救国会的捐款簿，捐了5先令。至汤君寓所，闻吴晗君来信，谓史学会之《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决停办，但与社会艺术研究所合办季刊；朱庆永君已考上清华留美东欧史一门，拟明年来英云。阅毕Glanville，Daily Life in Ancient Egypt［格兰维尔：《古代埃及的日常生活》］（pp.1—74）。

11月2—7日 星期一—六

阅毕Capart，Egyptian Art：Introductory Stories［卡帕特：《埃及艺术导论》］（pp.1—176）。

11月8日 星期日

赴海德公园，观工人集会，反对Means Test Bill［经济状况调查议案］。旋赴曾昭燏君处，以其刚由德国返英，云在德曾参加发掘，方法颇不差；又云已决定费半年工夫作一论文，以骗取一学位，叶兹教授并允减低学费一半，以襄助指导他人写论文为条件；又云遇及吴金鼎君，正在写论文，一个多月画的底稿，以篇幅太小，将来不能制版，须另行画图。我真替吴君惋惜，为了骗取学位，何必费这么多的时间。回来后，将上午未做完的德文练习做毕，看了40余页的Watts，Geology［瓦茨：《地质学》］。

11月9日 星期一

将昨日的事，细加思索，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想不错，我自己不足惜，只是其间牵系的关系太麻烦，只好“还君明珠双泪堕”而已。读《埃及文语法》，做练习。

跑到中国协会去看报，知鲁迅（1881—1936）已于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记得自己初次购书，便是买他的《呐喊》。大概是1925年的春天吧！父亲与朱伯衡先生等一同到上海、杭州去旅行，我那时候正在［温州］十中初中部，不知道由《小说月报》或由《中学生》杂志的介绍，知道这是一部最重要的新小说集，在北平出版，上海有分售处，我便把这分售处开下去，托父亲在上海购买。我因为这书名二字较为冷僻，便在字上注着读音“呐（音纳）喊（音咸）”。父亲回来时，带了许多糖果之类的东西回来。但是最使我喜欢的，却是这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一有空暇便拿起来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很觉得舒服。我没有进中学以前，在小学（府前模范，即今之十中附小）时当儿童自治会的图书馆馆长，便与叶正钦、周燮等，替图书馆添购文学研究会丛书，但是读起这本《呐喊》来，觉得比以前所有读过的书都为远胜，我最喜欢《阿Q正传》，对于《狂人日记》及《风波》，也尚能欣赏，但是对于最末一篇写共工氏作乱、女娲补天，却并不觉得如何好，因为看不懂他的用意所在。因为这是自己所收藏的第一本课外书，很是爱惜，在书面上写着“1925年父亲游沪的纪念品”，后来被姊夫借去，不知现在流落何处？我到中学二三年级时，因为与王栻、吴家桢等接近，对于创造社的文学书发生兴趣，自己没有钱买书，只好借人家的书。那次国民军北伐，学校停课，王栻将国民党的刊物及创造社出版书籍，都寄存在我家里，怕归途过关津时军警检查也。

自己随着家人避难外婆家中，幽静冷僻的乡间，门前便是一湾流水，对面是长满着绿树青草的小山，自己除了水畔山巅散步徘徊外，便是伏在室中读文学书，一天限定只准读一两篇，怕读完了没有书可看也。1927年赴上海入光华后，对于文学书籍渐行疏离，但是还买过鲁迅的《彷徨》，读了后印象并没有第一次读《呐喊》时那样的佳。对于他笔锋的尖刻，对于他在思想界中的奋斗，也极其倾倒。在光华时曾听过他的一次讲演，后来国文课，王蘧常先生出了一个作文题“我所最钦佩的一个人”，我便拿他做对象，写了一篇杂感。有一位同学写的是郭沫若。还有一位同学却写起我来，王先生在课堂上提到这篇作文，令我怪不好意思。我在初中时，最佩服的两个人是鲁迅和吴稚晖，到1927年吴氏忽然行动言论反常，我对他只有“十年前死是完人”一语赠之而已；对于鲁迅，我却是始终钦佩他的人格与笔调。我自己是个隐士，却有叛徒的血液在奔流着。

11月10—14日 星期二—六

这一星期来，课外书只读了半本《剑桥古代史》第1卷，希望下星期能读完这一册。收到刘古谛的信，他说：“我打算最多在国外住三年，一方面由于我不能长离现实，同时我是一个有妻的人，我不知道应该可怜你，还是羡慕你，在我们这一点分别上？”我读了只得苦笑而已。

11月15日 星期日

昨天晚间在吴金鼎君处晚餐，李泰华君在座，谈到11点才出来。李君出来后，便发表意见说，留英同学的太太中，似乎没有一个能够烧好菜；他说将来返国后，一定要提倡女子非注意烹饪不可。我因为许久没有吃中国饭，多吃了一点，昨夜一宵不舒服，肚子作痛，今天没有精神，写了五封信，做了一段德文练习。上午到Regent's Park［摄政公园］走走，下午万异君来。

11月16—22日 星期一—日

这一星期来，因为赶着课内的工作，只阅了一本Woolley，The Sumerians［吴雷：《苏美尔人》］（pp.1—196），及《剑桥古代史》三章，星期六再去Burlington House［柏林顿厅］，参观希腊考古展览。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其中以米诺斯展室最佳，系亚瑟·伊文思爵士亲行选择布置，米诺斯文化之演化及与邻国之交互影响，皆能显示出来，其他三室则系British School of Athens［雅典英国学校］在希腊之发掘工作成绩，亦值得一看。

11月23—30日 星期一—星期一

预备在这一星期看完的《剑桥古代史》第1卷，仍剩下几十页，在旧书铺中乱翻书籍，却时常耗费了整个下午。这个恶习，从前在上海时便养成了，一个月只进城一次，到北四川路旧书铺中寻旧书，尤其是最后二年，得了40元的奖金，有钱可以买书了。后来到北平，也只是每个月进城一次，东安市场、琉璃厂的旧书铺，时常消磨大半天，剩下的时间，匆匆购买零用的东西，便搭车返校。现在因为校址与伦敦旧书铺中心点 Charing Cross Road［查令十字街］相近，自己便每星期或二星期去一次，结果是时间耗费不少，所得便宜极为有限，因为值得买的旧书不多。而此间生活费昂贵，时者金也，未免有点心痛，这癖气非矫改不可。星期日29日第一次试行烹茶，买了几块洋点心，与小陈酌茶闲谈，亦另有风味也。


12月

12月1—5日 星期二—六

阅毕《剑桥古代史》第1卷（pp.1—615）及Hall，The Civilization of Greek in the Bronze Age［霍尔：《青铜时代的希腊文明》］（pp.1—293）。

12月6日 星期日

预备The Story of Shipwrecked Sailors［遇难水手的故事］的埃及文读本。下午程、应二君来，弄桥牌，晚间始去。

这一星期，英皇欲与情侣Simpson［辛普森］夫人结婚，内阁不赞成，闹成所谓Constitutional Crisis［宪法危机］，今天仍未解决，全球注目。可是我国的中日谈判决裂，日兵在青岛登岸，绥远激战，都登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连西班牙的战事也入次要的地位。

12月10日 星期四

昨天报纸上登载辛普森夫人谈话，谓自愿放弃与英皇白头之约，大家以为这事便可以如此解决了，今早阅报知形势更为严重，下午4时英皇退位的消息已由无线电广播全国了。

12月11日 星期五

晚间在房东的客厅中，静听英皇的Farewell Speech［告别演说］，四个人围坐在火炉畔，默然不作声，侧着耳听英皇的致辞，沉重地、缓慢地一句句说下去，到最后“God save the King［上帝拯救国王］”，音调骤高，但已带沙哑声，可见他的感情的冲动。辞毕，四座悄然，大家不觉为之表同情，深能了解他的苦衷，但大家也很承认，到了现在的地步，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

12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David and Gardiner，Tomb of Amenemhat［戴维、伽丁纳尔：《阿门内姆哈特陵墓》］（pp.1—120）。这星期来胃病又作，殊为苦痛，百事无成，惟痼疾已深，恨无可言。

12月13日 星期日

房东送早餐来，问我们听见了中国行政院长被拘的消息没有？陈君没有听消息，还以为昨天晚报中所登的英国水兵在厦门捕了一只老虎运载来英的消息，连忙带笑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房东觉得有点所答非所问，到楼下去，拿了Sunday Express［《星期日快讯》］上来给我们，真是出人意料之外，陈君还将信将疑，以为《星期日快讯》靠不住。我便下去到街上买一份Sunday 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这消息是确实无可怀疑了，但是应该怎样解释呢？小张［学良］私人的地盘和野心？东北军的怀乡病？反日大同盟的胜利？共产党宣传的成功？苏联在背后活动？日本小鬼的鬼计？我们想不出一个答案来。

12月19日 星期六

这一星期阅毕R.R.Marett［R.R.马雷特］的Tylor［泰勒］小传及其学说（pp.214）。着重的应为学说，传记极简略，但亦有颇富兴趣之轶事，如云在牛津讲演时，其夫人每次皆列席旁听。氏有一次失口而出“and so，my dear Anna，we observe……［所以，我亲爱的安娜，我们遵守……］” （p.14）。又在Royal Institute［皇家学会］讲演原人钻木取火时，亲行实验，不知道是由于手段不高明，或由于天气太潮湿，不能成功，Tyndall［廷德尔］在座，自告奋勇，一举即成功。事后泰勒对廷德尔云，据我所知，钻木仅能得火星，此次实验，熊熊火光爆起，殊不可解，廷德尔笑答，不敢相瞒，我投进去火柴头，替大家开开心。关于学说之介绍及批评，极为精彩，以马雷特亲承颜色，而自身又为当今此学之牛耳，此学数十年之进步，一一在其心中，故其批评，亦极中肯綮。

12月20日 星期日

与Mr.Sankalia同赴Forest Hill［福里斯特丘陵］参观Horniman Museum［霍尼曼博物馆］。关于初民之工具，陈列品极佳，似胜于不列颠博物馆，陈列得法，说明书亦极佳。晚间为Sankalia 君饯行，此君系研究印度考古学，已得博士学位，明日即返国。

12月21—27日 星期一—日

本星期学校放寒假了，有闲工夫读书，可恨胃病仍未完愈，只读了大半本《剑桥古代史》第2卷。星期四与陈君一块到Olympia［奥林匹亚］观马戏，是Bertram［伯特伦］的班子，颇不差。星期五是圣诞节，店铺大半关门，中午与陈君一同到Tottenham Court Road［托特纳姆·考特路］的一间意大利馆子用膳，回来后，生上火炉，冷清清地相对坐着阅书，傍晚时房东送来两杯葡萄酒、几块点心，喝了脸上也不觉得发烧。晚间偷懒不出去用膳，与小陈煮鸡卵吃，再胡乱吃了几块点心，可怜我们的过节！

12月28日 星期一

与陈君同去看电影，是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儿］的Poor Little Rich Girl［《可怜的富女娃》］，并不见佳。

12月31日 星期四

昨天阅完《剑桥古代史》第2卷（pp.1—642）。今天自动放假一天。上午至中国协会，看中国来的报纸，已到12月12日，老蒋尚未被拘。据大使馆的消息，老蒋已于圣诞节前一日释放了。至查令十字街旧书铺买了几本旧书。下午至Royal A…… Hall［皇家……厅］观马戏，是前曾在上海做过的海京班（Hagenbeck），从前在上海时不肯去看，现在倒忽然高兴起来去看，临老反有童心，我自己也觉不可解。

吴禹铭君虽是山东人，但是长得个儿并不高大，比我还要矮一些，去年做测量术实习，仪器的望远镜对准了，吴君却因为太矮，看不到镜头，只好拿那个装仪器的箱子作站足的凳子，才勉强看到。那导师Mr.Hart［哈特先生］还说去年有一位更矮，一个箱子不够，叠了两个箱子才看到。向觉明君在不列颠博物馆的Oriental Student Room［东方研究室］看见吴君，不敢打招呼，以为他准是日本人。吴君确有点像日本人，矮短坚实的身材，谁都要错认为日本人。吴君人很忠厚，读书很用心，田野工作也很能吃苦，是不可多得的考古学人才，可惜功名心太切，跟了叶兹教授习中国考古学，不过为得博士头衔而已，论叶兹教授的学问，那里配做他的导师。我以为他如果跟柴尔德教授或Frankfort［弗兰克福特］，一定好得多。自然，那样是难得博士学位，他转眼便是36岁，一个人到了中年，饱受由于没有外国洋博士学位受歧视的刺激，自然要顾到功名，不能像傻子一般专为学问傻干，这又何能怪他！不过，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着想，未免为之惋惜而已！

说到叶兹教授，一个将近60岁的老头儿，还是很努力苦干，他的精神自然很可佩服，但是一个不懂中文，又不懂考古学的人，做起中国考古学教授，却有点滑稽。记得上学期有一次讲演汉镜，念着“见日之光，长不相忘”，有一学生问他从那里念起，他瞠目凝视幻灯片，随便指着一个字搪塞，我在下面笑起来，他很不好意思地说：“Your Chinese Friends can tell you at once.［你的中国朋友可以立刻告诉你。］”去年在中国美展会中讲演，由故宫铜器，谈到《西清古鉴》一书，说最早的刊本是光绪七年铜版本。在研究班中还说，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自行刊印，送到日本去刊印。我告诉他，中国有乾隆年间殿本，他不相信，我又到不列颠博物馆找出乾隆殿本来，他还是将信将疑。那天我到他家中去，他拿容媛的《金石书录目》给我看，说其中未提到乾隆年间刊本，我一看不禁失笑，原来这书目中光绪七年日本铜版本及上海石印本，都标明刊行之年，乾隆殿本未标明何年，他不知道“殿本”二字作何解释，以为不过注明乾隆年间撰编而已。又记得有一次在研究班，谈到商之灭亡，《竹书纪年》与一般传说不同，有一学生问以何者为可靠，叶兹转以问吴君，吴君答以仍当奉旧说，以《史记》、《汉书》比较可信也，叶兹点头称是，实则《史记》中并未提及共和以前之纪年。又有一次，我在他家中翻到古物保管委员会刊物，有浑源出土铜器照片，因为这是用中文编写的，氏竟全未注意，等到我翻出给他看时，他倒问我这是他的书吗？今年的转系，在我是不得已的举动，其中苦衷略书一二。有一次向觉明君问及叶兹教授还闹了一些什么笑话，我答以这是我出了学费，拜了老师，才能有机会获得这些笑话，恕不随便转送。1936年已过去了，这些遗痕仍在我的心中，不知何时始能消逝！


1937年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新年本来对于我引不起什么兴趣，英国的新年与平日无异，商店学校都照常办事，更显不出与平日不同的地方。上午至图书馆去，阅了Horniman Museum Handbook on Collection of Travel and Transport［《霍尼曼博物馆收藏的旅行和运输工具手册》］（pp.1—71）及Handbook to the Collection of Weapon［《收藏的武器手册》］（pp.1—85）。不知什么时候感冒，脑子有些沉昏。这几天伦敦流行性感冒流行，小陈感冒了，房东及其太太也感冒了。下午在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已街灯齐明，对陈君苦笑道：“这样也算过新年！”

1月2日 星期六

房东说，今天他们以感冒不能起来做早餐给我们吃，叫我们到附近餐馆去。我们便自己弄早餐，买了几块点心，烧了一壶茶，又吃几个鸡卵。可怜的小陈不知道怎样击破生鸡卵，像击破熟鸡卵一样，以尖端往桌板上碰，我到底少时候曾帮母亲的忙，到街上买酱油、醋，在厨房中击生鸡卵，有些经验，便告诉他截腰击碰。上午看Horniman Museum Guide［《霍尼曼博物馆指南》］上半本（1—86页）。下午与小陈一同去Sadler's Wells［萨德勒井］戏院，看Goethe［歌德］的Faust［《浮士德》］。虽然这些歌舞剧的剧辞听不懂，但音乐颇佳，布景及演员亦不差，观众极众，费了一先令半，还没有坐的位置，站了三个小时。

1月3日 星期日

写了几封信。下午至汤象龙君处，谈史学会事及闲事，谈了一个下午。

1月4日 星期一

赴霍尼曼博物馆参观。前月20日曾去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以后有工夫再去参观。

1月5日 星期二

阅R.H.Lowie，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洛伊：《文化人类学入门》］。下午往见格兰维尔教授，氏新由埃及返英。

1月6日 星期三

复阅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Hamlet［《哈姆雷特》］。晚间与陈君同去Old Vic［老维克剧院］，观全部《哈姆雷特》，演得虽尚不差，但似没有前星期六所看歌德的《浮士德》好。

1月7日 星期四

至不列颠博物馆，阅Andrews，The New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安得思：《中亚的新收获》］中Nelson［纳尔逊］所写关于在中国进行考古工作的几章，又阅American Anthropologists［《美洲人类学家》］（1927年）中纳尔逊的“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China”［《华北的考古调查》］（vol.29，pp.177—201）。后者系对于安特生及Teilhard & Licent［德日进和桑志华］所著中国考古工作报告的书评，写得很不差。下午又买了3镑钱的旧书。

1月8日 星期五

阅Montet，La Vie Priv dans les Tombeaux gyptiens de l'ancien Empire［蒙泰：《古代埃及帝王陵墓中的王公生活》］。两年多未攻法文，阅时极为吃力，一天只看了30页左右。

1月9日 星期六

阅洛伊《文化人类学入门》。下午与陈君同赴伍启元君处，罗凤超及黎名郇君，与伍君三人同居一屋，弄桥牌，旋至顺东楼用餐。

1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阅了十来页。下午储安平君来，据云对于爱丁堡大学甚为失望，故决计返伦敦自修。少顷，罗、伍两君亦来，弄桥牌，还弄得起劲。钟道铭君来，六个人在一处谈，颇为热闹。茶后，储、钟两君辞去，罗、伍弄桥牌至8时半始去。明天便要上课了，假期已完毕，可是我的胃病却仍未完毕。这假期要做的事情很多，可是多没有做到，本来预备稍加休息，养好胃病，结果也未能达到这愿望。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校，谒伽丁纳尔教授，商洽本学期之作业，旋赴书铺购书。阅埃及文语法，作练习，好几个星期未见面，又生疏了。伽丁纳尔教授试考我的埃及文，令译一段，结果甚坏。

1月12日 星期二

预备埃及文语法。安排好今年的功课表。

1月13日 星期三

作埃及文语法练习。晚间赴向觉明君处闲谈，他问到我在叶兹教授处所见闻的这位汉学家的笑话，我说这是我出了学费才能见闻到这些笑话。

1月14日 星期四

预备Story of Sinuhe［辛努海的故事］的Text［课文］。中午进餐时忽觉不适，下午呕吐了一次，一个人几乎昏倒，勉强挣扎着。傍晚依旧照预定时间交上练习，面行改正，又念课文。返舍后即上床休息。

1月15日 星期五

第一次上考古学课，只有我一个人观览cylinder-seal［柱形印］、button-seal［纽扣印］、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及其演进。因为昨天发疾，今日仍觉不适。晚间陈君回来时，说我的脸面惨白，眼睛无精神，我仍是挣扎着。

1月16日 星期六

做了下一次的埃及文语法练习。晚间写了几封信。

1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陈君的朋友孟君来，闲谈到傍晚始去。又生病了，这是一幕悲剧，我也知道身体的重要，尤其是干考古生涯的人，如果身体不好，便是没有前途，但是为了自己是中途改行，根柢太差，起步又慢了一点，不能不加倍努力。事业的成败，谁也没有把握，纵使失败，我要做到可以自己安慰自己，我是努力过的。不论是由于环境的关系，或身体的关系，将来跑到中途，不得不躺下来，我也不愿人家说我是不努力，由于偷巧或偷懒而失败。

1月18日 星期一

至医院看病，弄了点药粉，每餐后服一次。

1月20日 星期三

接吴禹铭君通知，谓济之先生已抵英，约明晚叙谈。

1月21日 星期四

晚间赴吴君之约。李先生别来年余，丰彩犹昔，肥胖的身体穿上西装，更加精神勃发，谈去年安阳发掘及山东日照的发掘，随意地谈着，谈至10时始散。

1月23日 星期六

约了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席间，向君谈及救国会主张，及公费生等事。

1月24日 星期日

偕向、吴二君至李先生处，看发掘及古物照片。旋同至曾君处。下午返家，阅毕洛伊《文化人类学入门》（pp.1—341）。

1月25日 星期一

胃病又剧，晚10时上床，12时余尚不能入梦，奈何！奈何！

1月26日 星期二

晚间赴曾君之约，为李先生洗尘。他们看戏去，自己不去，返家后，接到周君复信，调解有希望，甚乐。

1月30日 星期六

阅毕Myres，Dawn of History［迈尔斯：《历史的黎明》］（pp.1—254）。此书材料，虽多已过时，但作者将历史过程，视作人类与环境交互影响之结果，因而注意自然环境的解释，虽为小本书，颇富暗示性。

上午赴李先生寓所，将周君来信大意转达。李先生说这事出于他的意料之外，说我过于热心，但谓对于前事本不介意，以后有可以帮忙之处，自必帮忙周君。旋谈国内考古情形，我对于梁先生无条件地接受安特生甘肃史前分期，表示不满；对于《田野考古》，谓《安徽寿县调查记》太详。据云，实属另有缘由，寿县发掘已批准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中央研究院从前有此一段历史，不能不述及。继又询及我的今后计划，我决定在英学埃及考古学二年，赴埃及工作一年。

晚间赴吴君之约聚餐，李先生及曾女士皆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李先生登50多级楼梯，到了吴君的楼房中，说陪张韵海夫妇买东西，跑得真累。

1月31日 星期日

写复信给周君。阅Burkitt，Our Forerunners［伯基特：《我们的祖先》］。此书虽属小册子，材料亦过时，1923年出版，但叙述极清楚，仍不失为入门书籍。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阅毕伯基特《我们的祖先》（pp.1—224）。

2月2日 星期二

阅及丁文江氏批评Granet，Chinese Civilization［葛兰言：《中国的文明》］，骂得颇为痛快。丁氏人极聪明，学问亦尚不差，惟官瘾颇深，淞沪督办，砸了鼻子始下台；九一八事变后，力主退到堪察加之政策；去年之死，虽为学术界失一人才，但为氏计，实为善终也。

2月3日 星期三

阅Newberry，Egypt as Field of Anthropogical Research［纽伯里：《作为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埃及》］。

2月4日 星期四

胃病又剧，几整天不能作事。赴High Street［海伊街］旧书铺翻书，有一本60年前出版的Far East［远东］杂志，中有几幅上海的照片，当时尚无法印刷照片，故即用照片贴上，颇有趣。

2月5日 星期五

格兰维尔教授讲演Recent Excavation of Egypt［埃及的近期发掘］，谓关于埃及考古学，现已进入一新时代，注意有系统的整理工作，以Reisner［赖斯纳］的埃及墓形进化史为例。

2月6日 星期六

将上学期工作报告，请格兰维尔教授签字证明，又请其代为修书请求清华批准延长一年之计划。

2月7日 星期日

赴钟道铭君之约，至顺东楼午餐，李先生及吴君夫妇亦在座。午后与李、钟偕赴汉普斯特德附近Parliament Hill Fields［国会山广场］找房子，顺道邀至寓所闲坐。

2月8日 星期一

取得格兰维尔教授之信，晚间至李先生处，请其过目。李先生允亦代为修书致梅校长请求。格兰维尔教授之信如下：

Dear Sir，

Mr. N. Shiah （Shiah Nae），at present a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has asked me to write to you in support of his request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his scholarship.

Mr. Shiah has been working at Egyptology under my supervision since last October. His work is good. He is extremely industrous，conscientious and accurate，and so far as I can judge at present，shows an interest in all sides of his subject.

When he has taken a qualifying examination he will be working almost entirely on a thesis of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 The subject for this has not yet been decided as I wish to see more of his archaeological work first. I understand from Mr. Shiah that he is anxious to get some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while he is working at Egyptology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arrange this for him during next autumn or this following spring. This should materially improve the value of his Egyptological work as well as increase his general archaeological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The present course will necessitate his remaining here until the summer of 1938 at least，and I therefore strongly endorse his request to you to continue his scholarship up to that period.

Your truely

8 Feb.1937 S.R.K.Glenville

［尊敬的先生：

本系在读研究生夏鼐先生要我就支持他延长奖学金的请求写信给您。

自去年10月以来，夏鼐先生一直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埃及学。他干得很好。极其勤奋、认真、严谨；就我现在看来，他对他的课程表现出全面的兴趣。

在通过资格考试后，他将以几乎全部精力撰写考古学性质的论文。论文题目尚未决定，因为我想先多了解一下他的考古工作。我知道夏鼐先生想在攻读埃及学的同时尽快取得田野工作的经验，我希望能在今秋或明春作此安排。这将大大提高他攻读埃及学的进益，增加其一般考古学的经验和训练。目前的课程很需要他留下来，至少留到1938年夏天。所以我非常赞同他的要求，请您将奖学金延至上述年限。

S.R.K.格兰维尔

1937年2月8日

2月11日 星期四

至Science Museum［科学博物馆］，观Television［电视］，及新近由Reading［里丁］移来之罗马时代泥窑。旋至India Museum［印度博物馆］，晤及Mr.Coridplire询其关于Nal出土之彩陶。旋至Science Library［科学图书馆］，阅HongKong Naturalist Vol.Ⅲ［《香港博物学家》第3卷］中Father Finn［芬神父］关于香港附近Lamma岛［南丫岛（舶辽洲）］出土史前遗物之报告。

2月13日 星期六

查阅Hargreaves，Sohr Domb Nal （Memories of Arch.Sur. of India No.35）［哈格里夫斯：《Sohr Domb Nal》（《印度考古调查纪实》35期）］及Stein（Memories No.43）［斯坦因（《纪实》43期）］。

2月14日 星期日

写了几封信，向学校请求延长年限。阅书Hall，A Season's Work at Ur［霍尔：《乌尔的阶段工作》］。

2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至医院，据云关于胃病方面，该照X-ray［X光］。阅毕霍尔《乌尔的阶段工作》（pp.1—290）。此书系叙述欧战初毕时在乌尔附近之发掘工作，叙述得颇生动有兴趣。氏之工作，实以在Ubaid［欧贝德］为最重要，书名曰Ur，或欲分Woolley［吴雷］之大发现之名欤！

2月17日 星期三

至Courtauld Institute［考尔特奥德研究所］，听李先生讲演Excavation of Tombs near An-Yang［安阳附近陵墓的发掘］。早两天票子已被索一空，今天这容两三百人的教室，满满的都是人，Woolley［吴雷］、Wheeler［惠勒］、Seligman［塞利格曼］等皆在座，叶兹教授为主席致介绍辞，李先生演讲侯家庄发掘，这是我亲身参加过的，看着幻灯片，有如旧梦重温。上午至医院照X光，验胃病也。

2月18日 星期四

去听李先生的讲演，看见布告板上写着：“Owing to Dr.Li Chi's Dispensation，Prof.Yetts will give his Lecture”［蒙李济博士厚爱，叶兹教授将作讲演］。李先生自来后不久便觉得膝部发酸痛，昨天便是扶杖上台讲演的，不料今天忽然加剧了。叶兹教授的讲演，是用李先生的幻灯片，稍加解释。今天的题目是《殷周铜器的比较》，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以为浚县的双墓道与侯家庄的亚形墓不同，便是商周不同之一。杏叶形车器的幻灯片，放大后又无比例尺，便视为铜盾，说有一呎来长，我在下面几乎失笑。有许多东西，他自承不认得（如Socketed Celt［有銎斧］），倒也罢了。听毕后，至旅馆视李先生疾，据云已搬进医院。至吴君处询问，知在U.C.H.［大学学院医院］去冬刚落成的Private Patient Wing，3rd Floor，No.41［私人病房，3层41号］。至时，李先生膝部敷上药，正在发烧，吟呻不止。这里医院，每星期7镑，医生诊金另列。

2月20日 星期六

昨天购得一本道光十六年新加坡刊行之《马太福音》。今天至不列颠博物馆查对，知即Morrison［马礼逊］之译本，太平天国之所遗诏书，即以此为蓝本。晚间与钟道铭君同往探视李先生。

2月21日 星期日

下午去看李先生的病，已大致痊愈，可以起来走动。他的膝病，本是硬症，痛一停止，便没有什么关系，明后天即可出院。回来后，在房东处弄桥牌。

2月22日 星期一

至医院看胃疾，据云如饮食谨慎，服食药粉，即可渐行痊愈。下午至李先生处，曾君亦在，闲谈着考古学方面的事情，至傍晚始返。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视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

2月23日 星期二

晚间至李先生处，据云明天出院，即赴爱丁堡大学讲演，帮他的忙，整理幻灯片。吴君夫妇亦在其处，至10时许始别。

2月25日 星期四

下午赴Sunbury之伦敦自来水公司参观。晚间参加Society of Antiquities of London［伦敦古物学会］之常会，惠勒博士讲演去年梅登堡发掘之成绩，旧梦尚新，遗址草地上草的气息，下瞰全市阳光下的景物，一一尚在耳目间，而此生不知是否尚能重临其境，思之即为默然。

2月26日 星期五

阅毕G. Childe，Man Makes Himself［柴尔德：《人类创造自己》编者注：中译本书名：《远古文化史》。］。此书系通俗读物，但写得极佳。氏读书极博，而组织力极强，故成就甚大。（28日追记：李先生由爱丁堡来书，谓“柴乐得教授仍是一个独身汉子，大约要住一辈子‘站’了，谈锋极佳，人极可爱。周培智早已不考古了，现在大约学政治经济，我尚没有见着他，这是柴教授告诉我的。”）

2月27日 星期六

作埃及文法练习，胃病仍未痊，甚为苦痛。晚间凌乃锐君来，坐谈至10时半始去。凌君系College Crescent［学院弯角］同屋居住者，去年春假后返国，在协和治病，新近始返，谈国内近况，谓国事颇有进步，惟前途仍未可乐观。

接家中来信，附有铮、暄二儿照片，长大了许多，我这不负责任的父亲，可怜这两个小孩，与无父孤儿无异，令人动归思。

2月28日 星期日

作德文练习。德文的困难，本是有名的，加上自己功课忙，一星期只见两次面，决难学好，颇想下决心多费些功夫去学习。今天下雪，天气骤寒。下午陈君应约到罗凤超君处去了，自己一个人在家中，坐在火炉旁边，看一点书，有时转过头来，见窗外雪花飞舞，旅居之感漫上心头。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雪后天气颇寒，坐在图书馆中热水管旁，并不觉得冷，但是颇觉得孤寂。

3月2日 星期二

参观BBC广播电台。

3月3日 星期三

听Heine Gebelen［海涅·格贝勒］的讲演The Pre-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East-South Asia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Pacific［中国和东南亚的先佛教艺术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此君为南洋群岛考古学专家，但对于中国方面，所知不多，立论过于大胆。

3月6日 星期六

至Royal Mount［皇家丘陵］，访李济之先生。晚间赴清华同学会聚餐，约费孝通君同往谒李先生。

3月7日 星期日

凌乃锐君来谈，自述归国后在国内的艳遇，津津有味，由协和医院女看护，一直谈到上海舞女，谈至傍晚始去。

3月14日 星期日

预备赶完伽丁纳尔的埃及文法，只剩下两课了，赶着做练习题。这半年来，大部光阴都花费在这本书上，自思似乎并不值得，将来如有半年不弄这东西，便要大部忘掉了，何必今日费这番苦心去干。但是比起跟叶兹教授弄中国考古学，自胜百倍。前次在李济先生处闲谈，吴金鼎君说叶兹教授骂中国学生在这儿念哲学之类为Waste Time and Money［浪费时间和金钱］，李先生带笑说：只有跟他念中国考古学才不算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3月16日 星期二

至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听李先生的讲演Ancient China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考古发掘所见古代中国］。

3月17日 星期三

上了最后一课的埃及文法，心中真是痛快。

3月18日 星期四

至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听李先生讲演Culture of the Shang-Yin Dynasties［商殷朝的文化］。

3月19日 星期五

听Karlgren［高本汉］讲演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的演进］。前天他第一次讲演，听众约百人左右，中国学生占三分之一，今天听众稍减，中国学生占了一半。前天他缕举研究的材料，现代方言，隋唐韵书，日本、高丽的汉读，今天他继续讲演如何利用这些材料，以求得西元6世纪的Ancient Chinese［古代汉语］之真相。他举例时，谓轻、京、兢三字，在今日中国各地方言皆无区别（如北平、广东、客家、温州），惟日本吴音，兢与轻、京有别。我后来告诉他，温州音有区别，他所根据的字典靠不住。他遮饰说，不过四声不同，他原意是指韵母。

3月21日 星期日

至皇家丘陵（大理石拱门附近）看李先生。他的骨节病仍没有痊愈，这几天请人按摩，已较安适。Royal Mount是一个公寓，每星期房租3个半先令，电费、饭费都在外，有一小灶房，每天中餐由吴太太来做，晚餐由曾女士来做。今天晚上，吴君夫妇、曾女士都在这儿，大家一块儿闲谈。李先生拿出Hopkins（应为Hopkins，Lionel Charles，中文名“金璋”）。给他审查的11片甲骨文，都是赝品，可是金璋却在皇家亚洲学会的杂志作考释，现在还主张这些是真品，惟闻论调亦已稍变，不坚持为商代物，主张或为周代物。我笑着说，何不告诉他，这确不是赝品，但为民国时期所制之物。

3月23日 星期二

阅毕Moret，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莫雷：《尼罗河与埃及文明》］（pp.1—471）。此书大致尚佳，惟似乎过于偏重宗教一方面；又关于史前的假说，以为Ho msw of Houes由Delta［三角洲］南征，统一全国，系根据Settle［塞特尔］之理论，亦成问题。

3月24日 星期三

春假开始了。到不列颠博物馆，购了一张Rosetta Stone［罗塞塔石碑］，又买了Buys［拜斯］的《罗塞塔石碑》那本书，涉阅一过。

3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Budge，Egypt （H.U.L）［巴奇：《埃及》］。

3月26日 星期五

赴St.Albans［圣奥尔本斯］，谒F.Bacon［F.培根］之墓，并参观罗马古城遗址，戏院及别墅遗址，新近发掘，加以保存，低徊其间，想见罗马帝国时代之雄威。

3月27日 星期六

阅Montet［蒙泰］之Les Scènes de la Vie Prive dans les Tombeaux gyptiens de l'ancien empire［《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晚间请房东夫妇到中山楼吃中国饭。

3月28日 星期日

至李先生处闲谈，借阅史语所《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他约我后天同赴伦敦博物馆谒惠勒博士。

3月29日 星期一

阅毕《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pp.1—280），共6篇……李氏在编辑大旨中说：“这个刊物的一切形式上及精神上的格律，仍是承袭《安阳发掘报告》的。”信然，但是我希望它能超越《安阳发掘报告》。事实上，虽有进步，仍极有限，阅后未免稍觉失望。

3月30日 星期二

偕李先生同赴Institute of Archaeology［考古研究所］，参观其收藏品，大半系罗马时代英国遗物，及皮特里在巴勒斯坦发掘所得之物，惠勒博士招待。所址新迁入Regent's Park［摄政公园］之St.John's Lodge［圣约翰楼］，环境幽静。某氏捐款12000镑，乃有钱租此所，将来拟在大学办公处附近建造永久所址。

3月31日 星期三

偕陈君同赴Brighton［布赖顿］，参观Royal Pavilion［皇家剧场］，至Palace Pier［宫殿码头］，坐在长椅上，一面观海，一面晒太阳，虽然仍是早春，天气颇暖，旋至West Pier［西码头］。晚间灯火齐明时，两码头倒影海中，为状至美，返家已11时许矣。


4月

4月1日 星期四

将Westcar Khufu and the Mazicians的埃及文读本预备完毕。傍晚至李先生处，约他明天到大学学院参观博物馆，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时许始散。他们所谈的，几可作《儒林外史》读。俞女士很健谈，说有一次在德国，数个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罗志希怪模怪样”。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毛子水留德十余年，还是满口乡腔，人家送他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又说：曾昭抡为中大三怪之一，在北大教书时，上课都是步行，被门口的洋车夫上一绰号叫“跑大爷”；皮袍放在实验室抽屉里，被酸素蚀剥去一大块；走路时，看见石子总是用脚踢，有人看见他由北大一路踢石子，踢到家中；替中英庚款出题，题目纸用火漆封好，委员会在离其家不远的同一条街上，他仍强迫家人送到邮局去寄，还要挂号保险；下雨时，雨衣挂在手上，雨伞挥着玩。李先生说：傅斯年也“怪”，有时一年不看电影，有时硬拖着人家一天看三次电影。又说：陈衡哲自负为女界领袖，要人家称她为“陈女士”，而不高兴被称为“任太太”，但她是一个顶讨厌的人，有人说是被胡适之Spoilt［宠坏］，时常对人家说胡适之如不讨江冬秀这个太太，早已做［驻］美国公使去了；有一次她与自己的亲姊妹余上沅太太闲谈，说胡太太是三等太太，余太太问如我自己这样的太太当入何等，陈答当列入四等，两姊妹自此反目，她还讥询［余太太］你丈夫吃谁的饭，余上沅因之辞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职务；在四川时以《两云记》被四川人大骂，出小册子说她想给胡适之做姨太太，而胡不要；陈自谓训练小孩子的办法甚佳，谓四川的老妈子都是贼，打扫房屋时，派小孩子在旁边监视着，小孩子身边都带着钥匙，打扫完毕便锁上房门。又说：吴文藻的前途都被谢冰心弄坏了，一生只能在大学教书而已。还说：张默君甚喜打扮，徐娘半老犹涂脂抹粉，邵元冲则翩翩佳公子，有一次夫妇偕游乡下，乡下佬以为阔太太带着小白脸的姘头下乡游玩，围观者达数百人，邵元冲只好打电话要县长派警察来保护解围。

4月2日 星期五

偕李先生至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晤谈，纵览博物院中之陈列品。我乘机与李先生谈及将来计划，埃及发掘回来后，拟以Beads［串珠］作一论文，以求一学位。李先生谓学位不关重要，惟以大学学院收藏之珠子为基本，作一比较研究，则极值得；并谓吴［金鼎］君之博士论文，亦已大略看过，用力虽勤，而所得不多，因其以中国史前陶器为题，选题即属错误，赞许余之计划较吴为佳。又谓从前遇到惠勒博士及格兰维尔教授谈及余时，均谓余颇努力，除叶兹教授外均赞许余，而叶兹教授之所以不满意于余，以余去年弃之而去，尚怀余恨也。返皇家丘陵，自称为螺蛳精的俞女士来做饭，饭后李先生忽问我已结婚未？俞女士便笑着接上说：谈到personal talk［个人隐私］了，我颇怀疑此中另有玄妙，我回答说已结婚了，便改谈其他题目。旋陪李先生至Selfridge［塞尔弗里奇］百货商店购东西（小刀、女用手夹、氊毯、衬衫），后告辞返家。他约我明天到Globe Theatre［环球剧院］，看伯纳·萧的Candida［《康蒂坦》］。

4月3日 星期六

到图书馆借阅伯纳·萧的《康蒂坦》，一本三幕的喜剧，萧氏文笔很漂亮。晚间至李先生处晚餐，同赴环球剧院看戏，李先生做东道，9先令半的Dress Circle［剧院低层座位］，剧员演得很不错，是我在伦敦看得最满意的一出戏。

4月4日 星期日

小陈昨天陪印度朋友看电影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午饭延搁到5时才进餐，据说昨晚回来时几乎晕倒，今天虽恢复原状，仍喜欢躺在床上养精神。我呢，这几天胃病已略痊，昨晚多吃了一点中国饭，今天也不舒服。午餐后回来，两个人都躺在床上，相对着叹气：“如此留学生涯。”

4月6日 星期二

昨今两天阅蒙泰《埃及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法文稍有进境，一天也居然能读五六十页的书，不过一想到从前在清华时所费的功夫，这两三年来的荒芜，想起来殊令人惭愧。下午与向觉明先生同去访李先生，不在家，未遇。

4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至李先生处，帮着整理行装，下午至St.Pancras［圣潘克拉斯］车站送行。同至车站送行者，有中国协会之Si……，大使馆之钱君；及同行吴君夫妇，曾、俞二女士。

4月8日 星期四

至校中，在伽丁纳尔教授处读完Westcar Khufu and Mazicians的埃及文故事，坐着闲谈了一会。晚间至汤象龙处，谈史学会事。

4月9日 星期五

阅蒙泰的书。今天居然读了80页的法文书，希望明天能读完它。

4月10日 星期六

阅毕蒙泰《埃及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 （pp.1—412）。这书写得很不错，将来吾国汉画的出现积累得多了，也可以仿照这书叙述汉人的生活。在JE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埃及考古学杂志》］中有一篇Hall［霍尔］的文章，谓汉画恐即受有埃及墓中石刻画的影响。

4月11—18日 星期日—日

阅毕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Ⅲ ［《剑桥古代史》第3卷］（pp.1—701）。

4月19、20日 星期一、二

……前星期三，张宗燧君自剑桥来闲谈，据云听别人说，清华公费生请求延长的事已经发表，似乎有我的名字在内。星期五晚，杨人楩君约此间留英学历史的人聚餐，向觉明君说，在中华协会看到报纸上登载清华公费生延长年限。我差不多每星期去一两次看报，前星期因为想赶完C.A.H. 没有工夫，这星期一才去，阅报室中已经换了新的报纸。翻旧报，在3月24日的《中央日报》第4版“教育与体育”栏内翻到了，这次共有11人批准延长，延长一年者7人，“夏鼐（考古学门），准延长一年，又许赴埃及实习”，半年者4人，心中为之一慰，惟校中尚无通知书。晚间接到由美国中华协会寄来的正式通知书，此事告一段落。

4月21—23日 星期三—五

阅毕Erman，Life in Ancient Egypt［埃尔曼：《古代埃及的生活》］（pp.1—550）。此书颇佳，惜以1894年出版，材料稍旧（德国有新修订本，尚无英译）。

4月24日 星期六

周培基君来，嘱在汉普斯特德附近找一房子，以氏将来伦小住，即与房东言明，租定一小房间。

4月25日 星期日

与陈君同赴Stratford-on-Avon［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车费来往5先令半，由Paddington Station［帕丁顿车站］10时半出发，下午2时许始抵其地。午餐后，赴莎翁故居瞻望，一个破旧的楼房，排着几个陈旧的桌椅，摆放莎翁的遗物及版本。旋至New Place Museum［新寓博物馆］，其房即莎翁晚年之故居，现仅余基地及残墙而已。经Grammar School［文法学校］，至莎翁爱妇之故居Hathaway's House［哈瑟维故居］。离城一英里，踏着茅草绿茵，到这乡下的茅舍中，楼下的炕房，楼上的寝室，都可以显出当时英国乡民之简朴。返至Holy Trinity Church［圣三一教堂］，即莎翁的埋骨地，礼拜日不能进去。至Shakespeare Theatre［莎士比亚剧院］旁闲坐着，静观艾冯河中小艇的来往。春的气息侵人胸臆，在莎氏故居中并没有引起什么诗意，坐在这河畔，坐在阳光中，倒有点诗味儿，虽然红房子的戏院，五色纷杂的旗帜（前星期系莎翁生日），有点丑恶，玷污了这天然风景。旋至莎翁幼女故居饮茶，7时半返，抵家已11时半矣。

4月26日 星期一

阅毕Petrie，Revolutions of Civilization［皮特里：《文明的革命》］（pp.1—131）。此书立论虽新奇，但基点不固，无甚价值。下午写了两封家信。明天校中便开学了，这春假又在胡里胡涂中度过去，胃病仍时作，令人不欢，幸得这两三天较佳。

4月27日 星期二

校中第二学期，今日开学，将埃及文复习，又练习僧侣体书法。周培基君前曾来信，嘱代找一房子，氏不日即来伦小住，今日又来信，谓不来了。

4月28—30日 星期三—五

在Geology Dept［地质学部］对照着标本，将Watt's Geology for Beginners［瓦特：《初级地质学》］中关于Stratigraphical Geology［地层地质学］一部分阅毕。此书全书仅345页，插图甚丰富，说明亦浅近，最便于初学者。28日晚清华同学会开会。30日进医院。


5月

5月1日 星期六

住在大学学院医院，早晨6时便被唤醒，验查体温及脉搏。梳洗后，送早点来，两片面包而已，鸡蛋须自行购买，茶叶亦自备（茶壶、杯碟，亦均自备）。早膳后，起来走动。这是VI号病房，自己的床是13号。这室共容28人，几个病体较佳的人都起来，聚拢闲谈，帮着看护妇收拾碗碟，折叠被褥，或去洗浴，或坐在小桌旁弄纸牌。8时起，又要睡在床上。9时余，送牛奶或咖啡来喝。少顷，医生来，谓星期一始能开刀。12时用午餐，一菜一布丁，食后又可起来走动了。2时半又要睡下，一直到4时茶点后，始能起来。6时余，又用点心，喝点牛奶。7时便睡，不开灯，睡不着，只好躺着听无线电。这是小型无线电，放在耳旁始能听清楚，防止扰乱旁人也。自己睡在床上，无事可做，只好看书。

5月2日 星期日

仍住在医院中。阅毕Peake and Fleure，The Law and the Prophets［皮克与弗勒：《法律和圣经中的预言书》］（pp.1—181），又阅了小半部Sven Hedin的Riddles of the Gobi Desert［斯文·赫定：《戈壁沙漠之谜》］。住医院还有好几天，我只带了这两本书来，颇有闹饥荒的危险。下午陈凤书君来探病，托他送一本书来。这儿探病的时间，限于星期日下午3—4时，星期二、五下午4—5时。他们亲戚朋友来了，一见面便先接吻，看他们亲热的样子，不禁眼红。

5月3日 星期一

本来说今天可以施手术，早点后便不准进食，一直等到下午6时余，天也黑了，看护妇才来说，今日来不及，明天始能做手术，白饿了一天，真冤枉。点心送来了，一连吃五六片面包。斯文·赫定的书看完了（pp.1—376），幸得小陈送了书籍及鸡蛋、橘子来，不致闹饥荒。

5月4日 星期二

到医院已经四天，今天始行手术，要用蒙药麻醉。本来以为一进院便施手术，约定今天下午去见主任教授，现在只好写信去告以出院后再行定期。同住的一位先生打趣笑问是否在写遗嘱，我笑答明年今日请送花圈给我。到了强迫躺在床上的时间，我睡着没有事做，看点书。少顷，闭目休息，忽然想到假使要我立遗嘱，我将如何写法：“国难呢，自有大人先生们去负责，用不着我越俎代庖，施行手术的外科病，又不好意思说是忧国焦急而已。家愁呢，我本来就没有，二十多年在双亲的羽翼下，不知道什么叫做家累，便是现在有了子女，不过为双亲讨媳妇、生孙儿，以遂堂上含饴弄孙之愿而已。对于自己本身，虽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感，但也并没有什么绵绵长恨，自己这臭皮囊，死在哪里便葬在哪里，用不着运柩返国埋骨故土。身外之物，更用不着过虑，谁要拿去做纪念品，或拿去废物利用，谁便拿去好了。至于几本书籍呢，颇希望捐入国内什么公共图书馆，以便有志读书无力购买者，分享一点余泽，但是如办不到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便可以算是我的遗嘱，当时便以铅笔写下来，出院后转录入这日记中，以供自己将来翻阅时发笑。

今天又是医院中亲属探病的日子，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看他人亲朋来看时的亲密样子，未免眼红，幸而自己是生小病，不关重要，精神极佳，不觉得怎样，否则一定要凄然下泪。4时半起，同室中有四人要施手术，我的病最轻，所以排在最后。他们活泼泼地躺着抬出去，失了知觉抬回来，少顷蒙药的药性一失，呻吟呼痛。自己睡在旁边，未免心中有点惊恐惧怕，忽然记起《双城记》中Sidney Carton［锡德尼·卡顿］上断头台的一幕，看着别人一个个上去，自己睁着眼等候着，未免有不安之感，我不是卡顿，只是依附在他旁边的那个脆弱的少女。一会儿临到我的头上了，换了衣服，睡在手术床上，由看护妇推到楼上去，因为自己的精神极佳，注射了五六次的麻醉药，还没有生效，最后始失去知觉，手术施行时几完全不知道，便是推回床时，还似乎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少顷又完全睡去。

5月5日 星期三

医生告诉我，明天可以出院了，心中非常高兴。阅读Lake and Rastall：Textbook of Geology［莱克等：《地质学教科书》］下半部关于地层学的一部分。

5月6日 星期四

阅毕《地质学教科书》（pp.1—481）。下午始能出院，没有事做，戏写《我的家庭》一文。下午沐浴换衣服后，即行出院。至校中图书馆少坐，因为早晨依医院规则，6时即起，故无精神阅书，返家休息。在医院中几近一星期，英皇登基的日子近了，街市上旗幡招展，另具一番热闹气象。晚餐毕，7时许便睡，小陈什么时候返家，我在睡梦中完全不知道。

5月7日 星期五

又过着刻板的上课生活。下午开始僧侣体的课，伽丁纳尔教授颇称许我用中国笔写僧侣体的新鲜玩意儿。

5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开始读Late Egyptian［新埃及文］（Story of Wenamun［《温纳蒙的故事》］）。下午无事，至Oxford Street［牛津街］瞧热闹。返家后，誊抄埃及象形文字。

5月9日 星期日

誊抄埃及象形文字，写了二封信，又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

5月11日 星期二

明天是英皇加冕典礼的日子，下午散课后，至牛津街、Regent Street［摄政街］一带瞧热闹去，游人拥挤得很，晚间灯火齐明，更为热闹，路旁已有人坐着等候明天下午经过的Procession［游行队伍］，带着毯、热水瓶、干粮，他们准备在这路上过宿，店铺临街的窗户，出租座位，自5镑至10镑，据云生意很不差。

5月12日 星期三

因为知道观众拥挤，所以便不预备去看，加以周培智君自爱丁堡来，托我代寻房子，只好在家中等候他，旋偕之同访钟道铭君，在钟君寓所中闲谈，瞧着窗外下雨，幸而没有去，否则一定变成落汤鸡了。雨停后，与他们一同至牛津街去，观众已纷纷散去，Tottenham Court Road［托特纳姆·考特路］的地底车站，候车的人排成一列，几乎延长到Goodge Street［古德奇街］车站了，仪仗经过的地方，观众所抛弃的报纸等，都踏成泥浆。至中国饭馆，今日加价，一顿饭要3先令，可谓敲竹杠矣，我们便改叫汤面，一先令半一客。饭后至St.James Park［圣詹姆斯公园］，遇雨，躲在人家的帐篷中，听英皇广播讲演。

5月15日 星期六

至吴禹铭君处闲谈。吴君说，董彦堂先生第一次发掘小屯，掘到墓葬，以为一定是和尚墓，因为头上没有头发，头发是千古不坏的，这头颅上没有头发，可见本来便没有的；又试用指南针定方向，将指南针放在高低不平的木板上，指南针跳动着不停止，结果没有法子定方位；照相用Kodak［科达］的Rollfilm Camera［胶卷照相机］，一卷8张，拍了十来张后，看看还有两三张没有拍完，原来有好几次拍后忘记转过底片。他又提起叶兹教授的事，说在他未来之前，有一位念神学的山东人李湧泉，在伦敦大学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东方研究学院］读M.A.［文学硕士］，帮他的忙（作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猷氏集古录》］时，便是李湧泉帮忙），后来吴君来了，便辞退李君；那年吴君返国搜集材料，叶兹教授又托他向李接洽，令其再来，每年300镑，李欲加上旅费，未成，近曾君来英，便不提此事，今曾君拟赴德，叶兹教授欲留之，允以每年津贴200镑，二年为期，加赠Ph.D.［哲学博士］学位，不知结果如何。

5月16日 星期日

在家中看书，Clarke and Engelbach，Ancient Egyptian Masonry［克拉克、恩格尔巴赫：《古代埃及的石工》］。周君培智来谈。此君谈锋颇健，由某公在奥国托使馆人员介绍女朋友起，一直到法德留学生的嫖妓。

5月17日 星期一

为Whitsun Monday［降灵节时期的星期一］，放假，至不列颠博物馆。傍晚与钟、周、汤、陈四君至顺东楼用餐，又至Regent's Park［摄政公园］。

5月20日 星期四

接曾君来信，知李先生返国便道来伦，拟明晨往晤。周君于晨间离伦敦。阅毕《古代埃及的石工》（pp.1—232）。这书颇佳，尤其是技术一方面，非专门家不能办。

5月21日 星期五

赴皇家丘陵，晤及李先生，李先生对法德的留学生不满意，说他们玩女子，不读书，德国的400人中真正读书的不到10％。旋伴之赴查令十字街购书，至顺东楼用餐，即赴校中。晚间将李先生托送之书，送至曾君处，后坐着闲谈。据她说，李先生曾谈及叶兹教授，此后决不再送学生来跟他念书，说吴君太老实，不知变化，颇赞成我去年的转系，说这便是南人与北人气质的不同。

5月22日 星期六

至李先生处送行。下午至South Kensington［南肯辛顿］的地质博物院参观。

5月23日 星期日

阅了一点Petrie，Social Life of Ancient Egypt［皮特里：《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

5月27日 星期四

这星期继续听Rostovtzeff［罗斯托夫采夫］的讲演，向觉明、曾昭燏二君皆来听。今晚与二君赴顺东楼用餐，吴君及潘君皆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

5月28日 星期五

张青莲君由德国来，清华公费，每月24镑，可换500马克，每月用不到一半，故公费停止后已一年，尚可带着太太，逍遥国外。

5月29日 星期六

阅毕H.C.Beck，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H.C.贝克：《珠子和垂饰的分类与命名》］（pp.1—77）。这一星期来，天气渐热，盈盈仕女都换上了短袖薄衫，似乎故意地与孤身旅客过不去。理发出来后，忘记了带帽子，可怜这顶由中国带来的呢帽，不得复返中国了。

5月30日 星期日

将珠子的论文，用活叶卡片摘要，将来或许用得着。晚间张青莲君来闲谈，并拿他所搜集的邮票与货币给我看，与我殊有同嗜。后来胡乾善君来，听他们两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对谈，殊觉有趣。

5月31日 星期一

阅报，德国以西班牙飞机轰炸其军艇，遣派一军舰炮轰西城，并与意国一致退出不干涉会议，局面颇危恶。


6月

6月1—4日 星期二—五

阅毕皮特里《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pp.1—201），开始阅Middle Egyptian［中埃及文］的Story of Sinuhe［《辛努亥的故事》］。

6月5日 星期六

至牛津，参加格兰维尔教授的Lunch Party［午餐聚会］，揩油人家的汽车，10时半自伦敦动身，下午1时许始抵其地，沿途风景很是不错，整日在书斋中埋首古籍，一旦丢开书本，坐着汽车，风驰电掣，看两旁绿阴芳草，天上苍穹白云，精神上很是愉快，加之这半月中胃病稍痊，渐有生人之乐。饭后在草地上第一次弄Bowling［保龄球］球戏，返伦已晚餐时矣。

6月6日 星期日

邀吴君夫妇及曾君聚餐顺东楼，闲谈国内考古界情形。我以为五年中吾人应提倡发掘，今日则应禁止乱掘，让未受训练的人大规模地乱掘，为害较乡人盗掘更甚。又谓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博物院及中研院考古组，现为三位一体，但在组织上言之应归为一。否则如落在互相敌视的三个人手中，将来将一事无可为。又至吴君寓所，阅其所草之《田野考古学大纲》，大致依照皮特里诸氏之说，实则此事本凭经验，经验未多，空谈乱抄，并无益处，但又不好意思明说。

6月7—9日 星期一—三

阅毕Newberry［纽伯瑞］的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编者注：古埃及人用圣甲虫形宝石作护身符。］（pp.1—218），继续阅《辛努亥的故事》原文。

6月10日 星期四

与曾君同往Royal Institute［皇家学院］，听Blackman［布莱克曼］的讲演Egyptian Contribution to World Civilization［《埃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散会时，遇到曾在温州传教的Lady Hosie［霍西女士，中文名：“谢福芸”］。

6月11日 星期五

开始看《圣甲虫形宝石》，先由Prehistoric Cylinder Seals［史前时期的圆柱形印章］看起，大学学院所藏这批材料极佳，阅Petrie，Cylinders and Scarabs［皮特里：《圆柱形印章与圣甲虫形宝石》］，即此批材料之目录也。晚间应吴君之约，聚餐顺东楼，吴君夫妇外，曾君亦在座。

6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Harrison，Pots and Pans［哈里森：《壶与锅》］（pp.1—88）。晚间与汤象龙君在顺东楼聚餐，旋至吴君处，取得其论文；又至汤君处，闲谈至10时余始返舍。

6月13日 星期日

阅吴君论文Prehistoric Pottery of China［《中国史前陶器》］。写家信及致刘古谛君的信。

6月19日 星期六

这一星期，继续细看大学学院藏品中的圣甲虫形宝石，预备Story of Wenamun［《温纳蒙的故事》］及《辛努亥的故事》。昨天晚上到Aldershot看Tattoo［军队夜间表演操］，新式的坦克车、重炮掩护着步兵过桥，19世纪初1809年惠林登在葡萄牙Douro［杜罗河］作战的情形，观众达五六万人，Queen Mary［玛丽王后］也来参观，军队表演者达四五千人，五彩电光，又有焰火，颇为热闹，返家时已3时半，今晨睡到10时才起身。晚餐请钟道铭君聚餐北京楼，以钟君将于下月返国也。

6月20日 星期日

阅毕吴金鼎君的论文《中国史前陶器》（pp.1—213）。用力颇勤，而所得并不多，结论之年代比较，更多悬空忖想，不着实际。就目前之智识而论，于豫、鲁、晋三省之史前遗址，作比较研究，尚可得一暂时可用之结论；陕西材料太少，且未发表；东三省及甘肃之遗址，强拉到一起，徒显露科学训练之乏缺而已。

6月21日 星期一

读完《辛努亥的故事》，这是中埃及文中最动人的一篇文章，用Blackmam［布莱克曼］的Text［正文］，与Gardiner［高兹尔］的Notes［注释］（pp.1—179）。

6月22、23日 星期二、三

将大学学院所藏圣甲虫形宝石，对照着皮特里《圆柱形印章与圣甲虫形宝石》（pp.1—33），大略地全部看过。

6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Empire Theatre［帝国剧院］去看Good Earth［《大地》］，系根据Mrs.Pearl Buck［赛珍珠女士］的小说改作，颇佳。晚间将吴君的论文送还，顺便批评其论文的弱点，谈到11时始告辞返家。

6月25日 星期五

阅毕Wakeling，Forged Egyptian Antiquities［韦克林：《伪造的埃及古物》］此书并不佳，仅可当作小说消遣耳。接张宗燧来信云：“星期六到伦敦，星期日上午约12时来访兄，望兄通知陈凤书兄，以便痛谈。”

6月26日 星期六

至不列颠博物馆，读埃及碑文No.164（Theta）及借陈的（Gregor Collection［格雷戈尔藏品］），阅JE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埃及考古杂志》］中考释之文章。近来胃病已痊，惟最近三四天，腿骨行走时有点不舒服，希望它不要变成厉害的病症。

6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张宗燧君来谈，借去15镑，赴德国游览。下午与陈君至海德公园，观英皇检阅退伍兵。旋至Kensington Park［肯辛顿公园］，凭吊Peter Pan［彼得·潘］像 （作者Barrie［巴里］），像座下置有鲜花数束，乃儿童送来，以纪念最近逝世之彼得·潘。旋至肯辛顿宫，观Queen Victoria［维多利亚女王］故居。晚间应向君之邀，至顺东楼聚餐，送曾女士及吴君夫妇也。

6月28日 星期一

将J.Huxley，Essays in Popular Science［赫克斯利：《科普随笔》］（pp.1—252）阅完，此乃电车中读着消遣的。开始阅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

6月29日 星期二

阅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并参照Sethe，Urkunden埃及文原文及其他出版品图版，一天只看到Ⅶ. Dyn.［第七王朝］为止。晚间至吴禹铭君处闲谈，至11时半始告辞。

6月30日 星期三

晨起赴校，无意中遇到吴君，与之同赴大学学院，查检Trait de Museographie［《音乐评论》］函告曾君，以其后天即告赴法，拟于过法时购置也。 又查阅Burlington Magazine［柏林顿杂志］中今年发表之叶兹教授著作。


7月

7月1—6日 星期四—二

阅毕Sandford and Arkell，Paleolithic Man and Nile-Fayum Divide［桑福德、阿克尔：《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尼罗河——法尤姆的分界》］（pp.1—73）。继续阅读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抄录Sethe，Urkunden中之二墓志。4日为星期日，至向觉明君处闲谈，汤象龙君亦在座，旋邀之来舍，至傍晚始去。

7月7日 星期三

闻刘廷芳已来英，至中华协会打听住址，据云下午2时半有约来协会，届时前往，匆匆作寒暄语，约明日再聚。

7月8日 星期四

燕京同学会开会，欢迎刘廷芳先生，并欢送返国同学。闻中日军队在芦沟桥宛平起冲突，形势颇严重。

7月9、10日 星期五、六

阅毕Sandford and Arkell，Paleolithic Man and Nile Valley in Upper Egypt and Nubia［桑福德、阿克尔：《上埃及和努比亚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尼罗河河谷》］（pp.1—83）。

7月11日 星期日

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中华协会欢迎刘廷芳、韦卓民诸氏，程尧圣君约我参加，会后与陈凤书、黎名郇二君至北京楼晚膳，遇及张德昌君，大家都有些愤慨。

7月13日 星期二

晚间至钟道铭君处闲谈。钟君本拟昨日启程，由西伯利亚返国，护照都已办好，中日事变发生后，临时中止。

7月14日 星期三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1卷（pp.1—344）。下午至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参观展览会。

7月15—17日 星期四—六

日本出兵华北的消息，此间报纸上已大登特登出来，中日的冲突，似乎不能避免，远居异国的人，一天天焦急地等候故国的消息，不知道这垂危的祖国，说不定什么时候断气，每天看三次报（晨报、午报、晚报），还感觉不满足，晚间还听无线电报告新闻，虽然每天咬着牙关去读死书，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Petrie，History of Egypt［皮特里：《埃及历史》］，仍然不生效力，看得既慢，又看不进去，精神真是苦痛。

7月18日 星期日

向觉明君来谈国事，更谈到留学生问题，都表示不满意。

7月19日 星期一

阅毕Sandford，Paleolithic Man and Nile Valley in Upper and Middle Egypt［桑福德：《上中埃及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尼罗河河谷》］（pp.1—131）。晚间至吴禹铭君处，知已由法、德游罢回来，约之后日午餐。

7月20日 星期二

晚间赴吴君之约，在北京楼聚餐。今日大家看到蒋介石的庐山宣言，都很满意，以为他的话很漂亮，中日的战争或不能免，结果中国的损失，也许非常重大，但是至少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

7月21日 星期三

参观Expedition of Lackish［莱基考察］展览会，还开演电影（三刻钟），表演工作情形，颇有趣味。午餐约吴君夫妇及钟、向诸君在顺东楼聚餐。送吴君登车后，与钟、向二君再往展览会。阅晚报，谓宋哲元已应许日军要求，为之气沮。

7月22日 星期四

阅毕Marett，Man in Making［马雷特：《形成中的人类》］（pp.1—148）。

7月25日 星期日

阅毕皮特里《埃及历史》第2卷（pp.1—342）。此书颇费心血，可作参考书，而不能作为读本，以材料过多，过于枯燥，初学者如读此书，不终卷即欲睡，勉强读完，亦有握捉不住要点之苦，而材料虽极丰富，但小错误未能免，为之订误数处。下午储安平夫妇来谈。

7月26日 星期一

阅报，华北形势又变，日军昨向我军下最终通牒，战事恐不可免。

7月27日 星期二

报载日军于通州城外，残杀我军至四五百人之多，廊房已被占。晚间在顺东楼遇及汤、钟二君，同至汤君处闲谈，以汤君后日将离英赴法也。谈及国事，都很愤慨，但是又想不出办法。闻陈君云，孔祥熙在此间召集驻各国大使商酌外交进行，顾、蒋诸大使均已于今晚抵此，未悉确否。

7月28日 星期三

晨间赴汤象龙君处，约之同赴不列颠博物馆找向觉明君，赴顺东楼替汤君饯行。途中购到午报，谓北平已开火，我军恢复丰台及廊房，大家都非常高兴。晚间阅晚报，谓占领丰台时得飞机300架，虽欣喜出于望外，然颇疑其过于夸张，未必合于事实。

7月29日 星期四

阅报，谓丰台及廊房又失守，宋哲元已离北平，城中由亲日派主持。午报谓我军已退出北平，天津日机轰炸。晚报则天津被难之情形，记载更详，死伤在千数以上；北平则宋哲元、秦德纯率二十九军皆已退出，由亲日派张自忠主持，与日人谈判和约；南京中央政府开紧急会议，不知后事又将如何，痛心之至。

7月30日 星期五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2卷 （pp.1—428）。晚间，刘文腾君来谈。

7月31日 星期六

阅Caton-Thompson，The Desert Fayum［卡顿汤普森：《法尤姆沙漠》］。


8月

8月1日 星期日

阅毕卡顿汤普森《法尤姆沙漠》 （pp.1—160）。

8月2日 星期一

阅John Records，Inside Europe［约翰·雷科兹：《神秘的欧洲》］，写得生动，读之不忍舍手。

8月6日 星期五

这一星期阅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3卷及皮特里《埃及历史》第3卷，终未毕事。阅毕约翰·雷科兹《神秘的欧洲》（pp.1—531）。

8月7日 星期六

阅毕Harrison，From Stone to Steel［哈里森：《从石头到钢铁》］（pp.1—98）。

8月8日 星期日

作卡顿汤普森《法尤姆沙漠》札记。这两三天，气候颇热，国内时局自平津失守后，甚为紧张，中日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危险，晚间此间学生会开会讨论国事。

8月10日 星期二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3卷（pp.1—279）。

8月14日 星期六

这一星期几天，继续阅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4卷200余页，皮特里《埃及历史》第3卷100余页，均未完毕，因为互勘及检查原始史料，极费时间。阅毕Van Buren，Ancient Rome［范布伦：《古代罗马》］（pp.1—184）。

中日战事，昨日起上海剧战，今日报载吾军飞机轰炸日舰，国事已至存亡危急之秋，自己反仍从事于此不急之务，故纸堆中弄生活，殊自惭自恨也，每天看几番报纸、听无线电，亦干着急而已。

8月16日 星期一

阅毕Petrie，Arts and Crafts of Ancient Egypt［皮特里：《古代埃及的工艺美术》］（pp.1—151）。

8月19日 星期四

阅毕皮特里《埃及历史》第3卷（pp.1—390）。晚间学生会开会。前星期日开会，据主席宣称，春间伦敦中华学生会与伦敦中国同学会合并时，根据精诚团结之宗旨，议定不作政治有关之活动，以免由于党派分歧而闹事，故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召集会议；此次上海事件，局面扩大，不得不召集今天开会，通过国难后援会组织细则，因为这会分为四委员会，有人提出前次议定每组仅有委员二人，不能成为委员会，主张改为三人，以合名义。结果通过，也不问事实上是否需要，正实以就名。想起人家说，从前北平筑环城铁路时，工程师以为三面相通即可够用，但当局者以环城铁路，非四面悉筑不可，结果不得不照办。

8月20日 星期五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4卷（pp.1—520）。此书共4册，1571页，便是阅读也够费劲儿了，怪不得编译者费了十年心血，才能编译成功。

8月21、22日 星期六、日

阅毕Marett，Threshold of Religion［马雷特：《宗教的起源》］（pp.1—220）。

8月23—26日 星期一—四

阅毕皮特里《埃及历史》第1卷（pp.1—281）。这三卷913页的书，自然费了作者不少的精力，但是只合于参考之用，文章体裁有类于作者的田野工作报告，太过枯燥；作者的缺点，是主观太重，而细节小端，又时有不正确之弊。这几天费了许多工夫，将埃及的纪年（Chronology）弄得清楚，使自己有一个明白的观念。

8月27、28日 星期五、六

这两天由中华协会发起，请英国内务部派人讲演防空方法，专为中国学生开设，虽以防空为名，实则为防备毒气。至于烈性轰炸，据云私人无法防御，飞机轰炸可透穿15呎三合土，伦敦现下扩充地道车之车道，即为将来防空而作，惟对毒气防御，则如何施用防毒面具，如何布置防毒房室，私人尚无办法。

8月29日 星期日

这几天无事，除了阅报、听无线电外，回家后写习埃及文，国难如此之深，自己反从事于此不急之务，自惭自恨而已。

8月30日 星期一

因为中法教育会延请留欧学生参观巴黎国际会，自己本已打消的游巴黎念头，不禁又忍不住，此后是否有机会往游，很成问题，不如趁这机会一往。今日与陈君同往办理护照一切手续，竟费了一天的工夫，由大使馆到领事馆，签了中国领事署许可证，又到法国领事署，再到英国外交部护照处，办理完竣后回来，已筋疲力尽了。晚间向觉明君来。

8月31日 星期二

往考古研究所，晤及Mr.Starkey［斯塔基先生］及Mr.Myers［迈尔斯先生］，接洽冬季田野工作考察事，结果颇完满，拟以半季在埃及，半季在巴勒斯坦。


9月

9月1日 星期三

上午由伦敦动身，经New Haven［纽黑文］渡海，由Dieppe［迪耶普］上岸，直赴巴黎，已是傍晚，在Place de Sorbonne［索邦神学院广场］的一间小旅馆过宿。

在北平楼晚餐后，与陈君至Ile de la Cit［斯德岛］，沿着塞纳河散步，夜色笼罩着的巴黎圣母院，被新式灯光（Floodlight［探照灯］）一照，像中秋月夜的银色楼阁，另具一番风景。

9月2日 星期四

早起后，几个由英国来的同学，一同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花园去游，在上议院畔喷水池旁闲坐谈天，池畔的花圃绿阴，在明亮的阳光下，充满新鲜的空气。旋至Panthon［先贤祠］，是法国的国葬院，法国名人如Victor Hugo［维克多·雨果］、Alexandre Dumas fils［小仲马］等，都葬在这儿，这里头的壁画，描写法国史上的重要史迹，颇不错。下午迁入大学宿舍。晚间应中法教育会之宴请，在铁塔上晚膳。铁塔高达千呎在此次万国展览会会址之中心，俯观会场夜景，五色灯光与喷水池的水花，交相辉映，为状极美。

9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周游巴黎全市，由大学宿舍出发，经大学区、巴黎圣母院、卢浮宫附近、凯旋门，抵市政府集合，由其中办事人招待。市政厅建筑装饰费达百万镑，富丽堂皇，远胜英国皇宫。下午至万国展览会参观，仅匆匆周游一过，进德国馆一看，即赴Roi George［乔治王］茶会，坐在水馆中临着赛因河，观河中游艇及两岸游人。晚间与几个同学去游巴黎夜市，此间夜生活，其放荡情况，为世所罕见。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万国展览会，参观其中近代科学上各种新发明的展览陈列。下午赴凡尔赛宫。晚间赴Thatre Francais［法兰西剧院］观戏，系Molière［莫里哀］的L'cole des Maris［《丈夫学堂》］，及Musset［缪塞］的Le Chandelin［《卖蜡烛的人》］。惜不懂法语，不能领会其精彩处。

9月5日 星期日

晨间赴凯旋门，向无名英雄墓献花圈，转赴此间学生会之茶聚。下午赴Mogador［摩加多尔］杂耍场，观Varits［杂耍演出］。晚间又赴万国展览会，今晚有烟火及飞机会表演。

9月6日 星期一

晨间赴Le Bouget飞机场，参观场地，出20法郎乘坐飞机一次，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飘然凌空，俯观大地，如由高楼下瞰。仅只十分钟光景，即行下来，颇嫌不过瘾。下午赴大使馆之茶会，顾维钧大使致欢迎辞，李石曾亦在座，拍照相后，吃中国茶点。今晚为止，中法教育会之招待已算完毕，但以巴黎各处多未游览，决再住一星期。

9月7日 星期二

一个人独赴卢浮宫，以整天的工夫，将各陈列室巡视一周，此间以绘画及希腊雕刻为最佳，其次为埃及古物，近东古物则以现正在重行布置，不开放，即埃及古物亦有一部分碑碣类未开放。

9月8日 星期三

与陈君同往凭吊拿破仑墓及军事博物院。一代英雄，埋骨地亦自不凡。博物院有英法联军之役由大沽炮台掳劫来的“神武大将军”铜炮。下午赴展览会参观，在德、俄、英、意各国陈列馆匆匆看了一过。

9月9日 星期四

再赴卢浮宫，专参观埃及古物。

9月10日 星期五

与陈君及另一位由英国来的同学，偕赴Fontainebleau［枫丹白露］，参观皇宫及森林，建筑远不及凡尔赛，但森林幽静，风景殊不恶。归途中小陈忽大发脾气，不欢而散。

9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Chapelle Expiation［赎罪礼拜堂］，为路易十六及其后之埋骨地。至Moncean［莫佐］公园小坐。下午参观Muse Cernuschi［赛努齐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物颇多，附近之Rue de Courcelles No.48［库基利斯大街48号］，即卢吴古玩公司，建筑半带中国式，为状极丑恶。此辈以盗卖古物为业者，本难望其有美术眼光。晚餐时，遇及慕（？）其泰君，谓朱庆永君已来巴黎，遂偕汤象龙君往访，未遇。

9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与汤君往访朱庆永君，闲谈一会儿，约定晚间在Cit Universit［大学城］会面。遂赴Muse Cluny［克吕尼博物馆］，有一部分以正在重行布置，未能全部开放。李季在《我的生平》中提及的中世纪武士出征时为闺人所预备的阴户锁，未曾看到。午后赴Muse Guimet［吉梅博物馆］，陈列远东古物，伯希和在吾国西北所得之佛教遗物亦陈列其间。晚间在汤象龙君处与朱庆永君会面，闲谈了一会。据朱君云，国内情形，近来比前数年为佳。这几天的报纸，登载吾军在沪尚能支持，不知将来如何？

9月13日 星期一

晨间赴巴黎圣母院，参观宝库中所藏列代帝王贡献于神的珍宝，又登圣母院钟楼之顶，俯瞰全城。旋赴朱君处闲谈，与汤君三人一同至上海楼午餐。下午在塞纳河畔旧书摊翻书。旋至Concert Royal［皇家音乐厅］观Revue［（有小型歌舞的）时事讽刺剧］。晚间赴Opra［歌剧院］，观歌剧L'Ailgan，此为国立戏院，建筑极富丽，不下于皇宫，歌剧亦极佳，为平生所罕见。

9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朱君处，约定明日同赴伦敦。今晨报纸登载上海吾军退守新阵地，汤君来，极为悲愤。北京楼午餐。下午至卢浮宫及国立图书馆参观，买了一大批画片。晚间至沈乃璋处闲谈。沈君自谓：来法一年，仅购12法郎之《心理学》，系其老师之著作撮要，不能不买也；由国内买来一大批上海一折书，都是新小说及笔记，以预备上床后睡不着时翻阅，邮费比书价还昂。又谓：国内各大学教授休假来欧经法时，多托人介绍到沈君处，请其引路。张忠绂教授见面后，即笑着说：“老沈！咱们是朋友，用不着装腔！请你领我去逛逛巴黎希奇古怪的玩意儿去！”

李济之先生来巴黎，由沈君导游观□戏花了100法郎，当时风湿病未愈，扶着拐杖上楼，沈君打趣说，再花100个法郎，叫四个赤裸裸的妙龄女郎扶着上楼，巴黎只要花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到。在沈君处，遇及金××君，系在德攻人类学者。据云，初来德时，跟一德人学德语，这德人的女公子，教他学跳舞，不久便与金君结婚。又云，一留法得博士的某君到德国来，听说这德女教习德文，遂登门求教，不到数句话，便说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咱们干了一下子再说，表示吊膀子之意，被金太太碰钉子，还要勉强推开抽屉，翻到金君照片，说他干得，我怎么干不得？沈君凑上说，假使我是那位先生，那么翻到这照片时，便要跪下求饶，说原来是老金！

9月15日 星期三

首途返英，经英伦海峡，由Dieppe［迪耶普］过渡，风浪极大，忍不住便呕吐了。傍晚抵伦敦，为朱君找定旅馆，邀之至北京楼吃中国饭。

9月16日 星期四

至朱君处，偕往代为取出行李。下午偕之找寻房子，至李泰华君处一坐，旋与朱君至自己的寓所中闲谈。晚餐后至向觉明君处闲谈，闻黄秋岳［濬］因作汉奸被正法，其妹安礼，在此间大使馆作三等秘书，不欲被召回国，在英失踪。

9月17日 星期五

替朱君找好房子，帮之搬场。下午偕往参观旧书铺，至电影场少坐。晚间在其寓所闲谈，得闻及赵××太太偷汉趣史，在巴黎时闻沈君云赵教授看不起吴××，说一个人管不住太太，算不了男子汉，想不到自己在国外时，他的太太与萧×教授太太的侄儿，一个考不上清华在亲戚家中补习的中学毕业生，勾结上了，赵回来知道了，登报离婚，清华各教授太太同盟请愿，后来又登报恢复夫妇关系。朱君又谈起张××与燕大黄××太太的事，燕大教务会议有人提出，谓黄教授为校事远赴美捐款，校中应保护其太太，可是又没有办法。

9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下午至Dickens House［狄更斯故居］参观。华北战事自马厂失守后，日寇更由平汉路南侵，拟包围涿州驻军，战事愈趋剧烈，此间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缨，复电：“电悉，同学毕业者可促其早返，余仍以劝其完成学业为是。”

9月19、20日 星期日、一

在法国期间，阅毕Tizac，L'art Chinois classique［蒂扎克：《中国古代艺术》］（pp.1—354）。这两天阅毕Penniman：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彭尼曼：《人类学一百年》］（pp.1—354）。后者颇佳，较Haddon［哈登］的书为详细，持论亦谨慎。前者则以蒂扎克不懂汉文之人，侈谈中国艺术，徒显其陋而已。

9月21—23日 星期二—四

阅毕Erman，Handbook of Egyptian Religion［埃尔曼：《埃及宗教手册》］（pp.1—255）。日寇昨日大规模轰炸南京，今日又轰炸广州，广州一地死亡达千人，国难至此，愤恨无极。

9月24、25日 星期五、六

阅毕Davis and Magoffin，Romance of Archaeology［戴维斯等：《考古学的故事》］（pp.1—324）。此书似过于平淡散漫，远不及Casson，Progress of Archaeology［卡森：《考古学的进展》］，叙事虽尚浅显，但必须搔着痒处，将重要事实及全书线索，在不知不觉中陈列于读者之前。

9月26日 星期日

下午至朱庆永君处闲谈。闻朱君云，在南开时与戴幼和君颇相熟，戴君曾向之诉说家庭间不得意之事，及观《茶花女》剧而流泪。旋偕朱君同赴中华协会，听张彭春氏讲演平津事变以来目睹情况，闻之令人深愤地方军阀之误国及日人之残虐。王景春氏作主席，致介绍辞时，谓殷逆汝耕有逃至北平为日寇所不满而被杀之传闻。

9月27日 星期一

阅毕Thomas Gann，Mexico，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Conquest［托马斯·甘恩：《墨西哥——从最早时期到征服》］（pp.1—119）。

下午观电影Fire over England［《英格兰大火》］。

9月28日 星期二

阅毕Bulletin Archaelogique du Muse Guimet，Fas.Ⅰ［《吉梅博物馆考古学刊》第一期］关于Chavannes［沙畹］及Segalen［色伽兰］之小传，及二人在中国调查古迹之成绩（pp.1—72），嫌太简略。

9月29日 星期三

阅Breasted，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布雷斯特德：《古代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pp.1—370）。

9月30日 星期四

阅毕Darwin，The Descent of Man （Part Ⅰ and the Last Chapter of Part Ⅲ，Thinker's Library Edition）［达尔文：《人类的遗传》（第1部分及第3部分的最后一章），思想家图书馆出版］（pp.1—244）。晚间参加当地之中国后援会，讲演者有张彭春、杨虎城、Laski［拉斯基］、Lody Hosie［霍西女士］及顾维钧女公子，当场募捐，得100余镑。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阅毕布雷斯特德《古代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pp.1—370）。此书所涉及之范围虽不及埃尔曼《埃及宗教手册》之广，但全书线索极为清楚，叙述埃及宗教思想之发展，明暸动人。关于Pyramid Texts［金字塔铭文］一部分，尤多新发现。

10月2、3日 星期六、日

这两天阅Breasted，Dawn of Conscience［布雷斯特德：《道德的开端》］。此书除最末二章外，与氏之《古代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无多大变动，不过删去注解，以求通俗化而已。自己一时买不到后者，遂将此书添加注脚，即可当后者使用。这一星期中，右腿骨酸痛，不知什么病又要光临了，心中为之悚惧，明天校中开学，希望病魔不要又来找麻烦。晚间写信。

10月4日 星期一

今日校中开学，办理注册手续。阅毕布雷斯特德《道德的开端》（pp.1—420）。

10月5日 星期二

预备Late Egyptian Texts［《新埃及文教科书》］中之Blinding of Truth［《真理被遮蔽》］。晚间至Albert Hall［艾伯特厅］开会。

10月6日 星期三

至Harrods［哈罗德商店］购买Mudie's Library［米迪图书馆］之书，其中Huxley，Man's Place in Nature［赫胥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为初印版，只花1先令。

10月7日 星期四

阅毕Petrie，Religion and Conscience in Ancient Egypt［皮特里：《古代埃及的宗教与道德》］（pp.1—179）。

10月8日 星期五

抄录Pyramid Texts［金字塔铭文］有Erman［埃尔曼］译文的几段。

10月9日 星期六

阅Sollas，Ancient Hunters［索拉斯：《古代猎人》］。下午赴Geology Museum［地质博物馆］参观。旋赴叶兹教授处，应其函约，氏正从事于T. L. V.镜之考证，以为出于日晷，但对于中日文书皆不能阅读，要我帮忙。

10月10日 星期日

今日是双十节，华北形势日非，令人焦急。下午赴Trafalgar Square［特拉法尔加广场］之左派召集之大会，对华表示同情，到者达2000余人。

10月14日 星期四

自从6月25日接到家信，到今日已近三月半了，毫无消息。前星期六叶兹教授还问我接到家信否？家中未曾波及否？我只好苦笑着脸回答不知道。今日居然接到家信了，信是8月23日发的，足足经了56天才寄到，平时不过两星期而已，知道家中尚平安，惟散居乡间，不敢居城中，惧遭轰炸。

10月16日 星期六

晚间应格兰维尔教授之邀，赴其家晚膳。

10月17日 星期日

与陈君往Highgate Cemetery［海格特公墓］，瞻吊Karl Marx［卡尔·马克思］之墓。墓地中冢垒过多，找了半天还找不到，后来请人引导，才找到这一代伟人的素朴的小墓。遇及黎名郇君。

阅毕索拉斯《古代猎人》（pp．1—668）。

10月18日 星期一

阅毕Frankfort，Archaeology and Sumerians Problem［弗兰克福特：《考古学与苏美尔人问题》］（pp.1—72）。虽属短篇小册，内容极为精粹。

10月19日 星期二

阅毕Woolley，Development of Sumerians Art［吴雷：《苏美尔人艺术的发展》］（pp.1—134）。此书插图颇佳，文笔亦流畅，惟立论不及弗兰克福特之博而精。

10月20日 星期三

晚间往听Gooch［古奇］讲演国际问题，向觉明君亦在座，谈及前星期叶兹教授邀约事，向提起叶兹曾约蔡极君帮忙，蔡君索报酬每小时5先令至10先令，氏遂搁议，嫌索价太昂也。

10月23日 星期六

阅毕赫胥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pp.1—159）。在不列颠博物馆遇及向觉明君及王重民夫妇。

10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宁嘉风君来谈。旋赴Price［普赖斯］家中，系前天（22日）晚West and East Society［西方和东方社团］会中遇及，约我今天到他家中去。用茶后，邀我到他的教堂去，一同作祈祷。

10月26日 星期二

阅毕Maspero，Studies in Egyptian Art［马伯乐：《埃及艺术研究》］（pp.1—216）。阅晚报知，吾军已退出闸北江湾，支持二月之久，血战不为不烈，终以军器不及日寇之精锐，不能不退，殊可叹息，惟有继续抗敌，以求无负祖先辛勤所创产业，民族存亡，间不容发，自恨置身海外，不能有所尽职于祖国，自惭自恨！

10月27日 星期三

阅毕Capart，Lectures on Egyptian Art［卡帕特：《关于埃及艺术的讲演》］（pp.1—290）。

10月31日 星期日

阅毕A.A. Annabell，Egyptian History and Art［安纳贝尔：《埃及的历史和艺术》］（pp.1—173）。

这一学期的功课是：星期一及星期四，近东上古史；星期一，埃及宗教史；星期三，德文；星期五，埃及考古学、埃及文读本。本学期起读Late Egyptian Text［新埃及文铭文］，已读完Blinding of Truth［《真理被遮蔽》］，现读Contest of Osiris and Seth［《奥赛里斯与塞特的争斗》］。


11月

11月2日 星期二

阅毕M.A.Murry，Egyptian Sculpture［M.A.默里：《埃及的雕塑》］（pp.1—185）。

11月4日 星期四

阅毕Hocart的Progress of Man［《人类的发展》］（pp.1—300）。

11月5日 星期五

这几天预备写Art of Middle Kingdom［《中王国时代的艺术》］，看了几本关于Egyptian Art［埃及艺术］的书，除了参考以前念过的几本书外，又看了E.D.Ross（ed.）［罗斯编］的The Art of Egyptian through the Ages［《埃及的古往今来的艺术》］（pp.1—54，Coptic Period［科普特时期］以下未阅），及Phaidon［费唐］的The Art of 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的艺术》］（pp.1—22）。今天念到Late Egyptian Stories［《新埃及文故事》］中Horus and Seth［《荷鲁斯与塞特》］，他们喝惯了牛奶的毛子看不惯。我拿中国“乳臭小儿”一语来解释，伽丁纳尔教授很高兴，叫我写下来，交给JEA［《埃及考古学杂志》］去登载。

今天是Fawkes Day［盖·福克斯节，编者注：又名烟火节，11月5日焚人像并燃放焰火之夜］，晚间爆竹声声，仿佛故乡过年。乡愁隐上心头，际此国难，故国更不堪回首。

11月7日 星期日

写了一封家信。整理这一年来所收到的信件，依日期编排好，留作将来之纪念也。

11月8日 星期一

阅报知太原失守，上海方面以乍浦日军登岸而撤退，不知战局将有何变化。

11月11日 星期四

阅毕Maspero，Art in Egypt［马伯乐：《埃及的艺术》］（pp.1—302）下午赴Royal Central Asian Seciety［皇家中亚学会］听斯坦因之波斯考古经过，氏以75龄，白发如银丝，仍能横渡大漠，身材短小，而精神何矍铄。

11月13日 星期六

写完了Art in Middle Kingdom［中王国时代的艺术］，交上完卷。这两三天来，胃病忽转剧，前天晚上，几乎终夜反侧不安，勉强集中精神读书，精神上殊感痛苦，百事无成，惟此身已成残废，恨何可言！

11月14日 星期日

朱庆永兄来作长谈，下午4时许始去。

11月17日 星期三

赴National Book Fair［国家图书博览会］，听Hogben［霍格本］的讲演，氏即Mathematics for Million［《百万数学》］之作者。

11月19日 星期五

阅毕King，History of Sumer and Akkad［金：《苏美尔与阿卡德的历史》］（pp.1—338）。此书系1910年出版，这二十余年来之新发现，都没有收入，其中仅关于King of Lagash［拉格什编者注：苏美尔的重要城邦。］一部分可用，无大变动。其他部分须阅Sidney Smith's Early History of Assyria［西德尼·史密斯：《亚述的早期历史》］中关于Sumerian［苏美尔人］及Lloyd's Mesopotamian［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以补充之。

11月24日 星期三

阅毕King's History of Babylon［金：《巴比伦的历史》］（pp.1—315）。两星期来胃病增剧，今天忍不住，又去请教医生。万事无成，而此身已毁，思之自恨。

11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收到家信，系上月25日发，经一月抵伦敦，比前次须50天，已算快得多。信中尚未提及沪滨退师事。今日晨报，已登载无锡失守。战事万变，不知下月此日，又将变化作何光景。反首来望，忧心如焚也。

11月28日 星期日

阅毕西德尼·史密斯《亚述的早期历史》（pp.1—400）。

11月29日 星期一

今日胃病稍痊，精神稍佳，有兴致去预定到埃及去的船舱，计算来回旅费，约合30镑。公费每月减为21镑，返国旅费减半，不知道将来能否维持，待田野工作完毕后再行决定。

11月30日 星期二

阅毕Chester Beatty，Papyrus I［切斯特·贝蒂：《纸草文稿》之一］关于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预备埃及文读本原文）。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三

与朱庆永君约好往访向觉明君，闻其不日将离英。在中华协会遇及，同赴顺东楼晚膳。

12月4日 星期六

写毕The Ⅱnd Intermediate Period of Egypt［埃及第二中间期］。

12月5日 星期日

晚间与朱庆永君为向觉明君饯行，日寇已抵南京城了，谈起国事，都有点愤慨。又闲谈国内史学界情形，向云顾颉刚近年来颇从事政治活动，在学界方面亦暗中养成自己势力，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谓其人阴险，在厦大时，鲁迅即受其排挤（《两地书》中之“朱山根”，闻即指顾）；在广大时，又排挤傅斯年。又中研院史语所作倭寇考证之某君，所方退职后，以在所中所作之书，改由燕大出版专刊，顾在后主持，不理傅氏之反对。北大辞退蒙文通氏，隔日顾氏即为之介绍天津女子学院。又提及北平各大学合组史学会，无结果而散，洪煨莲推向君出面，谓君目前虽无大名，然组织较易，不会受忌，向君笑辞之。

12月8日 星期三

向觉明君约在顺东楼便饭，邀王维城君晚餐也，朱庆永君亦在座，闲谈至10时半始散，向君后日即赴法国。

12月13日 星期一

前一星期作温习，今日考Middle Egyptian［中埃及文］及Late Egyptian［新埃及文］。

12月14日 星期二

阅General History of Near East［《近东通史》］，及History of Egypt［《埃及历史》］。

12月15日 星期三

写作Religion and Social Life …… Art and Technology［宗教与社会生活？艺术与技术］。上午10时至1时，下午2时半至5时半，一连三天，每天写6小时，今天总算完事。晚间至朱庆永君处闲谈，宁嘉风亦在座，借其手箧旅行。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抄Kahun Papyrus［卡洪纸草］及Famine Stele［饥荒碑］。下午至Thomas Cook［托马斯库克编者注：轮船公司。］，将托办之车船票及护照领回，又至使馆嘱转交件。

12月17日 星期五

明天便要动身赴埃及参加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的发掘，未免精神上有点兴奋，早晨到校中去接受工作纲目。到校后第一件事，每日的照常工作，阅报半小时，南京城已陷，蒋主席广播［讲话］继续抵抗；北平傀儡政府出现，英美两国海军受炸，向日寇提严重抗议。晨间向陈君谈及，不知道四个月后，国事又变化到什么地步。

到系中办公室，格兰维尔教授交下介绍见Drioton［德里奥东］讨免费票的信，介绍 Brunton［布伦顿］及Emery［埃默里］的名片，又备一证明书，以便临时要见何人时，可以拿出来用。又交来 Turin Museum［都灵博物馆］主任Prof. Farina［法里纳教授］学生的信。到埃及后在 Cairo［开罗］停一天，遇见德里奥东和布伦顿后，乘晚车出 Luxor［卢克索］，将来可至Aswan［阿斯旺］、Edfu［伊德富］、Abydos［阿拜多斯］、Saqqaraq［塞加拉］参观，此事可与Mr. Myers［迈尔斯先生］将来再酌定。返开罗后，住上一个月左右，除Dynastic Antiquities［王朝时期古物］的博物院外，其余如 Coptic［科普特］及Mohammedan Antiquities［伊斯兰教古物］的博物院亦可以去看。到Palestine［巴勒斯坦］后，赶着春假后到校上课。

为着打听在开罗的Pension［膳宿旅馆］，等候Miss Lagnado［拉格纳多小姐］，等到下午3时许，由Miss Mcsherry［麦克谢里小姐］打电话去，才打听得地址。返家时，途经Camden Town［坎登镇］，再买些零用的东西，晨间听Miss Drown［德朗小姐］说，多预备几双袜子。

返家后，继续昨晚的整理行装工作，真是麻烦，幸得在朱庆永君处借得一小号箱子，装了两个小箱子。洗澡后安身睡觉，近两星期来胃病较佳，深自庆幸。

12月18日 星期六

晨餐后，与房东告别，偕陈君赴车站。火车系10时5分开行，由车窗中摇手与陈君告别。车到New Haven［纽黑文］过海峡至Dieppe［迪耶普］，风浪很平静。除了暑假由法返英那一次风浪摇簸得我呕吐，其余几次颇为平静。离开了浓雾蔽天的伦敦，阳光中沙鸥映着白云飞舞，自己虽然怕晕船，到底是海乡出来的人，见着如鱼鳞般的波纹，有点心喜。

由巴黎的St-Lazare车站到Lyons车站，乘公共汽车，看见Louvre［卢浮］宫，对过百货商店灯火辉煌，霓虹灯映出卢浮大字，忽然记起向觉明君来，据说他住的寓所在此附近，在车站候车有暇，便写封本埠信给他。车中同间的是一位意大利老头子，他不会说英语，但能说法语，我自己法文的会话本领太差劲，没有法子长谈，只得低头看书Baedeker Egypt［巴达科：《埃及》］的Introduction［《导言》］（pp.I—CX）。

晚间坐着睡觉，令人想起从前乘津浦路三等车时的光景，万里孤身，与从前常有友人作伴，苦乐有天壤之隔，幸得自己是饱经风尘，心肠已硬，否则必要掉下眼泪来。

12月19日 星期日

晨间火车由法经过边境至意Bardonechia［巴多内基亚］验护照、行李，一阵麻烦过去后安坐下来瞧窗外冷雪满天的风景，此间山并不高，近地面处的雪多已融化，只是山巅上还盖着雪，反衬出蔚蓝无云的天空阳光充足，使人心舒。中午抵 Turin［都灵］，下车，由客栈接客至Via Arsenale No.34的 Albergo Regina，每天房金10 Lire［里拉］。

写了一封家信，便到外面马路上跑。旅馆所在的Via Arsenale，是大街Corso Vittoria Emmanuel Ⅱ的横贯支路。都灵是意大利未统一以前的首都，人口58万，最热闹的两条街是Corso Vittoria Emmanuel Ⅱ和Via Roma，二者相交成丁字形，Via Roma一端是火车站，有小公园、喷水池，另一端便是故宫（Reale Palazzo）。沿着大街过桥到Monte Capuncini，可以看见全城的大概。雪后尚未全行融消，天气颇寒，但阳光充分，有点像故乡冬季的天气，这小山便像故乡环城的小山，波河的水绕着城市的一边，下山后至公园中，雪地上积雪未扫，树枝仍挂着雪，只少了茅亭梅亭，否则便是一幅中国山水画。故宫及其旁之 Madada宫，星期日［休息］未能进去看。此城大街两旁，店屋的前面是走廊，与威尼斯相同，有几个市场陈列着杂货。晚间跑得累倦了才回来，补记连日的日记。

12月20日 星期一

晨间拿着介绍信去见Reale Museo d' Antichita［雷亚莱古物博物馆］的主任Prof. Farina［法里纳教授］，一位长着胡子短矮的教授，年龄大约50岁。他不懂英文，我的法文也太差劲，不能会话，他问我“Parlez vous Francais”［你会讲法语吗］？我只好答“Je ne peus pas”［我不会］。他将我交给他的助手，那位助手的英文比我的法文更差，我们便勉强地用英文和法文问答，加以铅笔写在纸上，巡回观览埃及古物……

1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在都灵城逛马路，中午动身，晚间8时半抵Venice［威尼斯］。车中无事，阅巴达科：《埃及》，将绪论阅毕，中间各地详细描述，只随便翻阅数处，将来在船中再阅。同车的都是意大利人，自己不会说意语，殊为苦恼。太阳未下山以前，还可以依窗眺望风景，一到晚间，窗外黑沉沉，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便放下窗帘，静坐看书。车到威尼斯，下车找到Hotel Universo［世界旅馆］，此间生活费较都灵为贵，将行李交与脚夫，提到旅馆后，已是9时许洗脸后，即坐公共汽船赴St.Marco［圣马可广场］，残冬时候的威尼斯，颇为寒冷，外地来游的客人，可算绝迹了。沿着运河的两岸，灯影依稀，行人冷落，数只Gondolas［刚杜拉编者注：威尼斯的狭长平底游船。］，停在河畔散闲着。到了圣马可广场，仍旧是静悄悄地阒无人声，如果舟子不提醒我，我还以为尚未抵广场呢！上岸后，街道中行人甚稀，咖啡馆中坐着寥寥几个座客，紧闭着门，深恐寒气穿进去。今夜连月亮也没有，只有几家灯光与河水交映，风景甚是惨淡，自己独步广场一周，回忆前年过此地，朋侪星聚，夏夜赁艇游河，瑟歌遍地，灯光辉煌，未免有好梦易醒之感，心中为之萧然，即返旅舍休息。

12月22日 星期三

在威尼斯，上午到船局去换票，在广场附近的Panly玻璃厂看做玻璃器，颇为有趣。返旅社后，将房饭费算清楚，将行李运到船中，船系Adriatica［亚得里亚］轮船公司之Priro Fascari号轮，远不及Lloyd Trieste轮船公司之远东邮船之佳。船系晚间8时始开行，下午在岸上闲逛，随便乱跑，不管名胜。威尼斯系属水乡，沿运河两岸，风景优越，但是静偏之区，贫民所居便没有什么诗意了。河水小桥，两岸人家，窗外挑出刚浣洗过的旧衣服，运载杂物的小船，来往不绝。我忽然想起故乡来，故乡小南门一带的景物，便与此相似，思乡的念头又起。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陈凤书，托其代为转信，一给房东，一给导师，为贺年片。自己孤身万里，在船中过圣诞节，但是不能不替别人凑热闹，说一声“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祝圣诞节和新年快乐］”。

看到星期一的法文报纸，谓青岛方面，我军将日人工厂，一概焚毁，以示抗日之决心。又首恶土肥原，有在平汉路被击毙之消息。国难方殷，祸患未已，不知道这两天又有什么变化，自己不会看意大利文，法国报纸一时不能到此间，无可奈何，惟东向默祝故国平安。

12月23日 星期四

舟中一天无事，阅Baikie，Egyptian Antiquties of the Nile Valley［贝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迹》］，不能进食，夜中船停Bari［巴里］。船停下来起货，机器的达达声，起货机的声，加上水浪声，催得我呕吐了。十年来到处漂泊，客旅的生涯也过惯了，但是每逢病中或船中晕船的时候，睁眼睡在床上，肉体与精神都十分苦痛，便想起了家乡，自问何苦自找苦吃，在家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岂不是够好；但是一到岸上，身体上不觉如何苦痛，雄心不已，便又忘记刚受过的苦痛。

12月24日 星期五

早餐未能进食，中午舟抵Brindisi［布林迪斯］，是意大利东南沿海的城市。在船中住得厌了，上岸散步，喝瓶汽水，买一份Daily Telegraph［《每日电讯》］看，3 Lire［里拉］一份，比英国贵6倍，又买了两张风景片。返船后，仍阅贝基的书。晚间又呕吐，胃病似乎又发，卧着辗转反侧，总觉得不舒服，吐后稍佳，慢慢地睡着了。我真替自己的身体发愁，下半生的事业依靠一副强健的体格，如果像现下的状态，只好躲在家中养病，什么事业都不能干，想起来未免有点心寒！

12月25日 星期六

午间船抵希腊Piraeus［比雷埃夫斯］。进海峡后，两岸青山，颇有瓯江沿岸的风味。船过Corinth Canal［科林斯运河］，系人工开凿的运河，两岸壁立，中间仅容一船可以通过。船抵比雷埃夫斯，仅停两小时，不能上岸参观。这是雅典城的海口，欧洲文化发源地的雅典离此甚近，举目瞩顾，虽不能望及，不觉神往矣。

12月26日 星期日

船行爱琴海中，岛屿罗列，有点像瓯江口的风景。早餐后，赴甲板上散步，四围青山在晓光之中，分外动人。下午抵Rhodes［罗得岛］，上岸至Pte.St.Nicola［圣尼古拉门］，坐至海岸旁，观潮水冲击沙滩，化为白浪。十余年前游普陀千步沙的光景，忽涌上记忆中来。在海岸旁的铺子中买了几张风景片，由城门进城，今天是星期日，店铺多关门，市街中的陈设及戴着红毡帽的行人，东方回教国的风度很显著。返舱后，仍阅贝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迹》。傍晚再登甲板，在暮色苍茫中，眺望罗得市，城垣蜿蜒，灯火明灭，城垣后的回教教堂的圆顶及尖塔，陪衬着晚霞，风景颇为不恶。船停在Porte de Mercantile［梅尔坎蒂尔门］，附近多帆船沙艇，暮色中只看见白色的沙帆。旅途能欣赏大自然的佳景，亦一乐事也，怪不得谢灵运、柳子厚谪居后，致力于描写山水的诗文。

12月27日 星期一

本来预定今天下午4时可抵Alexandria［亚历山大］，但船行过缓，要到明晨始能抵目的地。阅贝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迹》，仅余四分之一（阅至pp.650）。船经过处，岛屿渐稀，四望皆为汪洋。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航海的经过，那是十多年以前，在十中参加普陀旅行团，当时曾有游记（在作文簿中，为谷起选君所借去，不知尚在人间否？将来总要设法索回），在海中的那一段，标题是“茫茫何处是家乡”，想不到十年来四海飘零，家乡万里，普陀算不得那么一会事。晚间又是呕吐。

12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8时许，舟抵亚历山大，由码头至火车站，被车夫敲去40 Piastre［皮亚斯特 编者注：埃及辅币］。东方民族的没出息，与上海码头野鸡相似，颇为东方民族悲观。数日未阅报，今日购到此间的英文报，知南京及济南相继陷落，国难日殷，前途不知如何，懔然生畏，但为国家之生存计，惟有抵抗到底耳。

午间抵Cairo［开罗］，旅馆接客蜂集，自己晚上即登车，将行李存在车站，即进城午膳。赴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古物局］，办公时间系10时至2时，已关门。至Cairo Museum［开罗博物院］，晤及Guy Brunton［盖伊·布伦顿］，托他代索券子，交邮寄来。开罗博物院系4时关门，匆匆周览，美不胜收，将来当仔细欣赏。赴旅游中心，取Mr.Myers［迈尔斯先生］的信，他的Instruction［交代］是：“Dear Sir，Please be across the river bank at 9：00 AM，and you will be fetched from the river bank in a ford.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先生，请在上午9时越过河岸，有人在浅滩接你，带你出河岸。盼面晤。］”去找Miss Julia Lagnado［朱莉娅·拉格纳多小姐］所介绍的公寓，据云已客满，无法安置。晚间在马路上闲跑，此间人士以游历者过多，养成讨Baksheesh［小费］的坏习惯，连问路也要讨小费。晚间8时登车赴Luxor［卢克索］。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9时许抵卢克索，火车误点二小时。一到车站，旅馆接客等又来麻烦，完全不理会他们，自己赁一马车，赴轮渡处。车经Luxor Temple［卢克索神庙］附近，此庙颇为伟观。渡河抵西岸，迈尔斯先生已在那儿等候，他进城购物后又过河。在街市中一游，甚为龌龊。午间返工作站，Dr.Winkler［温克勒博士］亦同行。氏在此间附近沙漠中找Rock Drawings［岩画］。此间工作站，系Sir 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出资所建，尚佳。旅程告一段落。

12月30日 星期四

现下无发掘工作。上午随Mr.M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在工作站之东测量，用平板仪测量，以木竿为标杆，上置一铅板漏斗，日光返映，在望远镜中观之，尚属明了。下午至Kom el Abd，系上季所发掘，乃Amenhotep Ⅲ［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庙，墙系泥砖，有象形文字印字，印于砖上，后为Coptic［科普特］时期乡民所居。

晚餐后，坐在餐室中闲谈。迈尔斯先生大骂埃及人民，说恨不得将Aswan［阿斯旺］堤溃决，将其人民悉行溺毙。谓其人民贪而懒，欧化之结果，为采取欧俗之皮毛，放弃本国固有之美德，而保存其坏俗，如小费之类。首都政府机关，10时起办公，一到办公室，喝咖啡，阅报纸，弄得11时始正式办公，到了1时余，便算完毕。民主政治，政党利用学生，如能代为出力，总可得学位而毕业。我听过后，未免为埃及人民难过，转想到吾国的情形，幸得没有开放外国人进来挖古，否则一定免不得遭骂；传教士与商人的侮骂我国，已是够受，希望不要再添上外国考古学家。

12月31日 星期五

在工作站中，绘画一石像，像系去年在Armant Temple［阿尔曼特神庙］所掘得，碎成百余片，灌Wax［蜡］后，围以石膏，始运回站。花了一天的工夫，画成铅笔轮廓。晚间赴阿尔曼特神庙，月夜经沙漠，另有一番风味。

晚餐时，迈尔斯先生又谈及埃及人民之虚伪贪婪，谓法律规定女子未满16岁不准结婚，事实上，未有女子不是未满16岁即结婚，医生证明只要2元，医生受贿，即可为之出证明书。人民说谎成性，盖久为他族之殖民地，异族之榨取无所不至，不能不以说谎为护身符也。昨晚，温克勒博士在此间，迈尔斯先生谓工人一组，以误事退罢不用，但有两三人工作成绩尚佳，拟加留用，同罪异罚，似为不公，虽不能尽行公平（Justice），但外表上必须装公平。温克勒博士即谓，吾人不能以吾人之道德标准，对待此间人民。又谓，此间政府规定13岁以下儿童，不得雇用劳作，乃沐猴而冠；欧洲国家，学龄儿童受教育期中，有教育可受，学校可入，若此间儿童，如不雇用，闲散无事，或为家庭作杂事放牛，或在龌龊之街市嬉游，反远不及为发掘团所雇用，尚得受智识及品行之训练（加工资之标准，其一为清洁）。我虽不插进说话，但是心中很不以为然，总觉得帝国主义的气焰太高。

晚间我要求他派定我的工作，他说现下这几天拟将新发掘之地测量，谓其地距工作站乘汽车须一刻多钟，问我能不能开汽车？我说不能；又问懂阿拉伯语吗？以便指挥工人，我又答不能。看他的意思，有点为难。此间工作，本为2月10日停工，但是我决定早些离开。据云罗伯特·蒙特爵士下星期也许来视察，发掘工作进程由他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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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星期六

年节对于我本来没有什么差别，还不是与平时一样的工作。不过今年的过年，更为奇特，在这沙漠荒郊，已经完全忘了岁月，直到人家向我说“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我才蓦地记起这是新年。但是仍旧俯首工作，将昨日所留下来的那幅图绘毕，又绘另一石像，背面有题刻，用Paraffin Wax［石蜡］灌注，使之坚实。晚间帮Mr. Manavian［马纳维安先生］绘像，因为他不懂埃及文，题刻磨损不清楚，须懂其文理，始能增补。

1月8日 星期六

……下午进城，看医生（牙龈病）。乘机参观卢克索神庙，以前庭四壁之Amenhotep Ⅲ［阿蒙霍特普三世］时代之Relief［浮雕］及Birth Room［产房］为最佳。晚间回来，芝加哥之家Healey［希利］兄妹来工作站，系迈尔斯先生的朋友，过宿此间……

1月9日 星期日

……希利兄妹晚间始去，他们谈天的本领很不差，迈尔斯先生谈锋亦健，自己好像哑巴一样坐在旁边陪着，听他们高谈阔论……

1月10日 星期一

助迈尔斯先生整理陶片……盖石子数字，易遭路人扰乱，有石子数目，可以立即知原来数目。各重要surveying points［测量点］，曾埋煤油铅桶，盛以水门汀，去年散工后，村人以为埋有宝物，悉加掘起，愚贪之状，可恨亦复可笑也。

麦克唐纳先生，今晚谈及Winlock在Deir el-Bahari［戴尔巴哈里］发掘而无正式报告，甚加攻击。关于工作站之工作，亦谓人事之应付远过于考古学方面之工作，此亦各发掘团之常态也。

1月11日 星期二

继续着昨天的工作，将地点17整理完毕。关于撒哈拉遗址，现下已试探26个地点，号码为AR.2300。

据迈尔斯先生云，此工作站之建筑费达300镑，家具陈设尚不在内。各团员寝室，床一，桌一，椅一，衣柜一，洗面盆架一。我所住之寝室，面积2.8m×3.6m，在主任室之旁。桌上的陈设是洋灯一、水瓶一、茶杯一、镜子一，并有一驱逐蚊蝇的喷筒（Shell Tox）。面盆旁放着肥皂和面巾，墙上衣架一。此为公家所供设，自己添上漱口杯、牙膏、牙刷，及两本书、几件衣服，便是全部的设备了。

1月12日 星期三

……下午Inspectector of Antiquities of Upper Egypt［上埃及古物古迹检察官］Mr.Makramallah来，两三小时即去。

1月13日 星期四

……下月初，迈尔斯先生将以两个月之工夫，在哈里杰与阿尔曼特间之沙漠中寻求遗址，以探撒哈拉文化经过之路线。

据迈尔斯先生云，此间愚民，不知欧人考古之意义，以为挖宝，碑志之类含有金银，可有法采取，曾有人击碎石碑以验之，虽不得金，仍以为未得其法而已。

1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收到家信，是12月7日发的，知家中平安，甚慰。阅报谓Starkey［斯塔基］被暗杀，Palestine［巴勒斯坦］极不平安，不知发掘团能继续否，我预备仍行前往参加，生死置之度外。今日往Baqaria附近之撒哈拉遗址监工，顺便至布丘姆及Baqaria参观遗址，半为沙土重行遮盖，开始发掘时之探沟，1米宽，相距1米，尚一一可见也。

迈尔斯先生云，每年为同行死丧仪及纪念，所费达15镑，与Insurance Tax［保险费］（20镑），几不相上下。

1月16日 星期日

仍在撒哈拉遗址33工作。今天是星期日，下午3时即散工，在工作站门口弄Cricket［板球］球戏……

写了三封信，一寄家中，一寄格兰维尔教授，一寄Lackish Expedition［莱基发掘团］，接洽参加发掘事。

1月17日 星期一

迈尔斯先生今日赴开罗，以埃及国王大婚，车费对折，适有事须赴开罗接洽，故乘机前往，星期五即回工作站。今日先赴医生处，据云齿病稍佳，恐与胃病有关，与我以治胃肠塞闭的药粉。赴理发店剪发。至卢克索神庙一游，拍了几幅照片。又乘自由车赴卡尔纳克，经卡尔纳克神庙，至Temple of Amon［阿蒙神庙］……逗留达半小时，在暮色苍茫中返卢克索。

1月18日 星期二

……据麦克唐纳先生云，埃及考察团发掘团之人员，由英国来者，第一次仅予以旅费100镑，惟食宿及医药之负担由发掘团任之，第二次参加发掘始有薪俸，旅费减为80镑。发掘停止后，主任依需要而定去留，仅主任自己之合同为一年期，团员之合同，时期有伸缩余地，由主任定之。据云皮特里的发掘团，团员多为义务性质，且不负医药费，膳食亦不甚佳，以经费关系也。其他各国之发掘团，不及英国之优。工人工资，儿童为2 皮亚斯特，成人为4皮亚斯特，无Bahhsherh［小费］。据云小费可促进工人注意微小遗物，去年发掘Kom el bd［考姆·阿巴德］，6星期得Small objects［小件］6盒，每盒约40件左右，而法国发掘团在Deir el-Medinet［戴尔美迪纳］发掘2月，仅得圣甲虫形宝石及Amulets［辟邪物］六七件，Beads［串珠］10件左右。又云，去年在Ptolemaic Temple［托勒密神庙］工作时，迈尔斯先生用陶片写便条，传信与麦克唐纳先生，以事关紧要，不能延搁，而自己监工不能分身。事后10分钟，即有工人由瓦砾堆携此Ostraca［有铭陶片］至迈尔斯先生处，谓得古物，索取小费；将此弃去后，两分钟以内，又为另一工人发现，视为古物，携来索取小费。

1月19日 星期三

继续测量29、31、32地点。傍晚拿本《布丘姆报告》，到布丘姆再行参观一次，有一部分已为沙土所掩没；照着平面图找觅起来，大半尚可辨认出来，土墙与红砖墙混在一起，间以沙岩石块，低凹处已近水，生有青草，盐水经沙土上升，结成白色小粒。薄暮天渐阴暗，近村犬吠，独步此荒圹中，萧然有凄惨之感。

麦克唐纳先生谈及埃及考古学家，甚加轻视……又谓每年工作完毕后，运输至开罗，约需五个星期，以埃及铁路管理极为糟糕；在开罗又须等候二三个月，以待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古物局］之检查，以便得到许可运输出口，实际检查仅需数小时之工作而已。前天迈尔斯先生赴开罗，此间事由麦克唐纳先生主持，庶务进城购物，乘机瞎逛，8时许始返，麦克唐纳先生很为不满，大发脾气。

1月20日 星期四

……今日为埃及国王结婚之日，工人停工庆祝，晚间有庆祝会，村民围坐工作站前之空地上，歌咏队二列鼓掌歌唱，二人剑舞，群星灿烂之天空下，观此异国之民俗，亦殊另有风味也。

1月21日 星期五

赴Sheikh abd el Kumeh［舍克·阿巴德·库梅］，参观tombs of the nobles［显贵墓地］，10时许抵其处，4时半离开，颇为尽兴，惟连日奔波，稍觉倦乏耳。

……此行共巡视20余墓，几类行马观花，但颇为尽兴。

晚间村民庆祝国王结婚，歌神曲及舞蹈，马纳维安先生用镁光照相，狂风骤吹，火焰返射，氏伤手。

1月22日 星期六

……昨日Mr.Revah与厨师冲突，代理主任麦克唐纳先生颇觉棘手，暂将Revah停职，明日迈尔斯先生将返舍，由其亲行定夺。

1月23日 星期日

……迈尔斯先生由开罗返工作站，谓本季已用去1200余镑，赴开罗与Sir 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商酌经费，同时商酌下季工作，拟停止神庙之工作，以非20000镑不办，不如全力探索撒哈拉文化。

1月26日 星期三

……这是最后一星期了，很觉无聊，晨间有几点小雨，是此间罕有的下雨，天气稍寒，有点像故乡的早春，但是在这沙漠中间的工作站，除了庭院中特别培植的几根草木外，不见春的痕迹，远望着尼罗河畔夹岸绿野浓阴，又是夏天的景象，不是春朝，低吟着“阶外乱红如雪，拂了一身还满”，我欲泪下。依人篱下，很觉不舒服。

1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有法国在Tud发掘团主任及助手来参观。彼间工作，工人儿童3皮亚斯特，成人4皮亚斯特，不及此间之优（但亦采小费制度）。傍晚，Mr.Gray［格雷先生］、Mr.Major Bagnold［梅杰·巴格诺尔德先生］二英人来，乃由开罗赴阿斯旺，驾驶两辆Ford［福特］大车，途经此间，勾留一星期。

1月28日 星期五

……本来今天预备去参观国王之墓，主任推说人满，劝下一次再去，只得笑着脸说不要紧不要紧……

1月29日 星期六

……晚间闲谈，迈尔斯先生谓在工作站西之干盆地，许多人见有磷火，氏曾于一日晨间三四时许见（其妻曾一度见之，土人亦曾屡见），如一发光之手电筒，附于地面，游行而南，少顷即没……

1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居然下雨，地上都淋湿。前天的雨，不过使地面有雨点的痕迹，今天可以看见雨点由空中堕下来，主任替工作站担忧，怕椽柱担不起盛着雨水的屋顶。本来预定今天休工，早餐后因为下雨，提前散工，少顷雨停，收拾33地点的陶片及石器。下午刮风甚猛，沙土随着狂风飞奔，记起安阳工作的刮风日子，四围山陵为雾所笼罩，尼罗河轻雾衬着远山近村，颇有宋人画本的风味。喝了半杯酒，脸上红热，颇有醉意。晚间弄骨牌为戏。

1月31日 星期一

发掘工作已停止，遣散工人，测绘33地点之火塘及柱洞。今天New York Brooklyn Museum［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之Mr.Cooney［库尼先生］来参观，傍晚始去。据云有一Miss Hu［胡小姐］在Harvard［哈佛］大学从东方学者攻考古学，去夏曾在其博物院中实习。（补记：后知其人即北大毕业、清华公费之胡先瑾女士。）又云波士顿博物馆所购之古物，90％购自发掘团所发掘而得者。又云其博物馆去夏曾于石刻馆发现一Tell el-Amarna Statue［阿玛尔纳雕像］及一Old Kingdom Statue［古王国雕像］，在石刻馆二十余年，未有登记号码，此种事博物院中时常发生。


2月

2月1日 星期二

测量及登记出土物。昨晚失窃，梅杰·巴格诺尔德先生所携来值80镑之Theodolite［经纬仪］亦被窃去。警察来查，毫无结果。据云此间土人常窃去东西，如不能使用，即埋之沙土中，前年发掘，曾掘得土著窃埋之手电筒。今日蒙德爵士来，巡视一周，午餐后赴Armant Temple［阿尔曼特神庙］视察，即返卢克索。为了他来视察，此间打扫房屋，整理办公室，忙了一天。

2月2日 星期三

今天是在此间的最后一天，明天即离开此间。昨宵此间又失窃，办公室的窗户被剪破进来，偷去了2镑钱，另有20镑放在箱中，未被窃去。下午警察来视察，打开了门，偷儿的足迹尚一一可见，迈尔斯先生用hot wax［热蜡］以图得其cast［足迹铸型］……梅杰·巴格诺尔德先生昨晚赴开罗，欲购买或借用经纬仪，明晨即返，考察队出发，或须待至星期六。

2月3日 星期四

今日离开工作站，告别后，住在Savoy Hotel［萨沃伊旅馆］，每天宿包费60 Piastres［皮亚斯特］。游西岸之各古迹，先赴Valley of Tombs［墓谷］，由Temple of Deir el Bahari［戴尔巴哈里神庙］越山至Valley of Kings［帝王谷］，登山时已10时许，原听说步行恐须2小时，我因为《Budaker 指南》中说三刻钟从容可达，不知道哪个可靠，一口气由Temple Causeway往上攀登，一刻多钟到山顶，下望帝王谷已在脚底，大喜。半小时即抵Tutankhamen Tomb［图坦哈蒙墓］……由No.17出来后，拿出自己所带的午膳，坐在山腰中吃，俯瞰山谷间各墓穴，当年英君庸主，皆集此间，木乃伊虽已移存开罗博物院，而其神魂当仍绕此谷中也。

……今日收到三封信，乃抵此间以来之新纪录。一为陈凤书君来信，此君赶着硕士论文，到今日才有复信给我。一为朱庆永君的信，说蒋廷黻先生过英伦时曾经晤及。一为China Institute［中国协会］，附着梅校长的信，谓清华尚可维持。

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由卢克索起程，10时许抵Edfu［伊德富］。下车雇船渡河，骑驴至伊德富神庙。此为古庙保存之最完整者……此寺之浮雕虽平庸，但建筑之保存甚完整，屋顶及四壁皆尚仍旧，只有我一个人，在阴暗的古庙中，听着蝙蝠呼鸣，摸索着四壁的浮雕和铭刻，数千年时间的隔离不复存在，古人的情绪似乎仍可感触着。由庙中出来，阳光遍晒大地，土屋绿阴，埃及乡村的景物，好像由数千年前的世界，复步入现代活生生的世界。返至车站，乘车赴Assuan［阿斯旺］，寓St.James Hotel［圣詹姆斯旅馆］。

2月7日 星期一

……由拦河坝返阿斯旺，取小径而行，拟沿途探觅石壁之题刻，无所得，惟遇沿途村落之劣孩，绕索Baksheesh［小费］，追随不去，颇为所窘，几迷途径。

2月8日 星期二

……3时半离阿斯旺，车经Edfu［伊德富］时，已暮色苍茫，晚霞流丹，远望Edfu Temple［伊德富神庙］之高楼耸于空际，颇有诗意，尼罗河中风帆上下，两岸小村绿阴，背后衬着紫色远山，风景殊不恶。晚间9时半抵El-Balyana［拜勒耶纳］。

2月9日 星期三

雇驴往游Abydos［阿拜多斯］，其地离拜勒耶纳尚有6哩半，行1时半始抵其地。晓风吹面，沿途农舍田亩，颇有故乡风味。阿拜多斯的小山，迎着晨曦，犹如锦屏……

2月10日 星期四

返开罗，寓Mansion Isabelle 4，Rue Ibrahrina Pache，Midan Antor-el daka，为Manavian先生所介绍，Pension［食宿费］30皮亚斯特一天，主人颇佳。晨间赴领事署，知已由44 Shari el Falaki迁移至Qass el Nil，途遇一山东商贩，承其引途至领事馆，邱祖铭领事及主事朱培兰谈锋颇佳。少顷，考察水利之栗宗嵩君来，回教学生张秉铎、电政交通代表黄修青君亦来，同赴Finish Restaurant［菲尼斯旅馆］午膳。下午栗、张二君来谈，少顷朱君来谈。晚间补记5日以来之日记。

2月11日 星期五

因为昨天接到Lackish Expedition［莱基考察团］的复信。今日到Cook's［库克号］接洽赴Palestine［巴勒斯坦］的事，惟将来由莱基返Naples［那不勒斯］，船期及地点或有麻烦。赴博物院，知今日系国王生日，闭馆不开放。返家，将日记补记6日至10日，写了六封信。出去在寓所附近逛马路，此间附近都是新式洋房，路上电车、汽车、马车，颇有点像上海租界中的情形，只是没有人力车，行人多穿着埃及式长袍及红毡帽，妇女中守旧的仍戴面幕，但摩登的女子也不少。晚间应Revah先生之约去找他，没有找到。

2月13日 星期日

访布伦顿先生，询问赴Saqqarah［萨卡拉］之手续及巴勒斯坦发掘团之情形，并请求此间图书馆之借书权。参观博物院，今天是第二天，匆匆观览楼上各部……晚间，应张秉铎、栗宗嵩二君之约，赴回教学生寄宿舍聚餐。此间中国回教学生，有20人左右，多为由云南及北平来者，谈至11时余始散。

2月14日 星期一

今天博物院闭馆，奔走了大半天，将赴巴勒斯坦之护照签字，又预定返欧之船舱及办理法国领事签护照。接到Mr.Smith［史密斯先生］的来信，约定星期五前往参观。又写信给莱基考察团，告以来期，望其设法至车站来接赴工作站。下午在附近的Bazar［市场］闲逛，有点像上海城隍庙附近的情形，店铺及摊贩满街。傍晚赴Revah先生之约，至L'Americane［阿美利加］咖啡馆喝咖啡，闲谈。此公谓将随Sir.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再赴卢克索参加发掘，不知可靠否？晚间在家休息，读中译本《圣经》，乃由朱庆永君处借来者。

2月15日 星期二

参观博物院中首饰室，其中精品如古王国之Queen's Bracelet［王后手镯］，golden Horus head［金荷鲁斯头］；中王国之Dahshur［达苏尔］，Lahun［拉宏］珍宝；新王国之Amenhotep［阿蒙霍特普］遗物，皆绝精。Iaya and Tuya tomb［伊雅和图雅墓］所出之物，以陈列在图坦哈蒙墓出土物之侧，未免相形见绌，实则如车器及木箱、木椅之类亦极佳。图坦哈蒙室，美不胜收，尤以御椅、金棺、石瓶、彩画木箱，为最引人。晚间赴黄修青之约，在菲尼斯旅馆晚宴。

2月16日 星期三

借到栗宗嵩君的照相机，上午赴博物院拍照，午间至Tuff Club［塔夫俱乐部］，晤及Mr.Emery［埃默里先生］，接洽下星期一赴Saqqarah［萨卡拉］参观。下午拿照相机赴Gizeh Pyramids［吉萨金字塔］，这是第一次来看金字塔，由电车中出来时，看近旁的金字塔，似乎并不像想象中伟大无匹。进Great Pyramid［大金字塔］，直至King's Chamber［国王室］，石棺极平庸，在其中甚闷热。出来后，赴Sphinx［狮身人面像］，至Second Pyramid［第二金字塔］之Granite Temple［花岗岩庙］。出来后，绕其地一周，由狮身人面像经大金字塔至第二金字塔，其西北面山地开凿成一平面，以便筑金字塔，一部分开凿痕迹尚存在，石壁有拉美西斯二世时工程师Mey之题字两处。由第二金字塔起，Third Pyramid［第三金字塔］较小，近地面有granite easing stones［花岗岩平缓曲面砌体］，其南有三较小之金字塔，为其后妃之墓，与大金字塔东之三小金字塔同，由此绕回至狮身人面像。晚间赴领事馆，应邱领事之约聚餐。

2月17日 星期四

赴Passport Office［过境通行证办理处］，要求将Entry Visa［入境签证］延长，可以再过境一次。刚进来时，大碰钉子，说要在巴勒斯坦要求埃及领事签字，此间无法办理，说了半天才允许设法，令草就请求书申明理由。出来在附近文具铺子购买信封信纸，写好请求书，等候半天，进去后，又说须另求此间中国领事修函证明。至领事署，请邱领事办就公函，再至过境通行证办理处。此时等候的人很多，好容易挨到我的份儿，见了办事员，令去见主任，主任允许签字后，2分钟的工夫便行完事。出来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午餐后赴博物院，摄了几张照片，将照相机送还栗宗嵩君，与他一块去Metropolitan Theatre［大都会电影院］看电影，一部普通的表现母爱的片子，但因自己久不看小说或电影，情感蕴结在心胸中，看到这片子也不禁为之感动。

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参考关于Harvard-Boston Expedition［哈佛—波士顿考察团］之书籍。下午赴金字塔，承Mr.S.W.Smith［史密斯先生］招待，周览Reisner［赖斯纳］的发掘，在大金字塔之东……至Reisner's Camp［发掘者赖斯纳宿营地］，见赖斯纳，此公现已盲目，但精神极佳，用茶点后，即行告辞。

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参考关于Saqqarah Step Pyramid［萨卡拉阶梯金字塔］的发掘报告，以后天即往参观，事前先加准备也。Manavia先生由Armant［阿尔曼特］返此间，参观其画件。下午未去博物院，至新中商店小坐，闲谈至6时许始返舍。此商店为鲁人王廷勤君所开张，为中国人在此间之惟一商店，其余华商多为携皮箧沿门兜卖花边者（栗宗嵩君云，有一次上公事房，携一小手箧，看门者禁之入内，谓不要花边）。王君之商店，每年生意有七八百镑之多，利润为20％。昨日曾有一比利时妇女，至其店购一值4镑之台布，未付钱而自谓已付，闹到警察局去，结果警察局令两方各行退让，货归买主，令其再出半价。晚间至王君寓所，领事馆之朱培兰君亦在座，闲谈至9时半始返。

2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游博物院，陪着Giraih先生一块去游，临时当指导员将他引领周游各陈列室，示以重要陈列品，整整花了3小时的工夫。午后再去，依着Baderher参观指南，看了楼上的一部分，4时闭馆，只得返舍。今天走得有点困倦，加之明天预备游萨卡拉，须先行休息，养足精神，在家没有出来，向Manaman先生借了世界名画集翻阅。

2月21日 星期一

……返家已7时许，张秉铎君来坐谈，约明日赴学生部。

2月22日 星期二

赴博物院，将图坦哈蒙馆各物遍行览过。下午赴张秉铎君处，晚间朱培兰偕一回教学生来谈。……

2月23日 星期三

赴博物院，参观楼上一部分……

在开罗的日子不多了，一共也不过五天，连这博物院外面所陈列的，也不能完全看过，殊有点着急。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和Beads［串珠］，仅匆匆看过。预备明天将楼上的东西，全部看完，不知能办得到否。明天又想到Gizeh［吉萨］，参观Cairo University［开罗大学］所发掘之遗址，殊有点忙不过来。下午由博物院回来后，在新中商店闲谈。

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博物院，参观楼上各部分……绕狮身人面像附近至大金字塔，乘车返家，不知能腾出工夫再来一次否？

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生部，找张秉铎君。今天是回教礼拜天，他们正高卧未起，晤及著《回教史教科书》之林仲明君，及著《阿剌伯故事集》之马兴周君，皆云南回教学生。忽然下起雨来，雨霁后一同出来，道路泥泞，冷风拂襟。参观Riefa Mesque［瑞法清真寺］，旋至Citadel［古堡］，不能进去。遂赴Mesque of Tulun［图伦清真寺］，闻与Mecca［麦加］之教堂，构造相同。

返家午膳后，赴博物院……

闭馆后，至邱领事处坐谈，其公子仅4岁，嬉戏其侧，颇可爱。同往访黄修青君，未遇。返家后，身体稍觉不适，告诉房东以行期。不过，是否能成行尚不可知，希望不要发大病。补记昨天日记。埃及罕雨，雨后稍寒，有点秋天的风味。邱领事初来时，因为过惯英国生活，穿着雨衣，带着雨伞，路人皆加以注目，微笑其怪。

2月26日 星期六

昨晚写完日记后即睡，觉得发冷，拿大氅盖在被上，身体发烧，半睡半醒，天将明时倒又睡着了。Mr.Gireah敲门进来，问我是不是生病，因为我到这儿以来都是7时半以前起身，现下已是8时半了。我说有一些儿病，他一摸我的额角，要我再躺下去，房东拿寒暑表一探，是38度，便买来泻药，泻了两次，又给我吃Quinine［奎宁］和Aspirin［阿斯匹林］，一个上午半睡半醒，发一身大汗始稍清醒。张秉铎君来，大惊，以为我生了什么大病，劝我不要心焦，我微笑说也许明天就可以出来了。这一天只吃了半片面包，二个蒸梨，一碟素菜汤。晚间王廷勤君来，想约我明天到他家中吃水饺，看我这样子便不再提了，只说明天再来看我。晚间热度退清，惟稍倦疲耳。

2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热度仍未完全退清，在家休息。上午王克勤君来，下午张秉铎君来。睡在床上没有事，阅《旧约圣经》。下午在房东房中弄纸牌为戏。

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Arabian Museum［阿拉伯博物馆］，下午赴Coptic Museum［科普特博物馆］及Coptic Churches［科普特教堂］（Abusarga［阿布萨尔嘎］及Mullaga［穆尔拉卡］），El-Fustat［福斯塔特］遗址。傍晚在新中商店闲谈一会儿，旋至黄修青君处告辞。阿拉伯博物馆中有宋瓷碎片。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至领事署留下地址，并乘便向邱、朱二君告别，朱君也病了。今天就要赴巴勒斯坦，想到博物院将楼下的全部东西再看一遍，本来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从容细看的，现在因为一病，只好粗略一点。

……张秉铎君来，送至车站上车，也许因为病后的缘故，自己颇感萧条，有伤别意。

3月2日 星期三

昨晚8时半车抵Kantara West［坎塔拉西］渡过运河后，验查护照及行李，11时半车始再由Kantara East［坎塔拉东］开行，4时半抵Gaza station［加沙车站］，不见有人来接，颇觉奇怪。这车站是孤零零的在附郭之区，不靠村落。候车室是空无所有的一间小屋，靠墙放着一条长凳，也没有一扇门挡住寒风，门外黑漆的一丛树林，天空是几颗疏星，自己便用大氅当被铺，手箧当枕头，蜷伏在狭小的长凳上睡觉，奇怪的是居然能够安睡到天亮。7时许有汽车来接，至Khader Tarazi & Bro壳牌油洋行小坐，以天过早恐途中不平安也。9时许动身，10时半抵工作站，用早膳。同在Maiden Castle［梅登堡］工作之Seton William［西顿·威廉］及Kirkman［柯克曼］在其间。到发掘地参观一部分（即 Jewish Palace［犹太宫］遗址），大雨如注，只好返舍。这是此次行程的最后目的地，到此后心中颇安定，收到格兰维尔教授的来信，即写回信，并写几封信给朋友。

3月4日 星期五

今日雨停，太阳出来。中午哈丁先生由耶路撒冷来，护兵4人另坐一车，架着实弹的机关枪，如临大敌。闻此间仍不安静，Mr.Starkey［斯塔基先生］的前车覆辙，不得不加倍谨慎。今日将圣甲虫形宝石7枚绘毕。下午跟着他们去工作地，雨后不能作工，仅用吸水机将浅潭中的水汲出而已。

3月5日 星期六

今天在犹太宫东边的地方看工，监工的是柯克曼先生……我所觉得的最大困难，仍为语言方面，自己在阿尔曼特不努力，没有办法监工指挥，只看别人怎样做而已，自己又因为惯性沉默，很不适宜于团体的生活，别人大声谈笑，自己只在旁边跟着微笑而已，很是不自然。我知道自己将来决不会是一个良好的田野工作者。

3月6日 星期日

……晚间无事，又读圣经《旧约全书》，书中之Lachish［莱基］，即此次之发掘地也。闻Petrie［皮特里］与Murray［默里］，及Mackay［麦凯］，本季在加沙之Tell el-Aijjul，已于半月前开工，不知道有机会见到他们否？

3月9日 星期三

在Tell［丘墟］之东北角Cemetery 4000［4000号墓地］工作，No.4030为一洞穴之进口处，去年所掘，今年则掘洞穴之内部，予以另一号码No.4034标出地点。负责工人为Mohamed Hasan［穆罕默德·哈桑］及Ahmed Hasan［艾哈迈德·哈桑］，二人皆有12年之经验，去年工作于4004，得圣甲虫形宝石70余枚，共得赏银5镑。此间之工作制度，负责之小工头称为Primo，每日工资10皮亚斯特，其下为Skonduf，工资为6或7皮亚斯特，童工4人，工资5皮亚斯特。此洞穴以离堆土处稍远，增加童工2人。此辈儿童，颇类私塾中之劣童，须时加鞭策，否则即偷懒，除了时常喊“Yalla ulad！”“Qom ulad！”以外，有时还要木杖或皮带，真个鞭策几下，叫他们伸出手掌，惩戒一下。我忽然想起从前在家时，一次伸手惩戒小孩，铮儿背后对他母亲说，爹是打不痛的，自己想不到会有这种经验。据西顿·威廉小姐云，此间小孩幼时聪明，至十一二岁与16岁之间，多变呆拙，以后又复变好，与迈尔斯在埃及的经验相同。此洞穴颇大，10米见方，现下运出穴顶所堕之石及污渍土，以观其下所藏何物。入口处向右有一石室，有石墙自洞口至室深处，洞内壁离顶2米许有小穴一列，或为支持木椽之处。

3月11日 星期五

星期五是回教礼拜日，本应休息，4034开工不久，欲早完事，今日特别，仍行继续，于洞穴之深处发现马骨一具。下午在Jewish Tomb［犹太墓］处，与Qufti工人名Sultan Behid者闲谈，其人工作经验有20年，为Ballas村人，曾随皮特里、布伦顿，据云在此间工作，每月工资5镑，往返车费由发掘团供给。另一Qufti为Mehmet Osman［穆罕默德·奥斯曼］，发掘工作有43年之经验。斯塔基在Tell Duweir开始时，共召来Qufti 8人，现下仅余2人，述及在Armant［阿尔曼特］之Ali Suefi，Sultan Behid谓为邻村友人，曾经共事。他劝我跟他学阿拉伯语，他稍知英语，想跟我学些英语。我知道自己加倍欢迎学外国语的能力极差劲，阿拉伯语颇不易学，仅论其见面时之应酬语，即够受了。据Mr.Ma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云，他们可以半天互相酬答应酬语，变换花样，层出不同。我自己到现在只学得：问Naharak Said（Thy day be happy［今天可好］），答Said Umbruk（happy and blended［很好］）；问Mahaba（Welcome［欢迎吗］），答Mahabatein（twice Welcome［加倍欢迎］）；问Keif halak（How is the health［你身体好吗］），答hundullilah（well，thank god［感谢上帝，很好］）。他们的回答，依人家的问语，有一定方式，不能弄错。发掘时常用之语，如“yalla（hurry up［快点］）”，“jib maqtaf（bring basket［把篮子拿来］）”，“Ruh andel beit（go to house［进屋去］）”之类，所知道的极为有限。

3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马斯顿《圣经复活了》（pp.1—290）。此书带教士气极重，惟后半关于莱基发掘之情形，及重要之发现，以氏出资帮助发掘团，得任意发表，颇值得一读，但内容多已见于斯塔基在Quarterly Statement of Palestine Exploration［《巴勒斯坦考察季报》］所写报道，而将来详细报告发表后，此书只可覆瓿。

3月14日 星期一

仍在4034工作。此间工作站之生活，7时起身，7时半至8时用早膳，工人日出而作，现下日出在六时一刻，团员中有二人于晨间5时半许即起身，6时许巡视一周，以免工人迟到，自己非正式团员，免除了这苦差事。10时许有cocoa or lemonade［可可或柠檬汽水］，12时休息，返舍午膳。下午1时半上工，日入而息，现下为五时三刻，4时半用茶点。返舍后，6时半有热水洗脸，7时振铃，7 时半再摇铃一次，通知晚膳。他们在7时以后，轮流作东喝酒，围着火炉闲谈，喝点Wisky［威士忌］，或Vermillion［红酒］，或Gin［杜松子酒］，自己也承他们邀过几次，因为自己不会喝酒，又不会闲谈，颇觉无味，反不若独坐室中看书。这种脾气，自知非改革不可，惟一时殊难改变也。Mr.& Mrs.Hastings［黑斯廷先生和夫人］不喝酒，不与他们一起，黑斯廷夫人管理工作站杂务，好像一家的主妇，自然免不了招怨，其他团员似对之不很满意。犹记得前次与在Tell el-Ajml作过工的工人闲谈，他们对旁的人都说好话，只对Lady Petrie［皮特里太太］表示不满，谅亦由此之故。晚膳后，已近8时半，散入各人寝室，或相聚闲谈，工作室关门，没有人在其中工作，工作远不及安阳发掘时的紧张，工作到夜里不息。

3月17日 星期四

今日虽见太阳，而时有骤雨，工作全部复工，自己仍在4034工作。明天是休息日，但以赶工故，4034仍行工作。工资单前星期今日结账，写入一星期来之工资总数，加入小费。据塔夫内尔小姐云，每季赏金支出约达100镑左右，但能使工人工作细心，殊为值得。这两天由工人传来跳蚤数枚，宵来作虐，令人欠寐，殊为可恨。连日下雨，道路泞泥，去加沙的汽车无法开行，本来每星期五遣派人进城一次，这次改为今日遣派用人骑驴赴加沙，据云约须六七小时始达加沙，将昨晚所写的几封信交之。一封是家信，两封给朋友（朱庆永，陈凤书）。晚间无事，阅《圣经》。

3月19日 星期六

今天才看到11日的Palestine Post［《巴勒斯坦邮报》］，知道德国合并奥国，全欧震动，因为意国默认德国此举，英国态度持重，所以尚无战事，但在这种局面之下，和平能够支持多久，只有天晓得，在这荒郊中，与世界隔绝，倒少些烦恼。这十几天没有中日战事的消息，大概由于吾方抵抗得手，日寇如果有新进展，必定要大吹大擂了。

……

3月21日 星期一

……阅《旧约全书》，除《诗篇》（Psalms）及《箴言》（Proverbs）二篇外，已均阅过（pp.1—640，pp.751—1056）。这是一部由宗教立场而写的犹太古史，半为传说，而所描写之耶和华，则为一嫉忌、残忍、善怒之神，虽极力推崇，由局外人观之，未免令人生憎恶之感。

3月25日 星期五

昨天为发放工资之日，约每月一次。今日起缩小范围，工人150人左右，约遣散小半。4034之工作，于额定休息日，仍继续工作。在Tell el-Aijjul工作之Miss M.A.Murray［默里小姐］，及Peper先生、Klamphon先生来参观。A穴发掘已达底部，深达2米左右，绘剖面图。前在Maiden Castle［梅登堡］工作之John Marchetti［约翰·马凯蒂］，昨日来此，今日偕西顿·威廉小姐赴加沙，明晨返耶路撒冷。

3月29日 星期二

4034清理了一小半，这洞穴的工作本季不能完毕。我自己下月8号便要赴亚历山大，以便9日中午赶上轮船。今天英奇先生询我行期，据云下星期五（即8日）有车子赴加沙，因为每星期五是休息日，派人到加沙送信及购办日用品。不过他劝我最好到耶路撒冷去逛一次，据云下星期一二有行政督察员（District Commissioner）来此参观，或可乘便赴耶路撒冷，我自己是本有此愿，惟恐没有顺便的车子，特雇的车，加沙到这里已用去我2镑钱，到耶路撒冷（约3小时行程）费用更贵，今有此便，自己满口答应了。住处，Y.M.C.A.［基督教青年会］每日约60皮亚斯特，膳宿一概在内，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美国东方研究所］或可更便宜。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今天阅报，谓日军被包围，吾军胜利，心中甚喜。此间如在世外，一星期仅有一次有人进城携报纸信件。China Institute［中国协会］之公费单已寄下，由于上一次之迟延，故此提前发出，下月可以在伦敦取款了。

4月2日 星期六

阅毕《新约全书》（pp.1—352）。圣保罗的传教本领，是耶教能够兴盛的大原因。至于耶稣，不过是半神话的人物，所记的奇迹，多令人不能相信。开始阅Charrington，Pompeii［查林顿：《庞培》］。

……

晚间，英奇先生谓，下星期四始有车赴耶路撒冷，劝我不若明天即偕之进城，否则星期四恐为时过促。赶阅Cook，Guide to Palestine Syria and Iraq［库克：《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导游》］中耶路撒冷的一章。

4月3日 星期日

起身将行装整理毕后，赴Duweir遗墟再巡行一周，作最后之一瞥……只是跳蚤太多，自3月17日黑斯廷太太告诉我，铺叠被褥时，第一天得了两个，第二天得7个，我便每日傍晚散工后，洗面以前，检查衣服，换另一套衣服，每天都能捉到几个，到昨日止捉了31个，可谓洋洋大观了……

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未免有点难舍，向工人及同事告别。他们说“Es Salama！” 我说“Ala Isalmak！”是最后的告别语。10时乘车，12时许抵Ramleh［拉姆拉］，午膳后再起身，2时许始抵美国东方研究所，见过Dr.S.C.Fisher［费希尔博士］，承其允许居住一星期。由Duweir遗墟至拉姆拉，虽属高原，起伏不平，但斜度不大，一片草原，是《圣经》中所谓流蜜与牛奶之地。至耶路撒冷附近，斜度增加，车行万山中，西望地中海，海岸隐约可辨，近耶路撒冷城时，汽车道盘旋而行，以图减轻斜度也。一个半多月未曾理发，安置后第一件事是理发，美国东方研究所附近无理发店，直至Jappa路，理发师见我的头发长得这样长，颇为怪异，我说明理由，他始恍然若悟。在美国东方研究所住的一位石先生（Steinbeck），是美国人，在北京（安定门二条胡同）住了18年，能说北京话。他将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交给我看，系其北平友人所寄，谓当时由日本飞机代为散发。一片荒谬言辞，汉奸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晚间，费希尔博士领我到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Palestine Pottery Corpus［《巴勒斯坦陶器集成》］，已大半完成，第一册青铜器时代已经付印，铁器时代已排列到Part Ⅲ［第3部分］，他对我说明他的方法。我向他讨了几张表格，谈到10时余始返舍。昨今日，睡得不舒服。

4月4日 星期一

因为Mr.Paul［保罗先生］说也许今晨来找我，在家未出去，在图书馆阅书。下午赴耶路撒冷博物馆，此系Rockefeller［洛克菲勒］出资200万美金所办，现仅一部分开放展览。馆系1927年动工，去年落成，今春开放展览。斯塔基先生的被害，即在赴此参加开幕典礼的那天。博物馆的收藏品，限于巴勒斯坦出土者，且几皆为正式发掘品。馆之建筑及陈列，最为近代化……

由博物馆出来后，沿城至城南之Room of Last Supper［最后晚餐室］，Tower of David［大卫楼］，近于齐东野语。其旁为一Armenian Church［阿美尼亚教堂］，据云即Home of Caiaphes［该亚法的府邸］，为耶稣被捕后拘囚之地，其前天井即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处。Chapel［小教堂］神坛之石，据云即圣墓前封闭墓穴之石，为复活后天使所移者，其旁小室即耶稣被囚之幽室。最后晚餐室，现为一回教教堂，为14世纪之建筑，据云室中两柱之间，即最后晚餐设席之所；靠墙一短柱，据云即耶稣坐席。Tomb of Solomon and David［所罗门与大卫墓］，据云墓室即地底，地上室有石椁，为布所掩，不能进室参观，仅由外面一视。

4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博物馆参观，将青铜器时代中期一部分参观完毕……旋赴Church of Holy Sepulchre［圣墓大教堂］。进口处有残柱三，为早期建筑之残余。进正门后，即为Unction Stone［付油礼石］，据云为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受油洗之石；再前即为Greek Orthodox Church［希腊东正教堂］，据云即Joseph's Garden［约瑟的花园］遗址；其前为Chapel of Holy Sepulchre［圣墓小教堂］，据云即圣墓，有一石椁，谓即其埋身处；其旁为耶稣显灵于Mary Magdalene［抹大拉的马利亚］面前之所；再前为Chapel of Appearance［显灵小教堂］，乃耶稣显灵于其母之处；拘囚室之前有二穴为耶稣钉十字架前放足之处，据云有其足迹。St.Longinuq［圣郎基诺］为以矛刺主之人，后即忏悔分衣及加荆冕之处，皆设有教堂。后二者之间，有石阶下达Chapel of St.Helena［圣海伦娜小教堂］，其旁小室即圣海伦娜找得十字架残片之处。上升至Golgotha［各各地］，为耶稣受刑之处。两侧另有两穴，即为两盗受刑之处。祭坛旁有一缝，据云为耶稣临刑时地脉裂分之处。圣墓之后，为Armenian Church［阿美尼亚教堂］，有旁门通Jewish cave Tomb［犹太洞室墓］，据云即Joseph［约瑟］等人之墓。盖多为齐东野语也。

4月6日 星期三

将昨晚所写的信寄发出去，一封是家信，报告发掘工作及耶路撒冷游览情形；一封向英奇先生道谢；一封给中国协会，为月费收据。

上午赴博物馆，见了Mr.Iliffe［艾利夫先生］，承其允许参观Record Room［档案室］及图书馆，并介绍见Dr.Ben-Hor，系巴勒斯坦犹太人，曾与吴禹铭君同工作于el-Aijjul遗墟。参观北展厅，系预备陈列Iron Age to Arabian［铁器时代至阿拉伯时期］之古物，约再须一年始能完毕。西厅，为陈列铭刻之室，有禁止教外人进寺之Second Temple［第二寺庙］铭刻。Dr.Ben-Hor并引导参观楼下贮藏室及修补陶器室，为人颇热诚，约我明天再来。

下午参观Tombs of Kings［王墓］，乃1st Century B.C.［公元前一世纪］之墓，规模颇大，但决非犹太古王之墓。至Garden's Tomb［花园之墓］，据云此为真正耶稣之墓，其旁之Skull Hill［骷髅岗］即耶稣十字架处，令人有北平王麻子之感。至Damascan Gate［大马士革门］旁之Solomon's Quarry［所罗门采石场］，虽与所罗门无关，工程颇大。 进城，由St.Stephen Gate［圣斯蒂芬门］出城，据云圣斯蒂芬之被地人用石击毙，即在此附近。 至Tomb of Virgin［圣母玛丽亚之墓］，据云即圣母墓地，有石椁，其旁有其父母之墓及其夫约瑟之墓。 附近之Gesethmane Garden［客西马尼山园］，有几株古老橄榄树，据云即耶稣被捕前祷告之处。旁为Peter［彼得］等睡眠之处，及犹大卖主接吻之处。沿山径至Mt.Oliver［奥利弗山］，俯瞰全城风景，山巅有Chapel of Ascension［升天小教堂］，为耶稣升天之处。下山后，沿Valley of Kidron［汲沦谷］，参观Tomb of Absalom［押沙龙之墓］，为一塔形建筑。其旁Tomb of St.James［圣詹姆斯之墓］，外形类似Egyptian Beni Hassan tomb［埃及比尔哈森之墓］，墓室则类似刚参观过的王墓。其旁为Tomb of Zacharias［撒迦利亚］，即先知撒迦利亚为Jorsh王所杀被难之处，有一金字形建筑，基部为四方形，有希腊式半柱。沿Valley［谷地］至Ophel山，为City of David［大卫城］之故址，有Pre-Jewish Ramport［前犹太土垒］及Tomb of David's Wall［大卫墓之墙］，保存任人参观。向前进，找Virgin's Fountain［圣母泉］及Pool of Siloam［西罗亚池］，遇一居住附近村庄之Arab［阿拉伯人］，承其代为引导，先至圣母泉，为一水井，类似故乡华盖山下之蒙泉，其洞穴有地道直通西罗亚池，为King Zedekiah［西底家王］所开凿。至西罗亚池，为一大池，通达圣母泉之洞穴，高达五六米，盖此在当时城中，不惧敌人利用之。

返家后，晚间在Dr.Fisher［费希尔博士］处闲谈。据云，英人在Ophel山发掘时，得一城门遗址，测量平面图后，即行掩埋，及出版报告时，始忆及未将此测入总图，故城门之规制虽甚清楚，而其在全城中之地位无法知道。又云，Oriental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东方研究所］之用费，太不经济，J.Rockefeller［洛克菲勒］捐助1100万美金，现仅余300万；每年费用规定多少，必须用完，不能省积为下年之用；发掘团之工作站，有几处建筑费达3万美金，各团员宿舍有浴室，但其地无自来水，盖设计者为从未临其地之美国工程师。

4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Haram en-Sherif，其地即所罗门神庙之故地。Temple on the Rock［岩石上的庙］，据云此石即Abraham［亚伯拉罕］欲杀子为牺牲祭上帝之处，King David［大卫王］以其地为祭坛，所罗门筑庙其上，后来回教徒以其地建清真寺，谓穆罕默德由Mecca［麦加］一夕抵此，即由此升天。岩石之西南角有石匣，据云保存有穆罕默德之须，并有先知之足迹。地下室有亚伯拉罕、Moses［摩西］、大卫、所罗门及Mohamedan［穆罕默德］之祷告处。上有一穴通教堂，据云为穆罕默德升天时首触其处所成。但现在的动人处，不在此种附会之谈，而在于清真寺之雄伟华丽，为此间之冠。其南之Aksa清真寺，虽相形见绌，而神坛前之一部分，亦极壮丽；东南角有地道拾级而下，达Solomon's Stable［所罗门马厩］，为十字军之役时武士辈之马厩，石柱基脚系绳之孔，尚一一可见；由西南角出墙，至犹太人泣墙，为犹太古城之一部，犹太人至此泣哭祈祷，自伤故国之沦亡也。

由Haram出来后，赴博物馆，参观档案室之档案，为巡察员之报告及发掘团之报告，抄录数纸。

下午至Bethlehem［伯利恒］之Church of Nativity［耶稣诞生教堂］，为耶稣诞生地，教堂下之地穴，壁有一凹入处，据云即当时之马厩，耶稣即诞生其处，旁有一马槽，据云真者在罗马。前进有一祭坛Chapel of Vision［显圣小教堂］，据云圣约瑟得梦，全家赴埃及避难，上有一画幅即描写此事。再前为Chapel of Innocent［无辜婴儿小教堂］，据云希律王下令杀害举国新生婴儿时，有避难其处仍无辜遭戮者。旁有一径，通3世纪St.Jerome［哲罗姆］之墓，其旁即为其翻译《圣经》之书斋，现为一神龛，以供奉哲罗姆。自显圣小教堂以上为Orthodox Church［东正教会］之产业，自幽灵小教堂起为Latin Church［拉丁教会—天主教会］之产业，有门相隔。后者直通Latin Church of St.Catherine［圣凯瑟琳的拉丁教堂］，前为古教堂之遗迹，石柱尚在。由耶稣诞生教堂出来后，赴German Church［德意志教堂］，拟寻求Model of Solomon's Temple［所罗门神庙之原型］，不可得。返舍后，清理账目，明日起程。

4月8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向费希尔博士及Mrs.Reed［里德夫人］告别，火车9时开行，首经山谷中，所谓Sarck谷，抵Lydda［利达］换车后，沿海岸南行，即古代Philistine［腓力斯丁］所占之地，土地肥沃，现多犹太人之产业，英国拟划分巴勒斯坦，以此予犹太人，此为其间纠纷之大原因。沿途见有Bedouins［贝都因人］结队北上，由Beersheba［贝尔谢巴］草原，赴Plain of Sharon［沙龙平原］，盖游牧民族逐水草移迁，夏季北上，冬季南返，所有的家具都放在骆驼背上，重要的财产是一队队的羊群。经Rafa［拉法］后，为埃及地界，Sinai［西奈］半岛多为沙碛，沿海岸处棕树成林，地中海风帆上下，风景颇佳。7时半抵Kantara［坎塔拉］，渡运河换车，11时在Benha［本哈］又换车，向亚历山大目的地而行。近东行程，此为最后一站，将来能否重临旧地，实不可知。

4月9日 星期六

抵亚历山大，尚在晨间5时半，因为海关检查行李，及医生检查身体，弄到8时半始能脱身。医生检查身体，完全是骗检验费6皮亚斯特，连看也不看，在单子上签一个字，便算检验过了。

上岸后，乘电车赴Kom el-Shogafa［孔姆索嘎法］……由孔姆索嘎法出来后，赴Pompey's Pillar［庞培石柱］……乘车赴希腊罗马博物院，此博物院所藏希腊—罗马古物颇丰，石刻无特出之品，惟terra-cotta［陶塑］之女像颇多佳品，因时间过于匆促，走马看花，即赶回船中，距开船时间，仅差10分钟。

所坐之船，为Esperia［埃斯佩里斯号］，船之设备颇佳，Tourist Class［旅游舱］，由亚历山大至Naples［那不勒斯］为10镑，船行颇平稳，同舱为一埃及人，名Sabry［萨布里］，系埃及地主，现侨居英伦，每年返国收租而已。

4月10日 星期日

由船中客人名单知，黄修青君亦在船中，到头等舱中去找到他。据云，开罗这一月中天气渐闷热，甚不舒服；又提到许承基在国际网球赛中，于Semi Final［半决赛］败于锦标选手捷克代表，比赛时国人在开罗者，组织助威队前往助威，近东访问团已抵开罗。

晚间观电影Bride Walks Out［《新娘出走》］。阅毕Charrington，Pompeii［查林顿：《庞培》］（pp.1—190）。此书叙述庞培之古迹，评述其历史背景及演化经过，颇佳。

4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船过意大利与西西里岛间之海岛，快要抵达目的地了，忽然下起雨来，风浪颇大，自己牺牲了一顿午餐。下午5时船抵那不勒斯，上岸与黄修青君同赴Royal Hotel［皇家旅馆］，据云Semi-persian［住宿及半伙食费用］为68 Lire［里拉］，自己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另找便宜公寓。由Via Partenope跑到Via Carachiolo，三个公寓都满了，后来在Via dell Dare Marepheritte找到Rennia Terzi，住宿及半伙食费用为24里拉，至黄君处领取行李，约定明天一同出来逛。返家后，补记三日以来之日记。近来的旅行，告一段落，欧陆勾留半个月，即返英伦，再过学校的安静生活。

4月12日 星期二

至皇家旅馆，找到黄修青君，同赴庞培。拿着查林顿的《庞培》一书，当作指南，由Porta Marina［马里纳门］进入。由门口窥进去，一条冷清清的街道，两旁竖立着断墙，这便是2000年前死去的城市所剩下的骨骼。今天天气阴沉沉的，并且下了几点细雨，恰适合参观这死城的心境。……晨间9时半入城，至此已3时许，出来午餐后，以时间尚早，乘车赴Sorrento［索伦托］，沿途经Castellamare，Vice Equense，Meta，海湾风景佳胜，为向所罕见，在自己的记忆中，似乎惟普陀山风景差可相比。抵索伦托已6时许，即乘原车返那不勒斯，日已西下，云霞作黄金色，衬于紫山之后，几疑图画中，返家已9时许矣！

4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逛博物馆，罗马时代雕刻之精品颇不少，庞培及Herculaneum［赫尔库兰尼姆］出土之品，除原地保护者外，其余几皆在此间，壁画、铜器及Mosaic［镶嵌画］多玲巧可爱。另有一室，专陈列猥亵之庞培出土品，普通不开放，以其颇不雅观也，恰巧有一人进去，那看守者为贪小费，便邀我们2人也进去。出来后，有一人领着太太要进去，被看守者阻挡住。画院中有Titian［提香］，及Raphael［拉斐尔］之作品；宗教画由教堂而来，亦不弱。楼顶之希腊古瓶及古币，则匆匆而过。黄君拟购庞培之壁画照片，跟他至一画铺，花25里拉购一套。午餐后，赴赫尔库兰尼姆，等候火车误了半小时，又因为听错了上Vesuvius［维苏威火山］车子开行的时间，早了半小时出来，结果在新发掘地点只逛了一小时，还花了一部分工夫拍照片。至Theatre［剧院］，仍在地下，乃18世纪时开凿水井所发现，凿地道以盗石刻，现虽用电灯，但以所留支柱甚多，非参照平面图不能清楚，当时开凿之斧凿痕尚存，有石像已取出而型模仍在火山泥岩中。出来后，乘车赴维苏威火山，直抵山巅，进Crater［火山口］，火山熔液已凝固，而水浪形态仍保存，龟裂处时喷水气。活动之火山岭，行近时甚炎热，火烟上喷，时常骤行猛烈，作势吓人。下来到附近小镇，已7时半矣。

4月14日 星期四

往游Capri［卡普里岛］，这是那不勒斯海湾南端的小岛，风景甚著名。上午9时坐船去，11时半始达。中途在索伦托稍停，这是海湾中的小市镇，踞立海畔，风景宜人。由卡普里岛赴Blue Grotto［蓝洞］，这是一小洞穴，据说水深不过10余尺，洞口甚小，不过五六米宽，洞内甚广，纵横数十米，海水因折光关系，成蔚蓝色，反映到洞壁，皆成蓝色。小舟仅坐2人，俯身蹲卧舱中，舟入洞口后，始能伸直身体，两桨轻翻海水，浓艳的蔚蓝色海水鲜明夺目。由蓝洞返卡普里岛，登岸后，乘车赴卡普里村子，改乘汽车至Anacapri［阿纳卡普里］，至Cadimonte St.Michael附近之Anita Porta，依栏俯视，卡普里村即在脚下，远望维苏威火山及那不勒斯在烟云之中。附近之Villa dei St.Michael［圣迈克尔别墅］，为作《Michael［迈克尔］行传》之Alex Munthe之别墅，藏有铜石雕刻及断碑不少，布置颇佳。返卡普里村，至August Garden［八月花园］，观Faraglioni［法拉廖尼］，为两小屿，附着岛畔。至Certosa［切尔托萨］，为14世纪之建筑物，其旁之Krupp别墅，两行希腊式石柱，在此观法拉廖尼，最富诗意。拟赴Cape Teagasa［利科萨角］，以时晏不果，赶着下山，轮船已开行，改乘晚一班之船。晚8时，至车站送黄修青君离此经罗马返德。

4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去逛赫尔库兰尼姆，上午9时半进去，下午4时才出来，颇逛得尽兴。照着Maiuri［梅尤里］的Guide Book［导游指南］，一所一所去看。赫尔库兰尼姆是当时那不勒斯附郭的小镇，不像庞培为小城市，街道没有庞培那样的车辙深痕，街道两旁的墙上，也没有庞培那样满是政治宣传或娱乐通告，临海的几座别墅极为考究。赫尔库兰尼姆系被火山爆裂后的泥浆所淹没，当时是雨水带着火山灰泥，成为暴流，冲没一切，现在则已结成岩石，甚为坚硬，但是所淹没的东西，如木器及谷物之类，都保存得很好。三脚木桌、床榻及门窗，常保存其原形。楼梯也大半保存，现在罩以厚玻璃，可以拾级登楼。Casa a Graticcio临街楼房，依原形换置新木，就保存的程度而言，实胜于庞培。……

今天游罢归来，颇有点累了，记完这日记便有点想睡。记日记的困难，是有事可记的日子，多是游罢归来，却又没有劲儿多记。怪不得古人善写游记者，多是谪居山水之区的倒运官，既有风景可游，又是闲来无事，可以仔细选择词句，以作游记。

4月16日 星期六

再游庞培。仍照12日所行之路线，惟看得仔细一点，前次所忽视的几处加以补充……游毕，买了几盒画片，以为纪念。

4月17日 星期日

本来预备今天免费逛庞培的，昨天才知道今天是Easter holiday［复活节假日］，各处都休息一天。只好在城中逛马路，坐在海湾畔的公园中，将Guide-book to Pompeii［《庞培导游》］及Museum Handbook［《博物院参观指南》］阅毕。

4月18日 星期一

因为想赶下午5时的火车，只能逛博物院，没有工夫赴庞培，依着参观指南，看那些重要的东西。此间收藏品，以铜器及壁画为最出色，几皆为庞培及赫尔库兰尼姆出土者，石刻亦不弱，如Venus Room［维纳斯馆］中的几件，及Farnese Bull［法尔内塞公牛］之类。下午5时乘车，8时许抵罗马。车站附近正为Hitler［希特勒］的来意而装饰（那不勒斯的海岸及主要街道亦然，当为Mussolini［墨索里尼］要拉希特勒来那不勒斯检阅海军）。适值微雨，找到旅馆，写了两封信，预备明天寄出去。

4月19日 星期二

晨起，投邮后，乘车赴Colosseum［圆形大剧场］，这是罗马时代传下来的大建筑之一，附近即Roman Forum［罗马广场］，至于Temple of Venus and Augustus［维纳斯和奥古斯都神庙］，都夹在二者之间。罗马广场中，最近圆形大剧场的是Basilica of Maxentius［马森齐奥大会堂］，保存颇佳，屋顶尚有一部分是旧物。其旁为一大堆遗址，可以辨认的是House of Vestal Virgins［信奉女灶神的贞女屋］，有石像及铭刻。Temple of Vesta［女灶神庙］，尚留一弧形之柱廊。Temple of Julius Caesar［儒略·恺撒祠］，其墙凹入处，为当时人民为恺撒所立石柱华表。Temple of Castor and Pollux［卡斯多与波鲁斯神庙］，只剩3根石柱。其前为Basilica Julia［朱莉亚大会堂］，仅余柱础。其前为Temple of Saturn［农神庙］，余石柱8根。这些除恺撒祠外，皆在Sacred Way［神道］之左。Temple of Antonius and Faustina［安敦与法乌斯蒂娜庙］，则已改为教堂。Trajan's Screen［影壁］，浮雕颇佳，Black Stone［黑石］下有题刻，相传即为Romlus［罗慕洛］之墓。其旁为Curia［古罗马元老院］，再前为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塞蒂米奥·塞维鲁凯旋门］（此间尚有两凯旋门，皆在广场与圆形大剧场之间，一为Arch of Titus［铁托凯旋门］，一为Arch of Constantine［康士坦丁凯旋门］），拾级而升，越过新筑之马路，即为Forum of Caesar［恺撒广场］，其中之New Genetrix神庙，尚余3石柱，庙左为Bastlies Argentaria［阿尔真塔里奥大会堂］，闻曾发现Graffiti［粗糙雕刻］甚多。由这儿向Via d'Impero而行，即可看见Trajan's Column［图拉真纪念柱］，其前为大会堂及广场，仅保存一部分，余仍为马路、花园及房屋所遮盖。Forum of Augustus［奥古斯都广场］在其侧，其中之Marus Ultor神庙，石柱及墙垣尚保存一部分，可以想见当年之壮丽。Transitorin广场，仅保存础基而已，其所遮盖之古时道路（Via Argiletum）已暴露一部分，可以看出当时的车辙。Verpanum所建的Forum Paris［帕里斯广场］，则仅露出与Transitorin广场相通之门，其余仍为道路所盖。

古代的建筑看完后，即看其旁的近代建筑。Monument to Victor Emmanuel Ⅱ［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纪功廊］，为纪念意大利统一英主而建。Palazza Venezia［威尼斯宫］，即Il Duce［“领袖”（法西斯统治时期墨索里尼的称呼）］所住的地方。Capitol Hill［卡皮托利山］之山脚，有建筑Via de Mare所发现之第2世纪的依山而筑的六层楼住宅。卡皮托利山之顶，为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所设计的建筑，现改为博物院，有著名的维纳斯像，Dying Ganl像，有铜制之男童坐拔足中刺棘像，及狼乳两孩像。

下山后，赴餐馆午膳，即至National Roman Museum［国立罗马博物院］，有著名之石刻数件，为Jeuo女神首维纳斯出世浮雕，Venus of Cyrene等。陈列石刻之游廊，为米开朗琪罗所设计，而全部地基之古代建筑遗址，仍保存一部分。

由此出来后，至Palatine Hill［帕拉蒂诺山］，观罗马盛时之宫室遗址。下山后，至Circus Maximus［大竞技场］遗址，沿Tiber［台伯］河而行，抵Boarium广场，尚有两建筑物存在，一为圆形之亭，或谓Temple of Vesta［灶神庙］，一为希腊式之庙。再前行为Theatre of Marcelius。再前在近代的热闹街市中，找到前年新发现的Argentina Zone的4座Roman Temple［罗马神庙］。走得有点倦疲了，虽找到Pantheon［万神庙］，以时晏已关门，只得返舍。

4月20日 星期三

晨起后，先赴万神庙。其建筑虽屡经重修，已非当时旧物，但仍不失为一座值得参观的建筑物，其中埋有Raphael［拉斐尔］、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及Umberto Ⅰ［翁贝托一世］之遗骸。赴Mausoleum Augustus［奥古斯都陵墓］，正值修理中，不能进去参观。步行至Piazza Popolo［人民广场］，乘车至Porte San Paolo［圣保罗门］，城门旁有Pyramid of Caius Cestius［卡约切斯蒂奥金字塔］。乘车直抵Ostia［奥斯蒂亚］。此为罗马城之海岸商埠，后来废弃，成为荒丘，近来发掘结果，颇多新发现。依着参观指南，参观Via Tank，为城外之丛冢。进城门后，参观店铺、浴堂、戏院、栈房、庙宇及广场。虽保存远不及庞培及赫尔库兰尼姆之佳，宝贵之遗物尤少，然房屋有仍保存其第三层者，石刻及镶嵌画亦多佳者。最重要之发现，为堆栈之遗址，及商业公所之遗址。后者在戏院之后，有六七十间，各公所之地面镶嵌，或为图画，或为文字，多与其业有关。有一小博物院，用屋顶采光法，陈列布置颇佳。下午2时许始出来，很觉得满意。

返城后，赴Piazza San Pietro［圣彼得广场］，先观Mausoleum Hadrian［哈德里安陵墓］，现称为Castle of Saint' Angles［圣天使古堡］，后由圣彼得广场进圣彼得教堂，极为壮丽，乃教堂中最佳者，为前所未见。Vatican Museum［梵蒂冈博物院］已闭馆，只能绕梵蒂冈围墙一周。乘车返舍，途经Royal Palace［皇宫］，至Piazza Exedra［有座位的广场］，有Addis Abadia［亚的斯阿瓦迪亚］所掠来之描金狮子，所谓Lion of Judas［犹大狮］。晚间乘车离罗马。

4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抵Milano［米兰］，换车赴瑞士、意大利北部之Lago Maggiore［马焦雷湖］，由Arana［阿罗纳］至Domodossola［多莫多索拉］风景颇佳，由隧道进瑞士。车在Sinplon［辛普朗］隧道中行14分钟，此后车行万山中，两岸层峰叠嶂，高处仍为积雪，近山麓则树木成林，犹如屏风由Montreux［蒙特勒］而来。车沿日内瓦湖而行，湖光山色，极为动人。抵Lausanne［洛桑］，下车拟住一宵，找到旅馆后，正打算出来逛马路，下起雪来了，大雪纷飞，且以昨夜在三等车坐睡，很不安适，补起4天以来的日记，即行上床睡眠。

4月22日 星期五

在洛桑。上午沿着Avenue d' Ouchy［乌希大道］，至海滨Ouchy Port［乌希港］，雪已停止，地面上已经融消，但日内瓦湖周围的高山仍是积雪，日光出来，远山作紫色，连白雪也被渲染成淡紫色，蔚蓝的天空，近山巅处点缀着几朵白云，湖光作浅蓝色，近岸处十几只白鹅游泳着，三两沙鸥飞翔其中，Le Denantou公园的绿阴中间，露出几座屋子。风景优美，只是晨风颇寒冽，在湖畔坐了一会，又在靠湖的Le Denantou公园中坐了一会。返洛桑城中，由顶热闹的St.Francois Palace［圣法兰西宫］，观St.Francois Church［圣法兰西教堂］，沿着Grand Port［大港］，北端有一座十五六层的新建筑Metropole［大都会］。 至Universit'e［大学］，今日大学的博物馆不开放（仅星期六及星期日开放，任人参观）。至Cathelhale［大教堂］，建筑颇佳，并且位置在高处，可以俯瞰全城及湖水远山。其旁有一城堡，附近有一博物馆，系1898年所创，所陈设者多为陈旧家具，有点像故乡城西的旧货铺子。城中没有什么可逛，仍旧跑回到湖畔去，下午阳光充足，游人亦较晨间为多，坐在湖畔至傍晚始返城。晚间由洛桑动身经法返英伦。这是行程中最后勾留游览的地方，住的旅馆是Hotel Albion［阿尔比恩旅馆］，颇不恶。

4月23日 星期六

晨间抵巴黎，由Gare de Lyon乘车赴Gare Nord。中午渡海峡，风浪尚平静，由Folkestone［福克斯通］登岸。在船中遇及前在梅登堡共同工作的Mr.Fry［弗赖伊先生］，是剑桥毕业的，眼睛只剩一只，还是看不清楚的，真是可怜。傍晚抵伦敦。这4个多月的旅行，总算告一段落。

4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散步Regent's Park［摄政公园］。返舍后，整理这次旅行所得的照片及明信片。下午朱庆永君来，说我的身体比去冬强健得多了，谈了些国内的事，同赴顺东楼晚餐，遇及许宝、龚祥瑞、楼邦彦、黎名郇诸人。

4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校，谒见格兰维尔教授，他也说我比去冬身体好得多了，排定在博物院做点研究的工作。下午与朱君至High街的旧书铺翻阅旧书，买了几本书，花了一镑多钱。

4月26—30日 星期二—六

阅毕A.Lucas，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卢卡斯：《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pp.1—413）。印卡片，预备做beads［珠子］的研究。


5月

5月1—7日 星期日—星期六

这一星期开始将Petrie collection［皮特里搜集］的珠子，先作卡片目录，再行分类研究，预备在一年以内弄好，暑假告终以前将卡片写完。

这星期阅书：Lord Lytton，Last Days of Pompeii［洛德·利顿：《庞培的最后几天》］（pp.1—535）；Woolley，Dead Towns and Living Men［吴雷：《死的市镇与活着的人》］（pp.1—259）。在不列颠博物馆中，依照着Handbook to the Egyptian Mummies and Coffins［《埃及木乃伊与棺木导览》］（pp.1—71）、Catalogue of the Temporary Exhibition of Gulbenkian Collection［《Gulbenkian［东方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品临时展览目录》］（pp.1—26）参观古物。

5月8日 星期日

前日接曾昭燏女士来书，知其已返英。今日往访，遇及王重民君，闲谈至傍晚始散。据云俞大纲曾作一联：“曾昭抡日行千里路，俞大维夜草万言书”，亦国难中之佳话也。这几日伤风流涕，很不舒服。

5月9—14日 星期一—六

阅毕Malinowski，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马利诺斯基：《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pp.1—129）及General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Egyption Collection in B.M.［《不列颠博物馆埃及藏品概况》］（pp.1—419）。星期六在博物院中参观古物，买了几张画片。整理串珠藏品的工作，继续干下去。

5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R.Munro，Archaeology and False Antiquities［芒罗：《考古学与假古董》］。下午赴王重民君处，曾昭燏女士及于道泉、崔骥二君亦在座。至Hampstead Heath［汉普斯特德荒原］一游，傍晚乃返。

5月16日 星期一

阅毕芒罗：《考古学与假古董》 （pp.1—283）。

昨日报载，日寇宣称在砀山附近截断陇海路。今日报载，据日方宣传，谓徐州已被包围，李宗仁已乘飞机西行，希望这消息不确。

5月20日 星期五

阅毕Sayce，The Hittites［塞斯：《赫梯人》］（pp.1—229）。

今日晚间无线电报告，谓德军动员，有侵入捷克之意，欧陆风云忽急。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与格兰维尔教授谈及研究计划。他颇赞许我的工作，提议要我在这儿如能更多住一年，可以向学校替我请求攻读Ph.D.［哲学博士］。我因为经费的关系，至多只能维持一年半，不敢担承，我想等明春再说。 赴书铺子买了14先令的书。

5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书。下午至中国协会观电影，乃外国传教士在南京陷落后所摄日寇暴虐之情况，令人发指。旋至Miss Andersson［安德森小姐］处晚膳。昨日欧洲局面最危急。捷克下紧急令召集后备军，以英法之态度稍强硬，德不敢动，局面渐和缓。

5月23日 星期一

阅毕Murray，Egyptian Temples［默里：《埃及神殿》］（pp.1—238）。

5月25日 星期三

阅毕Baikie，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贝基：《法老领地百年发掘》］（pp.1—247）。

5月26日 星期四

赴书铺子买了4镑的书。这部Ancient Records of Egypt［《埃及的古代史料》］本来早已打算要买了，只是嫌书价太贵。这部是旧书，价钱较贱，恐怕以后难碰到，便下决心买来了。

晚间至王重民君处，约其星期日来叙，并写信给曾昭燏女士，约其同来。

5月27日 星期五

阅毕Shorter，Daily Life of Ancient Egypt［肖特：《古代埃及的日常生活》］（pp.1—200）。

5月29日 星期日

阅毕Baikie，Egyptian Papyrus and Papyrus-Hunting［贝基：《埃及的纸莎草和纸莎草搜寻》］（pp.1—320）。

下午王重民夫妇及曾女士来，谈至傍晚始散。曾云在大陆遇及燕京蒋旨昂君，谈到我在燕京旧事。晚间写了三封信。在给向觉明君的信中，戏作打油诗以调之：

辰州一豪觉明翁，不作道士作史公。三五英儒拜脚下，十万卷书藏腹中。两足上梯如腾云，只手抄书赛旋风。博物院中秘笈尽，顺东楼中饭锅空。

南山园子（South Hill Park）缘分终，收拾行囊渡峡东。旧书摊上佳本罕，塞纳河畔落日红。玻璃房里飞蝴蝶，图书馆中坐蠹虫。谪居花都已半载，不知可曾游胡同。

5月30日 星期一

听Weidenreich［魏敦瑞］之讲演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nd His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blem of Human Evolution［《北京人及其对人类进化问题的意义》］。


6月

6月1日 星期三

接到向觉明君复书：“绝妙好词笑断肠，临了还我泪几行。铲地久钦鬼道士，何时改学卖油郎。”下午听魏敦瑞之讲演Sinanthropus Pekinensi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Fossil hominids［《北京人与其他化石人类的比较》］。

6月4日 星期六

阅毕Mason，The Origin of Invention［梅森：《发明的起源》］（pp.1—413）。是书专述初民之工艺（Technology），虽出版于1895年，尚可一读。晚间请陈君至北平楼吃饭，贺其得硕士学位也。朱庆永君作陪。

6月5日 星期日

阅毕Karlgren，Sound and Symbol［高本汉：《语音与符号》］（pp.1—112）。此书为通俗性质之书。关于音韵学一部分，虽极简略，颇多作者创见。文字学部分，则甚浅薄。书中时有误解中文之处，如：p.46谓“束肉”（“Tied meat” meaning “teacher's fee”）似为束修之误。p.71将名词父兄解为father's brother。p.63谓蒙恬造驼毫笔camel's hair brush，未免伪造史实。p.60谓笔顺有一定次序，引“女”字作++=女，也是该打手心（因为中国人写此字顺序为++，故草书作“ め”）。

6月11日 星期六

阅毕Reisner，Development of Egyptian Tombs to the Accession of Cheops［赖斯纳：《齐奥普斯登基前埃及墓葬的发展》］（pp.1—411）。此书极费工夫，作者之组织力及搜集之材料均为难得。惟其立论，如关于第1王朝之皇陵，已为今春新发现之墓所推翻。由此可见立论之不易。

6月12日 星期日

阅毕Blackman，Luxor and Temples［布莱克曼：《喜克索与圣殿》］（pp.1—189）。此为通俗读物，但作者为此中专家，而以流畅文笔叙述埃及重要史迹、建筑、社会情形、宗教及文学等，颇合普通读者之需要。晚间写了几封信。这两天睡得不好，我有点惧怕生病。

6月13日 星期一

赴Archaeological Institute［考古学院］，听牛津Prof. Carson［卡森教授］之讲演，顺便过访Mound考察队及Duweir遗址考察队之发掘团员。

6月14日 星期二

收到中美协会来函通知，公费得请求延长。自知此事极少企望，但仍欲一试。

6月17日 星期五

阅毕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关于人类学的札记和疑问》］（pp.1—393）。

6月18日 星期六

这几天格兰维尔教授在利物浦大学作考试员，几次找不着，只好先寄请求书，他的证明书待将来补上。我只希望能延长公费4个月，一切便有办法。中午与陈君赴剑桥，乃第一次来此地，幸有樊弘君引导，至Downing College［唐宁学院］，Fitzwilliam Museum［菲茨威廉博物院］及King's College［国王学院］。晚餐后在附近的公园中散步。

6月19日 星期日

在剑桥，找到张宗燧君，一起至Renetion Restaurant中餐，小张谈及去冬在巴黎被敲竹杠百法郎事。下午雇舟，沿河摇舟，两岸绿阴，河中游艇甚多，我与小张都不会摇，东闯西碰，游得颇尽兴。旋返Clarendon街樊弘君处。樊君谈及，杨××留学时，如何吊上赵小姐；返国后夫妇不睦，与秦×太太私姘（补记：杨常与秦太太骑马散心，秦×去函附钱钞，说“不知何以垂青贱内，闻破费不少，奉还银款，尚望放手。”）；在中研院时之武断横行，每日傍午始起，蔡老先生就榻畔与之商酌公事，任意罢免下属；杨太太之虎威，入院检查信件；听差之遭冤被革等事，颇有趣味。（补记：杨之讲演颇能吸引听众，电车中常有讲演海报。有一天问其妻今日电车中见到广告否？赵答以见到逸园赛狗，这狗子可出风头。杨闻之大怒而无可奈何。）

6月20日 星期一

在剑桥，游University Library［大学图书馆］，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人类学与考古学博物院］及菲茨威廉博物院。傍晚返伦敦。菲茨威廉博物院收藏油画、瓷器，及近东、希腊古物，无杰出之品。埃及古物，虽收藏颇丰，除Rameses Ⅲ［拉美西斯三世］之石椁外，无他特出。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民族学方面标本极丰，史前考古学标本亦不少，Ridgway Collection［里奇韦所藏］之货币标本颇佳；中国古物有仰韶及辛店彩陶，香港出土之汉代几何花纹陶片，洛阳出土之玻璃球，安阳出土之白陶，以及其他铜器，如戈、斧、马衔等，颇值得一观。

6月24日 星期五

阅毕J.Huxley and A.C.Hadden，We Europeans：A Survey of “Racial” Problems［J.赫克斯利、A.C.赫登：《我们欧洲人：“种族”问题概观》］（pp.1—292）。与Mr.Peter Fell［彼得·费尔先生］及Mr.Ma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同至上海楼午餐，偕往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所，参观上季E.E.S.［埃及考察团］在Sesebi及Amara West［阿玛拉·威斯特］之出土物。

6月25日 星期六

阅毕Droop，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德鲁普：《考古发掘》］（pp.1—80）。这一星期将Sethe，Middle Egyptian Texts［赛思：《中级埃及文课本》］中Maxim of Ptahotpe and Kagemni［普塔霍特普与卡盖姆尼教谕］读毕。串珠工作照常进行。

6月26日 星期日

在家阅Hogben，Mathematics for Million［霍格本：《百万数学》］，虽系数学之书，而写得极生动，亦难得之书也。陈君预备明天赴Lake District［湖区］去旅行。

6月28日 星期二

将格兰维尔教授的证明书寄给清华。格兰维尔教授说要替我请求此间研究院津贴金。

6月29日 星期三

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朱君深叹留学生之不争气，说听说连留学生还有手淫的，此中学生之事也，言罢相与失笑。下午代向觉明君搜寻旧书，虽有数部而价昂，作复书告之。

6月30日 星期四

阅毕H.N.Evans，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Malay Peninsula［H.N.埃文斯：《马来半岛的民族学和考古学》］（pp.1—161）。晚间至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听Faiman［费曼］报告在Nubia［努比亚］发掘之经过，Sesebi即完工，至于阿玛拉·威斯特，仅作12天的试掘，下半年拟开始正式发掘，约须四五年始能竣事。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Beads Catalogue［串珠编目］，仅弄到No.179，似乎太慢，但一时又着急不来。阅Bryan［布赖恩］节译的Papyrus Ebers［《埃伯斯纸草书》］，依照40年前的德译本，多误译之处。

7月2日 星期六

接到徐贤修君的信，知道他现在梧州勷勤大学当专任讲师，暑假中赴昆明，故乡诸友在那里作救亡工作，办临时中学，闻甚起劲，亦佳事也。赴博物院图书馆，翻阅B.Ebbell［埃贝尔］新译《埃伯斯纸草书》（1937），摘抄数段。晚间陈君由湖区回来，据云其处风景颇佳。

7月3日 星期日

阅毕布赖恩节译的《埃伯斯纸草书》 （pp.Ⅺ+167）。此书虽以译者不懂埃及文，误译甚多，但卷首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之导言，颇值得一读。又阅《百万数学》一章。

7月6日 星期三

昨宵失眠，夜深2时许才睡着，自己亦不知道什么缘故，今日一天精神不好。到博物院去闲逛，顺便买了一本小册子Book of the Bead［《串珠手册》］（pp.1—42），依着这册子看东西。晚间朱庆永君来谈。

7月7日 星期四

今日是卢沟桥事变的一周年纪念。上午到图书馆去，抄录英译《埃伯斯纸草书》及Rhind，Mathematics Papyrus［莱因德：《数学纸草书》］几段。下午领朱庆永君参观学校及Lackish Expedition［莱基发掘团］。

7月8日 星期五

阅毕Perry，Growth of Civilization［佩里：《文明的发展》］（pp.1—232）。此公偏见极深，将文化传播说推到极端，不值一驳。

7月14日 星期四

赴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听Mr.Emery［埃默里先生］讲演Three Tmportant Tombs of 1st Dynasty［《第一王朝的三座重要墓葬》］，即其在萨卡拉所发现之金字塔形墓（Neb-ka），陪葬物极丰富之Hemaka［海玛卡］墓，及最近发现之King Aha［阿哈王］墓。

7月16日 星期六

阅毕霍格本《百万数学》（pp.1—641）。此书去年出版，风行一时，盖能以浅显生动之文笔，解释枯燥之算学，自属难得之书，唯自己未学过球面三角及微积分，此两章稍觉困难，统计学一部分（Theory of Error［误差论］），亦有未能了解处。

7月17日 星期日

开始阅History of Herodotus［《希罗多德史》］，系Rawlinson［罗林森］译本（Everyman Library Edition［大众图书馆版］）。此希腊史家之文笔浅显流利，叙事写人，极为生动，颇有《史记》之风味。

7月27日 星期三

阅毕《希罗多德史》第1卷（pp.1—328），第2卷（pp.1—328）。

7月28日 星期四

阅Spiegelbery，Credibility of Herodotus's Account of Egypt［斯比格尔伯哥：《希罗希德关于埃及叙述的可靠性》］（pp.1—40）。今天赴医院看牙病，据医生云，如不即时诊治，将成pyorrhoea［牙槽脓溢］。

7月29日 星期五

赴医院治牙病。阅斯比格尔伯哥《希罗希德关于埃及叙述的可靠性》。

7月31日 星期日

阅毕Renard，Life and Work in Prehistoric Times［雷纳尔：《史前时期的生活和劳作》］（pp.1—22）。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今日是Bank Holiday［公假日］，有钱的人都避暑去了，连房东夫妇也到比利时去住一星期。

8月4日 星期四②③

阅毕Kendrick and Hawkes，Archaeolog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141931［肯德里克、霍克斯：《考古学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14—1931》］（pp.1—352）。此书撮述20年英国考古学之发展，极为详审，为很难得之作，闻［出版］次年即有德文译本。

8月6日 星期六

阅毕Petrie，Ten Years Digging in Egypt 18811891［皮特里：《埃及发掘十年1881—1891》］（pp.1—186）。此书叙述氏最初考古工作，为通俗读物，插图丰富，虽内容大多复述于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考古学七十年》］中，仍值得一读。

8月7日 星期日

这几天很热，今天下雨，稍凉快，有故国秋日的风味，日寇下九江、攻汉口，在东北又与苏俄起冲突，不知变化如何？小陈收拾行装，预备赴德。

8月8日 星期一

格兰维尔教授刚收到Seligman and Beck，Far Eastern Glass：Some Western Origins［塞利格曼、贝克：《远东的玻璃器——若干西方来源》］（pp.1—64），交给我阅读。这篇文章，贝克对于Glass Bead［玻璃珠］的作法研究及与西方比较，自属有贡献；但塞利格曼的东西交通及中国考古学方面的论断，无什么价值可言。

8月10日 星期三

阅毕MacIver，Etruscans［麦基弗：《伊特拉斯坎编者注：古代意大利西北部。人》］（pp.1—150）。这是通俗读物，写得很不错，以氏为英国对于此学之最高权威，颇有心得，而能以显明文体出之。晚间弄桥牌，临睡时已11时半。陈君已决定本星期六赴德。他家中新近汇到50来镑，又要求到救济费30来镑（此事我很反对，曾面斥其非），预备在德居三月左右，即仍返英。他要求我答应，将来无钱返英时一定借给他5镑。这三年来，他每次家款迟到时，借5镑、10镑，我都答应，可是这一次我怕他乱用，想迫他自行节制，故意不肯答应，他很生气，忿忿地熄灯而睡。

8月11日 星期四

陈的气未消，晚间我回来时，他在那儿整理行囊，睬也不睬我，我知道他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我看不起他的人格，睡后，听得他辗转不能成眠，又有点可怜他，预备明天向他解释。

8月12日 星期五

今天到银行领取了钱，又预备写一封婉转的信给陈，怕他不好意思说话，以书面解释较易下台，他如要钱也可即给他。晚间回来后，他正在楼下房东房中，一会儿他上来了，他的样子变了，晨间那种冷若冰霜的神气，现下忽而没有了，我问他整理完了没有，他说都完了，只有大衣箱不好带，我说何不存在吾处，他的脸色更为喜气冲冲，便开口说：“老夏，吾误会了你，我知道你是好意。我老实告诉你，我昨夜一晚睡不着，越想越气，我难道不值5镑钱，今天还气了大半天，后来想转来，你是好意，要我自行节制。我现下的钱，在德用上三个月后，还可有多余。我买了来回车船票及在德可用三个月的登记马克，仍剩下几镑钱，救济费还未领取，已呈准返英后再取。我误会了你，我这两天的精神上苦痛，比预备硕士考试还厉害，完全好像失恋一样，不过我现在知道你了。”我不等他说完，将我写好的信，指出几段给他看。他说：“我完全了解了。”他这样一来，我倒被完全感动了。两个人像小夫妇吵架后和好时的情形一样。我帮他整理行囊，他将大衣箱放在我室中，又将小提箱、留声机及几部书都交托与我，两人又随意谈谈，谈到夜深始睡。

8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书铺，替向觉明购书，他已离法返国了。书系已绝版之夏德等译注《诸蕃志》，但已被他人购去。返后，为陈君饯行，送他到Victoria［维多利亚］车站，代之购买车票，并拍电约谭来车站迎接。自己年来，除离家时一度动情，几行下泪外，从来未受情感冲动，这一次送陈后，想到几年来同作天涯沦落人，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儿，颇为伤心，几行下泪，勉强忍住。赴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兜一个转儿，又赴Science Library［科学图书馆］翻点书，心中稍为好过一点。返家后，看见室中的情形，又不禁鼻酸，至12时许始睡。

8月14日 星期日

晨7时半即醒，勉强捱到8时半起身花了一个早晨的工夫，将东西搬到新租的小室中来，乘机整理文件，撕去了一部分，到下午才整理完毕。昨天睡不好，今天精神不佳，房东也看出来，下午送茶及点心来安慰我。这小室宽2.5米，长3米，真可称斗室了，并且water tank［水箱］即在房中，水声潺潺，颇为扰人。室临小院，绿阴芳草，侧径通Adelaide 路，汽车隆隆声时常可闻，朱红色的公共汽车，由绿阴畔飞驶往来。眼福亦不恶，戏作一联以解闷：“目观绿阴朱轮影，耳听高山流水声。”

8月18日 星期四

阅毕Dennison Ross，Persians［D.罗斯：《波斯人》］（pp.1—135）。Peet，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s of Egypt，Palestine，and Mesopotamia，etc.［皮特：《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比较研究》］（pp.1—136）后一书颇佳，可作埃及古代文学之入门。晚间曾昭燏来谈。

8月21日 星期日

阅毕Petrie，Religious Life in Ancient Egypt［皮特里：《古代埃及的宗教生活》］（pp.1—214）。抄录《埃伯斯纸草书》中妇科一部分，用B.Ebbell［埃贝尔］之翻译。今天星期日，一个人独步公园中，虽稍觉孤寂，但天气甚佳，阳光满地，有点类似故国的春秋佳日，自九江下后，战事又沉寂，不知前途如何？下午往中国协会，听胡适之先生讲演抗战一周年的感想，会场中捐款2先令。晚间写家信。

8月22日 星期一

接李济之先生7月8日来函，谓已向梅校长说过，延长事可无问题，心中又惭又喜，现在静候校中正式通知。来函有云：“我们应该谢谢上帝，把我们托生在这一个大时代，躬临一个新的Era［时代］，假如我们的生命也算在这一个大结账的细目内，我们只有感觉得一种光荣吧！此外还有什么计算呢！”

8月27日 星期六

阅毕Wheeler，Verulamum：A Belgic and Two Roman Cities［惠勒：《弗朗西斯·培根：一座比利时城址与两座罗马城址》］（pp.1—228）。氏为英伦田野工作考古学家之杰出者，此书系其在1930—1934年四季在St-Albans［阿尔布斯街］之工作报告，观其如何搜集证据，如何整理发表，极见其精粹之处。

8月28日 星期日

拿着昨天阅毕的发掘报告，亲自赴阿尔布斯街实地观察，其地前曾与陈君去过一处，此次重临，因为看过报告，自然好得多了。至罗马遗址时，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来，赴博物院中一观陈列品，及就地保存之mosaic［镶嵌画］及热气设备，后沿城墙观N.W.［北、西］城门及二城楼。至Belgic Town［比利时镇］，在森林之中，已难觅迹。返至Roman theatre［罗马剧场］，未曾进去。

8月29日 星期一

阅毕Budge，Egyptian Religion［巴奇：《埃及的宗教》］（pp.1—198），为1900年出版，材料大半依Book of the Dead［《死人书》］，已完全Out of Date［过时］。今日曾女士迁入此间，课毕返家后，随便闲谈，我的态度很明决：“还君明珠双泪堕”。

8月31日 星期三

如果清华公费不能补添，则今日为公费完止之日。研究工作，串珠编目，已达360号。节衣减食之所积，足供一年有余，“三年海外余血泪”，自问何苦！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前日因为买了打字机，经济支绌，今日又大买旧书了。

9月4日 星期日

阅毕B.Brown，The Art of the Cave-dweller［布朗：《穴居人的艺术》］（pp.1—273）。此书由一美学观点来叙写及批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颇值得一读。今日偕曾君赴阿尔布斯街，担任指导员，参观罗马遗址。阅毕Ormsby-Gore，Illustrated Regional Guide to Ancient Monuments Vol.Ⅱ［奥姆斯比戈尔：《古代遗迹的区域性导游图说》第2卷］（pp.1—86）。

9月11日 星期日

这一星期阅毕E.A.Parkyn，Prehistoric Art［帕金：《史前艺术》］（pp.1—337）及Breasted，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布拉斯特德：《古代埃及的历史》］（pp.1—454）。前者叙述西欧史前艺术，至Celtic Art［凯尔特人的艺术］为止，包括范围颇广，插图尚多，但似不及布朗《穴居人的艺术》之精粹。布拉斯特德之书，即其History of Egypt［《埃及历史》］之复本，稍加删节而已。课务虽在假期中，仍颇忙迫，串珠编号已达390串。身体这一星期不甚佳，希望不要出意外的病患。国际局面极险恶，要看明天Hitler［希特勒］在Nuremberg［纽伦堡］的讲演而决定，国内抗敌正在剧烈战争中，广济失守，德安危急，举世烽火，瞩目兴叹。

9月14日 星期三

阅毕Capart，Primitive Art in Egypt［卡帕尔：《埃及的原始艺术》］（pp.1—290）。此书虽系1905年出版，但其立论及材料，仍极有用处，范围限于prehistoric［史前时代］及protohistoric［原史时代］，搜集材料极为详尽，叙述顺畅，仍值得一读。欧洲局面，日益紧张，昨日我即劝曾君早行返国，不必等候月底。捷克昨晚下令戒严，谈判决裂，形势极紧张，英皇今日返伦。

9月17日 星期六

购了一本B.M.［不列颠博物馆］（by Gadd［加德所写］）The Assyrian Sculpture［《亚述雕塑》］（pp．1—76），在不列颠博物馆一面参观，一面阅读。国际形势，昨日Chamberlain［张伯伦］去德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形势稍和缓。星期四晚9时余，晚报号外，沿街呼唤，谓捷境冲突，死伤数千人。我夜半醒来，听车轮声还以为德军飞机来了，今晨才知都是谣言。

9月18日 星期日

阅毕Müller，Egyptian Mythology［米勒：《埃及神话》］（pp.1—245 + notes［注释］68）。此书写得颇不错，作者搜集史料，涉及埃及古代宗教之各方面，不限神话也。前天去治牙疾，今日胃病又发，精神甚为不适。

9月20日 星期二

曾君本拟昨晚离英，到了车站才知道本星期起没有夜车，今晨与蒋彝（？）君及Miss Julia［朱莉娅小姐］同赴车站送行。归途中经查令十字街旧书铺，又购了几本旧书。欧洲局面，似乎捷克要吃亏受屈一点。

9月24日 星期六

昨天张伯伦在德谈判，无结果而归，德国下最后通牒，限6日决定。欧洲局面，骤复紧张，德国动员已近150万，捷克总动员，法国动员近100万，战事一触即发。校中今日已张贴“To Air Raid Shelter［至防空洞］”的指牌，系中博物馆已分别鉴定珍品，紧急时即行移放安全处所。伦敦各处，已布置A.R.P.［air raid precautions 空袭预防措施］，各居民皆试毒气面具之大小，以便紧急时即行发放，前途极为黑暗。

9月25日 星期日

阅毕Lowie，Primitive Society［洛伊：《原始社会》］（pp.1—428）。此书材料丰富，组织有系统，持论公允，很值得一读。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古物。

9月27日 星期二

昨日英国首相再派人飞德接洽，结果失败。昨晚希特勒广播，仍坚持前星期之主张，英国已定明日召集国会。校中已发通知，开学延期一星期。伦敦儿童，定明日起开始遣往乡间。校中博物院，将埃及古物稀有者，即行装箱，后天运往乡间，自己在校中帮忙。晚间冒雨至中国协会，听英国首相广播讲演，返家知已散放防毒面具。写信给陈凤书君，劝其当机立断。

9月28日 星期三

英国海军昨晚已下动员令，德国有今日下午2时总动员进攻捷克之消息，英国紧急国会开会。自己在校中帮助古物装箱。傍晚的消息，谓明日下午英、法、意、德四个头领聚集作最后谈判。伦敦地底车，昨晚8时起，已一部分停驶。儿童已一部分撤退郊外。公园中已掘备炸沟。晚间由校中返家时，得陈君来信，有返伦意。

9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校，仍帮忙古物装箱。时局稍安定。晚间朱君庆永来谈，新由法返伦。据云，龚祥云君等6人，已于前月底得允许延长之复信，我自己的信迄今尚无音讯，恐已无希望。

9月30日 星期五

晨起后，房东来云，昨宵11时半陈凤书君由德返此间。Munich［慕尼黑］谈判，据晨间3时广播，已得结果，四巨头签订条款，天大风云，完全消散。赴陈君房中，闲谈至11时。赴医院治牙疾。晚间又在陈君房中谈话，10时半返舍安睡。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今天是希特勒预定进兵入捷克的日子，幸得和平解决。下午与陈君至海德公园，参观高射炮及防备轰炸之壕沟。

10月2日 星期日

这一星期阅毕Boyd Hawes，Crete，the Forerunner of Greece［博伊德·霍斯：《克里特，希腊人的祖先》］（pp.1—154）及Hall，Aegean Archeaology［霍尔：《爱琴海考古学》］（pp.1—263）。前者虽为小册子，但叙述简明，惜除平面图外，无其他插图。后者颇佳，为入门要籍，插图不及作者后来出版之Civilization of Greece in Bronze Age［《青铜时代的希腊文明》］之多，但其内容似较扼要。插图过多，有时反嫌乱人，失其纲要。

10月9日 星期日

阅毕Glotz，The Aegean Civilization［格洛茨：《爱琴海文明》］（pp.1—406）。此书叙述较详尽，作者系希腊古史专家，故注意及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不仅限于物质遗存，叙述虽因之生动，但由考古学家观点视之，有时颇嫌废话太多，觉其冗长。

10月10日 星期一

往皇家学会，听柴尔德教授讲演India and the West［印度与西方］。

10月15日 星期六

阅毕Hadden，Evolution of Art［哈登：《艺术的发展》］（pp.1—338）。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顺便提及前天见导师及攻读Ph.D.［哲学博士］，以及导师允设法津贴经费事，朱君亦颇赞同。随便闲谈，至11时许始告别。

10月16日 星期日

与陈凤书君偕赴Birmingham［伯明翰］，参观Art Gallery［画廊］、博物院、图书馆及Aston Park［阿斯顿公园］。画廊中有Cox［考克斯］、Millais［米利斯］及Rosetti［罗塞蒂］诸氏之名画，颇不错。后赴Deritend街，一观14世纪之旧屋，返伦已10时余。这几天觉得有点疲倦，想走动一趟，以便振作精神，回来后身体稍觉有点累了，但精神似较佳。

10月17日 星期一

听J.Capart［卡帕尔］的公开讲演 Unconventional Art of 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的独特艺术》］。下午见导师，商量论文事。

10月22日 星期六

昨日广州陷落消息，今已证实。昨日午间，请Mr.Fell［费尔先生］吃中国饭，途中见午报登载日寇入广州，尚半信半疑，广州失守如此之速，殊出意料之外，汉口亦在危急中。报载有主和议者，但希望能主战到底，在此时期岂能言和。午后送费尔先生及Mr.Ma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上车赴埃及发掘。串珠编目，已达500号。

10月23日 星期日

阅毕Tyler，New Stone Age in North Europe［泰勒：《北欧的新石器时代》］（pp.1—307）。今日报载Sir.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死耗，幸得去年参加发掘，否则今年Armant［阿尔曼特］及Tell-Duweir［即“莱基”］皆结束，必甚困难。写了二封信，到印度同学寓中去闲谈，晚间至王重民君处闲谈，一天便这样过去了。

10月25日 星期二

阅毕Shorter，The Egyptian Religion［肖特：《埃及的宗教》］（pp.1—144）。这书为通俗读本，篇幅不多，叙述明畅，但嫌插图过罕耳。

10月29日 星期六

阅毕Petrie，Amulets，Illustrated by the Egyptian Collection in University College［皮特里：《护身符，大学学院收藏的埃及藏品图说》］（pp.1—52）。

10月30日 星期日

送陈凤书君赴法，车站中遇及郭骥君，亦来为陈君送行也。旋赴自然历史博物馆。阅毕Fox，Personality of Britain［福克斯：《不列颠的特性》］（pp.1—94）。此书篇幅不多，写得极精彩，以英伦之地理环境，解释英国史前史，极值得一读。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

前星期汉口陷落后，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战事虽不顺利，但在意料之中，努力继续抗战，仍有一线希望，惟自恨不能效命沙场耳。今日报载日寇又侵福州，在福州南面登陆，覆巢之下无完卵，故乡恐亦终不能免。个人家族之祸福，系于民族之存亡，此生无他奢望，但欲见故国复兴，逐出日寇。愿以此自誓！

11月6日 星期日

阅毕Budge，The Mummy［巴奇：《木乃伊》］（pp.1—484）。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一游，中国古物部已于前星期起开放，将以前之佛教室改为远东室，东西不多，无特出之品，反不若亚洲室之斯坦因所得者之出色。晚间写两封信。

11月10日 星期四

前天写信与柴尔德教授，询问关于串珠，今天收到复信。

11月12日 星期六

昨天在中国协会中，遇及黄宗石君，系学军事者，亦十中毕业，与吴学荣辈同级，瑞安人。今天偕之同赴牛津游览，细雨蒙蒙，游得并不痛快。旋赴Stratford Upon-Avon［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故地重游，时已傍晚，莎翁故居已停止开放，仅在其纪念铜像畔徘徊而已。返伦敦在顺东楼晚餐。

11月13日 星期日

阅Petrie，Prehistoric Egypt［皮特里：《史前时代的埃及》］。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浏览埃及古物。

11月15日 星期二

写了Notes on the Antiquity of Socketed Celts in Chinese［《试谈中国有銎斧的年代》］，交与格兰维尔教授看，拟寄给《古物学》发表。

11月19日 星期六

赴Sunday Times Book Fair［星期日泰晤士书市］，参观陈列各书局新出之书，听Haldane［霍尔丹］之讲演A.R.P.［空袭预防措施］。

11月20日 星期日

阅毕Dawson，The Age of the Gods［道森：《神的时代》］（pp.1—384）。

11月26日 星期六

阅毕G.Childe，The Aryan：Study of Origin of Indo-Europeans［柴尔德：《雅利安人—印欧语系民族起源研究》］（pp.1—212）。

11月27日 星期日

复阅皮特里《史前时代的埃及》 （pp.1—50）。晚间朱庆永君来闲谈，至10时半始去。


12月

12月1日 星期四

王维诚君由牛津来，约之午饭，朱君庆永及王君绳祖亦在座。饭后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古物。阅毕Leakey，Stone Age Africans［利基：《石器时代的非洲人》］（pp.1—196）。

12月4日 星期日

下午应王绳祖君之约，赴其寓所，朱君及王铁崖君亦在座，弄桥牌，茶点后继续弄到傍晚，同赴顺东楼晚餐。

12月5日 星期一

串珠编号到600号，开始作Corpus［集成］。

12月8日 星期四

阅毕G.Childe，Prehistory of Scotland［柴尔德：《苏格兰史前史》］（pp.1—267）。

12月10日 星期六

作串珠集成，去取之间，颇费斟酌，思索再三，忽及Basic Dimension［基本尺寸］一途，颇为自喜。惟胃病又发，颇为所苦。

12月11日 星期日

赴同乡黄宗石君处闲谈，弄桥牌，晚餐后始返。夜间胃病又发。身体衰弱，半月来遗精四次，颇自惧。

12月16日 星期五

校中今日起开始放寒假，自己仍是照常到校工作。晚间赴格兰维尔教授家中Chistmas Party［圣诞节聚会］，玩了一些游戏，11时半始散。

12月17日 星期六

阅毕Maspero，Manu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马斯伯乐：《埃及考古学指南》］（pp.1—370）。今日天气骤寒。这一星期来以胃病关系，精神不振，这两天午后返家昼寝一小时。客中百无聊赖，殊为可怜。

12月19日 星期一

今日天气更寒，下起雪来，校中工作室中如冰窖一样，穿起大氅工作。

12月22日 星期四

阅毕Elliot Smith and Dawson，Egyptian Mummies［埃利奥特·史密斯、道森：《埃及木乃伊》］（pp.1—185）。今日起校中关门一星期，天雪奇寒，到不列颠博物馆图书室中避寒。

12月24日 星期六

阅毕Malinowski，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马利诺斯基：《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pp.1—480）。今天是圣诞节前夜，房东等都出去，享乐跳舞去了，屋子中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冷清清的，颇为无聊。马利诺斯基此书，不仅为人类学中杰作，且亦为假期中消遣之佳品也。

12月25日 星期日

圣诞节。阅毕General Handbook of Pitt-Rivers Museum［《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概况手册》］（pp.1—63）。约朱庆永君晚间来闲谈。

12月27日 星期二

阅毕Brunton，Badarian Civilization［布伦顿：《巴达里文明》］（pp.1—116）。

12月29日 星期四

阅毕Freud，Totem and Taboo［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pp.1—246）。雪停天霁，天气渐转温暖。报载汪氏倡议主和，不见采纳，辞职离国。前日近卫之和议条约，不啻欲陷吾国于万劫不回之殖民地，抗战之牺牲，已达此地步，尚有何和议之可言。

12月31日 星期六

阅毕W.Blackman，The Fellahin of Upper Egypt［布莱克曼：《上埃及的农民》］（pp.1—316）。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今年只前日和今日看了两次电影。

晚间应王重民君之约，在其寓中饮酒闲谈，以度此客中之年夜，朱君庆永及牛津尤（？）君、四川张女士亦在座，最后崔（？）君亦来，至午夜始散，返舍已12时许矣。


1939年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海外飘零，已达三年半了，欧陆的风云，仍在不可测之数。祖国的抗战，自汉粤二城失陷后，仍能以壮烈之牺牲，继续抗战。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自己仍置身事外，在图书馆中、博物院内，埋首书本与古董堆中，想起来实深惭愧。希望再埋首苦干一年，将此间工作告一段落，希望国事有新曙光，自己返国后即闲散无事也是甘心。公费已于去年8月告终，自己节衣缩食，虽购书花费共达97镑有余，仍省下300来镑。加上返国旅费50来镑，自己决定再多留国外一年，自行维持，用到现在，仍剩308镑，除去返国旅费及学费、考试费预算共需100镑，剩下200镑，足可维持一年，拟以此时间做完整理串珠工作。格兰维尔教授允许，如果满意，可给学位；并口头允许，暑假中给予奖金。自己拟专心从事此无聊之工作，暂将与此事无关之书籍放置一边。去年的日记，大半只记阅书的工作，今年恐连这些工作也寥寥无几，更没有什么可记，好在这本日记簿所剩不多，省些篇幅亦属佳事。今天元旦，将Corpus of Ancient Egyptian Beads［古代埃及串珠集成］作完。

1月3日 星期二

收到此间校中会计处催缴学费的信，赴银行取出钱来，缴了32镑，未免有些心痛。

1月8日 星期日

这一星期，阅了两本小册Ormsby Gore，Ancient Monuments Vol.Ⅰ，Vol.Ⅲ［奥姆斯比·戈尔：《古代遗址》］第1卷（pp.1—56），第3卷（pp.1—70）。预备有机会，再参观几个古迹，但是金钱和时间，皆不允许我，此想恐成空想。阅毕Petrie and Quibell，Naquda and Ballas［皮特里、奎贝尔：《涅伽达和巴拉斯》］（pp.1—70）。今年拟多阅埃及考古工作报告。

1月15日 星期日

这星期串珠编目30余号（总数达662）。课外阅书：R.R.Schmidt，The Dawn of the Human Mind［R.R.施米特：《人类理智的开端》］（pp.1—222）。

1月17日 星期二

收到大哥来信，谓绵绵侄女，将于今年3月结婚，又附着铮女来信。另看见孩子们长大，不知道自己已渐老了。

1月22日 星期日

阅毕Budge，History of Egyptian People［巴奇：《埃及民族的历史》］（pp.1—245）。这星期起，又开始学德文，希望不要再一曝十寒。星期日上午散步直抵摄政公园。返舍后有点不适。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雕刻，按图索骥，将Egyptian Sculptuure Gallery［埃及雕刻陈列室］全部看完。

晚间写信向大哥为绵绵侄女出阁道喜。宵来作梦，梦见归家。门前空地上有几个小孩子在那儿游戏，其中一个又肥又白的男孩，看见我来，牵着我的手，引我进门来，我猜想这便是煊儿吧！账房中听说我回来，出来相迎的是父亲与一位老头儿，他自己介绍说是大房大伯。接着一群老头儿出来，阿公、五伯、三伯都在内，仅依稀可认，三伯不是已去世了吗？我暗中纳罕。母亲房中，六婶及好几位长辈妇女，旁边一个中年的出来说“你还认得妗娘吗？”我记起自从那年避难乡间，十多年没有见面，她背后站着那位，大概便是始终未曾见面的表嫂吧！我到前间去，大哥大嫂正忙碌着在引挂锦屏，看见我来，便放下小锤，伸出手来与我拉手，我知道他们有点惊奇我的回来，连忙解说道：“我本来不想回来，连贺喜的信都已付邮了，后来一想，不若先回来一趟，过几天再出国继续。”说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说不通，再度出国，是否可能呢？是不是有点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心中不免着急，便醒转来了。

1月29日 星期日

阅毕Petrie，Diospolis Parva［皮特里：《狄奥斯坡里斯·帕尔瓦》］（pp.1—57）。这星期起，又开始学习德文，希望能够翻阅参考书。下午赴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矿物。晚间胃病又发，较前星期更厉害，奈何！奈何！

1月31日 星期二

昨天为小陈寄书的事，又跑转运公司一次。串珠编目，仅到730，这两天为Qau［卡乌］7578的串珠，三纸袋共5000余，整整费了一天。


2月

2月1日 星期三

赴医院治胃病，希望不要再作怪。

2月5日 星期日

这星期阅毕Slack and Thompson，A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German Language［斯莱克、汤普森：《德语实用语法》］（pp.1—90），将其Practical German Reader［《实用德语读本》］亦看了一半，共17课。对于德文，觉得并不十分难，不过生字太多而已。串珠编目，仅超过750号。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Babylon and Assyria［巴比伦与亚述］部。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2月12日 星期日

串珠编目，已达800号。这一星期，又为胃病所苦。

2月19日 星期日

这一星期，赶着将德文读本弄完。串珠编目，已达850号。胃病稍痊。昨天朱庆永君约王重民君夫妇茶叙，叫我作陪，谈及最近死去的钱玄同氏。据王重民君云，疑古先生婚事不合意，经济方面又受太太限制，居恒郁郁，（……）；自光绪末入京，仅出城赴津开会一次，此次平津失陷，氏以苏武自居，乃侄钱稻孙作说客劝之出山，常遭闭门羹，不幸去世，殊为可惜也。

2月20日 星期一

阅毕Petrie，Wainright and Macky，The Labyrinth Gerzeh and Mazghuneh［皮特里、温赖特、麦凯：《格尔塞和马兹古纳的迷宫》］（pp.1—55）。今天收到汤象龙君的航空信，国事似乎尚有希望。报载汉奸陈篯被刺，足快人心；旧历新年，日寇有在台州企图，如成事实，则唇亡齿寒，故乡恐亦不能免，思之惕然。

2月25日 星期六

阅毕Garrod，The Upper Palaeolithic Age in Britain［加罗德：《英国的后期旧石器时代》］（pp.1—194）。

2月26日 星期日

将Beads Cards［串珠卡片］做Type Index［类型索引］。下午朱庆永君来闲谈，傍晚始去。晚间写了三封信。

2月27日 星期一

赴Palestine Expedition Soliety［巴勒斯坦考察学会］，去购一册Quarterly Statement［《季刊》］，以其中登有去年Tell-Duweir［即“莱基”］之发掘报告也，花了5先令。自抵英以来，购书所费已达100镑1先令，以后要节省一点才是。串珠编目，已达900号。今晚看电影Pygmalion［《皮格马利翁》编者注：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热恋自己所雕少女像。］。


3月

3月1日 星期三

今天又买了1镑半钱的旧书，老脾气一时改不掉。

3月2日 星期四

阅毕MacIve，El Amrah and Abydos，Part Ⅰ［麦基弗：《阿姆拉和阿拜多斯》第一部分］（pp.1—60）。

3月4日 星期六

阅毕不列颠博物馆出版之How to Observe in Archaeology［《考古学规程》］（pp.1—115）。下午约王友三君夫妇及朱庆永君茶聚闲谈。

3月5日 星期日

似乎得了流行性感冒，感到不很舒服。上午至朱庆永君处闲谈，旋至李泰华君处，取得陈凤书君寄赠的画片。拿回来打开一看，吓得一跳，赤条条的女性，举着水瓶，凝眸正视，原来是Ingres［安格尔］的La Source［《泉》］。这两天阅H.R.Lowie，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H.R.洛伊：《文化人类学学说史》］（pp.1—391），写得很不错，一口气读完它。

3月9日 星期四

阅毕Quibell，Hierakonpolis［奎贝尔：《希拉康坡里斯》］Ⅰ（pp.1—12），Ⅱ（pp.1—55）。这发掘的成绩非常重要，可是发掘的技术极幼稚，许多铜器及牙器，都给毁坏了，没有保存下来，报告写得亦不详尽，有许多东西在大学学院，无法查其出处，仅知由希拉康坡里斯出土而已。

3月12日 星期日

串珠编目，已达960号。上午编Index of Provenance［发现地点索引］及类型索引。下午赴Albert and Victoria Museum［艾伯特与维多利亚博物馆］，参观新开放之中国美术品部，陈列方法比前进步，猷氏所藏古物售与此院中，几占一半。

3月19日 星期日

阅毕Buxton，Primitive Labour［巴克斯顿：《原始劳动》］（pp.1—267）。下午应朱庆永君之约，赴中华协会茶叙，招待时昭瀛、施其南君由德来英游览。久未晤面，此君土气不减当年，开口便夸自己如何阔，冬天没有热水管的房子不住，夏天没有山水的地方不住。谈及王栻君近况，据云国难期中家居，一连生了两个男孩，称之为难兄难弟。

3月25日 星期六

阅毕Breasted，The Oriental Institute［布雷斯特德：《东方的研究机构》］（pp.1—439）。下午赴王重民君处茶聚，朱庆永君亦在座，帮着王君搬行李。

3月26日 星期日

这两星期来胃病又发，昨天在王重民君处吃了几个栗子，昨晚更为痛得厉害。看了几章A.Neuberger，The Technical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Ancients［纽伯格：《古代文明民族的工艺和科学》］。下午朱庆永君来谈。

3月29日 星期三

因为胃病又发，到医院去诊治，由下午1时起，在候诊室等候，弄到5时许才出来，整整地花了一个下午，幸亏带了一本书去，将纽伯格《古代的工艺和科学》阅毕（pp.1—506）。

3月31日 星期五

胃病这两天稍佳，精神渐恢复，下星期拟赴牛津小住几天。欧洲局面，自捷克被灭后，形势又行严重。今天收到L.B［行李寄存处］的来信通知，嘱添交签字样式一份，以便另行存放安全地方，为A.R.P.［air raid precautions空袭预防措施］之节目也。串珠编目，仅达1050号，最早冬间始能应试。希望不要半路出了乱子，在这里陪着人家受惊，或者甚至于在Civil casualty［伤亡平民］名单中列名，那又何苦呢！国内战事，前日南昌失守，其他阵地无大变化，但如果欧洲局面变恶，远东方面恐亦受影响。


4月

4月1日 星期六

今天胃病又转恶劣，整个下午胸膈闷胀生痛，晚间吐了两次，稍感轻松。

4月2日 星期日

今日精神虽觉稍倦，但胃部不作痛，希望不要再作怪。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Jewellery Room［珠宝首饰部］，将Marshall［马歇尔］的Catalogue［《目录》］绪言阅过，再按图索骥，选看几种Necklace［项链］。

4月3日 星期一

阅毕Garstang，Burial Customs of Ancient Egypt［加斯唐：《古代埃及的埋葬风俗》］（pp.1—210），是氏于1903—1905年在Beni Hassan［贝尼哈珊］所发掘M.K.［Middle Kingdom，中王国］墓葬的报告，为一般读者而写，写得很不错，值得一读。胃病仍不见佳，一个下午不舒服，晚间呕吐一次，夜里一连呕吐两三次，到4时半才入睡。

4月5日 星期三

这两天胃病虽稍佳，但精神极坏，下午又去看病，医生似乎知道他用药不合，改了两样药水，叫我将前星期拿的两样药不要再用了。

4月7日 星期五

今天是Good Friday［耶稣受难日］。下午去找朱庆永君，一同到中华协会去打乒乓球。胃病稍佳，星期日拟赴牛津。

4月8日 星期六

阅毕Ayrton and Leah，Pre-Dynastic Cemetery at El-Mahasna［艾尔顿、利厄：《马哈斯那的前王朝墓葬》］（pp.1—35）。

4月9日 星期日

赴牛津小住数日，约定朱庆永君同往，朱君坐游览车先去了，抵牛津时，王维诚君在车站等候着。三个人一同进城，经过D'Oily城堡，是William the Conquest［征服者威廉］时期的城楼遗迹。旋至餐馆午餐后，到公园中去散步，一回走，一回闲谈。春风荡漾，坐在树阴下闲谈，在王君处茶聚，袁家骅君亦来谈。晚间送朱君上车返伦敦，自己在127 Woodstock Road［伍德斯托克路127号］住下来。

4月10日 星期一

赴Ashmolean Museum［阿什莫兰博物馆］，见Mr.Leeds［利兹先生］。他在这博物馆已30余年，据云前数年休假，曾在广州居住二年，为人颇和蔼可亲。参观埃及古物部，现下正在重行布置陈列中，得特别允许，始能进去，索观Pre-Dynastic beads from Armant［阿尔曼特的前王朝串珠］。晚间赴王君处闲谈。

4月11日 星期二

又赴阿什莫兰博物馆，将所陈列之串珠，摘记大概。利兹先生出示未陈列之Naharin发掘所得古物，颇多未见之品。晚间又至王君处，听无线电，欧洲局面自前星期五意大利进兵占领Albania［阿尔巴尼亚］后，形势颇紧张；中日战事，吾军反攻，有夺回开封之消息。

4月12日 星期三

至阿什莫兰博物馆，参观Crete［克里特（岛）］古物，为克里特以外最佳之收藏。下午与王、袁二君，在Igis河泛舟。

4月13日 星期四

这几天，天气都很好，有些像国内的暮春三月，天无片云。今天忽转劣恶，满天灰云，下了几多点细雨。赴阿什莫兰博物馆，晤及Miss Bosse［博斯小姐］，在此间帮着陈列布置。下午赴Pitt-Rivers Museum［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及Bodleian Library［博德利图书馆］，因为傍晚即返伦敦，故在牛津逛马路及公园，Christ Church Meadow［克赖斯特丘奇草地］，Worcester College Park［武斯特学院园林］，Magdalen College［马格德林学院］，Merton College［墨顿学院］，都逛了一周。晚间王君来送行。

4月14日 星期五

又至校中照常工作，写信给利兹先生道谢。

4月15日 星期六

阅毕Burrows，The Discoveries in Crete［伯罗斯：《克里特的发现》］（pp.1—229）。

4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Rickard，Man and Metals Vol. Ⅰ［里卡德：《人类与金属》第1卷］（pp.1—506）。

4月19日 星期三

又去医院诊治胃病。

4月22日 星期六

阅毕里卡德《人类与金属》第2卷（pp.507—1049）。

4月25日 星期二

校中又开学了。串珠编目，虽已达1100号，但余下未编目的，仍是不少，拟于本学期内，不管编完与否，加以结束。

4月29日 星期六

这一星期胃病稍佳，虽然有时尚觉得不舒服，但是没有以前的厉害，闹得夜半醒来，三四小时不能入睡，希望不要再变坏。阅毕B.M.，A Guide to Greek and Roman Life［不列颠博物馆：《希腊与罗马生活导览》］（pp.1—229）。

4月30日 星期日

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希腊与罗马生活部。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写信复汤象龙君，戏作打油诗为汤君三十大庆上寿：

经济史家推老汤，十年计划何惊皇！

三十犹是处男子，不知何日做新郎？


5月

5月1日 星期一

阅报谓日寇又狂炸各处，故乡亦受祸，不知损失如何？家中大小及亲友亦有被难否？心绪颇为不安。

5月5日 星期五

阅毕Petrie，Tarkhan Ⅰ and Memphis Ⅴ［皮特里：《塔尔罕一世与孟菲斯五世》］（pp.1—35）。

5月7日 星期日

写了几封信。因为吴禹铭君有联相赠：

苍岩云欲住，洱海月长流，佳景如斯，才堪考古；中土燎方扬，西溟波复起，大功成矣，何不荣归。

戏作一联以奉答：

吴老板开张之喜 掌柜有贤妻，伙计是良朋，如此搭配，若君真堪考古；桐棺作徐榻，广厦多臭虫，尚待须臾，则我亦将来归。

5月10日 星期三

阅毕Forde，Habitat，Economy and Society［福德：《生活环境、经济与社会》］（pp.1—472）。此书讨论地理环境对于经济组织及社会组织之影响，持论颇公允，值得一读。

今日下午，格兰维尔教授问我，能否在这里多住一年，年底交上论文，取得学位后，仍在这儿做点研究工作；我说是经济问题，如果能有津贴，足以维持生活，我并不一定即要返国，格兰维尔教授允代设法，观其意颇欲留我在这儿。

5月17日 星期三

阅毕Petire，Tarkhan Ⅱ［皮特里：《塔尔罕二世》］（pp.1—26）。

5月19日 星期五

阅毕Petire，Tombs of the Courtiers and Oxyrhynkhus［皮特里：《Courtiers 与Oxyrhynkhus的陵墓》］（pp.1—26）。

5月20日 星期六

阅毕Maccurdy，Human Origins Vol. Ⅰ［麦柯迪：《人类的起源》第1卷］（pp.1—440）。遇及朱庆永君，据云今年清华公费生请求延长者，如王铁崖、林良桐君，皆已遭拒绝，朱君未得消息，不知结果如何？

5月24日 星期三

王重民君托我接洽购买《永乐大典》残本事，书在Lady B.Brownrigg［布朗里格夫人］之手，据云系1901年G.E.Marinus［马里纳斯］在北平所得转赠者，交代售。书系卷11312—11313，韵目“十罕”，一卷10叶，内容为“馆馆待（引《记纂渊海》）馆伴（引倪思《承明集》）” ；一卷为22叶，内容为“馆诗文，痯、悺等字”，倪思之《重明节馆伴语录》占9叶半，有黄签，疑为收入《四库全书》时所书，此系绍熙二年七月金使完颜兖来使事，序为嘉定己卯作，不知收入《四库》时有所删改否？卷首有乾隆御笔：“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重明馆伴记倪思，序语无非饰强词，称侄却私称彼虏，畏人反诩畏吾仪，岂诚强屈弱伸也，只以言游利啗之，南渡偷安颜特腆，千秋殷鉴慎哉斯。癸巳清和。’”此册未曾收入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颇希望能归回国人手中，惟索价100镑，未免过昂，商榷结果，减为50镑，函告王君，令其自行决定。诗文无特出处，惟引有乡贤王十朋《梅溪集·同襟馆诗》，及《温州府志》中孟浩然《乐成馆中卧病怀归》及《永嘉上浦馆逢张人子容诗》。

5月27日 星期六

阅毕麦柯迪：《人类的起源》第2卷 （pp.1—298）。

5月29日 星期一

今日是Whitsun Monday［降灵节时期的星期一］，校中放假。这两天在不列颠博物馆，将Prehistoric Room［史前部］的铜器时代遗物，依着Guide［导览］（pp.1—184），细看一过。

5月31日 星期三

与朱庆永君同赴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传道协会］，参观Medhurst［（小）梅德赫斯特编者注：即麦华陀爵士。］携回之太平天国文件，应王重民君之嘱也。下午听Hrdlicka［海特列希加］讲演Human Evolution［《人类的进化》］。晚间朱庆永君来闲谈。


6月

6月3日 星期六

阅毕Petrie：Royal Tombs Ⅰ［皮特里：《皇家墓葬》之一］（pp.1—45）。

6月7日 星期三

今日格兰维尔教授来，告以校中已批准津贴系中助理，每年100镑，继续两年。格兰维尔教授问我，能否在此间勾留至明年夏间，允津贴100镑。但论文能否今冬完毕，颇成问题。

6月8日 星期四

阅毕Tozzer，Social Origins and Social Continuities［托泽：《社会起点与社会的连续性》］（pp.1—266）。

6月11日 星期日

赴朱庆永君处闲谈，闻王重民君庆获一子，作打油诗以贺之：

恭贺巴黎友三翁，庆获麟儿小史公。未曾试啼知英物，初版精椠日不同。

6月16日 星期五

阅毕Maspero，Popular Stories of Ancient Egypt［马斯伯乐：《古代埃及的通俗故事》］（pp.Ⅰ—ⅩⅩⅤ+1—304）。

晚间赴清华同学会聚餐，有西洋语文系教授吴可读在座，报告清华近况，今日到会仅12人，大半为中英庚款公费生。回忆初来时，清华同学聚餐，常达三四十人，可见现今之衰落。

6月18日 星期日

阅毕皮特里：《皇家墓葬》之二（pp.1—54）。

6月19日 星期一

自4月17日接收家信，迄今已达两月。阅报知，4月底及5月底，故乡迭受轰炸，家信许久未至，心中甚觉不安。今日接到大哥来信，系5月18日发自东庄，知故乡自4月22日至28日，几无日无投弹，幸全家已避至东庄，五叔及姊夫妹倩家亦避南村，作久住计。

6月25日 星期日

昨日王维诚君由牛津来，午饭约朱庆永君同在顺东楼聚餐，结果王君却在人家中用饭后才来，迟了一个小时。下午一块儿逛旧书铺，又与王、朱二君及巫宝三君夫妇，游Hyde Park［海德公园］。这两天一连吃中国饭，胃口又出毛病，晚间上床一小时余始入睡，晨间五六时即醒，整日精神不振，殊以为苦。张宗燧君连日在伦敦，不久即经大陆返国。昨日接李光宇君来信，谓“顷济之先生与傅孟真、梁思永两先生商妥，在本所或中博院内，［给你］留一适当位置。”虽现下已答应此间勾留一年，无法即行返国，但心中甚喜。

6月27日 星期二

下午陪王维诚君去购书，Stonehenge［《斯通亨奇》］可打8.75折，一年多没有去购新书。

6月28日 星期三

下午朱庆永君邀王君看戏，约我作陪。

6月29日 星期四

晚间王维诚君来闲谈，至12时余始去。

6月30日 星期五

引导王君游览校舍、系中博物院，及E.E.S.［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展览会。晚间与张宗燧君、许宝君等在顺东楼聚餐。饭后至Chearea游公园，12时余始返舍。


7月

7月1日 星期六

这两天一连晚睡，精神颇萎倦，午饭后小睡一小时，仍嫌不足。下午送王维诚君返牛津，归来遇及朱庆永君，一同晚餐。阅毕Petrie，Abydos Ⅰ［皮特里：《阿拜多斯》之一］（pp.1—51）。晚间接校中通知，本学年奖金已经通过。

7月2日 星期日

下午赴海德公园，观National Service Parade［全国公务人员大游行］，参加者达2万人。

7月6日 星期四

阅毕Engelbach，The Problem of the Obelisks［恩格尔巴赫：《方尖石塔问题》］（pp.1—122）。校中今日起放暑假，今日开休业典礼，同时发给奖状，自己得了Margaret Murray Price［马格雷特·默里奖金］及Douglas Murray Scholarship［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虽然在金钱方面，仅60余镑，但是精神方面，颇给我以很大的安慰，不枉我这几年的努力。晚间格兰维尔教授约吾们几个人至他Athenes Club［雅典娜俱乐部］聚餐，后赴Mr.Faine［费恩先生］的讲演，去年在Amara West［阿马拉西地］的发掘。

7月7日 星期五

昨天又睡得不好，今天不大舒服。晚间跑到朱庆永君处闲谈，张天开君由日内瓦来，亦在座。少顷与朱君出来闲谈，朱君自述在南开时发脾气辞职，在清华为争留德交换学生而得罪师友，史学会中对于梁方仲、吴晗甚为不满，一路走一路谈，到我的住所门口已是10时许，始告别而散。

7月9日 星期日

阅毕Reid Moir，The Earliest Men［里德·莫伊尔：《早期的人类》］（pp.1—32），皮特里：《阿拜多斯》之二（pp.1—52）。写了三封信。

7月15日 星期六

送朱庆永君上车赴Esthonia［爱沙尼亚］，自陈凤书君离英后，朱君为相从最密之友人，一旦又离我他适，此后更为冷落孤寂矣。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未免伤怀，戏作打油诗以赠之：

偶过此间必逢君，勤殷过于缀网蛛，座位犹是A字2，不见夫子庆永朱。

7月16日 星期日

赴不列颠博物馆，按Iron Age Guide［《铁器时代导览》］，参观陈列品，阅毕该书（pp.1—170）。

7月23日 星期日

前日大雨，自己着了凉，昨天整天不适，今日还是头昏，一共写了六封信。

7月24日 星期一

今日起开始编《抗战日报》，每二星期轮流到一次。冒着大雨到中华协会去编报，无意中碰到袁家骅君，请他到顺东楼吃中国饭，领他到自己的寓所里来坐，闲谈至10时余始去。

7月29日 星期六

阅毕Cleland，Our Prehistoric Ancestors［克莱兰：《我们的史前祖先》］（pp.1—343）。

7月31日 星期一

阅毕Naville and Peet，Cemeteries of Abydos，Part Ⅰ［纳维尔、皮特：《阿拜多斯墓地》第1部分］（pp.1—50）。

前接朱庆永君来信，有“昨日与爱丽小姐游海边，尽兴而归”之语，戏作一律以嘲之：

终日埋首考俄沙，深钻犹如洞里蛇，花都寻芳作夫子，爱邦修道逢娇娃，海边尽兴洋小姐，门前冷落女史家，托付门墙有旧约，愿从夫子披袈裟。


8月

8月4日 星期五

这星期停止typing beads［打印串珠］，开始阅读有关的书。阅毕皮特：《阿拜多斯墓地》第2部分（pp.1—125）。Petrie，Koptos［皮特里：《科普托斯》］（pp.1—26）。

8月6日 星期日

阅毕Hartland，Primitive Law［哈特兰：《原始的法律》］（pp.1—216）。写了几封信，因为要找庞元龙的通讯处，翻旧日记，读到出国前在家中光景，几欲下泪。万里悲秋长作客！

8月8日 星期二

阅毕A.Weigall，Ancient Egypt［A.韦戈尔：《古代的埃及》］（pp.1—80）；Engelbach［恩格尔巴赫］的 Harageh [《哈拉格》]（pp.1—40）。

8月9日 星期三

阅毕Engelbach and Brunton，Gurob［恩格尔巴赫、布伦顿：《古偌卜》］（pp.1—26）。

8月10日 星期四

阅毕Quibell，El-Kab［奎贝尔：《埃尔卡伯》］（pp.1—21）。

8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Grousset，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格鲁塞：《沿着佛的足迹》］（pp.1—341）。这是初来英伦所购的书，搁置三年多才偷闲读毕。

8月16日 星期三

阅毕Petrie，Kahun，Gurob and Hawara［皮特里：《卡昆、古偌卜与哈瓦拉》］（pp.1—50）。昨日抗战日报社开会，讨论英国移交四君子案。今日赴Soane Museum［索恩博物馆］，参观Belzoni [贝尔佐尼]所得之Alabaster Sarcophague of Seti Ⅰ［塞提一世的雪花石膏棺］。

8月18日 星期五

阅毕Petrie，Illahun，Kahun and Garob［皮特里：《Illahun，卡昆和古偌卜》］（pp.1—56）。下午赴Institute of Archaeology［考古研究所］，Mr.Myers［迈尔斯先生］以前数年在Armant［阿尔曼特］所得之串珠，嘱令审定时代。

8月19日 星期六

阅毕A.Scharf，Grundzüge der gyptischen Vorgeschichte［沙夫：《埃及史前史纲要》］（pp.1—69）。这是我所阅读的第一本德文书，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每天看他一段或一页，花上一两小时翻字典。如果有时间，学会德文看书，并不十分难，惟自己目前没有这样多的工夫耳，恐须将来论文写毕后，再行努力德文。近来胃病稍痊，但身体更不如前。平生初度受到失眠之苦，虽仍10时半上床，上床后有时要一小时余始入睡，晨间六七时醒后，即不复能入睡。日间精神不振，有时额上发烧，我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担心。今天收到向觉明君来信，谓浙大拟聘余为副教授。虽然自己的志愿是要做研究工作，目前不拟教书，但承人家看得起，自动介绍，殊为可感。

8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整天不舒服，写了两封信，我自己知道需要休息，但是一时又腾挪不出工夫。

8月22日 星期二

阅毕Brunton，Lahun Ⅰ，The Treasure［布伦顿：《拉宏》之一，珍宝］（pp.1—44）。这两天欧局又趋紧张，今天德俄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消息，德国将更无所忌惮，英国已令在波兰英侨离境，英国内阁召集紧急会议。连忙写信给朱庆永君，劝其返英。

8月24日 星期四

德俄已于昨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国议会今日开紧急会议，张伯伦宣称，战争危机一触即发。美国已令其在英侨民离境返国。昨日起，各车站即改用蓝色灯光，交通红绿灯加罩，仅在圆周中心现一小十字红绿光。校中今日起，再行装运古物。自己又写信给朱庆永君，嘱令留意时局，提前离开爱沙尼亚，帮助校中古物装箱。阅毕Petrie and Brunton，Lahun Ⅱ［皮特里、布伦顿：《拉宏》之二］（pp.1—42）。晚间返舍，途经丘岭地带，俯视城中，灯光隐约，不若平时之辉煌；高射炮处用绳圈起，不准闲人入内；丘畔平时弄桥牌的地方，已有20余帐幕，以容后备兵；公园出口处，停着两辆公共汽车，已换上“Private［兵车］”的牌子，预备军用。

8月27日 星期日

前昨两天，帮助校中将古物装箱，时局之危机，有增无减。今日 星期，赴Regent's Park［摄政公园］，躺在草地上看书，颇为自得，仰视浮云往返，飘然出世，浑忘时局之危恶。

8月28日 星期一

阅毕Petrie and Brunton［皮特里、布伦顿］的Sedment ⅠⅡ（pp.1—33）。

8月29日 星期二

阅毕Sayce，Primitive Arts and Crafts［塞斯：《原始的艺术与工艺》］（pp.1—280）。此书偏重理论方面之探究，对于发明、进化、传播诸学说，皆加平允之论断，颇值得一读。

8月31日 星期四

阅毕Petrie，Memphis［皮特里：《孟菲斯》］（pp.1—21）。欧局危机，仍一发千钧。


9月

9月1日 星期五

在校中，帮忙系中搬运陶器到地下藏窖中，系主任与工友都一齐参加。中午出去午膳。午报标题：“Poland Invaded［波兰被入侵］” 战事已经发生，希特勒宣言决战，英国下午召集紧急国会，军队海陆空全部动员。大战爆发后，击破了许多人的梦想，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今天早晨尚希望战事或许仍可延缓一年，许多人都说：“If there will be no war within one month，there will be no war within one year.［如果一月之内无战事，则一年之内便无战事。］” 晚报登载，法、英两国已向德国下最后通牒，伦敦一部分儿童今晨撤散乡间，今晚起伦敦lock out［戒严］。自己运了一天古物，全身臭汗，黑暗中洗了一个澡，便去睡了。

9月2日 星期六

仍赴校中帮助搬运古物。德波战事增烈，伦敦已升起防空的气球，满天都是，颇有类于故乡春间的放纸鸢。晚间8时许，赴Parliament Hill［国会山］访问张天开君，已于一小时前赴North Wales［北威尔士］避难。归途中，见街市上灯火尽熄，交通灯仅露一小十字形，车站皆换蓝灯；来往车辆亦多换上蓝灯，否则灯亦力求弱小；两旁房屋窗户，皆加遮盖，不露灯光。淡月薄云之下，凝立着两排灰色的建筑，中间穿梭般往来着萤火虫似的车辆，犹如舞台上的梦景，我真有点怀疑自己在这儿做梦，颇希望一睁眼，只见红日满窗，可怜这希望始终落空。

9月3日 星期日

今日上午十一时一刻，英国首相张伯伦由无线电广播，对德宣战。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战事是免不了的，但是这宣告好像是丧钟，听后总不免令人觉得有点惨然。我自己今天早晨仍照往常旧例，早餐后去买报纸，赴国会山，坐在草地上阅读，知道今午将有最后决定。返舍后，刚坐下来休息，空袭的警报频发，一位小姐叫大家都携带防毒面具，跑到地下室去。她有无线电收音机，知道宣战的消息，说现下已十一时三刻，也许德国飞机已来轰炸，大家都提心吊胆。12时许，有空袭已过之警报。这大概是演习的性质。整个下午都在公园中，躺在草地上看Schuchardt，Schliemann's Excavations［舒克特：《谢里曼的发掘》］。晚间写信给家中。夜半3时许，又有空袭警报，携带防毒面具，到地下室去，返室后再睡，转侧不能成寐，至晨间始入睡，颇为苦痛。

9月4日 星期一

昨宵未曾睡好，今日一天不舒服。到校中去帮助搬东西。至总领事馆，签护照。旋赴中华协会编《抗战日报》，编辑星散，已三日无报，劝张似旅君发停刊启事。见及本届中英庚款生名单，有光华时师长沈昭文先生，及清华同学钱伟长、段学复君等，但不见徐贤修君。此次公费生，本定15日出国，今战事发生，恐将无期限的展延，与之相较，自己倒是幸运得许多了。

下午与导师格兰维尔教授闲谈，教授仍劝吾设法将研究工作整理。校中此系或将停办，拟设法使我赴Toronto Museum［多伦多博物馆］工作，惟经费方面恐无办法耳。教授或赴埃及服务，或可偕行，令我在Cairo Museum［开罗博物馆］工作，经费则领40镑之奖金。但此时亦不能决定，以地中海已封锁，教授能否前往埃及，亦属未定也。

9月5日 星期二

赴校中，已关门，不能进内。至Volunteer Recruit Office［志愿者招募办事处］，询问招收客籍侨民否？据云不收。赴埃及考察团，已关门。在海德公园散步，躺在草地上休息，今日无空袭。

9月6日 星期三

阅Dillon，Glass［狄龙：《玻璃器》］。今晨7时许有空袭警报，扰人清梦，整天不舒服。下午赴Dr. Baumgartel［鲍姆加特尔博士］处闲谈。

9月7日 星期四

阅毕《谢里曼的发掘》（pp.1—352）。下午在途中遇及程嘉垕君，至其寓所中闲谈。复赴中国协会，遇及郑重、陈彬两君，皆清华同学。两君来英，皆已两年，但不在伦敦，故至今始晤面。

9月8日 星期五

阅Pearson，Grammar of Science［皮尔逊：《科学的文法》］，恍惚犹如温习丁［文江］、张［君劢］科学玄学之论战。至Thomas Cook［托马斯·库克（轮船公司）］，据云英法之船均停，但意船或再开，须等候至少几星期。旋至银行取钱。至Foyle［福伊尔（公司）］，令将书籍装箱，纵不即回国，亦拟迁居。

9月10日 星期日

昨天阅狄龙：《玻璃器》，今日阅Scharff，De Altertümer der Vor-und Frühzeit gyptens［沙夫：《史前和早王朝时期埃及文物》］，摘录关于串珠的各节，预备下星期起继续工作。

9月11日 星期一

将藏书的一部分整理出来，拟行装箱，但是否迁居，何时返国，均不可知。

9月12日 星期二

阅Engelbach，Riqqeh and Memphis Ⅵ［恩格尔巴赫：《瑞凯赫与孟菲斯》之六］作摘记。下午在中华协会，遇及李、周二君，据云意国邮船将于21日复航，船票涨价一半，为60镑；英国邮船，亦将复航。闻讯后，又颇有归意。晚间写信给导师格兰维尔教授，询问意见。

9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着手写论文。下午赴鲍姆加特尔博士处借书。晚间收到托马斯·库克来信，谓有船于29日由马赛启程，可以设法保留一三等舱位。

9月14日 星期四

昨日又着了凉，今日整天不舒服。上午至领事馆签字，拍护照相片。至托马斯·库克接洽船票，至接洽书籍装箱；又至法领事馆签字，以时已晏，人极拥挤，约明天再来；英国出境证，则去函接洽。忙了一天。在中华协会，遇及陈彬、苏极、李炳琳诸君，闲谈了一会儿。阅毕Petrie，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Ancient World［皮特里：《古代世界的纹饰》］（pp.1—9）。

9月15日 星期五

赴法国领事署办理签护照。据云填表格后，至少须二星期始能由法国外交部复示酌办，没办法，只好静候。

9月16日 星期六

李炳琳君约同赴大使馆，找陈参赞，要求写信至法领事署，催促其从速签护照。晚间将已写好论文打字。昨得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奖金仍可设法领出，但须往埃及作研究工作。

9月17日 星期日

阅Petrie，Hyksos and Israelite Cities［皮特里：《喜克索斯王朝与以色列的城市》］，作摘记。下午赴格兰维尔教授家中，教授允写信至校中接洽奖金事，又允代为贮藏书籍。据云已得Emory［埃默里］来电，约其赴埃及服务，但未得政府正式公文。又云奥国考古学家Junker［容克尔］为德国在埃及密探之主脑，埃默里亲见其与Goebbel［戈贝尔］晤谈。又云开战前数日，教授在海军情报司服务，得知意国海军行动司中主持者，当时观察情形，即云意国不致加入战争。今日消息，俄国兵入波兰，波兰战事恐不日即行告竣，西线将增剧烈。

9月18日 星期一

赴不列颠博物馆，今日起又开馆，但下午4时即闭馆。赴福伊尔公司接洽寄书籍事。战前运往上海，18立方呎为3镑1先令，保险为每50镑5至10先令，今则运往上海为8镑15先令半（保险50镑在内），运至海防为7镑15先令9便士，决定暂时不运，存在格兰维尔教授家中。在不列颠博物馆，晤及张天开君。在中华协会，晤及樊弘君。

9月19日 星期二

为了埃及领事署的护照签字，又忙了一天，有点累了，索性到电影院去，看电影Four Features［《四则特写》］。开战后，伦敦游艺场所关闭，但前星期又再行开放。途中遇及朱延丰君，由德来英，企图返国。

9月20日 星期三

这几天胃病又发，晚间失眠，精神不舒。今日又去不列颠博物馆阅书。埃及领事签字已办好，但法国领署仍无回音，校中亦尚无消息。书籍一部分已行装箱，计14箱，约占18立方呎。

9月22日 星期五

至格兰维尔教授家中，寄存书籍4箱。旋赴埃及考察团，晤及Mr.Fairman［费尔曼先生］，借阅书籍。又赴不列颠博物馆。

9月24日 星期日

王维诚君自牛津来，邀之至顺东楼晚餐。

9月28日 星期四

中午宴请格兰维尔教授在上海楼午餐，约鲍姆加特尔博士及Miss Macharge［麦克哈格小姐］作陪。饭后至不列颠博物馆。旋赴王维诚君寓所，知陈寅恪先生以战事关系，已中止来英，同赴海德公园散步，在顺东楼晚餐，晤及许宝、黎名郇两君。餐后散步，时近中秋，月光如水，未免令人低头思故乡。返家得父亲8月14日所发之信，劝令继续在英求学，盖战事以前之信也。

9月30日 星期六

阅毕Winterbotham，A Key to Maps［温特博特姆：《地图索引》］（pp.1—202）。战事发生将近一月，德俄瓜分波兰，西线尚未正式大战，说者谓Hitler［希特勒］欲留媾和之余地。我自己因为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的关系，早晚要去埃及一次，不欲在此久留。不过，我颇希望看到一次德国飞机空袭，但只要一次便够受了。等了一个月，不但不见炸弹乱下，连飞机的影子也不见一只，殊令人失望。自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开馆后，自己每天在馆中阅书，但下午4时即闭馆，殊嫌不过瘾耳。


10月

10月2日 星期一

为了法国护照事，又花费了半天。据云法国外交部已有回电，允许签字，但原请求人8人，大半拟改乘英国货船，仅花24镑，可以直抵香港，因此须补行签字，凑成8人名单，送入法国领署。至于英国护照出境证，今日亦曾去办理，据云最好等候其来信，邀约再行前往。下午赴王维诚君处闲谈，樊弘君亦在座。

10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英国护照办事处，将出境手续办毕，足足花了整个上午的工夫。下午在中华协会遇及许宝君，邀我茶叙，旋同赴顺东楼晚餐，黎名郇、李浩沛、朱天葆、周如松诸君亦在座。10月6日 星期五

接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校中已许可将最后一学期免去，可以去埃及作研究工作。颇为高兴，但是前途变化无定，不知能有机会利用此优待否。

10月12日 星期四

房东当丘八去，自战前应征入伍，到昨天才能请假离营回家过宿一宵。今日我请房东夫妇到中山楼，去吃中国饭，因为自己不久便要离英了。几年居住此间，感情颇洽，未免依依也。

10月14日 星期六

收到托马斯·库克来信，知道25日有法国邮船由马赛赴埃及，三等舱16镑，较战前涨价三分之一，战前12镑，自己想省几个钱，改赴轮船公司定票，甘坐四等舱，星期一赴法国领事馆将护照签字后，即可领船票。这一星期，希特勒和平提议，前日已遭英国首相驳回，西线战事或将变剧烈。

10月15日 星期日

赴张天开君处闲谈。张君住在国会山，近汉普斯特德荒原，在其家午餐，东拉西扯，谈了一个下午。本来预备到公园中散步，但是整天下雨，只好坐在他的书斋中闲谈。

10月16日 星期一

到法国领事馆去签护照，又到银行去将汇款手续办理稳妥，预寄100镑至开罗，以便到地后即可支取供用。赴轮船公司定船票，由伦敦赴马赛之三等车票，由马赛至四等船票，合计11镑半。因为轮船公司不收支票，只好明天去付钱取票。晚间无线电报告，德国飞机今日第一次来英轰炸苏格兰。本星期六便要离英了，不知道有机会一观德国飞机之空袭否？

10月17日 星期二

将船票购买，同时购由此间赴马赛之车票，共费11镑半。但由Alexandria［亚历山大］至Cairo［开罗］之车票，现下停止在英国售出之办法，须将来到地后再行购取。在不列颠博物馆遇及鲍姆加特尔博士，告以行期，承邀约星期四晚宴。下午赴王维诚君处闲谈，同赴顺东楼晚餐。今日德国飞机来英沿海各处轰炸，但伦敦尚无警报。阅毕 Aveneau de La Grancière，Parures Prhistoriques［阿弗诺·德·拉格拉西耶尔：《史前饰品》］（pp.1—167）。

10月18日 星期三

赴牛津，至阿什莫兰博物馆，参观古物。春假中曾一度来此，工作数日，本拟有暇再来多勾留时日，将Collection of Beads［串珠藏品］全部仔细看过，今日以行将离英，为日无多，须当日返伦敦，只能匆匆一阅所陈列之串珠，尤其注意Eye-Beads［眼状纹珠子］，蓝白之眼，周绕褐色同心圈，皮特里所定时代ⅩⅩⅢ，似乎过早。遇及Leeds［利兹］及Hondey，但匆匆寒暄数语后，余告以行将赴开罗，皆表示羡慕之意。

10月19日 星期四

晚间赴鲍姆加特尔博士处，晚宴后闲谈。据云曾在意大利某博物馆工作，其前任主任系一酒徒，发掘时优居旅馆中，令其助手代办一切；返院后，又将金器出卖，将仿造赝品交进陈列。又谈及Turin Museum［都灵博物馆］之Schiapwell，据云其在埃及之发掘，完全无记录，仅有一大本照片，多为发掘时其自身在工作地之照片，及要人来参观时之合照。

10月20日 星期五

明天便要动身离英了，不知后会何期！格兰维尔教授约我到他的俱乐部中去午餐，是Pall Mall［帕尔林阴道］著名的Athenaeum Club［雅典娜神庙俱乐部］，要人名流很多。随便闲谈此后计划，我表示如果经济方面有办法，仍欲返英，将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此事待战后再谈，并不是完全无希望。我又提起Sir Robert Mond Collection［罗伯特·蒙德爵士收藏品］之埃及古物一部分，能否赠与吾国中央博物院，据云已分配完尽。但允许将大学学院之复出品，让赠一部分，亦待将来再谈。承其写介绍信与Cairo Museum［开罗博物馆］之主任，商酌在埃及之工作计划。但教授拟赴埃及服务之企图，虽经海军部电询埃及方面，是否有空缺需人，仍无回音，不知能否脱身前往。据云如下月不能动身，则此事恐无希望，在战争期中，恐须留英服务。埃及方面，现下极安全，意大利决不助德攻英，将来或许仿前次大战之例，中途加入协约方面作战，以图分赃。谈至3时许始告别，希望能在开罗会面，不知能成事实否？数年来赖其帮忙，未免令人黯然。旋至使馆及领事署中更改通讯处，并询问开罗领事是否仍系邱祖铭君，据陈参赞云仍系邱氏，希望到开罗后，能得其帮忙。旋至王维诚君处，将自己数年来所用之洋伞赠送之，约明日再会。理发后，返舍收拾行囊，整理到12时半，尚未定竣，只好明天再行整理。

10月21日 星期六

因为欧洲战争的爆发，伦敦大学将考古学系停办，自己本来预备即行返国，后来因为格兰维尔教授代向学校设法，将自己所得而未领的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的42镑，代为要求照常颁发，但以在开罗作些研究工作为条件。又关于学位问题，本是尚缺少一学期，亦承代为设法向校中要求，以在开罗工作一学期代替之，亦得校中许可（10月4日信件）。因之在这烽火遍地的世界，我居然可以悠然自得的到近东作再度的考古旅行。

昨日在Athenaeum Club［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承格兰维尔教授邀约午膳。据云，他已得海军部代向埃及方面电询，是否须要派人前往，尚未得复电，如果下月尚不能成行，则恐无希望，或须留在伦敦政府机关中工作。但是我很希望他能够到开罗来。

今日动身由伦敦赴埃及，因为行李过多，三件大箱子，二件小手箧，一架打字机，颇为麻烦。前天约王维诚君来帮忙，今晨王君打电话来，谓今晚有他约，不克来送，但允许下午3时许来帮忙，自己忽然想起何不去邀张天开君来送。

昨晚整理行装，12时半始睡，今日又花了一个上午，才得完毕。午餐后，赴张天开君处，托其寄书给朱庆永君，张君允许晚7时半来送。

下午到附近的图书馆去看报，翻杂志；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券B.59885寄还不列颠博物馆，虽然用了4年，始终没有好好地利用这大不列颠图书馆，颇为愧惭。

房东出去当丘八了，房东太太因有约会，下午即向之告别。居住这149 Fellows Road N.W.3［费洛斯路 北.西3，149号］，已及3年了，房东夫妇对待我总算不错，前星期乘房东请假离营的机会，请他们夫妇至中山楼宴聚，昨天又买了一匣朱古律糖果给房东。下午王君来，承其帮忙将行李搬运到楼下来。

晚间张君来，遂雇车赴Victoria Station［维多利亚车站］。将3件大箱，打行李票，由伦敦至马赛，花了4镑6先令。车9时开行，11时抵福克斯通。渡轮明晨7时始开行，便在轮船餐室桌子上睡觉，以三等舱无铺位也。

10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7时轮渡由福克斯通赴Boulogne［布洛涅］，9时许抵岸，因为法国入境护照签字颇难，故过客甚少，布洛涅车站中之旅行社办事处及银行办事处，皆闭门不开。在车站中等候至午后1时许，始有车来，因为乘客不多（大约50人左右），又换车，与法国境内乘客合并在一起。5时余抵Paris Nord［巴黎北］，乘地道车至巴黎P.L.M（Lym）车站。在车站附近晚餐后，乘8时车赴马赛，晚间即在车中坐着睡觉，以车辆不多，乘客颇拥挤也。车中看不出战事的现象，仅上下之乘客中穿军服者颇多而已。巴黎城中，因为是乘坐地道车，所以也不觉得有战神的黑影。不过地面之火车站，灯光减弱，改用蓝色灯泡。乘客大多携有防毒面具，容匣都是长筒形，与伦敦之多为长方匣者又是不同。

10月23日 星期一

在车中阅Lyell［莱尔］之Antiquity of Man［《人类的古代》］。上午11时许抵马赛，为初度临此，又无熟人在此，只有硬着头皮干去。自己作客已经有十多年的阅历，但是仍是不济事，颇深愧自己之无用。

抵马赛之St.Charles［圣夏尔］车站，此车站居高临下，建筑颇不恶。在车站附近找一客栈，午后赴轮船公司，询问开船日期及运行李手续，知船为Mathiral Joffre［霞飞号］，行期为25日午前10时，行李最好明天即送去挂号。午后无事，赴Longchamps［隆尚］，可惜其博物院以战事关系，暂时停止参观。晚间在街市中散步，虽不及平时之热闹，但亦不如伦敦目前之黑暗，少数店铺仍不遮隐其灯光，盖其地并不及伦敦之惧空袭也。晚间喝了半瓶葡萄酒，有些醉醺醺的了。两三天没有好好地睡觉，今天7时半即睡，12时许因胃痛醒来，稍许仍行睡着，一直到晨8时许始醒。

10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将行李运至Cap Pinide轮船局货栈，Taxi［出租汽车］便费了26 Francs［法郎］，酒资尚在外。轮局办事人要我下午再来。此间公司及店铺，多于12时至2时之间休息两小时。自己赴 Notre Dames de La Garde［加尔德圣母院］，不能入内，以看守人召征入伍，暂停参观。返至Vieux-Port［老港］，观铁桥渡运乘客。旋再乘电车（2法郎）赴轮局货栈，将行李挂号，付挂号费34法郎，据云明天尚有海关检查。返城后，在Bourse［证券交易所］后面之公园中坐着阅书，将莱尔《人类的古代》阅毕（pp.1—407），氏为地质学家，此书偏重地质方面之论据，并介绍当时新说之Darwin，Theory of Vari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达尔文：《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论》］。虽为当时权威之作，曾译成法德两国文字，但其考古学一部分，则完全过时。晚间补记这四天的日记。

10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将栈房全算清后，即乘电车赴轮船，为Mesaggerie Maritins公司之霞飞号，船尚不恶，惟自己坐的是四等舱，由马赛至亚历山大，原价5镑，以战事关系涨价三分之一，为7镑半。房间有类国内轮船之统舱鸽子铺，一个大房间乘坐八九十人。自己大旅行箱，已经挂号，海关并不检查，很是省事。小提箱也不检查，仅索视护照而已。

轮局谓10时开行，自己9时许即抵船中，占好位置，但是一直等到12时半才开行。四等舱的伙食，颇为菲薄。每人分发铝制之碟子一、杯子一、羹匙及叉子各一。每10人有一大盆菜蔬或羹汤，一大盆肉类及蔬菜，一大壶红葡萄酒，须自己到厨房去拿来，分配各人后，随便站着或坐着享用，有类一群叫花子，餐后须自行浣洗杯碟。

下午无事，阅H.Spencer，Education［斯潘塞：《教育学》］。晚间月亮极佳，在甲板上散步，眺望着一轮明月，万里沧波，不知现下阴历是何时，大概是9月初旬罢，月亮还没有圆呢。低吟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禁神驰故国，忽然记忆起自己初度航海，旅行普陀的经验来，往事不堪回首！

10月26日 星期四

晨起后，喝黑咖啡，嚼硬面包，便算是早餐。昨夜曾有大雨，甲板皆湿。晨间雨霁，在甲板上阅斯潘塞《教育学》。午餐后，与一印度商人下棋。旋返室，阅Goldenweiser，Anthropology［戈登威泽：《人类学》］。晚餐时，餐室中搬来三只长桌子及长凳，总算是稍胜于前两天站着进食的窘态。

10月27、28日 星期五、六

阅毕斯潘塞《教育学》（pp.1—177）。戈登威泽《人类学》首13章。船中无事，只好以阅书为消遣。海上幸无风浪，每餐都能进食。

10月29日 星期日

又阅戈登威泽《人类学》4章。中午闻消息，午后5时可抵亚历山大里亚，6时许船始靠岸。自己上岸稍晚，海关已闭，不准行李通过，只好重提着两只小箱及打字机返船，索性在船上过宿，省了一顿栈房钱，亦属佳事，虽然因为提携行李往返徒劳，手都发酸。

10月30日 星期一

由亚历山大登岸，因为与码头脚夫交涉，多费了时间和冤枉钱，至车站，赶不上9时的快车，因为火车班次减少，一直等到12时始有特别快车，须购二等票，并加价5皮亚斯特，抵开罗已3时许。

将大件行李及一小提箱，寄存在开罗车站的寄放物件处，自己提着一小提箱及打字机，出车站即一直向Rue Ibrahim Pasha街去，满望到新中商店碰见王廷勤君，将这两件手提的东西，存放在他那儿，并希望他能介绍便宜的公寓，谁知道一到那儿，店屋正在撤造中，不知道他的铺子是关闭了呢，还是迁移了呢，只好雇汽车赴Kass el Nil，找领事署。不知道去年的日记中，写错了门牌号数，7号没有领事署，问了几个人，才有人领我到8号去，有邱领事的名字，但是也不像去年来过的地方，暂时不去管它，且到他家里去再说。邱领事不在家，只碰到邱太太，最初不认识了，后来我提起几件往事，那几次聚餐的情形，邱太太才记起来。

邱太太告诉我，新中商店已经关门，王君已返国，粟、朱、张、沙诸君亦均返国，别来不到两年，便有这许多变化，真不禁感慨系之。我想起离家已过四年了，不知道家族亲友中的变化，又是如何？不堪往下深想。

我问起粟君以前住回教学生宿舍的情形，因为梦想如果可能，也许我这次能搬进去住，但一问便知道这不是办法。邱太太说，粟君那时只是暂时借居，不久即搬出住公寓，其公寓颇不错，价格亦便宜，我便改变计划，询问粟君旧寓是何处，价钱多少。但是这些多要等邱领事回来才能知道，我便约定晚上再来。

我出来后，便到Ibralian Pasha路旧居停处，他们看见我，很是高兴，我也有些情动，如见旧友，颇想再住下去，我便告诉他们这次预备住三个月以上，惟经济方面较为困难，拟托邱领事代找较贱之公寓，房东颇想拉我住下，便自动减去10埃元，以20埃元一天计算，我便答应了下来，立刻往车站领取行李。

晚餐后，赴领事署，晤及邱领事，闲谈至9时许始返舍，洗了一个澡，即行上床睡觉，虽有蚊虫作扰，但仍能睡到天亮。

10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开罗博物院，交进格兰维尔教授之介绍信，晤及Mr.Engelbach［恩格尔巴赫先生］，渠因事忙，改托Mr.Brunton［布伦顿先生］照应。闲谈少顷，布伦顿先生指示Beads［串珠］陈列之处，据云开罗博物院所藏者并不佳。关于我所提出之eye-beads［有眼串珠］问题，据云在Matmar发掘的600余墓（皆属第22—25王朝时代），未见此种七星围绕以褐圈之有眼珠子，对于我所提出之第27—30王朝之时代，颇为合意。关于glass beads［玻璃串珠］，据云最早者为Deir el Bahri［戴尔巴哈里］之第11王朝者一串，现在New York［纽约］。对于皮特里之predynastic glass Hothew amulet［前王朝玻璃驱邪符］，极表怀疑。关于pink small glass beads［粉色小玻璃珠］一问题，亦认为近代物。谈至12时许，取得免费入院劵，始行告辞。

下午1时博物院即关门，以明天起始为Winter time［冬季时间］，开放至4时。至邱领事处闲谈，取回昨天所寄存之打字机。返舍后，补记这两天的日记，并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用航空邮递。由邮局回来时，归途中在咖啡店坐下，喝了一杯咖啡、一杯凉水。不知道是由于连日困累的缘故呢，还是此间天气过热的缘故，本来预备今晚写几封信，但是懒洋洋地鼓不起精神来，整理行囊，治丝愈纷，亦半途而废，弄得更为充满，箱盖也盖不上了。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开罗博物院时，途经领事署，便进去，遇及第一届回教留埃学生纳子嘉君，现下在领署襄助公事，约其下午来谈。遂赴博物院，匆匆周览一遍，至图书馆中翻阅书籍。

下午纳君来谈，同赴留埃学生宿舍，晤及海、林、马诸君，即在其处晚餐。因为这个月是回教的Ramadan Month［斋月］戒食节，他们回教徒这月仅能于日落以后，日出以前进食，所以5时半即行晚餐，每天两顿，早餐在清晨4时左右。晚餐后，纳君送我返舍，晤谈颇欢。其人颇为忠厚好学，赠送我以其译本《回教思想史》。

晚间至Tuff Club［塔夫俱乐部］，晤及Mr.Emery［埃默里先生］，约我下星期六上午至Museum Sale Hall［博物院售货厅］，愿代介绍与Mr.Drioton［德里奥东先生］。伊询及格兰维尔教授近况，据云已代为安排一位置，不久当即可来埃。返舍后写了四封信。

1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博物院，阅皮特里的Tell el Amarna［《阿玛尔纳丘墟》］，精神甚倦，伏案欲睡。下午遂居家不出，写了五封信。晚间与纳子嘉君同往Azahr［爱资哈尔］大学，晤及去年新来之回教同学16人，领导者为庞益吾君，留着胡子，颇有长者之风。闲谈至10时许，始告别。

1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博物院。下午返家后，倦甚，依榻而睡，醒时已7时矣。今天称重量，仅得55 Kilograms［公斤］，希望将来能增加体重。

11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遇及Messrs，Emery，Lauer and Lucas［埃默里、劳尔及卢卡斯诸先生］。这几天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做事，怕又是生病了。下午在家中将旧稿打字（在英时仅写毕Scope of Study［研究范围］一章4页，至于Archaeological Value of Breads［珠子的考古价值］，仅写了四五页）。

1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博物院，途中遇及邱领事，携其幼子在街上散步，同至咖啡馆喝杯咖啡，随便闲谈。晚间与M.Manavian弄纸牌，夜半醒时忽欲呕吐。晚餐时本已不舒服，夜间起来呕吐后，稍舒，复入睡。

1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参观。下午在家，精神甚颓靡不振，奈何！奈何！

11月8日 星期三

晚间纳、林二君来谈。前在伦敦汇款，已到此间，惟工作尚未着手，精神不振，夜间更为蚊蚋所扰，不知为计。

11月10日 星期五

昨晚小雨，今日天气稍凉。昨日弄来一些药水，揸抹蚊蚋所赐之创痕，夜中未为所扰，今日精神稍佳。上午赴博物院，返家午餐时，林兴智君来访，林君系来此间学回教法者，曾在土耳其留居年半，学习土耳其文字，据云土文自拉丁化后，学习极方便，土耳其人且有询林君何以华文不拉丁化，以为变法维新不彻底，盖维新改革，应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即文字方面亦应顾及也，我便发挥自己所持的华文应拉丁化之主张，林君亦颇以为然。林君去后，在家继续写论文，打字一页，在英时仅草成7页，连引论还没有写上一半，此为来埃及后第一次继续写作。晚间海维谅君来谈，海君曾在印度留学数年，来此间亦已四五年，谙英、法、印度、阿拉伯及波斯文，现正着手译波斯文之蒙古文献。曾以阿拉伯文写作一《中阿交通史》，尚未出版。海君约明晚同往观阿拉伯戏。

11月11日 星期六

博物院以纪念日（Wakfa，封斋之最后一日）闭馆，在家继续写作论文。晚间海维谅君来，与之同往Royal Theatre［皇家剧院］观埃及新剧，完全欧化，惟所用对话为阿拉伯语耳。每幕闭后，海君为我解释大意，谓剧名He — Woman［《他—女人》］，一家庭中三位主张男女平等的小姐，如何受了教训，最后结婚了结，其中穿插滑稽，三人冒名Dr. Fishman［菲什曼博士］，而真的菲什曼博士，最后始出观。演得颇不错，惟自己不懂阿语，不能领略其深味耳。

11月12日 星期日

今日为Beiram［开斋］节第一天，博物院仍闭院，封斋后之开斋第一天也。上午整理几年来的亲友来信，与M.Manavian上咖啡馆喝咖啡。下午写了一封家信，询问故乡与上海交通仍有往来否？并请以后家信直接寄来埃及，不必由英转递，多所延搁。上午又写了一点论文。晚间林兴华君来谈，今日为回教开斋之日，有类吾国新年之拜年，各人至亲友家拜访。与林君出去，街上散步。返舍后，知庞益吾君等5人来访过，留有名片。

11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将昨日所写之论文打字。下午赴回教学生宿舍去闲谈。晚间法鲁克学生三人偕一埃及人能英语者来谈，我不懂阿语，这埃及人不懂华语，三位回教同学又不懂英语，谈话时总有一派人睁着眼看别人会话，颇觉窘意。

11月14日 星期二

来埃及已经半个月了，虽然市场上葡萄渐行绝迹，青柑已经上市，景物一变，但是天气仍是炎热，手腕上斑点发痒，不知都是由于蚊子咬的呢，还是有了皮肤病。下午倦极而睡。晚间回教同学偕一埃及工程师来访，便消磨了一个晚上。送客后返室，觉得胃部作痛，这是来埃及后第一次发作。

11月15日 星期三

昨日将自己在大学学院博物馆及亚历山大博物馆中所发现的Dentalium Shell［角贝］一事，告诉卢卡斯先生。他今天到图书馆中来，要我指示出处，翻了Badarian Civilization［《巴达里文明》］及Mostagedelm［《穆斯特吉达》］给他看。阅H.Junker［容克尔］的Merimda Beni Salma［《麦里姆达·贝尼·萨拉姆》］中关于串珠的报告，作摘记，但此间无1929年之报告，仍须设法弄到一份才好。下午在家休息，睡了一会儿，出来在街上散步，振作不起精神写东西，奈何！奈何！晚间回教学生四人来谈。

11月16日 星期四

昨宵夜半起来，捉了两个臭虫，今日要房东将房间设法清净一下子，此后或可得安眠乎？赴博物院，阅毕皮特里：《阿玛尔纳丘墟》（pp.1—44），在馆中遇埃及人Munir Farah［穆尼尔·法拉赫］，系Mobtadayan中学教员，在开罗大学研究埃及考古学，约我后日赴开罗大学。下午赴阿拉伯图书馆，归途中遇及海维谅君，邀之至家中闲谈。

11月17日 星期五

赴博物院，晤及布伦顿先生，询问其对Beek，Classification of Beads［贝克：《串珠的分类》］的意见，向之借得单行本。又抄录院中陈列之前王朝时期串珠之来源。

1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阅毕Menghin and Amer，Second Preliminary Report of Excavation at Maadi［门金、阿默：《马阿底发掘第二次简报》］（pp.1—71），遇及布伦顿先生，询其在Qau and Badari Vol.Ⅰ，pp.5［《卡乌与巴达里》第1卷第5页］所述之“predynastic beads and Roman mummy［前王朝时期串珠与罗马时期木乃伊］”，是否全串皆是前王朝时期串珠？抑仅一部分杂羼于后代串珠中。据云在卡乌与巴达里，遇及半打以上之后代墓葬及re-used early beads［再度使用的早期串珠］，但皆为杂羼后代串珠，据其经验，未见有全串皆为re-used Predynastic beads［再度使用的前王朝时期串珠］者。

下午赴Gizah［吉萨］之开罗大学Institute of Archeology［考古学系］，但穆尼尔·法拉赫今日不在其处，遇埃及学生攻古典哲学文学（classics）者Mamoon Hilmey，及攻考古学者Yaussf Refaie。

1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赴博物院工作。下午休息，拿着一本《埃及游览指南》，到Khan el Khalili［哈利利商栈］市场去探险，又参观附近Medredh Kalaom之遗迹，及el Nasr［纳赛尔］，Barquq［巴尔库克］两教堂，旋赴爱资哈尔大学宿舍，晤及回教同学庞、熊诸君，旋海维谅君亦来，出去散步。晚间赴邱领事处闲谈，下棋两局。报载日寇于广东北海附近之防城登陆，未悉结果如何，其目的当为由钦州侵入广西，以图切断新近完工之湘桂铁路。

11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旋赴Institute Franais［法兰西研究所］，拟借阅书籍，但上午不开馆。下午作昼寝，以昨晚在邱君处下棋，11时半始返，睡眠不够也。起来后，又写了一点论文。

11月21、22日 星期二、三

这两天都是晨间在博物院工作，下午在家中睡觉，傍晚起来写一点东西。晚上睡觉失眠，令人又是着急，又无法子可想，明天起决计不昼寝。

11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海维谅君来，约同去附近之Misr电影院，观阿拉伯影片Al Azima［《阿齐马》］。电影颇佳，可惜自己不懂阿拉伯语，只好请海君作翻译，观毕已9时许矣。

11月26日 星期日

今日微雨，下午由博物院出来后，赴回教同学宿舍。纳君交来领署转递之曾昭燏君一函，乃国内9月15日所发者，竟费时两月有余，吴、曾二君现在大理，又发掘一遗址，邀吾前往。晚间写复信，谓明年二三月间始能返国，以拟等候格兰维尔教授前来一晤，又拟与纳、海二君结伴同行也。

11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前往参观Bb el Futuh［富图门］及Bb el Nasr［纳赛尔门］，为开罗古城之城门，其附近之Mosque el Hakim［哈基姆清真寺］，仅余二塔。出城后，向Caliphs［哈里法］皇陵而行，睹及新近发掘之开罗古城遗址一角楼。至陵所，忽下雨，躲在路旁破屋中避雨。雨霁后，参观各陵，以Tomb of Barkuk（1382—1399），及Tomb of Kait Bey（1468—1496）为最出色，前者两塔楼、两圆顶，后者圆顶装饰花纹，远胜其余各陵，闻内部装饰极佳，惜未能进内参观。由皇陵经Windmill Hill返城，此丘为陶片、土壤及其他古代遗物堆积而成，新筑之马路切断一径，两旁之遗址堆积层次极清楚，于中间未经扰乱之遗物层中，检得古代铜币两枚，并将同时出土的瓷片取出两片，拿回以为纪念。

下午睡了一会儿，起来后洗一个澡。晚间林兴智君来。

11月28日 星期二

下午赴Gizah［吉萨］，晤及开罗大学考古学系之埃及象形文字教授Dr.Badawi［巴达维博士］，乘此一观Maadi［马阿底］发掘出土之古物。这几天抄录皮特里各报告中关于串珠之章节，稍写一点论文。

1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博物院，抄录Room 6［第6室］陈列之串珠，不注明时代，仅书Miscellaneous［杂类］者几占一半，书明年代者亦多由出土地而定，不可靠者甚多。下午倦极，又睡。晚间，将Beads，its Value a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串珠及其考古研究价值］写完，打字已达15页。夜间不知怎样，又是失眠，至2时余始能入梦，颇为所苦。

11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赴博物院，因为昨夜睡得不好，今日头昏，下午在家休息。这几天正干得刚上劲，又遇此周折，令人丧气。抵埃及已及一月，连引论尚未写完。格兰维尔教授仍无消息，恐怕他来埃的希望极微，还是预备早些返国吧！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博物院，摘录皮特里所著报告中关于串珠之记载，又为臭虫所苦，脱了衣服捉臭虫没有所得，我又发现西装裤的缺点，便是夹缝太多，捉蚤太不方便。下午在家，翻读Andersson，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安德松：《通往草原之路》］，生字太多，活像收接到电报时的翻电码。关于此方面，非继续努力不可。

1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作摘记。下午去找布伦顿先生，寻翻院中登记簿。

12月3日 星期日

上午仍赴博物院作摘记。下午赴回教同学宿舍，找海维谅君，拟借用其借书证向此间图书馆借出Junker［容克尔］之Kabanich-Siid报告，但馆中以此书不能出借，只得作罢。纳子嘉君交来信件一封，系朱庆永君来信，晚间即写回信。

1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交进卢卡斯之介绍卡，接见后，询问关于埃及地质学数问题，他介绍Andrews［安德鲁斯］新出关于Wadi Hammamat Graywocke之论文，稍阅一过。下午在家整理札记。因为昨日在林仲明君处看见他的邮片收集簿，又有些旧病复发，由行囊中取出集邮簿，将在英时收到陈、朱两君寄赠之邮票，都黏贴上集邮簿。因为昨晚写信过晚，今天精神不佳。

12月5日 星期二

来埃及已过一月，生活渐上轨道，每日7时半起身，早餐后，8时半动身赴博物院，院中9时开门。作札记至十二时三刻，以图书馆1时至2时半停止阅书。返舍午餐后，或再赴博物院，或即在家阅书写作，以博物院4时即关门，殊嫌过早。皇家图书馆每日9时至1时、4时至7时开馆，但借书手续过于迟缓，时常要等候半小时以上，且书籍不多，故遂罕去。此后每日如有特别事故则记，否则从缺。

12月8日 星期五

在博物院中遇及开罗大学考古学系学生Mustafa el Amir［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邀之来舍闲谈。氏系Edfu［埃德孚］人，虽是麻面，但人尚忠厚，谈及Karnak［卡尔纳克］之M.K.shrine［中王国神殿］，据云耗时4年，共费13000余镑，始得完成。因发掘时极仔细，又先作好小型各断块，设法凑合，颇费精力。又云今年发掘，恐仅有开罗大学之Hermopolis［埃尔穆波利斯］一处开工；Saqqara［萨卡拉］仅作清理工作，但前星期Zaki Saad［扎基·萨阿德］发现一墓，尚有木制之墓碣，现已移入博物院。

12月10日 星期日

将前月27日拾得之铜锈斑斓之古钱，交与卢卡斯助手Hemin［埃曼］，请其代为洗刷。昨赴领事署，收接陈凤书君来信，系9月20日由新加坡所发者，现下谅已抵国门。陈君家信曾托我代转，已积下两封，不知如何寄法。昨日在博物院中失落一卷卡片，约十余张，今晨始发现，很是着急，幸得被院中之Prehistoric Room［史前馆］看守者拾得，否则这些摘记，不知如何补填，以其来源散见各书，无法一一追寻也，重获后自庆幸运。

12月11日 星期一

昨天不知怎样又着了凉，下午睡了半天，晚间辗转不能成寐，虽比前月29日为佳，但今日一天没有精神。上午赴地质博物馆，下午在家工作。纳子嘉君来，转交朱庆永君来函，坐谈至傍晚始去。晚间林兴智君来谈。

12月12日 星期二

今天是埃及防空演习的日子，下午各店铺及机关皆行关闭。自己伏在家里不出来，空袭警号，冲破寂静，使我回想起欧战开始那天在伦敦的光景。晚上灯光皆须隐蔽，因为只是演习一晚，值不得白费力气隐蔽窗户，所以采取消极的办法，便是不开灯，只有房东的室中蔽遮好窗户。晚餐平时是送到我房里来的，今晚便在房东的室中用餐，餐后弄纸牌为戏。

12月15日 星期五

昨晚海维谅君来闲谈，一同出来，沿着大街逛书铺子。今晨赴领事署，询问有否信件，结果失望。今日称体重，为57公斤半，比一个半月以前（11月3日），增加两公斤半。惟写作的精神，仍属不佳，懒得动笔。腿间作痒，不知何故，想起离家那年暑假中情形，但是这几年并没有复发痒之事。

12月18日 星期一

每星期一博物院闭馆，今日上午一个人独自跑到Citadel［古堡］上去，在Mosque of Mohammed Ali［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旁边徘徊一会儿，归途经 el Monyad清真寺，Bab Zuwayla［祖瓦拉门］，门上泡钉，缠有各色破布，地人有病者常来此为之，以求痊愈。遇及回教同学王世清君，约吾到回教同学宿舍中去，闲谈了一会。阅中国报纸，《香港工商日报》已到11月9日的报纸。马相伯百龄老人，最近已逝世。前星期此间报载吴佩孚去世，系日寇传出消息，未悉确否。下午在家，将安德松《通往草原之路》阅毕。现下德文，每小时仅能阅一页左右，此后尚须加劲。12月19日 星期二

晚间餐后在街上散步，遇及马摩西（俊武）君，邀之来舍闲谈。这几天仍照常工作，两臂起泡奇痒，不知是否又是臭虫作怪，但遍检而无所得，颇惧传染了皮肤病。

12月20日 星期三

晚间赴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皇家地理学会］，听Prof.Sani Gabra［萨尼·贾布拉教授］讲演埃尔穆波利斯发掘。虽然讲演词用阿拉伯语，一句不懂，但幻灯片颇佳，总算是不虚此行。与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谈话，拟于最近赴埃尔穆波利斯一行，参观发掘。他约我星期一到考古学系去，允代介绍见萨尼·贾布拉教授，接洽前往参观办法。

12月24日 星期日

赴回教学生宿舍，晤及纳、海两君，闲谈至傍晚始返舍。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来埃恐已无望。家中来信，系收到9月14日家书所写，劝在英勾留，以求获得一学位。此议自不能采纳，纵使有钱可以勾留，亦不屑作此事，何况经济方面决无办法。

12月25日 星期一

不知怎样伤了风，流鼻涕，很不舒服。上午在家临摹水彩画金字塔。下午将论文打字。

12月29日 星期五

这几天伤风还没有好，不很舒服。上午赴领事署询问有无国内来信，坐下来闲谈一会儿，对于芬兰居然能够支持一个月，都有点佩服。国内自南宁失守后，又无消息，大概由于吾军有能力以阻止其推进。中午访埃默里先生，告以已接到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现在Air Ministry［航空部］服务，不能来埃。埃默里先生谓前曾接洽要邀之来埃，由此间军部向伦敦请求，大概由于英伦方面，以目前此间安静，不欲派人前来。现在仍在继续设法中，大概明春时局如趋紧张，此间需人，则仍可来埃，但最早恐在2月中。这几天将Materials used for beads［串珠原料］写出，预备交卢卡斯先生一阅，共写21页，已打字完毕。

12月30日 星期六

今日遇及卢卡斯先生，以最近将赴Sudan［苏丹］，嘱将所写草稿，明天携来。

12月31日 星期日

将串珠原料携来博物院，交与卢卡斯先生一阅。氏阅后颇为赞许，称为“Extremely good［极佳］”，询问是否准备出版，答以待将来再说。旋随之上陈列室，氏率领英国驻军数人，导游参观图坦哈蒙墓中出土之物，氏颇怀疑图坦哈蒙金面具为Smenkhkara［斯门卡拉］之物，以其不类卡尔纳克出土之图坦哈蒙石像之面貌也。前闻Mr.Myers［迈尔斯先生］云，H.Carter［卡特］自称知一未经人知之皇陵，询问卢卡斯先生亦知此事否？据云卡特告人自知一皇陵，但不能担保古时是否被盗掘过，曾与Winlork［温洛克］言及，如肯予1000镑，愿将确实地点相告，温洛克不敢。

晚间邱领事邀约吃年夜饭，在座者除纳子嘉君外，尚有埃及人某君兄妹两人。饭后闲谈至夜半1时许始散。归途明月半圆，低吟着“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不禁无限感慨。

翻阅今年年初时的旧日记，令人又起无限感伤。一切计划，因为欧战的爆发，化为画饼。因为格兰维尔教授说，校中已通知允给津贴，可以勾留到明夏，工作计划，因而也扩充了一点儿。本拟年底交卷的东西，因为这两层缘故，到现在连一章绪论仍未完毕，休说正文。留欧四年，因为想顺便买高价照相机的缘故，到现在连德国尚未有机会去，而照相机也仍未得手。幸得奖金于暑假前发放，暑假仍能照常取出，跑到埃及去过冬，只好以此自慰了。回想前尘，往事不堪回首。不知道再过一年，又是一番什么光景？抗日战争，是否能告一段落？欧洲战争，是否结束抑或再行扩大？自己的生活，可有什么变迁？工作有什么成就？能否如愿返里？这五年的国外萍飘，不知道故乡又存积下多少出人意料的事情！


1940年

1月

1月1日 星期一

昨夜返舍过晚，今晨9时半始起身，精神有点疲倦。上午在家校改论文。下午赴回教学生宿舍，应王世清、熊振宗两君之邀吃水饺，闲谈一会返家。

1月2日 星期二

遇及卢卡斯先生，据云明日即赴Sudan［苏丹］，应其政府之聘，前往指导保存古物之方法。

1月3日 星期三

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告以已晤及埃默里先生，仍希望其能来埃，同时询问下列三点：（1）Oral Examination［口试］，（2）Examination fee［考试费］，（3）Thesis［论文］。

1月7日 星期日

下午赴回教同学宿舍，晤及海、纳诸君，闲谈一会儿。返舍后，将Method of Reading［解释方法］一节写毕，但将Nomenclature and Identification of Material［原料的名称和鉴别］之细表抽出，另成一节。预计绪论一章，可达40余页。

1月8日 星期一

临摹Bucheur House附近之风景画。这两天不知怎样，没有精神起劲工作，伤风虽未完痊，但已不觉得什么。其他病痛，亦已不很觉得。惟精神不振，大概又需要休息吧！

1月13日 星期六

熊振宗君来闲谈。

1月15日 星期一

将论文第一章写完，但末节尚未打字，延搁过久，非赶写不可。上午赴领事署取信件。下午赴吉萨，拟找贾布拉教授，接洽赴埃尔穆波利斯参观发掘，扑了个空，因为他虽说是每星期一来校一次，但是时常不来。只好找Mustafa el Amir Effendi［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埃芬迪］，听说本星期日有一组学生赴埃尔穆波利斯，系Mr.Macramallah［迈克拉马拉先生］领队，明天去与他接洽，也许可以同去。参观校中博物院由吉萨及埃尔穆波利斯出土之古物。

旋赴金字塔，时已傍晚，暮霭苍茫中，金字塔的轮廓变成柔和的线条，越发显得雄伟与神秘。新月一弯，斜挂塔尖，一颗明星在月亮附近作陪衬。绕着大金字塔，周巡一遍，再仰头看望，已是满天繁星了。今年以战事关系，游人本已不多，晚间更是阒无人迹，独坐在塔畔巨石上，静中凝思，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在心中起伏着。乘车返舍时，经过附郭，虽时见小村，但大部分是田野。路上偶尔驶过一两辆汽车，车头灯光映射在路上，大路两侧的树木，也因被照而显出浓绿色，但一霎时汽车驶过，两旁树木又深浸在暮霭中。光景颇有点像从前在沪平两地读书，星期日偶尔进城，傍晚返校时的景象，但是往事何堪回首！

1月16日 星期二

在博物院中碰到迈克拉马拉先生，据云加入其旅行团，须经贾布拉教授之同意，要我写信去给贾布拉教授。返家后写了几封信。

1月17日 星期三

在博物院中，找出10、12、26、20之琉璃象形字，系皮特里发掘Nebeshih［奈拜希］的出土品，在Journal d'entre找出No.27412，附有草图，果然不错。欣然往告布伦顿先生。又关于串珠，院中陈列者，所定时代多不正确，指出数件，布伦顿先生亦同意。

1月19日 星期五

明日起一连4天，为回教之Kurban Beiram［库尔班开斋日］，今明两天博物院闭院，图书馆则一连停闭5天，在家中将已草成之论文打字，用复写纸将第5节共打两份，预备寄一份给格兰维尔教授。下午赴回教同学旧宿舍，林兴华君询问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又瞎扯了一场，我始终承认汉字拉丁化的必要和可能。晚间庞益吾君来谈，因为收到贾布拉教授的回信，答应我可以赴其发掘团参观，拟借用回教学生团之照相机，拍几张照片作纪念，遂同往同学宿舍中，照相机被人家借去未还，约定明天再去领取。出来时，熊振宗君陪伴偕行，新月尚未半圆，在月光下一面走着，一面闲谈，抵家已12时许矣。

1月20日 星期六

将论文打字。翻阅Badeker，Egypt［巴登克：《埃及》］及Baikie， Egyptian Antiquities in the Nile Valley［贝基：《尼罗河谷的埃及古迹》］中关于Beni Hassan［贝尼哈珊］，Hermopolis［赫尔穆坡里斯］，及Amarna［阿玛尔纳］诸节，以便亲临其地时作参考。傍晚赴回教同学宿舍取照相机，等到9时许始得取来。

1月21日 星期日

因为钟表过慢，赶到车站时离开车时间仅差5分钟。找到迈克拉马拉先生，将贾布拉教授的信交与他看，参加旅行遂无问题。此次开罗大学考古学系旅行，共分二组，三年级自成一组，直接赴卢克索；一二年级为一组，先赴Tuna el Gebel［图纳哥贝］，顺道赴贝尼哈珊。此组由二导师率领（埃及古史教授Dr.Pahor［帕胡尔博士］），学生共10人，除一俄籍女郎Miss Rosoff［罗索苏小姐］外，余皆为埃及人，其中有女生一人。车8时20分开行，12时许抵Abu Kirkar［阿布· 吉尔卡尔］，在车中用午餐。下车后，乘汽车赴尼罗河畔，渡船已经停泊在那儿，东岸的山丘靠近河身山腰便是贝尼哈珊之名墓。过渡约需一小时，在舟中由一学生报告有关史料……

渡河后，已5时余，赴车站，据云须等候8时半之火车，抵Mallawi［玛拉维］时已近9时，在车站附近一希腊人所开客栈中过宿，与Mr.Rifai［里法伊］住在一室。

1月23日 星期二

……徘徊故墟中，殊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之感。Akhenaten［埃赫那吞］之时代，相当于吾国殷商后叶，如果小屯尚有宫殿遗址，则吾人躬历其地，其情感又将如何！国内平生所经，惟圆明园遗址，颇与此相似。然时代则相距3000余年，自然不及此地之能发怀古之幽情也。因为要赶火车，只得离开阿玛尔纳，然颇依依不舍也。经过田野，阡陌纵横，颇有故国乡间风味。中午阳光，春风袭人。由考古旅行，而转想到自己的飘零，只好叹一口气而已。

赴开罗之快车，在阿玛尔纳不停，须赶至玛拉维乘2时半火车。由阿玛尔纳乘汽车赴玛拉维，汽车夫听说我要赶火车，故意中途出毛病，停车修理，后来赶快，又要加价。到火车站中，离开车时间不远。售票处原来规定开车5分钟前停止售票，但是这一次离开车已不到5分钟，售票人还没有来，窗前围绕着一大堆人候票。自己挤进去，匆匆买票，一经上车，车轮即行开动。匆忙中丢掉几个钱，只好自认霉气，抵开罗已七时一刻。这三天虽用去2镑，但颇满意。

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下午赴Heliopolis［赫利奥坡里斯］，此为初度来赫利奥坡里斯，乘坐公共电车，到达后费了好久，才找到Sesostris Ⅰ's Obelisk［塞索斯特里斯一世方尖碑］，仅高66呎，但在田野中，周围风景颇不恶。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博物院中工作。下午在家将论文绪言一部分（第1—5节）打字完竣，共46页。傍晚熊振宗君来闲谈，至9时余始去。

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Old Cairo［旧开罗］，沿着Fostat至Citadel［古堡］。乘车返家，下午照常工作。

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吉萨，在Pyramid［金字塔］附近绕了一周，特别参观Reisner［赖斯纳］所发掘的Pyramid Temples of Mencercus［曼塞尔库斯金字塔庙］及Pyramid Temples of his queen［王后金字塔庙］，返家已2时半。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这几天跑来跑去，为的是摄几张照片，结果除赫利奥坡里斯以天阴效果不佳外，其余尚满意。

1月28日 星期日

晚间赴回教同学宿舍，将照相机交回，坐了一会儿，随便闲谈。

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Passport Office［护照管理局］请求延长居留时间，弄了半天，初要银行证明经费来源；赴银行询问，则谓银行向来不出此种证明；后来将清华公费留学证明书交上，才得许可，但须静候一星期，俟内务部批准后，始能签字。

下午开始写论文第二章，预备在一个月内将它写完，未悉能如愿否？第一章差不多耗费了二个月，此后非赶快不可！

傍晚纳子嘉君来，交来昆明李济之先生来信，允许在中央博物院中安插一位置，月薪180元，虽较浙江大学之280元，相差100元，但以对自己前途计，宁愿就任此月薪较少之位置。信中又提及拟将四川之考古事业全盘相托，此事则待将来再谈。纳君谓已决定于3月初旬起程返国，林仲明君可以同行，拟乘英国货船返国。

1月30日 星期二

赴博物院工作，Mr.Leibovitch［雷包威施先生］询问有否稿件，据云可以在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s de L'Egypte［《埃及古物研究年报》］上登载，当时未能答应。返家后，颇欲将Nubian Royal Tomb at Kostol［科斯托尔之努比亚王墓］写一短稿，遂开始写了一页，又复搁置下去。

1月31日 星期三

来埃及匆匆不觉已过三个月，博物院进门券已满期，托布伦顿先生将之展期二个月。闲谈及中国中央博物院，我乘机询问能否将此间重复之古物赠送或交换。据云此事甚难办到，惟开罗博物院时常将重复物出售，任何人皆可购买，惟价格颇昂。又谈及氏从前在Qau［卡乌］、Badari［巴达里］及Mustagidda［穆斯塔吉达］所得之古物，一部分仍在其手中，未曾分配。据云几全部为小物件，如串珠、圣甲虫形宝石之类，将来亦拟出卖，但希望卖与公共机关，不卖与私人，此事俟将来再谈。按在英向格兰维尔教授告别时，亦曾提及此事，据云将来可以在University College Collection［大学学院收集品］设法，将一部分重复品，赠送与吾国博物院，但此事须待战后再谈。最可惜者为Sir Robert Mond Collection［罗伯特·蒙德爵士收藏品］，氏之遗嘱令分赠公共博物院，Prof. Sidney Smith［西德尼·史密斯教授］及格兰维尔教授为遗嘱此部分执行人。惜知之过晚，我向之提及时，据云已分配完了。回家后写了二封信。


2月

2月2日 星期五

在博物院中，遇及M.Effendi［M.埃芬迪］，据云其校中旅行团将于今晚返开罗。晚间王世清君来谈。王君对于照相颇具兴趣，照相之成绩亦不错，携来前日在其埃及老师家中所拍之室内摄影。闲谈中谈及其家中情况，据云结婚后仅八个月，即行出国，四五年后始能返国，此间友人结婚，概不出席，以见景伤情也。又谈及去年麦加朝觐，政府遣派监视北平伪政府所派之朝觐者5人，多为北平回民中之长者，在此为年轻子弟相责以国家大义，唯唯不敢哓辩，可怜亦可恨。谈至10时许始去。

2月3日 星期六

去院中遇及开罗大学考古学教员帕胡尔博士及Dr.Macramallah［迈克拉马拉博士］，将此次旅行所摄之影，奉赠每人两张，又请其转交各同学每人两张。埃米尔先生亦已由旅行上埃及返开罗，据云曾赴Abydos［阿拜多斯］，Luxor［卢克索］，及Tuna el Gabal［图纳加巴］，颇为尽兴。Gjul Palomonds由亚历山大来开罗，乃阿尔曼特同伴，明日即返亚历山大。

2月4日 星期日

下午赴埃及友人Zarrong［扎鲁克］之召，与邱领事同往茶聚，4时半前往，8时始返。有英人在座，闲谈中骂埃及人不识好恶，谓如果将来受意大利或日耳曼统治受罪时，恐那时回想不列颠的善政，要懊悔今日反英之不应该。他们的意思，好像是埃及只配永久做人家的殖民地，不是英国便是他国来统治。自己也是受压迫的民族，听了非常不顺耳，但是又不好意思非难争辩，坐着静听而已。今日收到格兰维尔教授的来信，知道学位事只要论文做好，仍有办法。

2月5日 星期一

将已写好之论文打字，预备寄一份给格兰维尔教授。

2月6日 星期二

今日称体重，居然达到60公斤，比初来埃及时之55公斤（11月3日称量），增加5公斤，颇为高兴。因为前天晚间多吃了一点，这两天胃部又不舒服。

2月9日 星期五

今天是回教的新年，听说昨天是吾国旧历的新年。回教过年，并没有戒斋月尾封斋日的那样重视，但博物院仍关门一天。上午去看电影，片子是《巴黎圣母院（Notre Danes de Paris）》，颇为不差。下午赴回教同学宿舍，马兴国君邀我一块儿去看一位埃及文学家，是一个童话作者。出来后赴新同学宿舍，参加他们欢送林子敏、纳子嘉、马福尔三位同学返国，吃茶点，坐谈至10时许始返。

2月10日 星期六

将论文的第1章，打一份复本，共46页，加上一图版，竟费了一星期的工夫，每天下午都花费在打字上，今日完竣，预备明天挂号寄去。

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与回教同学赴Kasr el Nil后面的河畔公园，此园系仿照西班牙Asadura之回教建筑，风景颇不恶，拍了几张照相。下午在家中写了两封信。

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约马兴国君一同赴开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医生说是什么Eczema［湿疹］，皮肤干燥发痒，开了几样外抹的药，（……）。

晚间林兴华君来谈至11时许始去，言及新疆回民受当地军政长官之压迫，出亡流离于印度、阿富汗、波斯、阿剌伯及土耳其者，达数千人，如不设法改变政策，恐将来西北变乱，终不能免。林君主张中央政府应派内地回教青年赴新疆工作，从事联络回民，同时训令高级军政人员，不得压迫回民。新疆回民以宗教关系，颇不喜苏俄之反宗教政策，故出亡者多赴近东回教国家。惟新疆军政当局，则联络苏俄，聘请苏俄顾问，阴以此对抗中央；如中央实行严厉政策，彼辈或将铤而走险，引苏俄军队入新以抗中央。在此抗战时期，恐中央初无能力及此也。

2月18日 星期日

晚间马继高君来，将11日游公园之照片，相送数张。闲谈中语及四川成都附近，曾有数次发掘古坟，出土物在通俗图书馆中。后同赴回教同学宿舍，阅新到之《大公报》。

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去医院看病，已渐痊愈。护照延长，亦已办妥。下午去回教同学旧宿舍，纳子嘉君谓归国计划，或许又有改变，允许月底以前再行通知。海维谅君谓如果不能成行，劝我搬到他们宿舍中去住，每月两三镑钱，即可够用。回教同学返国川资，去年9月中批准拨付，前日始汇至，国币800元，仅换成15镑左右，皆叫苦不止。晚间胃病增剧，奈何！奈何！

2月22日 星期四

这几天因为胃病的关系，晚间睡眠受扰，午餐后补睡一小时余，精神不佳，振作不起精神来，仅摘录笔记而已。傍晚海维谅君来谈。

2月23日 星期五

晚间赴回教同学宿舍，新同学王世清、张文达两君新迁至旧宿舍。阅1月22日《大公报》所发表之汪日协定，令人气愤，汪某附逆，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旋至海维谅君室中，谈及汉字拉丁化问题，此公极力反对，但所举理由，都搔不着痒处。12时许始返舍。连日近东风云，颇为恶劣，不知能否度过春季而平安无事。上午晤及邱领事，据云至早3月底，至迟5月，预料意大利必蠢然思动；苏俄在芬兰战事解决后，将从事于土耳其，近东变化正方兴未艾也。

2月24日 星期六

今日为回教徒麦加朝觐归来日，博物院闭院一日。下午Farah M. Effendi［法拉赫·M·埃芬迪］来谈，后同赴El-Gammal茶馆喝茶闲谈。氏系此间一中等学校之英文教员，每月薪俸可得14镑，闲谈及中国，据云当其在小学念书时，书中述及中国风俗，谓席地而坐，书塾中师有所问，生徒以面背向先生而答 （此当系背书之误会）。又询及鸦片恶习近况。闲谈至7时半始别，不知道由于喝食过量呢，还是由于春寒微雨着了凉，夜间胃病又作，不能成眠。

2月25日 星期日

由于昨夜未曾睡好，今天一天不舒服。下午补睡两小时半，洗一个澡，一个下午便去掉了。

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领事署取信。晤及纳子嘉君，询问行期，商洽结果，拟在此间再住5个月，秋间返国；为节省经费计，拟与纳、海两君合租一舍，自行做饭，据云每月经费两三镑即可维持。因为论文仅写了6节（Chaps.Ⅰ—Ⅴ，Ⅺ），虽摘记不少，但返国后必感困难，故拟即如此做去，旅费40镑必须存放不动，高级照相机恐无办法耳。

2月28日 星期三

收到迈尔斯先生挂号包裹一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打开一看，原来是74包串珠，要我审定年代。来信说得很客气：

Dear Shiah，I am hoping that you can help me，as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one else who can do the particular job required.I am sending you a collection of beads from all the Saharan sites at Armant，which badly need to be dated.

［亲爱的夏君，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因为我认为此间没有其他人能干这项特殊的工作。我现在把阿尔曼特的撒哈拉诸遗址所出串珠之收藏品给你寄去，这些东西急需断代。］

去找布伦顿先生，约定下午一块儿将这批东西，一一过目。返家后，遇及海、纳两君来，据云房子已经看好，连定钱也都已交进，地点在Sharia Nubar Pasha附近，约定明天一块儿去看。下午与布伦顿先生一同，将Armant beads［阿尔曼特串珠］审定时代，足足花了两小时的工夫。闲谈中，我问起Selin Hasson［塞林·哈森］解职事，据云系侵吞公款，虚报账目达万余镑，发觉后被解职。

2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7时半送林子敏君上火车返国。邀海维谅君来家早膳后，同往观新房子。赴博物院，阅De Morgan，Dahshur Ⅰ［德·摩尔根：《达赫舒尔一世》］。返家后，将迁居事告诉房东。因为早晨起身过早，精神不佳。下午睡了一觉，将阿尔曼特串珠草报告。


3月

3月1日 星期五

房东知道我要搬家，今天特别与我说，如果为嫌房租太贵，可以减低。从前是每天20埃元，每月约须6镑，洗衣费在外，每星期一次约花3—4埃元。房东问我，迁出与回教同学同住，每月预备花费多少。我说，估计约须房租1镑，饭费1镑至1镑半。房东谓，如果继续住下去，饭菜费稍为减少，则每月可以3镑半钱，洗衣费在内，希望我加以考虑。因为房间已经租好，我自然无法改变。后赴学生部找到海、纳两君，决定下午搬家，纳君允来襄助。返家后，告诉房东下午搬家，房东知道无法挽回，希望我以后时常来看他，如果要搬回来住，可以少算房租。午餐后收拾行囊，5时许纳君代为叫一汽车赴新居，纳、海两君已搬进来。床铺由学生部搬来，家具等一部分由学生部搬来，一部分新添。出来晚餐，因为连日全由他们代为出力，请他们吃一顿晚餐，以为道谢。到Sharia Fonad，拟购Radio［收音机］，无结果。

3月2日 星期六

昨晚被臭虫所扰，一夜不能安睡。晨起后，捉了半打小臭虫，一个大的，都是满腹鲜血。今天一天不舒服，下午睡了一觉。庞益吾及马兴国君来谈。这两天火表尚未安置好，晚间点洋蜡。

3月3日 星期日

上午仍在博物院工作。下午与海君同赴Ataba，购一床毯，至于盖被，则假借他们的厚毯。昨天买了一只椅子，桌子则由他们向学生部搬来几张，亦可够用，惟客厅中添置桌椅一整套。

3月4日 星期一

今日起，生活又入轨道。上午在家洗了一个澡，换下的衣服，预备自己洗。将阿尔曼特的串珠写作报告。午餐后，洗涤盆碟，因为昨晚仍为臭虫所扰，今晨又捉了半打，下午补睡一小时。晚间已有电灯，又可工作了。

3月10日 星期日

这几天为Beads From Saharan Sites At Armant［阿尔曼特撒哈拉诸地点出土的串珠］草写报告，昨天才打字完毕，今天拟将这报告交给布伦顿先生过目，但是他过于忙迫，没有工夫。他交给我一匣串珠，乃Mestaqeddan［迈斯塔盖丹］及Martana［马尔塔纳］发掘所得者。今天博物院新陈列Montet［蒙德］在Tanis［塔尼斯］发掘所得Pesebkhemen［派塞普海曼］墓中出土之物，瓶碗之类为金银所制，有如前朝遗物；身上所饰之物，亦为黄金宝石所制；银棺及镶金之内棺，已运来陈列；石椁则未运来陈列。今天闻风来观者不少。下午在家中，将布伦顿先生交来之串珠，全部过目。

3月11日 星期一

将报告再阅一遍，将Register［登记表］中Dates［所属时期］一项填入时代。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迈尔斯先生，一封给格兰维尔教授，颇希望此报告能够刊出，不知能如愿否？（后注：5月18日接复信及校正稿，知已允登载）洗了一个澡，到邮局寄信，乘便到旧房东那儿去一坐。

3月16日 星期六

这两天阅了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pp.1—344），虽其立论，未见高明，但文章写得颇为漂亮。上午赴领事署，因为领署将行迁移地址，有些中国杂志将要弃掉，将自己所要的，检了几本回来。

3月17日 星期日

为了搬家及写Breads from Armant［《阿尔曼特出土的串珠》］，又将论文搁置了半个月，今日开始继续写“Method of Manufactures［制造方法］”。

3月18日 星期一

阅毕C.Bell，Civilization［贝尔：《文明》］（pp.1—216）。今日报载莫［索里尼］、希［特勒］二位魔王晤面，不知欧局将行如何展开。

3月19日 星期二

阅毕J.Capart， L'Egypte des Pharaohs［卡帕尔：《法老的埃及》］（pp.1—145）。

3月21日 星期四

因为爱资哈尔大学宿舍办公处发现有床铺迁出中国学生宿舍，坚持一定要拿回去，只好另外购买一张旧铁床。晚间上床后，才发觉满床都是臭虫，连忙起来捕捉，一连便是27个；夜间又起来两次，再捉了12个。但是找不出臭虫的来源。虽是旧床，但曾重行漆白，似乎不会有臭虫，疑心枕头或褥垫内的棉花，或许是旧棉有臭虫，但夜间渴睡，没有工夫拆开来看，一夜未得安眠，气愤之至。

3月22日 星期五

晨起后，将枕头拆开来看，虽是旧棉，未有臭虫，褥垫也似乎不会有臭虫。再检查床铺，忽发现床头钢丝螺旋，旋成一小筒，中间都是臭虫，连忙拿煤油灌进去，杀死了不少。虽然因为昨夜未曾睡好，但斩草除根，以后可以高枕安睡，精神上殊为愉快。

3月24日 星期日

昨日到回教学生部去，宵间返舍，着了凉，今天不舒服。昨天在博物院中，无意间碰到Mr.Ma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知道他驻在埃及边境，刻下请假几天，出来逛逛，住在National Hotel［民族饭店］。今天去告诉Mr.Manavian［马纳维安］，原拟约之同去访麦克唐纳先生，可是他不在家，与旧房东闲谈一会。返家，阅毕Goldenweiser's Anthropology［戈登威泽：《人类学》］，此书写得颇不差，去岁由欧来埃途中阅着消遣，看了一半搁下，到现在才有工夫阅读完毕。

3月28日 星期四

博物院的免费入门券，快要满期了，今日找到布伦顿先生，要求延长5个月，因为现已决定在这里过夏。今日气候已变炎热，下午睡了一觉，起来后站在阳台上，已感觉到热气拂面。此后5个多月，不知如何炎热，等着瞧吧！


4月

4月1日 星期一

往民族饭店，晤及麦克唐纳先生，据云明日请假期满，即行返营，行将开拔驻防伊拉克。在兵营中，虽事务不多，尽有空暇，但书籍欠缺，无法从事学问。旋言此次欧战为一愚蠢的战争，这样不痛不痒，最令从戎者丧气。返家阅报，知汪逆即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可谓丧心病狂。

4月4日 星期四

上午与海维谅君同往访王世明君，王君为此间留埃同学，随近东访问团返国后，曾赴西北服务，此次委任Jedda［吉达］副领事，携眷赴任，昨日到开罗。此君谈锋颇健，陈述国内情形，对于龙云氏颇不满意，谓其对中央不即不离，对人民则苛捐杂税，但中央以抗日作战，不得不忍受。

4月5日 星期五

今日赴邮局订阅La Bourse Egyptienne［《埃及证券交易》］。这几天为了一篇小文章Some Remarks on the Bekhen Stone［《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忙了好几天，今日才写完“Section Ⅰ，The God Bekhenow”［第一节，贝克汉姆神］，预备再写一个“Section Ⅱ，Bekhen Stone，Greywacke and Durite”［第二节，贝克汉姆岩、杂砂岩和都里特岩］，即送交Mr.Leibovitch［雷包威施先生］，询问能否在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s de Egypte［《埃及古物研究年报》］上发表。此因前星期遇及Mr.Alan Rowe［艾伦·罗威先生］，讨论氏所作之“The Ancient Egyptian Bekhen Stone”［《古代埃及的贝克汉姆岩》］，氏对我说将大意写出，可以交在A.S.［《年报》］上发表。

4月9日 星期二

将关于贝克汉姆岩的材料，又写完第二节，合称为《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预备交与《年报》发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这篇文章，论文反搁置不写，可谓不务正业。晚间合请邱领事及新来之吉达王副领事合家，在El Haty晚筵，饭后邀他们到寓所中来闲谈，夜深始散。今日报载德军占领丹麦，进攻挪威，欧洲战事扩大，不知亦将影响及近东否？

4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谒其主任Dr. Little［里托博士］，咨询关于杂砂岩等地质学上之问题。关于贝克汉姆岩一文，又发现埃及象形文字一新材料，补写一节。

4月11日 星期四

将《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交与艾伦·罗威先生，候其阅毕后，或许再交与Mr.A.Lucas［卢卡斯先生］，然后交进《年报》编辑者，希望能够登载出来。下午此间侨商开茶话会，欢迎王副领事，邀我作陪。茶点后已5时许，赴回教学生新宿舍，阅《大公报》，知蔡元培先生已于3月初逝世，不知亦将影响及中研院前途否？

4月15日 星期一

这两天为了打字机出毛病，自己修理，今日始修好，将论文继续打字。每日仍赴博物院，阅读定期刊物中之发掘报告（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New York［《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馆刊》］），搜集材料。

4月23日 星期二

今日收到望眼欲穿的一封信。自从2月11日将论文一部分寄给导师，今日始收到复信，虽对于小地方颇有更改，但大体尚可过得去，颇承赞许。惟嘱续寄论文，则以这两个月以来，胃病又发，尤其是最近一星期来，差不多每日傍晚时胃部作痛，晚间不进食，夜眠尚安，但精神殊不佳，除写作一篇报告给迈尔斯先生，写了一短篇《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外，大半工夫都费在浏览《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馆刊》之埃及发掘报告，关于论文仅写了十几张，无法交卷，殊为着急。

4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Freud，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pp.1—214）。

4月26日 星期五

纳君谈起今天领事署要招待一位要人，这位要人的行踪是要守秘密的，不过领事署受有外交部电示，要加以招待，我询问得姓名后，无意中提起他还是我中小学时的同学呢！中午时，纳君由领事署公毕回家，说已遇到这位要人，纳君提起我的姓名，惟贵人多忘事，不复记忆。但领事约我今晚去作陪，遂与纳君同去，在领事署客厅中少候，一会儿汽车来了，太太先进门，要人随后跟进来。虽然相别近十年，相貌尚依稀记得，问起中小学的事，我告诉小学部时名字叫“夏国栋”，他忽然记起，便说道：“那时你是不是很幼小，成绩在你们班中很好；因为在儿童自治会中办事，这名字尚仿佛记得，中学时的名字已记不得了。”用乡音谈了几句话，即行入席。饭后去看阿剌伯舞蹈，12时许始返家，约定明天在博物院相候。

4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在博物院中陪着邱领事及高君夫妇参观，作Dragoman［向导］，费了整个上午。回来后，因为昨夜睡眠不足，精神不佳，看了几十页Drioton［德里奥东］和Vandier［汪迪耶］的《埃及古代史》。作昼寝而不成功，因为想到了中小学时的情形，四五年未返故乡，未免有萧然之感。

4月29日 星期一

今日为清明节，与纳、海两君去游动物园，这几天胃病仍时发作，殊为所苦。回来后写了几封信。


5月

5月1日 星期三

赴艾伦·罗威先生处，取回《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稿子，承其加以修改，盛意殊可感。关于内容方面，仅对于其中第二节［有关贝克汉姆岩单词的解释］，氏仍坚持其［祭坛］旧说，谓余之［塔门］新释亦仅可备一说而已，不能取旧说而代之。文字学方面之证据，虽以新释为强，但由各方面综合观之，旧说似仍近真。反复辩论，后来余允加修正，删去“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is incorrect［原译不正确］”，改轻语气，谓 “Another interpretation may be given［可以有另一译法］”。

5月3日 星期五

昨日校改稿子，有数页须重加打字，今日赴博物院欲找卢卡斯先生，请其过目，未遇。午后赴回教学生团，应庞益吾君之邀，吃水饺。昨日报载，英国已令其商船绕道南非，避去地中海，以防意国。今日报载，张伯伦在议会宣称，英法已增派舰队赴亚历山大，不知战事将波及埃及否？

5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将稿件交与卢卡斯先生，请其校阅。乘机参观新由Tanis［塔尼斯］运来Amenemopat［阿蒙尼姆帕特］墓中出土古物开箱，Prof.Meutet［缪特特教授］之助手检交与布伦顿先生。昨晚一夜腹痛未能安眠，下午昼寝。晚间，纳、海两君出去看电影，自己留在房里，校阅论文。

5月5日 星期日

卢卡斯先生交还《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一稿，颇加赞许。稍加修改后，拟即交与《年报》编辑处，希望能在《年报》发表。

5月7日 星期二

将论文已写好的部分修改后，寄给格兰维尔教授。将写好的短篇论文《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交给《年报》主编Mr.Leibovitch［雷包威施先生］，大概可以希望发表。今日起此间A.R.P.［防空袭］演习一星期，管制灯火，很是不方便。

5月9日 星期四

写信给皮特里，这事久已有在心中，但是为他的大名所震，虽一方面极力企图获得他的手迹，同时却觉得如果没有问题提出，恐难得复信。迟延至今，始决定不管他回不回信，试一试再说，提出的问题是：（1）Amration fareme beads（missed from U.C）［阿姆拉？串珠（由大学学院失去者）］；（2）Provenance of flint bead［燧石串珠的出处］；（3）Emery bead-polishers［埃默里串珠的磨制者］；（4）Present location of the great part of his tomb-cards［他的墓葬卡片大部分今在何处］；（5）Present location and provenance of the blue glass eye with the name of Amenhotep Ⅰ［带有阿蒙霍特普一世名字的眼纹蓝色玻璃串珠的现存地点及出处］。

5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在博物院中，闻今晨德军已进兵荷、比。下午阅报知荷、比及卢森堡，皆已卷入战涡。欧洲大战，可云已于今日正式开始，前途变化，未可逆料。

5月11日 星期六

报载英国内阁改组，张伯伦辞职，丘吉尔组阁，工党及自由党皆将入阁，英国作战政策将强硬化。

5月17日 星期五

欧洲战事，荷兰已全国沦亡，比利时仍在剧战中，南欧局面仍不清楚。如意大利参加作战，此间恐亦将不免。上午在博物院，见图坦哈蒙珍饰室中，有工人在那里工作着，似乎要将金椁移到别处去。返家后，精神不佳，在客厅中看画报，站起来时，有点头晕，一会儿忽失知觉，晕在地上，海维谅君来扶起，虽立即恢复知觉，下午睡了一个下午，幸无别种征象，但颇为自己的康健担心事。

5月18日 星期六

接迈尔斯先生来信，谓交去之《阿尔曼特撒哈拉诸地点出土的串珠》，已决定收入明春出书之Cemeteries of Armant Ⅱ［《阿尔曼特诸墓地》第2卷］中，须要修改及更动之处，均已竣事，附来修订后的稿子。除关于Venetian Glass beads［威尼斯玻璃珠］一点，稍有误会外，其余仅有数处小错误或遗漏，明天当写信复之。

5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引导纳君参观Egyptian Museum［埃及博物馆］，花了一个上午，因为时局的关系，有些东西已经由陈列室中取出，收藏安全地方。如Amarna Tablets［阿玛尔纳书版］、 Small Antiquities from Amarna［阿玛尔纳出土的小件古物］、Gold Inner Coffin of Tutankhamun［图坦哈蒙金内棺］、Objects in the Jewellery Room［珠宝馆的器物］。有些陈列室则放置沙袋，以防不测。下午赴回教学生部。

5月21日 星期二

明天起博物院停止开放，一直要等到9月1日，始再行开放。将复迈尔斯先生的信写好打字，去找布伦顿先生，因为他事忙，明天再去。

5月22日 星期三

找到布伦顿先生，取出《阿玛尔纳串珠》，改换号码，仍放在他的办公室。将致迈尔斯先生的信，即行发出。博物院虽停止开放，幸得其图书馆仍可利用。至于阿剌伯皇家图书馆及阿剌伯博物院，则均已停止开放。晚间纳君回来云，时局已甚紧张，已代接洽一乡间友人，开战后可以避难其家中，希望我早点收拾行装，以免临时匆忙。

5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将五年来信件加以整理，撕去一部分，依时日先后排列，将信封撕去，以缩小所占之体积。读旧信时，前尘往事，一一又映于眼前，不禁感慨系之。

5月24日 星期五

昨宵又以胃病不能安眠，上午餐后补睡了两三小时，起来后整理书籍。下午将Beck's Classification［贝克：《分类法》］摘抄，原书拟于明日交还布伦顿先生。将《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加上一段，系读Daressy's Socle de statue de Coptos［达里斯：《靠普特斯雕像底座》］一文的批评，认为该石仍可为altar［祭坛］，而非pedestal［基座］。

5月25日 星期六

晨间赴博物院，晤及雷包威施先生，以稿件已交印刷所付印，允许将所欲增添之一段，交与印刷所。博物院之图书馆，今日已闭馆，名义为检点书籍，院外阅览者不准入内。后来与布伦顿先生商洽，得特别许可，借书至售物处阅览。

5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将Beck，Notes on Glazed Stone［贝克：《浅谈浓釉石》］摘抄完竣。昨日谣传甚炽，有谓意国军队已与英埃军队在Lybian Desert［利比亚沙漠］起冲突，虽经埃及政府否认，然局面险恶已极，战事一触即发。赴托马斯·库克询问，有否赴远东及印度之船，据云除有一只船于6月2日开行，其余各公司均暂停航，旅行社未得航期通知，但过数日后或另有消息云。今日 星期天，王世明君携小子女来玩，即在此间午膳。

5月27日 星期一

赴博物院，请雷包威施先生写一介绍信，拟至Institut Francais［法兰西研究所］之图书馆阅书。承其允许，介绍与研究所副主任M.Ch.Kuenty［库恩蒂］。

5月28日 星期二

赴法兰西研究所，晤及库恩蒂，据云所内图书馆已行休假，8日初始再开放，无缘利用，扫兴而返。晚报载，昨宵比国国王已率比军投降德国，英法军队在比法交界处者已陷入险境。今晨法国总理Roynald向法国人民广播，报告时局之严重，但仍主抗战到底。


6月

6月1日 星期六

意大利的政府，仍未明白表示加入战争与否，但是英意的谈判已告失败，看来是凶多吉少。大家都静候着6月4日的意国最高会议，战争波及此间与否，大概这半个月便可决定。英、法的军队，自比王降敌后，陷入困难地位，现正在撤退中。虽然袒英法的报纸，谓德国自侵荷、比以来，战死当达50万，飞机及铁甲车被毁者当各达2000架，但是联军的损失恐亦不细微。

上午赴博物院，在售物处阅书，以阅览室仍在停止开放中也。下午参观Mosque Muaiyad［穆艾亚德清真寺］，在开罗古城南门Bab Zuwayla［祖瓦拉门］之旁，教堂之铜门极为精美。脱鞋进门，冒充回教徒。教堂大半为空地，栽植树木，庭中有小亭，风景颇佳，祈祷处仅占一侧，但墙壁之装饰极为精美，天花板之图案亦极工致。旋赴Mosque Sultan Hassan［苏丹· 哈桑清真寺］，在Citadel［古堡］之下，为一古刹，脱鞋进门后，经曲径至中庭，堂中佣人正在洗刷中庭，庭中亦有小亭，地面铺彩色大理石，祈祷处有Dikheh及Pulpit［讲坛］，仅能隔庭一望而已。归途经阿剌伯图书馆，知已恢复阅览。

6月6日 星期四

昨日报载，英首相丘吉尔在众院报告，英法军队自Dunkerque［敦刻尔克］退出，死伤达三万人以上，重炮损失近千，铁甲车等亦多不能运出，可谓惨败。意大利自前日开最高会议后，仍未明白表示态度，惟仍有随时加入战争之可能。埃及情形仍紧张，人民藏贮货币，市面上已罕见银币。

今晨赴护照局，办理延长居留期限，由领事署取得介绍信，一切手续尚不生问题，得居住至10月底。但决计至迟于8、9月间返国，如果10月尚不能返国，则糟糕矣。论文打字，仅达90页，不知何日始能完竣。

6月8日 星期六

赴博物院，知阅览室重新开放，甚喜。交《年报》发表之文，印刷所送来样本，花了一个下午校对。

6月10日 星期一

这两天此间天气炎热，达47℃（=116.6），每天午餐后，都要睡一午觉，关闭好窗户，否则热风吹进来，更是不舒服。晚间林凤梧及马君来，据云无线电广播，意大利已宣战。这消息大概不会是谣传。意国的参战，是意料之中的事，大家都已屏息等候这消息，所以听见了，不但不吃惊，不但不惊慌，反而觉得心中安定。这一月来，差不多每晨人家看报纸时，即要询问人家意国参战了没有，自己不会看阿文报纸，只好等到下午看傍晚的《埃及证券交易》。今日意国宣战在下午4时余，晚报上也还没有登载。现在问题倒简单，便是如何设法返国而已。

6月11日 星期二

阅报，谓意国对英法宣战，但对其他地中海沿岸小国，则仍不取敌对行动云。墨索里尼的话，自然不可信赖，但目前埃及尚可苟安一时，只看是战事波及此间来得快呢，还是赴印度或远东的航线恢复得快呢？开罗市面尚无大变化，惟途中汽车骤多，有钱的人家预先离开城市，向乡间避难也。

6月13日 星期四

纳君云，Port Said来信，据称23日有一中立国之船赴新加坡，三等船票50镑。自己现下所剩的钱不及此数，自然无法购票，想等几天再看，好在埃及仅对意国绝交而不宣战，意国空军暂时或许不来轰炸。晚间庞阿衡来，据云拟向爱资哈尔大学设法，替中国学生部觅定一乡间避难处。

6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旅行社打听船只，据云埃及轮船公司20日左右有一船“Zamzaur”开往远东，由Port Said至新加坡50镑（Tourist Class［旅游舱］），至Colombo［科伦坡］35镑。票价过昂，自无办法。

今日收到Sir Flinders Petrie［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的复信，系5月22日所发，可见现在邮递之不便。居然收到这位埃及考古学泰斗的复信，很是高兴。信中云：

Dear Mr.Shiah，I am greatly interested to hear that you have been working on my collection of Egyptian beads in Univ. Coll. London. There are three divisions of this — 1）the main collection in the tall glass cases，with whole strings of beads，2）the Late and Roman beads in the sloped-cases on tables，and 3）single beads and small groups which are of importance，in card-board boxes in the black chests of drawers. Special beads which you mention are probably in No.3.

I cannot identify， at all，the flint drills mentioned.

As to the emery， you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solid material and aggregates.A sand of quartz is hard，but the aggregate in sandstone，commonly used in late Egyptian sculpture，is easily worked with a Chisel. The test of cutting with a knife only shows the aggregate hardness，but I always tested by pressing the specimen hearily on steel，so that the individual grains would give a resulting scratch.Such a scratch proves the hardness to be 6 or over.I think that this will account for the discrepancies which you name.

In your search for tomb cards，you will not find any of the earliest excavations used them，as they were introduced later. When I began to dig in 1880，there was no system of registration.The idea of the importance of groups had not yet arosen.

I have not got the 2nd edition of Lucas，so I do not know what his suggestion of a mistake in dating means.The impressed glass bead was found in an undisturbed tomb，very well dated.It was placed in a vase between the arms of the body and cannot have been dropped into the tomb in later times.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gs we could discuss better by talking.Dr.Fisher remembers you well，and you would be welcome here，if you should happen to come again.I have all my Egyptian books here，including Denkmaeler and Rosellini，for your use here，and also a quantity of European archaeology，and classics.

You will find this a cooler place in the Summer than Cairo.

Yours Sincerely F.P.

［亲爱的夏先生：得知你近来一直在研究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所藏埃及串珠，非常高兴。这藏品分三部分：［1］高玻璃柜中的主要藏品——整串的珠子；［2］桌上斜柜中的晚期及罗马时期串珠；［3］抽屉之黑匣子里卡片盒所藏单个或小批重要珠子。你所提到的特殊串珠可能在No.3。

我无法找出你提及的燧石钻。

至于刚砂，你得分清坚实材料和聚集体。石英砂粒很硬，而埃及晚期雕刻常用的砂岩所含之聚集体则易于刻凿。用刀试刻只能显示聚集体的硬度，但我的办法是将标本放在钢板上施加重压，使一个个颗粒显出擦痕。这种痕迹表明其硬度为6级或更强。我想这当可解释你所说的差异。

你寻找墓葬卡片时，会找不到早期发掘的有关卡片，因为这种做法是后来定下来的。1880年我开始从事发掘时，还没有登记的制度。那时还不认识发现物组合的重要性。

卢卡斯的著作第二版我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他对断代手段方面的错误有何建议。有印痕的玻璃珠是在一座未曾扰动的墓中发现的，年代很清楚。此物原放在尸体双臂之间的容器里，所以不可能是晚世落入墓里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以面谈为好。费希尔博士牢记着你，如你能再次前来，非常欢迎。我所藏有关埃及的书都在这里，包括Denkmaeler和罗塞利尼的著作，可供你在此使用，另外还有大量关于欧洲考古的书和经典著作。

你会发现这里的夏天比开罗凉爽。

你忠诚的F.P.］

6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Vandier et Droit，Les Peuples de l'orient méditerranéen，Ⅱ，L'Egypte［《东地中海人民》，第二卷，《埃及》］（pp.1—602）。以写论文及搜集论文材料之余暇，偷闲阅读此书，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才读完这一册法文书。这书的写作、学识两方面都极见工夫，似乎是最适合参考的埃及古代史参考书，材料到1938年为止，将最近数年的新发现，也都收纳在里面，殊值得一读。下午写复信给皮特里，并附去论文的一部分。昨日报载，德军已进巴黎，法军退守塞纳河以南，联军方面形势甚劣。

6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法国领事馆，询问经过叙利亚之护照签字办法，据云须请示叙利亚总督府，约半个月左右始有复信。旋赴英国领事馆，据云有汽车路可以由巴勒斯坦，经过Jordan［约旦］，直达伊拉克，护照可以于两天内签字。返舍后，与纳君商酌，纳君已决定取道伊拉克返国，明天即去英领馆请求过境签字，并且劝我一同作伴回去，但是估计的结果，40镑恐尚不够到昆明。行李方面，汽车道不能多运（仅准带20公斤），收取运费极昂（由此间至Bagdad［巴格达］，每公斤收费7埃元）。故自己虽已心动，仍决定在此间等候有船赴印度，再行起程。法国内阁改组，Pelain为总理，法国有求和之意，前途变化正多。

6月18日 星期二

法国求和的消息，已经证实了。今晨此间谣传苏俄对德宣战，大家空欢喜一场，晚报上一字不提，大概又是谣言而已。下午应王世明君之约，赴他的新居中茶叙。

6月22日 星期六

昨晚开罗第一次空袭警报，夜半3时许由梦中惊醒，最初睡在床上不动，后来听见高射炮爆炸声，始披衣出室，到最低一层的屋中躲避。高射炮五六响后，经半小时未有所闻，虽然空袭已完的报告未发，但是等得不耐烦，出来返室，登室外阳台一望，一轮皓月，万里晴空，只听四围人语喧嚷，不闻其他动静，上床而辗转不能入睡，少顷空袭已完的报告也发了，始慢慢地又进入梦乡。今日一天不舒服，因为昨夜睡眠不够也。今日报载昨夜敌机未入开罗市空，高射炮误认飞起迎敌之英机为敌机，发放高射炮。但亚历山大既已受轰炸，开罗恐亦不免。上午赴法国领事署，要求叙利亚过境签字。下午补睡。傍晚至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半场又得空袭警报，9时至9时半在黑暗中静候了半小时，空袭已过的报告发放后，电影再行开演。

6月24日 星期一

昨夜又是两次空袭警报。今晨报载，法国已接受德国所提出之休战条件。上午赴法国领事馆，据云须缴交4张照片，不能用电报请求，只能用邮信请求，何时得复不能预测。

6月30日 星期日

这三四天夜间没有空袭警报。法意休战条件中未提及叙利亚，故法国领署允发电报，但因叙利亚亦准备休战，英国不悦，此间与Beyrouth［贝鲁特］之电报线，近两日已不通，无法拍出。今日回教学生数人来邀纳、海两君往游动物园，余亦陪游，拍了几张照片。论文已将第二章写毕。


7月

7月1日 星期一

昨宵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是公安局派来的人员，两个穿黑制服戴红帽子的英国人，一个穿黄制服留小胡子的埃及人，另有一个卫兵。一进门便问radio［无线电收音机］在那儿，我们告诉他说没有。进房来检查我的行李，一切文件照片，都要过目。看到这本日记，他不懂中国字，便收取来，说要拿回去交给懂中文的检查员检查。又看见我历次作考古旅行的遗址草图，误会是什么军事要地草图，经解释后，仍欲取去数张审查。又问我的照相机何在，我回说没有。他又翻阅我的摘记及摘记卡片，便问我是作串珠的研究工作吗？我说是的。他又检阅那一匣近2000张的串珠登记卡片，及活叶夹中Bead Corpus［串珠集成］，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的草稿，那年轻一些的英国人便说：“Beads，beads，always beads，it makes my headache”［串珠，串珠，老是串珠，叫我头痛］。 后来翻到Myers［迈尔斯］的来信，要求我代他审定阿尔曼特出土串珠的时代，便笑着说“这是专家无疑了”。到这时候，他知道我是一个书呆子，便有点和气下来了。有几个课堂笔记，只告诉他是notebook［笔记本］，他便不再翻阅了。本来预备带去审查的日记本及活叶摘记，也放下来说用不着带去。看见我桌子上有一本A.Lucas［卢卡斯］的书，便问我与卢卡斯先生认识吗？他早晨还碰见过卢卡斯先生，于是他们便进到纳、海两君房中去，稍加检查，因为他们的笔记本少，书籍多是阿拉伯文，匆匆过目，便算了事。回到客厅中，在书箱后看到那大堆废纸，又花一些工夫去检查，结果并无所获，便扬长而去。大概检查了一小时余，去时已4时半左右。我们被吵后，一时睡不着，翻来覆去，到天亮始入睡。大家猜想有人报告，以为我们形迹可疑。尤其在此时局严重时期，我近日不出去，每日将论文打字，也许他们以为接收敌国无线电，从事宣传。这一场小惊，幸而没有什么亏心的事，只是打扰了一顿瞌睡而已。

上午将昨宵检查扰乱的行李，重新整顿后，即赴博物院图书馆。自前日起又照常开放，可以继续工作。顺便将法领署的电报拍出。下午在家午睡，以补昨宵之欠缺。将论文第二章打字完毕。论文已写123页，预计再写100页左右，即算交卷，结果恐超过300页以外。

7月4日 星期四

这几天因为博物院图书馆又开门了，每天上午去看书作摘记，写论文的工夫又停顿下来，只将第二章全篇修订一下，增改了一些，今天寄给皮特里去，不要挨他一顿臭骂，小子无知，敢于班门弄斧。

7月7日 星期日

昨天将New Classification［新的分类］及New Corpus［新的图谱］之原则纲要写出来，一共5页，附在已写成的论文123页后头。今天到博物院去，将这本未完成的稿子，交给布伦顿先生，请其过目斧正。闲谈时，我提及收到皮特里的来信，谓其早期发掘并无tomb cards［墓葬记录］，布伦顿先生谓皮特里为wicked old man［讨厌的老头］，据云Naqada［涅迦达］发掘实有墓葬记录，但并非铅印卡片。并谓曾在Miss Murray［默里小姐］处看见数十张涅迦达墓葬记录之副本，据云皮特里之隐匿这批东西，或由于不欲人校正指错其sequence of dates［年代序列］也。晚间偕熊振宗君同赴电影院看电影，中间忽来空袭警报，但并无敌机光临。

7月8日 星期一

同住之纳子嘉（忠）君，今日起程返国，他的同学来送行的很多，一天不得安静。本来是预备与他同行的，因为他以战事关系，亟欲返国，自己要等候皮特里的复信，布伦顿的校阅稿，《年报》发表文章的单行本，很想等到8月中再走，并且旅费恐不够用，希望海途通行后，不但省钱，又可免去陆行一切麻烦（所带的摘记及卡片过多，沿途检查，殊多麻烦。7月1日往事前车可鉴），所以硬着头皮等下来。送他一首打油诗：

纳子嘉兄归国，胡诌数语，以供一粲。

四月共居尼罗边，一旦分袂倍黯然。对窗芳邻多君友，满榻臭虫扰人眠。万里萍飘罕知己，四海蜩沸多烽烟。吾亦欲归归未得，中途惧乏运书钱。

7月10日 星期三

将论文第14节How to Use the New Corpus［如何使用新的图谱］初稿草就，打字完竣后，今日送交布伦顿先生。他说已经将前天交给他的稿子，翻阅一过，有数点尚可讨论，俟约定一时间赴其寓所讨论。随便谈话中，提出数点：（1）第3节，Method of Recording［记录的方法］，未曾清楚说明系自己过去所用之方法，或是预备将来拟用以登记大学本院收藏品，或是希望旁人亦采用此方法。（2）Classification［分类］与Corpus［图谱］不同，但两者关系极密切。

7月14日 星期日

昨夜胃病又发，不能成眠，今日精神不振，上午补睡一觉，午餐后又睡。起来后写一封信给格兰维尔教授，报告这两个半月的工作情形。埃及第一次采用Summer time［夏季时间］制度，明晨起实行。

7月16日 星期二

似乎生痢疾了，昨夜几乎一宵不能安眠，肚子作痛，今晨大便稀松，精神不佳。阅《马可孛罗游记》（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大众图书馆版］）作消遣。

7月19日 星期五

阅毕《马可孛罗游记》（pp.1—437）。这几天报纸公布英日已订协定，停止由缅甸运军火入滇，自昨日起先实施三个月。谣传有英国强迫吾国与日方讲和之消息，英国外交政策，近十余年来常陷于目光短少，此又一例也。今晨赴法国领事署，据云已得叙利亚方面复电，允许过境，但护照须于10日以内签字，签字后10日以内过境，不准停留。自己又有归意，赴旅行社接洽车票问题，据云由此间至Bombay［孟买］（须经过Karachi［卡拉奇］），三等票费约20镑，二等票费约30镑。

7月20日 星期六

报载埃及轮船有于最近恢复此间至远东定期航线之消息，拟静候海道通畅后再行归国。德国昨日国会开会，希氏又唱和平腔调，但不知其和平之条件如何，英国方面能否忍受屈辱讲和。但观察情形，似乎欧洲局面于此后两三个月，无论为和为战，必有大变化。自己仍继续工作，将第3节Classification and Corpus［分类与图谱］对于Principle of Corpus［图谱的原则］一节，增加材料，畅加讨论，自谓颇有创见。

7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L'Histoire d'Orient ancient［《古代东方史》］后半G.Contenean，L'Asie occidentale Ancienne ［《古代西亚》］（pp.147—323）。

7月29日 星期一

法国领事署谓如果今日不去签字，则叙利亚过境之许可即行作废。自己因为决定在此间多住一些时候，等候皮特里复信及寄还稿件，伦敦方面汇款，《年报》文章抽印本，并且可以乘机将论文多行写作，或许可以全部告竣。故决定不去要求签字。房租8月底即满期，今日接洽续租三个月，房租由3镑减为2镑半。关于论文方面，将第13节General Principle of Corpus［图谱的一般原则］打字完毕，明晨拟携往交与布伦顿先生。


8月

8月1日 星期四

赴Maadi，应布伦顿先生之约，至其家中，其夫人亦在家中。茶点后，将我交进之《古代埃及的串珠》讨论数点，大致为Indentification of Materials［材料之辨识］中小节目……谈至傍晚始返。

8月3日 星期六

阅毕Kropatkin's Mutual Aid［克罗帕特金：《相互帮助》］（pp.1—255）。这两天胃病又发，不很舒服，论文又停顿。在博物院图书馆中翻阅积年之J.E.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埃及考古学杂志》）］，关于串珠的材料极少。前月翻阅Ann. Serv.［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ies de Egypte（《埃及古物管理年报》）］，结果亦相似。

8月6日 星期二

将论文已写之部分，第1至3章，交与卢卡斯先生，请其指正。又将第3章校改后，草一信稿，拟明日邮寄与格兰维尔教授。

8月7日 星期三

阅毕King，Elements of Statistical Methods［金：《统计方法原理》］（pp.1—235）。这是第一次读统计学的书，颇想利用统计方法，以整理自己所搜集的古代埃及串珠材料。晚间写一家信，已经7个多月未接家信，惶惑之至，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故。

8月8日 星期四

阅Petrie，Inductive Metrology［皮特里：《归纳的度量衡学》］首三章，关于用统计方法由古迹遗物中归纳古代长度。从前曾读过一遍，不能甚解，这次读了一本统计学入门后，便容易了解其应用方法，虽然仍不知道其方程式如何得到（6/√n×0.674 = Probable Error［可能误差］）。午间赴回教学生部，以胡君炳权考取爱资哈尔大学毕业文凭，张筵请客也。饭后下象棋消遣。这两天虽中午仍炎热，但夜间凉爽，盖已入初秋也。

8月10日 星期六

今天收到今年第一次的家信（附有铮女来信），是5月10日发的，足足走了三个月。自从去年12月24日收到一封家信，到现在是八个半月了，最近几个月等候家信，令人焦急疑惑之至，怕家中有什么不幸事件发生，家中不让我知道，今天收到信后始行放心。信中劝我设法先返昆明，以意国将加入战争也。现下无法返国，今日报载日本已向法国提出，要求在安南设立海空军根据地，及由安南过境进攻云南，前途局面之变化莫测，殊为抗战前途抱忧。上午赴医院，Eczema［湿疹］仍未痊愈，医生换了两样药，一样内服，一样外搽，（……）。

8月11日 星期日

昨夜忽然感冒症发作，身体有点发烧，晨起后仍有点头晕，身体疲倦。赴博物院，途中遇及Mr.Fairman［费尔曼先生］。至院中阅书，支持不住，只好回来，购了点泻药，整天没有精神。上午和下午都睡了两三个小时，醒来睡在床上看书，阅毕E.Power，Medieval Peoples［鲍尔：《中世纪民族》］（pp.1—197）。

8月13日 星期二

这两天感冒已大体痊愈。上午赴图书馆阅书，卢卡斯先生交还《古代埃及的串珠》稿本，颇加赞许。据云战后将来修订其名著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将添加Beads and Bead-Making［串珠和串珠制造］一部分，采用我的稿本中的材料。下午在家中将1700余张登记卡片，编成Index of the Dates［时期索引］，分为9期，计算各时期所占之百分比。

8月15日 星期四

这两天感冒仍未痊愈，有点咳嗽，做事没有精神。计划编绘几幅The Order of the Key-form of Beads［串珠形态演变图谱］，这一星期连去四次French Institute Archaeologial［法兰西考古研究所］，才碰到M.Krantz［克兰茨］，但是Junker［容克尔］的著作，这里也没有。

8月19日 星期一

阅毕Frankfort、Glanville and Darias，The Mural Painting of el-Amarna［弗兰克福、格兰维尔和达赖厄斯：《阿玛尔纳的壁画》］（pp.1—71）。赴医院诊视，湿疹没有全痊，又发了Cyst［囊肿］，过几天要开割，明晨7时去领诊视挂号券，以后药费可以免除。

8月22日 星期四

这两三天的天气，已渐凉爽。每天由博物院回来时，也不像前两月那样，每次都是满身臭汗，衬衣都湿透。但是伤风仍未痊愈，稍有咳嗽。皮肤病的腿间发痒，也未痊愈。精神不大好，做事没有劲。晚间看电影。

8月24日 星期六

写信给皮特里，向他讨回稿子，顺便向他索取一照片，不知能成功否。

8月27日 星期二

这几天国际的形势又行紧张，意国攻服英国的Sohalland后，埃及方面颇惧其进攻埃及；巴尔干方面，则意国颇有进攻希腊之可能，不知前途变化如何？英德两国，互相派遣空军轰炸，又隔着海峡用大炮互轰，似乎是大战的序幕。自己仍没有办法动身，再等三个月，不知前途祸福。这几天整理串珠形态演变图谱，吃力而乏味，修订了好几回，暂时算是定型。在博物院图书馆中阅毕Jackson，The Museum［杰克逊：《博物馆》］（pp.1—280）。

8月30日 星期五

这两天整理Beads Corpus［串珠图谱］，先根据register cards［登记卡片］，依material［材料］分为7类，从前的provisionary corpus［临时札记］，并没有想到这一层，现在分类起来，颇为麻烦，将1700余张卡片，一一过目，真是够费工夫了。今日王世明君邀约诸位同学午餐，约我一同去作陪。饭后闲坐在阳台上，俯望尼罗河，这几天正在涨水，混浊颇与黄河相似，几个小孩子赤着身子在河中捉鱼。这一个月将German Grammar［德语语法］复习一遍，预备再加努力学德文，达到自由看书的目的。


9月

9月1日 星期日

欧战爆发，已经周年，法国虽已一败涂地，但英德互相斗法，不知何时战事始能结束。我国的抗战，亦不知何时结束。这几天，将历年出版之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共20卷，匆匆翻阅一过，以后拟停止阅书，以全力将论文写出，已搜集之材料，似可够用。傍晚至学生部闲谈，返家已近午夜，街市以防空故，仅有半明半灭之街灯，及暗蓝之车灯，状极惨凉。

9月4日 星期三

赴El-Foustat［福斯塔特］，参观开罗旧城，从前曾去过两回，这次翻阅了Baghat［巴格哈特］的发掘报告及陶瓷研究，因而对之又发生兴趣。由罗马古垒Kasr el-Shami入发掘工作站，花了一毫钱参观他们的出土物，有中国的宋瓷（钧窑天青色者，影青花纹，鱼白色隐影花纹，白地蓝花瓷）。就质料而论，皆为中国产品无疑。另有此地仿造者，不仅表面釉彩不同，其素胚之质料更易识别。在遗址中拾取瓷陶碎片多块，其中有一片为我国之白地蓝花瓷，系地面所拾取，不敢断定为当时之物，抑为现代人所弃置者。关于建筑遗迹，巴格哈特报告中所发表者，因为引导者不懂英语，无法寻找，跑了一周。由Amr［阿慕尔］礼拜寺出来，寺之附近有制造陶器（Kulla）之窑数处。此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但仍不能满意。希望有机会找到发掘负责者，请其引导，得益当更多。

9月8日 星期日

昨天将旧串珠图谱增入“材料”一项的工作，完全作毕。今天起开始计划作新的，希望在这一月以内作毕。今天报载，日兵已在安南登岸，返国只有滇缅公路一途矣。

9月13日 星期五

这几天一方面继续整理串珠图谱，一方面涉猎考古发掘报告，注意关于发掘方法方面。阅毕Badé，A Manual of Excavation in the Near East［巴代：《近东发掘指南》］（pp.1—81）。今日应法鲁克学生团主任庞益吾君之邀，赴学生部聚餐。报载吾军已将滇越铁路拆毁，此后返国只有滇缅公路一途了。

9月15日 星期日

阅毕Massingham（edit.）The Great Victorians Vol.I［马辛厄姆（编）：《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第1卷］（pp.1—276）。前天接到皮特里的回信，他说：

I have carefully read your paper.Your last 4 pages are excellent sense. I hope that if you are coming to Jerusalem on your way home，I shall meet you for a talk.［我细读了你的论文。其中最后4页主意极好。希望你回国途中能来耶路撒冷面晤叙谈。］

他所说的“excellent sense［主意极好］”，是指我提议串珠分类，须先依材料归类，仿其Predynastic Pottery Corpus［《前王朝时期陶器集成》］之先例。今日写封复信给他，又寄去第3章（pp.124—160），同时向他索回第2章，附去回件邮资，希望此次能够索得过来。

9月17日 星期二

意大利开始由Libya［利比亚］进攻埃及，攻取Sallum［塞卢姆］，昨夜2 时半，开罗有空袭警报。7月初到现在，一向平静无事，这次的警报，虽然不久即解除，但此后恐将继续发生，扰人清睡，殊为可恶。起来后，打开窗户向外一望，月光圆满，普照天下，如水银泻地，为状极美。写信去Port Suez［苏伊士港］，询问有无货船赴印度，现在只等候英国寄来的旅费，旅费一到，如果海道不通，拟即由巴勒斯坦经伊拉克返国，希望这条路程不要又起阻碍。

9月22日 星期日

赴回教学生部，在纳□恒君处吃饺子，王世明君亦在座。据王君云，如再等候三个月，则届时或许可以乘朝觐麦加之船赴吉达，转乘印船赴孟买，我想等候苏伊士回信再定。昨晚四肢生小疹点，发痒扰得半夜醒来，不得安眠，幸而今日没有增剧，将医院取来的药水搽患处。连日仍继续作Bead Corpus［串珠图谱］。

9月30日 星期一

整理串珠图谱，花了半个多月，仍只整理好undecorated regular beads［普通素面串珠］一部分，希望下月能够做好图谱，并开始作Chronological Survey［年代考察］中Prehistoric Period［史前时期］，不知能如愿否？写信到苏伊士港的Sea Transport Officer［海运办事处］去，仍无回信。皮特里处稿件，仍未寄还。《年报》稿子印刷，亦以战事关系停顿下去。所幸者经济方面，伦敦汇款已到，不愁欠缺。这几天正为这事焦虑，深恐上次去信中途遗失，正想于明日发航空信去催促，但是现下情状，航空信往返也至少要两个月，幸得此事顺利解决。今日下午去回教学生部，顺便进爱资哈尔礼拜寺，虽为名建筑，但除庭院周围及礼拜处旧Mihrab［米拉伯］外，并无伟大壮丽之处，远不及耶路撒冷之回教大礼拜寺也。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

今天到轮船公司去问，据云二星期后，或许有确实开船消息。自上星期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公布后，英美合作更密切，据云滇缅公路有可能再行开放，允许运输军火，希望能成事实。阅毕Nelson and Hlscher，Medinet Habu［纳尔逊、赫尔舍：《美迪奈特哈布》］（1929，pp.1—50）；Medinet Habu Report［《美迪奈特哈布报告》］（1931，pp.1—69）。

10月3日 星期四

昨日已见新月，今天起回教徒封斋一月。白天不吃喝东西，一定要到太阳落山后，才敢进食。中宵或清晨再吃一顿，太阳一出来又再挨饿。自己不是回教徒，照常进食。据海君云，此间有两位做生意的老乡（鹿鹤芬，鲁瑞亭），预备返国，如无海船，则取陆路赴波斯湾乘船，或许可以结伴同行。

10月5日 星期六

阅毕Hlscher，Excavation at Ancient Thebes［赫尔舍：《古代底比斯发掘》］（1932，pp.1—65）。昨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又在Bremen［不来梅］，不知道又决定什么鬼计划，国际局面恐在最近又有大变化，我们等着瞧吧，希望不要妨碍自己返国的计划。

10月8日 星期二

将串珠图谱整理完毕，共18叶，但可归并成十五六叶，现拟增加Petrie Collection［皮特里收集品］未有之new types［新类型］，须设法参考各出版物，不幸胃病又发，几乎不能工作，躺在床上看闲书。 阅毕 E.W.Lane，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莱恩：《现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pp.1—613）。

10月10日 星期四

昨日报载，英国已正式通知日本，将滇缅公路重新开放；美国太平洋舰队充实人员，已达作战时能力；美国劝令远东美侨，将妇孺遣送返国，并下令除煤油废铁外，美麦亦禁止运日。国际局面，对吾国殊为有利。下午赴领事署，参加国庆纪念会，遇及在此经商之鲁瑞亭君，据云亦拟于最近二月内启程返国，大概可以结伴同行。

10月11日 星期五

胃病又发，昨夜睡眠不安，今天一天不能好好聚神工作，写了一封航空信给李济之先生，报告归期，希望能在仰光收到他的复信。

10月12日 星期六

收到格兰维尔教授10月8日的电报：

Your May letter and MS received，July letter just arrived. Propose not to return English corrected MS，unless you cable to contrary. Communicate through Glanville.

［你5月来信及手稿收到，7月来信刚到。建议不要寄回英文修改的手稿，除非你有异议而来电报。与大学联系可通过格兰维尔。］

导师能够这样尽心帮忙，盛意甚为可感。写信给皮特里，催他寄还稿子第2章，以便寄给格兰维尔教授。连日为胃病所困，令人空着急。今日接到海运办事处的复信，关于货船事，要我直接向轮船公司接洽，此事恐又发生麻烦。

10月17日 星期四

这两天此间天气渐凉，宵深时颇有秋意，但白天仍甚温暖，因之容易着凉。自己这两天着了凉，胃病增剧。Key-plan A and B［A、B图谱］，共3叶，勉强绘就。串珠图谱尚待最后修订。打听货船，据云恐须赴苏伊士等候，此间无法预先获得通知。今日到护照局，请求延长留住期限，以本月底即将满期，故要求延长至年底。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报告工作情形，并要求代向学校请求延长缴交论文期限，附去请求书一份。

10月18日 星期五

与庞阿衡一同到王世明君寓所，翻阅新到之中国报纸，已到8月底。恰好王君今天请一批同学到他家中开斋，便拉住我一块吃饭。据云Zemzem号邮船，有于最近再开往远东之消息，未悉确否？

10月23日 星期三

今日去Msir轮船公司，据云Quilan号赴印度，26日开行，船票51镑至孟买，59镑至Calcutta［加尔各答］，票价太昂。苏伊士港Thomas Cook［托马斯·库克］旅行社来信，则云Savon轮船公司有一船开往孟买，船票45镑，亦仍嫌过昂，写信告诉旅行社，希望有30镑钱以内之舱位，不知能如愿否？老乡鲁瑞亭君昨日来，据云以收账关系，恐须候至下月底或12月内始能成行。前两天（20、21日）开罗又有空袭警报，波斯湾中Bahrein［巴林（岛）］亦受炸，Balkan［巴尔干］风云又紧，德国进兵罗马尼亚后，颇有可能与意大利联合进攻希腊、土耳其，然后直抵叙利亚。国际形势紧张，如果巴勒斯坦伊拉克一途又被切断，则将无法返国，以海道仍极困难也。打听Censorship Office［检查处］之地点，花了两天工夫，才弄明白，据云须要具一要求信，二份书单，如有中文书籍，恐须一星期工夫，始能交还。

10月25日 星期五

这几天仍没有精神做事，昨日又有人来寓所检查，今日索性自己放假一天，到吉萨去逛金字塔。绕着金字塔一周，第一个金字塔东面，新近将殉葬灵船的遗迹，北首者完全用沙土填塞了，南首者四周用墙围住，中间似乎是一个新发掘的古坟，但铁门上锁，无法知道内容。塔麓东南两面，皆最近加以清扫，由第二金字塔西首绕道至第三金字塔，由Menkaure Pyramid Temple［孟考拉金字塔神庙］，从走道至Valley Temple［河谷神庙］，为Reisner［赖斯纳］发现大群石刻之处，现又为沙土所掩盖，仅东边近Arab［阿拉伯人］丛塚处，尚露泥墙，拾得几片O.K.［古王国时代］陶片及alabaster［雪花石膏］。参观开罗大学之发掘地，然后绕道狮身人面像而返。开罗大学所发现之XVⅢth Dyn. Temple［第18王朝神庙］，现加重修，Amenhotep Ⅱ［阿蒙霍特普二世］之石碑，露立其间。至第一金字塔畔，坐下休息。用basalt［玄武岩］铺地之神庙，现因清理结果，柱脚显露，如有人仔细研究，或可以弄清楚Khufu Pyramid Temple［胡夫金字塔神庙］之平面图一部分。跑了大半天，有点疲倦，返家已近4时许。

10月27日 星期日

昨夜及今日薄暮，都有空袭警报，但未见敌机过境。阅毕马辛厄姆（编）《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第2卷（pp.295—534）。

10月28日 星期一

今日赴Helwan［赫勒万］。来开罗已近一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到赫勒万游览。由车站出来，便是一个小公园，向南走到温泉浴室，一座回教礼拜堂的建筑物，没有进去。转弯向东，到日本公园去，模仿东方式的公园，有趺坐的佛像、牌坊、五层塔、茅亭及木桥，颇有东方风味。湖中荷花已开过，只剩下荷叶，但是湖畔的垂柳，迎风轻拂，鹅黄的雏菊，粉红的夹竹桃，令人怀想故乡的公园，往事不堪回首。坐了一会儿，起身向北面沙漠中走去，探寻上古石器，找到了Ras el-Hof旁边的El-Omari Site［奥玛里遗址］，即Bovier-Lapiere［博维尔·拉皮埃尔］所发表过的，灰土中夹杂着陶片及石器，检拾了几片，以作纪念。旋乘车到Maadi［马阿底］，到开罗大学发掘过的马阿底史前遗址。古代建筑遗址，有新修的木舍加以保护。在发掘工作中移放泥土的堆中，找到他们所弃的陶片及石器。这里有Services des Antiquities［古物管理处］的人看守着，在那未发掘的地面上，不准检拾。返家已傍晚，开始收拾行囊，预备把书籍文件交与检查处检查。晚间得消息，意大利已向希腊宣战，不知何时波及此间，巴勒斯坦伊拉克一途将中断否，殊可忧虑。

10月30日 星期三

昨今两天，收拾行囊。据托马斯·库克中人云，由此间至孟买，海程虽通，但须45镑左右，廉价船票不可能。我只好决定走陆路，但行李过多，殊为不便，故将书籍分放两箱。如行陆路，携带一箱，将另一箱存放此间。这样一来，殊费考虑斟酌，将不重要的书，可以丢掉不要的，或者可以重购的，放在一箱，其余另放一箱。整理好后，作一书目表，以便交与检查处。晚间王世明君来闲谈。

10月31日 星期四

今日预备将书籍文件送交检查处检查，这本日记也要同时交去。离开埃及以前，不能开箱，否则须重新交进去检查，所以只好与这日记暂行告别。此后再度翻开这日记时，恐已在祖国中矣。今日上午至英领署询问，据云印度及缅甸过境护照，须请示印度政府，往来颇需时日，航空信约10日，电报约5日。此事又生麻烦。返家后，将装箱事作最后的布置，草了请求书，自行打字。然后预备用英文记日记，检查时较为方便，与这本日记只好暂行告别。前途变化莫测，只好任之命运。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五

今天是回教的Ramadan Bairam［拉马丹节］。上午的天气很是阴沉，绿色的国旗在灰暗的天空下飘扬。至Mr.Lu［鲁先生］下榻的旅馆造访，惜已外出。整个下午都在为串珠图谱线图上墨，碰巧几位中国回教学生到访，便停了下来。Mr.S.T.Lu［鲁瑞亭先生］来访，答应星期天就其归国日程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

11月2日 星期六

打印好致检查处的申请书，径赴该处，才知道因为节假日，不办公。在De Foul餐馆吃午饭，品尝埃及名菜El Foul（炖豆子）。下午去中国学生会的两个分会。晚上在Mr.C.M.Wang［王世明先生］处。

11月3日 星期日

自今年8月份以来，一直没有收到过家信，有点想家了。给父母写了一信，告知归国的计划。鲁先生携二友来访，众人开了一圆桌会议，决定11月初启程（10日以前）。

11月4日 星期一

赴护照办公室，意欲取回护照。等了一个上午，一无所获。下午，完成玻璃串珠图谱。

11月5日 星期二

再赴护照办公室，又浪费了一个上午才取回护照，读Palgrave's Golden Treasury［帕尔格雷夫：《金库》］以消磨时间。下午继续作玻璃串珠图谱。在咖啡店遇见Mr.Manavian［马纳维安先生］。在Ataba遇到Mr.Hsing［邢先生］，邀其明日上午来访。

11月6日 星期三

将行李送至检查处。两个大箱子装着书和MSS［手稿］，另附一个小箱子装关于古代埃及串珠论文的材料。检查之后，这些行李被送至中国回教学生会。等了一个下午，终于见到Mr.Parng［庞先生］。他承诺负责保管这些行李，并答应下个月让我住在学生会的宿舍里，以我自己的住处租期即将到期。

11月7日 星期四

赴英国领事馆申请过境签证。获得了在埃及逗留延期2个月的签证。下午给李济博士去函，告知我出发的日期，希望他能为我安排从Burma［缅甸］到云南的回国旅行。

11月8日 星期五

英国领事馆告知：如能得到托马斯·库克公司的确认函，确认该公司已负责安排我们由此间返回中国的旅行，领事馆即可给我们颁发过境签证。赴托马斯·库克公司接洽，得知如能在托马斯·库克公司设在本地的办事处存入一定金额的款项，公司即可出具公函。

11月9日 星期六

近十天没有去过博物馆的图书馆，今天一去，不意竟遇到Mr.Bakir［巴克先生］。我去Ashmolean Museum［阿什莫利安博物馆］访问时，巴克先生正在牛津大学工作，导师为Prof.Gum［古姆教授］。晚上有空袭警报。

11月11日 星期一

与托马斯·库克公司协商归国旅行的安排。赴英国领事馆和伊拉克领事馆。从报纸上获悉张伯伦去世的消息！一个伤心已极的老人！晚上有空袭警报。

11月16日 星期六

继续串珠图谱的绘图工作。最近几天来每晚都有一到两次空袭警报。赴英国领事馆取回过境签证，又赴托马斯·库克公司交上一笔款项以便安排归国的旅行。

11月19日 星期二

赴伊拉克领事馆取回过境签证，再赴护照办公室办理出境许可。完成串珠图谱的上墨工作，总计16版，还得做排序编号的工作。

11月20日 星期三

去检查处，为准备保存在此的一个纸板箱子单独办理许可证。

11月21日 星期四

赴Koubri el-Koubbeh，在边境管理处办理过境许可手续。

11月22日 星期五

从检查处取得许可证；又赴托马斯·库克公司协商出发事宜，希望在下周五拿到车票等。至此，旅行出发的手续算是大致妥当了。

11月23日 星期六

重画了两叶串珠的图。图谱的排序还未开始。

11月25日 星期一

在Buccellati复印图谱。价格为：每四分之一平方米收费2.5个 埃元。我改变初衷，拟不将原件送伦敦复印，而准备将全部四册资料的复印本寄送伦敦，这样可以免去运输的风险。

11月26日 星期二

根据新的图谱，对Haragh Gurob（？）出版的串珠图谱开始作新的分类。因为复印的效果不好，对几版图样作了重绘。

11月28日 星期四

从靠近Bab el-Luk的住处（3 Haret el Fahmi Sharia Fahmi）搬至Azkar中国学生宿舍。

11月29日 星期五

处理从托马斯·库克公司取回的车票。

11月30日 星期六

中国驻吉达领事馆副领事王世明先生（Mr. C.M.Wang）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告别会。继续对Haragh Gurob（？）出版的串珠旧材料进行分类。将串珠图谱的样稿交布伦顿先生征询意见。他指出，我将不同图谱中的穿孔串珠归入不同类别，有所不妥。其实我是尽了一切可能做好分类的，仅在例外的情况下迁就按技术分类限定为9个类型的想法。


12月

12月1日 星期日

重绘带装饰纹样的玻璃串珠。对拉宏ⅠⅡ的旧串珠图集进行重新分类。

12月2日 星期一

将串珠图谱交Buccellati再作复印。拜访中国回教学生会组织。赴托马斯·库克公司算清账目，要求其退回埃及镑（Egyptian Pound）和英国先令镑（Pound Sterling）之间的差价。

12月3日 星期二

布伦顿先生将串珠图谱退回给我，并说“干得不错”。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认为图谱切实可用。我提议给某些材质的物品可以用代码表示，如H （Hard Stone，硬石）表示肉红髓石，P（Paste Material灰白材质）表示釉陶。他认为，不管你是由于粗心大意，还是按照惯例，省去登记表中的材质名称的作法都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讨论之后，我对旅埃期间他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送给他一帧软木制作的中国山水雕画。

对Mustagidda［穆斯塔吉达］出土的串珠进行重新分类。将描图纸上的编号进行墨描，如此，制图便算是完成一半了。

12月4日 星期三

对Qau［卡乌］Ⅲ的串珠作重新分类，复制出新编串珠图谱合用的线图叶。午后不久有空袭警报。赴中国领事馆向秦先生（Mr. Chin）告别。赴托马斯·库克公司领回款子。在鲁先生处吃饭，最后敲定旅行计划，启程的日子由本月5日改为6日。

12月5日 星期四

对卡乌Ⅲ的珠子作重新分类。向布伦顿、恩格尔巴赫、卢卡斯、巴克诸位先生道别。将串珠图谱分好，并送3份给格兰维尔教授。与王、海、庞诸君在尼罗河大桥合影留念。买了一台照相机，试拍了几张。向中国留学生会诸友告别。

12月6日 星期五

赴检查处接受检查。买了一些照相设备。兑换货币。写了两封信。6时半，乘火车从开罗出发，午夜抵达Qantara［坎塔拉］。贾先生（Mr. Gia）的护照没有弄妥，只得返回开罗，至中国领事馆办理护照延期。我们一行则前往耶路撒冷。

12月7日 星期六

上午11时抵达耶路撒冷。原订明天早晨乘汽车出发的计划取消。在耶路撒冷观光。这里的晚上完全是漆黑一片。

12月8日 星期日

参观耶路撒冷博物馆。铁器时代的展室开放一部分。下午访问亚美尼亚学校，拜会Dr.Fisher［费希尔博士］。至Government Hospital［政府医院］拜访皮特里夫人。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的身体不是太好，让我明天上午去见他。从Petrie Library［皮特里图书馆］取回我的手稿，参观费希尔博士的实验室。贾先生从开罗赶回。

12月9日 星期一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都花在申请约旦过境签证上。剩下的时间拜会皮特里先生。他躺在床上，银白色的头发垂在肩上。虽然他年事已高并且身体虚弱，但镜片后的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谈论了一下珠子，接着便转向他自己的考古生涯。墓葬排序和陶器分型方法，是由他在Naqada［涅加达］开创的。Pre-dynastic Period［前王朝时期］的年代系列，也是他奠定的。他赞赏布伦顿和惠勒的工作，但对迈尔斯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关于吴［金鼎］先生，他指出其能出色地完成交给的任务，唯一的弱点是开动脑筋不够。关于叙利亚古文字的讨论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向他道别，皮特里太太说：“这不是永诀，而是再会，你还得再来看他”。我从皮特里太太处买了一本有皮特里签名的册子。好不容易找到了汽车，晚上抵达Amman［安曼］。

12月10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终于解决了行李的问题。为四件超重的行李，我们多交了3镑，超重的行李将由载货卡车送往Bagdad［巴格达］。晚上抵达Rutbah［鲁特拜］，宿Rutbah Rest House［鲁特拜客栈］。

1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7时从鲁特拜出发。行李在Ramadi［拉马迪］接受检查。下午约4时抵达巴格达。赴托马斯·库克公司办事处，得知需赴护照办公室申请延期。

12月12日 星期四

整个上午都消耗在护照办公室。下午参观考古博物馆（Samarra［萨马拉］出土品等）。

12月13日 星期五

参观巴比伦遗址。

12月14日 星期六

参观伊拉克博物馆。继续等待超重的四件行李。下午参观Sitt Zubaidah墓。

12月15日 星期日

参观Suq al Ghazl的尖塔，Abdul Kadir Qilani墓和清真寺。行李依然未到，这使我们有点不耐烦了。因为今、明两天各有一班蒸汽机轮船出港，错过它们，我们将不得不在此再等一个星期。

12月16日 星期一

有雨。所幸行李终于到了，汽轮的出港日期竟也推迟了一天。6时半，我们一行离开巴格达，希望能够赶上明天的汽轮。

12月17日 星期二

抵达Basrah［巴士拉］，赶紧赶赴Ashar申请出境签证。出关以后，赶在正午前登上汽轮。1时半，Varela号汽轮启航。

12月18—21日 星期三—六

在船上。波斯湾风平浪静，读Oxford Classics English Prose，vol. V［《牛津英文经典散文》第5卷］（pp.1—563）以消磨时间。

12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9时，抵达卡拉奇。在其地观光，看到一些现代的彩陶，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与中国半山、马厂彩陶极相似，挑了几块陶片。买了一本旧书，Pearl Buck［赛珍珠］的The Exile［《流亡者》］。

12月23日 星期一

由于棉货装载甚巨，原定上午10时许出发的汽轮，推迟到大约下午5时才从卡拉奇起锚。读赛珍珠的《流亡者》。

12月26日 星期四

大约上午11时抵达孟买。护照审查和海关检查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完事。将行李转运至Victoria Station［维多利亚车站］，想赶上晚上赴Calcutta［加尔各答］的火车。不巧的是，托马斯·库克的办事处因为节日放假，我们无从获得车票。找到了几个中国商人，他们是鲁瑞亭先生的老表。晚上就睡在他们的板屋里，因为旅馆太贵了，一晚上至少得10个卢比！被虱子折腾了一个晚上。

12月27日 星期五

赴托马斯·库克办事处联系火车票事宜。参观The Prince of Wales Museum［威尔士王子博物馆］，第一次见到数量如此之巨的Mohenjo Daro［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品。下午从托马斯·库克办事处取回车票和存款凭证。令人惊讶的是，凭证上居然注着“不退款”的字样，这对我们显然不利。与之交涉，毫无结果，对方仅允许可以用存款给朋友订票。8时15分，火车启程。票价：三等席22卢比。

12月29日 星期日

在火车上睡了两晚后，今天上午抵达加尔各答。宿胶东饭店（中国城Tiretta Bazar街18 B），一天12 Annas［安那］，含餐费。这里有1万多中国人，街区的样子，几乎全是中国式的。下午出去走了走，在Dalhousie广场公园呆了半小时。

12月30日 星期一

至托马斯·库克办事处，说好周四再去联系。在中国领事馆拿到李济博士的来信。给检查处写了一封信。替海维谅先生寄了一袋名片（Visiting Card）到Calcutta Madrassah的Abd Rahmn Kashgari去。下午出去走走。

12月31日 星期二

在书目审查完毕后，赴检查处一趟，对方让我过完元旦后将书打箱送其查验。今天是1940年的最后一天。当我翻阅这一年的日记时，一年来竟有那么多的意外，心中不免怅然。坐在Curzon花园里，看着Chowpinghee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除夕之夜的分分秒秒，让我平添了一丝伤感。


1941年

1月

1月1日 星期三

参观Calcutta［加尔各答］的Indian Museum［印度博物馆］。有很多Mohenjo-Dara［摩亨佐达罗］的出土品，佛教造像也不少。看到一通汉文景教碑，另外还有四通汉碑。与卢夫人和胡夫人（译音）合影一张，算是元旦这一天的纪念。

1月2日 星期四

在Passport Office［护照办公室］注册。与库克办事处协调船票事宜。据称7日将有一班汽轮前往Rangoon［仰光］。

1月3日 星期五

把书籍送往位于the Indian Insurance building［印度保险大厦］内的新闻署接受检查。中文书则需送至the Far East Section［远东部］进行审查，远东部位于Lower Circular Road［下环路］，靠近Park Street［公园大道］。我们步行至the Far East Section［远东部］，走了很长一段路，累得筋疲力尽。下午参观Eden Garden［伊甸花园］，拍了几张快照。

1月4日 星期六

参观Royal Library［皇家图书馆］，浏览了一眼新的期刊。从the Far East Section of the Censorship Office［新闻署远东部］取回中文书籍。

1月5日 星期日

参观动物园。晚上，参加the Oversea Chinese Labor Meeting［海外华人劳工会议］，遇到罗先生（译音）。罗先生是Mei-Kuang School［译音：美光学校］的教师，是我的老乡，温州人。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给库克办事处打电话，取回船票。汽轮将于明天上午启航。从新闻署取回书籍。晚上在南京饭店与温州老乡吃饭。

1月7—9日 星期二—四

在恒鹏号（S. S. Heng-Peng）船上。给一个中国木匠付了10卢比，这样便可以一直呆在他的包间里。

1月10日 星期五

抵达仰光，住Hollywood Hotel［好莱坞饭店］。收到李济博士的信，同时还有三张陈先生的名片，介绍我去认识缅甸的许多人。赴Central Trustee of China［中国中央信托］去见卢先生（译音），约好一起去Lushio［腊戍］。

1月11日 星期六

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格兰维尔教授，一封给开罗的朋友们）。参观Golden Pagoda［金塔］、Royal Lake［皇家湖］和动物园。

1月12日 星期日

购物。与朱天龙先生（译音）相约一同去腊戍。

1月13日 星期一

与朱先生一道启程，从仰光赴腊戍。遇到一位中文女子学校的校长，她已经在缅甸呆了15年，教华人小孩。

1月14日 星期二

早晨6时抵达Mandelay［曼德勒］，换另一列火车前往腊戍。与仰光相比，这里天气冷多了，风景也大有不同。火车在丛山间上下穿行，窗外再也见不到满是村子和稻田的肥沃平原。约晚8时抵达腊戍，住华陆宾馆（译音），几乎客满。我们找到一间不带家具的屋子，睡在地板上，墙壁地板，四处透风。

1月15日 星期三

搬至腊戍的新城区，住在微微公寓。与周先生（译音）一起联系车子。据称三五天内就有车。遇到一位姓朱的清华学生，学工程的。

1月16日 星期四

呆在腊戍等车子。遇到卢云运先生（译音），他是一个商人，从昆明来，聊了一会儿。步行至市场。

1月17日 星期五

又去见周先生。不巧，两天内没有车子。读Samuel Butler的Erewhon［塞缪尔·勃特勒：《埃瑞璜》］（pp.1—250）。

1月18日 星期六

读中文杂志《西风》。

1月19日 星期日

周女士和孙女士从腊戍赶来看我。听说我返回昆明的日程仍然定不下来，很是惊讶。

1月20日 星期一

去见周先生，问车子的事。我有点捺不住了。读中译本Pearl Buck的The Patriot［赛珍珠：《爱国者》］。

1月21日 星期二

去见孙先生，想搭乘他的车子，他的车子明后天将会启程。周先生告知中兴公司的车子是由政府控制的，目前不会有车子去昆明，也许三五天内会有车子出发。我的天啊，还是“也许”！晚上在刘先生的房间过夜，听到许多关于昆明物价高昂的消息：比如一顶毡帽40元，一双上海产的鞋子120元，一个胶卷25元，一块手帕2元，牙膏则根本买不到。

1月22日 星期三

读Tawney的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pp.1—294）。

1月23日 星期四

读完托尼 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下午在路上碰见周先生，告知陈松茂先生现在就在腊戍。给陈先生办公室打电话，联系好明天乘车去畹町，然后再从那里换车。

1月24日 星期五

今天居然回到故国了，别来已经五年半，虽在国难中，但得“生入玉门关”，总算是一快事。这几个月因为怕各处出境时检查信件日记的麻烦，迫得我用英文写日记，从今天起又可以用中文写了。

上午9时由腊戍微微公寓至中兴公司，向陈松茂君告别，然后由停车场出发。车行丛山中，蜿蜒曲折，两旁山谷峦峰，风景颇佳。傍晚车抵畹町，下车后，见中兴办事处胡选堂及遇九炎二君，得悉中兴由畹町赴昆明之车，已于今晨出发，此后尚须等候五天或一星期始有车直赴昆明。自己在腊戍已因候车延搁了十来天，满以为这回可以走得成功了，听到这消息后，失望可知。

由缅甸至中国，有小桥为界。中缅两村相距约一英里，村口有竹竿横架路中，以拦阻车辆，以便检查行李及车辆，但行人往来一无碍阻。华界中有客栈但都客满，只得宿在中兴办事处中，胡选堂君系小学时同学，闲谈往事，不禁怅然。他们又谈起国内空袭情形，令人自悻自惭。

1月25日 星期六

总算是好运气，居然找到赴昆明的车子了。陆根记营造厂有几辆车子，运货来畹町，以无护照，托中兴公司代运到腊戍，他们的车子即行返昆明。自己便向他们的负责人罗德馨及陆勋二君接洽，承他们应允，心中大悦。将行李运到华界汉东旅社，卡关检查员颇客气，知道自己是由英国返国，还问我外国对吾国抗战的批评如何。旅社系草房，但每天房金5元。各物皆昂贵，每客客饭1.5元至2元，蛋炒饭亦1.5元，包子每个4角至6角，其他可类推。

1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7时由畹町出发，公路沿山蜿蜒，一面是峻岭，一面是深谷，有时谷中小河如带，不久即到遮放。陆根记的四部车子，都装上公家用的汽油，每车18桶，计重3吨。遮放站存贮汽油之处，即去年2月间为汉奸纵火所焚之军火库，据云纵火者由远处钻地洞而来，军火库爆炸时，看守军之兵士二三十人皆炸毙，闻军火损失达六万万元，可供抗战5个月，宋子良为此事特赴重庆亲自请罪云。中午车抵芒市，餐后赴市集中闲步。今日为旧历除夕，此间有市集，附近土司所管之夷人亦来赶集，大多为摆夷。晚间车抵龙陵，即在龙陵过宿。此为小城，今日虽为除夕，但除了春联和爆仗外，未有其他点缀。

1月27日 星期一

今天是阴历元旦，晨间1点半即起床，以须于9时以前赶到横越潞江（怒江）之惠通桥。此桥与功果桥，皆于日间9时至3 时禁止通行。车自2时起身，用着车前灯照路，夜中四围漆黑，仅看到车前数丈的道路，转弯处令人心悸。昨夜欠眠，在车中打瞌睡，夜半过惠通桥，晨间6、7时许抵一小站，进食后继续前进。 此时忽行下雨，车中颇冷。11时许抵山谷中之小平原，即为保山。本拟下午赶快驶过功果桥，晚宿永平，但是到保山后，知道功果桥于前天被炸毁，现在修理中，须在保山等候。下午逛街市，此城于本月3日被空袭，死伤200余人，被炸毁之房屋店铺，伤痕仍在。途经电报局，拍了一电报给家中，虽只是“抵滇”二字，或可给予家人以多少的安慰。今日是旧历元旦，不知家中作何光景。

1月28日 星期二

仍在保山县。上午与陆运山君赴国立华侨中学访其友人，自己在书铺中勾留许多时间，翻阅新近出版之国内书报。下午他们打牌去了，自己独自出城，至龙泉，系一小湖，水颇清澈，中有一湖心亭。湖西山丘，丛冢累累，摩观墓碑，由明初的华亭沈氏，至去年逝世的返国华侨司机。沿山径至通圆阁，现为停榇之所。再向上行，坐山腰草地上，俯首下望，保山县城四围皆山，冈峦起伏颇似故乡，令人又不禁起乡思。山麓即龙泉，左为白塔，塔后有寺，魁星阁藏于绿荫中，颇为优雅，在山间徘徊，直至夕阳西下，始行返仁和旅社过宿。

1月29日 星期三

本来预备今天下午开车的，但是上午11时许有空袭警报，人民都疏散到城外去，自己也跟着他们跑，汽车站的汽车也都疏散开。警报解除后，县中出情报，谓敌机至某县轰炸。后来听人家说昆明被炸，损失颇重。功果桥也再度被炸，但轮渡仍通，决定明晨出发。

1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由保山县出发，午后2时许抵功果桥，桥身附近白天不准停车，下午3时后始准开进。旧桥附近的村舍，已炸成一片瓦砾堆，几根烧焦了的柱椽横梁，矗立在瓦堆上，越发显得惨凉。新旧桥皆已炸毁，澜沧江（湄公河）的沙滩也处处是炸弹疮痕，轮渡自下午3时至晨间9时可渡过数十辆，每小时可渡过四五辆，自己的汽车排在第52，所以只好在车中过夜，并且附近无食堂，用预先在保山购买的干粮当晚餐。看到一个刚被捉到的日本奸细。

1月31日 星期五

昨宵一夜在车中未曾睡眠，一直等到今晨6时半才得渡河，在车中打起瞌睡来。中午车抵永平，即在车站附近一个广东馆子吃饭。饭后进城去游，有一座铁索架成的木桥，叫做太平桥。下午1时车再起行，过太平浦时有宪兵检查。经漾濞桥后有一段山路，极峻斜。下山后，天渐黑，山石及树木皆作怪形，状殊可怖。晚抵下关，在露华春晚餐。


2月

2月1日 星期六

因为昨天走得很疲倦，今日在下关休息一天。上午在书报社翻书，逛马路。下午跑到夕阳峰上去，遥望点苍山，俯瞰洱海，风景颇不恶，傍晚始由玉龙镇返下关招待所。晚间陆君在松鹤楼招待一宪兵，系广东人，谈及此间军人运鸦片，路人侧目，称之为“护土队”，但宪兵亦无办法，报告中央，中央亦无办法。

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7时由下关动身，中午在祥云用饭，傍晚抵楚雄，宿天星客栈。今天走了22余公里，明天即可抵昆明了。

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7时由楚雄动身，不出3公里，又有宪兵检查。中午抵一平浪，在合作社用餐。此间滇缅铁路之工作颇紧张，开凿山洞，修筑路基，工人甚多。当地产煤，离昆明2公里。但是我坐的福特汽车忽然发生毛病，车头钢板断折，盛水的汽锅漏水，电线着火，勉强弄到安宁，已是晚间7时余，由另一汽车拖去，9时余抵昆明西站。汽车不能通过，由挑夫挑至城西，然后乘人力车赴正义旅社过宿，已12时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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